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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vae 7 
第 一 章 
ZT YAY [ea BS 


AEA, SUES REO AYP ee, PE EE A as 
HARE, ATOKA A, PES KIA ERR, Ca T 
道 ， 充 满 了 我 们 住 的 院落 。 


每 天 我 一 睁 开眼 睛 ， 就 跪 在 窗口 ， 望 着 那 块 现 着 肪 白色 烟雾 的 玻 
璃 ， 奇 怪 它 为 什么 在 我 们 吃 过 饭 的 时 候 ， 会 变 成 透明 的 ， 把 铺 满 院子 
的 阳光 ， 窗 外 的 花 倪 木 架 和 花红 叶 绿 的 鲜美 色彩 都 现 出 来 


那 时 候 ， 我 的 眼力 仿佛 还 望 不 到 三 五 尺 以 外 那样 远 。 在 我 的 记忆 
里 ， 也 从 来 没有 一 次 ， 从 玻璃 窗 上 户 见 立 在 对 面 的 一 排 木 窗 刻 花纹 的 
茅草 房子 ， 和 那 房子 前 面 的 播 舞 着 身子 快 步 走 路 的 猩 ， 睡 在 墙角 落 里 
贤 太 阳 的 猪 。 除 非 我 跟随 着 母亲 到 窗外 演 花 的 时 候 ， 大 是 我 走 得 远 一 
BIL, AREER RUSS FAT, BOAT RIE BRIA A Fp at 
古怪 的 生物 。 心 想 走 远 点 看 看 ， 可 总 苹 给 那些 长 贷 殷 围 截 着 ， 终 于 两 
眼 望 着 它 们 退回 来 。 直 到 换 近 母亲 的 腿 部 ， 我 才 敢 伸 脚 中 它们 。 虽 然 
FHA, Fe REE SRT SL, Beat BER, OK 
ie ° 


县 城 外 ， 有 一 条 水 流 清净 的 红旗 河 。 古 远 的 以 往 ， 那 些 土 人 到 族 
而 大 的 年 代 ， 北 岸 或 许 是 给 正 红 旗 的 满族 土 人 副 跑 着 的 ， 现 在 变 成 了 
采 木 行 、 锯 板 厂 糜 集 的 城郊 。 河 边 儿 ， 全 古 树 皮 剥 光 的 木 排 几乎 掩 
向 了 红旗 河 的 一 半 水 面 。 有 的 木 排 ， 从 这 里 再 顺水 下 流 ， 运 输 到 图 们 
LA; 有 的 停留 在 这 儿 ， 找 到 天 主 ， 驶 给 搬运 到 岸上 的 锯 板 上 里 去 ， 
锯 作 木板 。 而 且 一 批 木 排 内 出 了 至 位 ， 不 久 束 有 另 一 批 木 排 填补 上 。 
BENE RE, WBNS AAR EIA EE RARE DEAS © RAY 
远 处 ， 男 人 站 在 木 排 上 洗 洽 ， 孩 子 们 蹲 在 木 排 上 垂钓 。 岩 上 饥 割 方 木 
的 高 典 子 上 ， 整 天 不 断 啊 着 饮 木 的 噬 噬 声 、 痢 锤 击 打 锡 板 间 木 塞 的 叮 
当 声 和 洗衣 妇 文 们 手 里 不 俘 用 棒 术 手 打 湿 衣 的 手 衣 声 ， 还 有 来 往 海参 
左 、 清 津 港 的 帆船 上 的 水 手 ， 遇 到 一 阵 把 布 篷 或 满 的 有 力 的 风 所 起 的 
欢 叫 ， 所 有 这 些 复杂 景象 和 声音 ， 使 红旗 河 在 孩子 的 单纯 视 感 中 ， 成 
为 五 光 十 色 的 具有 诱惑 性 的 乐园 了 。 


可 是 我 第 一 次 跟随 着 母亲 到 红旗 河 去 ， 仿 佛 没 有 看 见 宽阔 的 水 
流 ， 以 及 河南 岸 的 绿 野 、 羊 群 。 只 是 觉得 这 里 有 各 种 各 样 的 声音 ， 我 
寻 不 见 那 许多 声 首 中 最 特殊 的 、 古 怪 的 ， 是 发 日 什么 地 方 ， 尽 是 顺 声 
寻 望 。 往 往 望 见 的 不 是 发 那 种 奇 声 的 景物 ， 可 是 这 景物 本 吴 又 引起 了 
我 的 好 奇 心 ， 等 到 耳 里 又 啊 起 那 种 古怪 鸣叫 时 ， 束 又 抛弃 了 眼前 的 景 
物 ， 去 寻 望 别 的 了 。 我 所 仰望 到 的 锯 木 架子 ， 是 那样 高 大 ， 如 冲 云 
雷 ， 实 际 上 ， 后 来 才 知 道 ， 只 是 离 地 一 区 四 尺 高 。 我 奇怪 为 什么 站 在 
那样 高 的 木头 上 的 人 ， 不 会 坚 落 下 来 。 我 一 直 和 望 着 人 他， 仿佛 不 一 会 
儿 ， 他 就 会 站 不 住 ， 束 会 跌落 下 来 似 的 。 


那 时候 ， 和 母亲 就 说 :“ 你 不 看 着 道 走路 ， 老 是 仰 脸 看 什么 ? ” 


我 丈 抓 住 母 杀 的 衣 钳 ， 觉 得 母 杀 也 是 高 大 的 。 我 必得 伸 高 手掌 ， 
才能 抓 住 她 的 衣襟 。 等 到 走 下 土 岩 的 工夫 ， 我 就 抓 着 母亲 的 久 腿 。 


“We! 抓 住 我 的 手指 头 ! 好 好 走 哇 ! ” 


于 是 我 握 住 母亲 的 一 只 手指 。 这 时 候 ， 只 能 看 见 一 根 一 根 顺 序 英 
在 脚下 的 木 排 。 和 觉得 一 根 方 木 和 一 根 方 木 的 距离 ， 都 是 我 的 步 度 路 不 
过 去 的 ， 实 际 上 它们 用 粗 腾 束 在 一 起 ， 方 木 和 方 木 之 间 ， 至 多 内 着 一 
两 分 的 空隙 而 已 。 不 过 我 望 厦 空 际 则 的 水 沟 ， 总 是 惧怕 ， 尤 其 是 这 里 
的 水 和 家 里 的 水 不 同 ， 这 里 的 水 是 会 动 的 ， 而 且 活 动 得 是 那样 快 ， 只 
要 大 人 的 脚步 从 这 根 踏 在 那 根 方 木 上 的 时 候 ， 它 们 之 间 的 水 就 会 跳跃 
起 来 ， 做 着 癌 人 搜 扑 的 威吓 姿势 。 


“迈步 哇 ! 迈步 ! 对 了 ， 再 伸 腿 ， 这 不 是 走 过 来 了 吗 ? PAR AME 
地 说 。 可 是 我 全 不 入 耳 ， 尽 管 望 痢 我 路过 来 的 方 木 ， 没 有 想到 这 样 容 
易 。 所 以 母亲 要 抱 着 我 癌 最 外 那 排 临 着 红旗 河中 流 的 木 合 上 走时 ， 我 
极力 择 扎 看 不 让 她 抱 ， 我 是 要 目 己 笑 试 着 跨 过 一 根 根 方 木 之 间 的 水 沟 
那 种 胜利 而 义 舒 适 的 感觉 的 。 


“那么 ， 你 自己 走 吧 ! 我 可 不 管 你 了 ! "母亲 说 话 时 ， 拾 起 木 排 上 
的 洗衣 贫 ， 做 出 不 再 理 我 的 神气 。 


我 想 : 你 目 己 走 ， 你 目 己 惑 走 吧 ! 反正 我 目 己 是 能 一 步 一 步 路 过 
去 的 ， 这 还 不 容易 。 

我 低 首 头 ， 跨 上 了 一 根 方 木 ， 同 前 面 望 一 望 ， 不 意 母 亲 束 站 在 我 
的 眼前 ， 望 大 我 。 这 时 ， 她 笑 了 ， 我 也 觉得 非常 得 意 。 因 为 现在 不 抓 
母亲 的 手指 ， 也 能 够 独 目 迈 过 一 道道 水 沟 了 ， 完 全 任 什么 外 力也 不 依 


aE ° 
“还 笑 哇 ! 掉 到 水 里 我 可 不 管 你 蚜 ! ARE, RIL?» 
WILT °° 
“那么 抓 着 我 的 手指 头 吧 ! ” 


我 授 摇 涉 ， 不 再 癌 前 走 。 可 是 母亲 的 手掌 还 不 缩 回 去 ， 我 就 推 开 
它 。 独 目 一 步 一 步 ， 从 这 一 根 方 木 ， 跨 到 那 一 根 方 木 上 去 。 和 母 杀 是 一 
直 走 一 步 ， 信 一 停 ， 等 行 着 我 。 


当 我 跟随 母亲 走 到 最 外 一 排 木 僵 上 时 ， 母 亲 束 命令 我 好 好 坐 在 里 
边 ， 不 许 动 。 我 望 见 许多 光 号 的 孩子 ， 在 阳光 内 内 的 河流 里 洗澡 ， 发 
着 畅快 的 笑 声 和 欢呼 。 在 我 当时 的 记忆 里 除了 这 一 点 印象 存在 着 以 
外 ， 再 没有 别 的 什么 了 。 没 有 望 见 宽阔 的 水 流 ， 也 没有 望 见 帆船 ， 残 
苹 对 岸 的 广阔 无 际 的 田野 ， 也 仿佛 是 在 我 的 幼小 的 眼界 之 外 ， 远 不 相 
有 拨 。 但 我 也 似乎 记得 ， 男 外 还 有 些 妇女 ， 痢 蹲 在 木 排 上 反 衣 答 。 最 使 
我 注意 的 是 一 个 披 红 围巾 的 女人 ， 她 发 现 我 在 望 她， 手指 就 向 我 脸 上 
弹 肥 忆 沫 ， 我 依旧 望 着 她 ， 同 时 把 肥 虹 沫 用 自己 的 手背 指 净 。 她 束 实 
起 来 ， 两 排 雪 日 的 牙齿 发 着 光 渗 。 母 茶 那 时 给 我 脱光 了 衣服 。 


我 望 见 母 杀 也 开始 洗衣 服 了 ， 就 走 过 去 。 
“你 过 来 做 什么 ? 站 在 那儿 不 许 动 。” 


于 有 是 母亲 掷 给 我 那 条 市 着 银 锁 链 的 红 肚 忽 ， 我 也 寻找 了 一 个 靠 水 
尝 的 地 方 ， 想 蹲 着 洗 。 但 是 给 母亲 抱 起 来 ， 我 束 踢 着 两 条 腿 ， 坚 持 着 
不 离开 我 所 寻 到 的 合适 的 地 方 。 


“听话 ! “母亲 说 ,“ 坐 在 我 旁边 ， 不 许 动 。 我 给 你 尝 。” 


先前 母 杀 逆 着 我 的 心意 人 硬 把 我 抱 过 来 ， 现 在 义 把 我 的 红 肚 忽 全 汝 
了 水 。 这 是 我 目 己 要 亲手 投 到 水 流 里 去 误 混 的 ， 于 十 我 播 叶 着 身子 ， 
拒绝 那 条 给 别人 漫 湿 的 红 肚 忽 。 母 亲 给 我 反 于 了 ， 并 说 : “你 看 看 ， 不 
征 一 滴水 也 没有 了 吗 ? Ba! 你 目 己 洗 吧 ! ”我 还 是 不 满意 ， 觉 得 既 已 沾 
过 水 ， 无 论 抒 得 怎样 干 ， 和 原先 是 不 一 样 了 。 而且 坐 在 她 旁边 ， 处 处 


受 她 的 监视 ， 一 总 儿 也 不 目 由 ， 融 是 母亲 不 说 什么 ， 只 那 不 住 望 我 的 
眼睛 ， 残 足 使 我 感到 一 种 紧 紧 的 束缚 了 ， 何 况 时 而 她 说 : RS 
短 ， 沾 不 到 水 ， 坐 下 吧 ! ” 束 使 我 坐 下 来 ， 时 而 又 说 :“ 还 是 我 给 你 漫 
湾 了 ， 你 再 洗 。” 终 于 ， 我 在 她 不 注意 的 时 候 ， 偷 偷 走 开 去 ， 并 且 两 手 
Dea RIES © 


我 义 回 到 原来 的 地 方 。 那 里 刚 空 出 的 一 排 木 徐 ， 有 着 池子 大 的 一 
洒水。 四周 的 木 排 ， 除了 几 个 光 喘 提 小 鱼 的 孩子 ,没有 什么 大 人 。 我 
用 肥 电 摩擦 着 平 铺 在 方 木 上 的 红 肚 儿 ， 束 在 这 完全 目 由 的 随心 所 欲 的 
TR, RAVE EC HAE SU RRC AKA ARE, PRT 
掉 下 去 了 ， 于 是 觉得 眼睛 前 全 有 是 翻 起 的 水 确 的 侍 沙 、 泡 沫 、 圆 珠 儿 。 
我 还 想 张 口 呼喊 ， 可 是 水 立刻 束 江 到 喉 里 去 。 那 时 候 又 有 一 股 冰 冷 的 
水 流 从 河 克 下 党 浮上 来 ， 我 觉得 喘 体 一 轻 ， 头 发 束 给 一 只 大 手 抓 住 ， 
我 只 出 声 来 了 。 


从 这 以 后 ， 母 亲 再 不 市 我 到 红旗 河 去 ， 而 且 隐 瞒 了 这 次 事故 ， 从 
来 不 对 谁 说 。 当 我 在 县 立 高 级 小 学 毕业 ， 下 乡 避 难 的 那 一 年 ， 父 亲 才 
知道 为 什么 批 八 字 的 红 帖 上 批 着 三 岁 必 有 一 难关 ， 他 是 深信 着 中 国 那 
些 命运 论 的 传道 者 的 。 


— 
一 人 
— 


没有 同年 岁 的 小 朋友 一 块 儿 玩 ， 也 没有 什么 玩具 ， 日 子 过 得 古 那 
么 无 趣 。 


我 们 住 的 房子 ， 征 新 建 不 久 的 。 房 门 绷 西 ， 南 北 两 间 各 有 两 大 局 
玻璃 窗 。 我 和 母亲 住 着 北 间 ， 南 间 走 终日 彼 无 人 声 ， 仿 佛 从 前 满 地 都 
征 水 条 、 有 瓜子 皮 和 香烟 镑 。 现 在 我 过 去 看 看 ， 只 有 发 光 的 泉 椅 、 茶 


几 ， 以 及 一 般 商 人 三 置 客 室 的 家 具 。 那 些 家 具 的 式样 既 陈 旧 ， 看 起 来 
又 尝 重 ， 奉 非 讲究 结实 耐用 的 人 ， 和 是 不 会 喜欢 它们 的 。 


屋子 当中 ， 有 染 俄 国 式 的 “ 别 列 器 ”一 一 冬季 用 来 烧 煤 取暖 的 炉 
子 。 现 在 反而 给 人 一 种 冷 稻 的 感觉 。 每 次 走 到 门口 ， 我 束 跑 开 去 ， 仿 
佛 这 空 无 一 人 的 客室 ， 是 专门 为 着 捕 提 小 孩 所 设立 的 ， 像 我 所 见 的 那 
HEARSE ARTIS, STARS eA EGE DE © 


FGA i heb BR AA EWE ° WB ALAR BY BEM eR, LAB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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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 “。 遇 到 母 杀 做 面 的 时 候 ， 束 恳求 一 小 块 面 ， 一 直 揉搓 成 各 式 各 样 的 
长 条 、 圆 棒 、 方 块 .……... 之 后 ， 那 面 块 变 成 马 黑 的 时 候 才 吹 手 。 


既然 不 睡 ， 总 要 做 总 什么 ， 一 个 人 孤零零 的 做 什么 玩 儿 呢 ! a 
FETE, FERRE, fe RRR ° — 2 J LBB TE Tel eB A 
— hE, DURST ° Ak Ae BRA LAK, RA GaP 
JPR BA, WAR SITE, Aya RR 7B Ok E 
一 挺 ..….. 有 了 时 两 手 抱 住 大 腿 后 股 ,不 使 它 落 下 去 ， -HASSSe, W 
脚 有 时 不 借 辟 力 ， 能 够 一 点 一 点 地 使 脚尖 碰 到 目 己 的 前 额 。 


“你 那 古 做 什么 蚜 ! 丑态 ! 还 不 起 来 好 好 坐 着 ! 起 来 看 看 院子 里 是 
谁 呀 ! ” 


我 知道 没有 什么 人 (AAR, BFR MS TORR BUS). BL 
不 作 声 ， 依 旧 操 练 着 自己 得 意 的 把 戏 。 母 亲 往 往 只 说 一 两 句 “ 丑 ! 真 
A! ”就 不 再 瘟 担 我 起 喘 了 ， 一 边 酌 量 着 榴 裁 下 来 的 布 的 长 短 ， 一 边 不 
由 目 主 地 呼 着 妇女 们 无 聊 时 所 爱 呼 的 一 种 没有 字音 的 调子 ， 仿 佛 腿 睛 
在 衡量 布 块 ， 心 里 却 想 着 另外 的 事情 ， 而 且 不 目 觉 鼻 子 也 在 吟咏 着 
一 一 那 浊 露 无 聊 而 寂寞 的 声音 ! 对 于 孩子 ， 没 有 再 比 这 音调 的 催 眼 力 
更 大 的 了 。 侦 尔 ， 我 趁 着 殷 群 不 注意 的 工夫 ， 也 会 跑 到 对 面 那 家 和 我 


们 共用 一 个 前 车 门 的 人 家 去 ， 伏 在 那 忆 有 伦 格 裤 的 门 边 ， 探 着 头 同 里 
看 。 


“进来 玩 儿 吧 ! ?等待 梅 姐 这 样 招 呼 的 时 候 ， 我 才 慢 慢 走 进去 。 生 
‘PAB DU We Ac ABET, 


BDU tie MEH AER, SO ACR, ORLA 
lee, RSP A ARE, EGET HORRAA, AER, Wieles, 
FRAN DG a Re I, HE MGCP SR YET oo AUR Re ET EY 
Wo SR ERED, FRR, 704, I Rina At, Ba 
双 黄 牛 样 的 眼睛 ， 整 天 两 手 捧 着 蜡 烟 壶 ， 拖 看 鞋 ， 不 结 领 扣 ， 坐 在 屋 
檐 底下 晒 太 阳 。 每 次 遇见 我 找 梅 姐 的 时 候 ， 束 截 住 我 ， 说 道 : “ 连 哥 
儿 ， 过 来 ， 四 叔 称 一 称 。” 族 下 他 的 曙 烟 壶 ， 两 手 捧 住 我 的 下 闫 ， 把 我 
惹 空 提 起 来 ， 一 过 三次， 我 若是 不 跑 ， 他 还 会 称 的 ， 束 古 跑 开 去 ， 他 
还 叫 : “ 连 哥 儿 ， 别 跑 ， 再 来 一 次 嘛 ! ”所 以 我 几 次 有 心 找 梅 姐 玩 ， 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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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印象 打消 了 。 


有 一 天 ， 我 望 见 韩 四 朴 不 在 院子 里 ， 鹅 群 全 到 在 猪 食 桶 旁边 ， 抢 
吃 那 些 淋 在 桶 外 的 酒糟 。 只 有 韩 四 群 坐 在 矮 脚 党 子 上 ， 监 视 着 三 口吃 
食 儿 的 猪 。 手 里 抓 厦 一 根 搓 料 棍子 ， 兼 着 用 作 责 打 独 霸 食 槽 的 凶 猪 。 
我 心 想 趁 她 注意 力 全 集中 在 那 三 口 猪 上 的 工夫 ， 人 悄悄 走 过 去 找 梅 姐 。 


一 只 灰 翅 膀 的 禾 ， 口 舍 一 条 沫 叶 之 类 的 东西 ， 从 猪 食 桶 旁边 退出 
来 ， 男 一 只 红 冠 的 日 殷 ， 同 它 退 逐 着 ， 迅 速 地 跪 来。 我 本 该 在 这 时 候 
尽管 向 前 走 的 ， 可 是 我 兑 站 住 ， 注 意 它们 是 不 是 会 看 到 我 。 念 佛 等 它 
们 看 不 到 我 再 走 ， 可 钙 义 不 县 避 ， 哪 还 有 看 不 到 的 ? 正巧 又 有 一 只 母 
鸡 拌 着 翅膀 追 来 了 ， 这 古 一 只 非常 精明 能 干 的 母 鸡 ， 为 了 抢 动 灰 这 膀 
鹅 的 获得 物 ， 它 抛弃 了 那些 咳嗽 鸣叫 的 鸡 锥 。 束 在 我 的 脚 前 ， 它 退 上 
了 灰 想 鹅 ， 只 见 它 的 翅膀 一 扑 ， 就 从 鹅 的 届 嘴 里 抢 去 那 条 呈 叶 之 类 的 
东西 ， 迅 捷 地 逃 开 去 。 当 时 ， 我 倒退 了 两 步 ， 翁 怕 率 涉 到 我 ， 谁 知道 


这 动作 引起 日 和 的 疑心 ， 它 像 追 叹 我 圣 上 的 某 种 东西 那样 ， 伸 有 颈 奔 
来 。 灰 起 筷 本 来 去 退 母 鸡 ， 听 见 我 的 呼叫 ， 也 掉头 扑 来 了 。 我 不 禁 失 
口 而 大 声 呼 叫 了 ， 但 又 不 会 动 、 不 会 生 似 的 ， 藉 那么 站 着 ， 仿 佛 等 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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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Pe RF! 连 哥 儿 ...... 跑 ， 到 这 边 米 ! ” 


我 这 才 明 日 应 该 逃 开 这 围攻 ， 许 多 和 殷 已 经 鸣叫 着 问 这 边 增 援 了 。 
当 我 跑 到 昔 四 娘 的 喘 边 去 ， 我 还 掉头 观望 着 那些 向 空 鸣叫 的 牧 ， 发 出 
惧 介 的 冷 突 。 实 际 上 我 的 心 ， 是 在 继续 猛烈 地 跳动 。 望 厦 韩 四 娘 娩 笑 
的 嘴唇 ， 于 是 我 也 真 的 笑 起 来 了 。 


“ 坐 在 我 腿 上 吧 ! 是 着 你 没有 ? ” 

“没有 。” 

“你 妈 在 家 做 什么 呢 ?” 

HRC 。” 

“给 谁 颖 ? » 

“你 看 ， 四 尹 ， 那 个 母 猪 又 咬 那 个 小 公 猪 了 。” 

我 指 着 那 头 白 嘴巴 的 黑 母 猪 ， 韩 四 妨 的 棍子 却 殴 到 小 公 猪 头 上 。 
我 望 望 韩 四 婷 的 脸 ， 韩 四 婷 像 是 安慰 我 而 且 赐 给 我 极 大 光荣 和 恩惠 似 
的 ， 又 圳 了 一 下 小 公 猪 的 耳 失 ， 仿 佛 说 :“ 你 看 ， 我 听 你 的 话 ， 打 它 
了 。* 小 公 猪 本 来 给 母 猪 咬 得 退 开 猪 档 ， 用 后 尾 抵 着 母 猫 的 助 骨 ， 神 情 
是 静 等 一 会 儿 ， 母 猪 吃 得 起 劲 的 工夫 ， 再 掉 转 尾巴 ， 和 它 并 头 吃 。 现 
在 改 了 焉 头 ， 自 觉 失 势 似 的 ， 播 哆 着 尾巴 走 开 了 。 路 过 猪 食 桶 的 时 
候 ， 它 并 没有 沾 着 什么 ， 只 不 过 嘴 里 不 平地 哼 哼 着 而 已 ， 可 是 那 只 俏 
小 而 强悍 的 母 鸡 ， 展 着 翅膀 扑 来 ， 吸 它 的 鼻子 。 小 公 猪 完全 没有 注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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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 受 了 极 大 的 惊吓 ， 霍 霍 地 高 声 吗 叫 。 其 实 小 公 猪 想 走 到 猪 食 桶 的 对 
一 面 ， 一 点 儿 也 没有 欺 侮 它 。 它 飞 到 猪 食 桶 的 桶 口上 ， 等 到 站 稳 ， 就 
又 俯 着 头 加 棚子 里 血 望 了 。 当 时 我 很 想 给 它 一 石子 ， 赶 跑 它 。 它 到 处 
妃 来 扑 去 ， 专 门 抢 动 和 其 侮 别 的 依 冀 ， 已 经 骄 狂 得 使 人 气 不 候 了 。 可 
征 我 只 望 望 韩 四 尹 ， 见 韩 四 尹 忙 着 同 猪 槽 倒 猪 食 ， 束 没 敢 告 它 的 状 。 


那 时 候 ， 小 公 猪 又 急 急 走 来 了 。 母 猪 一 见 它 ， 浆 从 猪 槽 里 抽出 嘴 
巴 来 ， 做 出 唇 是 小 公 猪 再 进一步 整 会 撕 咬 它 的 威胁 姿态 。 我 完全 起 记 
pA DAES, BERR Ri: “给 我 ! 给 我 ! ”很 人 ~ 失去 了 
殴打 母 猪 的 机 会 ， 趁 它 刚 胃 小 公 猪 发 出 威胁 声 的 当 儿 ， 束 打 了 它 一 棍 
a 


“ 打 它 一 下 够 了 ! 把 棍子 给 我 ， 我 来 打 。” 


我 束 顺 从 地 带 给 韩 四 婕 ， 并 表示 打 它 一 下 ， 已 经 满足 。 脑 袋 倒 在 
韩 四 尹 膝 关上 ， 仰 脸 笑 痢 取 悦 她 。 实 际 上 ， 我 倒 很 想 再 打 它 一 棍 呢 | 
可 是 韩 四 娘 不 是 母亲 ， 只 想 在 韩 四 妨 转 背 的 工夫 ， 再 偷偷 中 一 下 它 那 
圆 简 形 的 日 嘴巴 ， 可 是 韩 四 娘 一 直 守 着 猪 槽 ， 不 离 腿 。 


韩 四 尹 说 小 公 猪 是 吃 得 很 外 的 了 ， 还 是 见 了 别 的 猪 吃 承 嘴 金 ， 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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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 抬 起 一 角 ， 使 猪 槽 里 的 水 料 集聚 在 另 一 角 上 “。 这 时 候 吏 停 在 那儿 ， 
手 既 没 离开 ， 也 没有 掀 猪 槽 ， 她 的 眼睛 仿佛 望 见 了 她 不 愿望 见 的 物 
件 ， 但 是 又 要 望 出 一 个 帮 细 来 似 的 ， 望 着 车 门 蕉 走 人 的 边 门 。 那 车 门 
平日 是 关 着 的 。 


韩 四 叔 走 进 来 了 ， 身 后 跟随 着 一 个 酒馆 的 伙计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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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 ， 反 射 着 阳光 ， 亮 内 内 的 在 他 手掌 里 旋转 着 。 韩 四 叔 的 日 子 ， 多 半 
征 在 旋转 这 两 个 “ 树 腰子 ?的 工夫 上 消 唇 的 ， 脸 上 经 闻 现 着 悠 朵 士绅 所 
有 的 笑容 ， 这 笑容 是 没有 来 历 的。 由 于 民 好 的 宫 养 和 无 忧 无 虑 的 乐天 
的 天 性 ， 那 笑容 在 上 晴天 时 候 仿佛 说 : “阳光 多 么 好 哇 ! 晒 得 人 真 舒服 ! 
BeSTREME! ”雨天 又 仿佛 说 : “Be HR! RATER ot, We 
幸福 ! ” 


现在 他 仿佛 知道 不 说 什么 ， 韩 四 群 的 眼光 十 不 会 离开 他 的 ， 那 和 
容 束 变 作 针 对 她 而 发 的 了 。 问 :“ 还 没有 喂 完 哪 2 ”知道 遮挡 不 过 去 ， 
又 说 :“ 这 不 是 嘛 ! 大 前 天 到 红旗 河 去 溜达 ， 碰 见 二 道 河 子 咀 们 亲家 ， 
还 有 什么 说 的 ， 到 福 兴 馆 去 吧 ! IE RAAT REA, BIE RL 
TF rBER..... ZAFA RIB! ” 


“我 可 没有 钱 ! 说 得 倒 好 听 ! 给 人 家 吧 ! 谁 给 我 ? "说话 时 ， 韩 四 
GRAF A, RAD, CAAT, ot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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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 ， 并 不 放 平 ， 足 见 事情 还 没有 完 。 她 的 眼睛 可 确 确 实 实 户 着 猪 槽 ， 
望 厦 猪 槽 里 的 水 料 回 地 下 消 。 她 说 : “终年 整 月 ， 回 家 领 讨 账 的， 金山 
银 山 也 叫 你 吃 光 了 、 喝 光 了 。 这 不 是 前 清 咱 们 星 家 一 年 有 二 百 八 十 八 
两 星 银发 给 咀 们 的 时 候 了 ， 什 么 还 有 你 吃 不 完 ， 玩 不 完 的 ? ” 


“你 又 是 说 我 吃 、 说 我 玩 啦 ! 我 不 是 说 嘛 ! 大 前 天 到 红旗 河 去 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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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! 到 福 兴 馆 吧 ! 就 进去 了 ..…....” 


“我 不 要 昕 ! 房子 都 叫 你 吃 去 一 半 了 .……” 说 第 一 句 话 时 ， 她 用 力 
敲 了 一 下 猪 槽 ， 这 才 发 现 水 料 快 流 完了 ， 而 且 小 公 猪 又 在 一 端 占 了 个 
位 置 。 


ARB EIS! 又 房子 房子 的 ， 还 不 够 你 住 的 ! 这 个 年 头 ， 又 是 明 
子 又 是 独立 党 的 ， 要 那些 家 产 做 什么 ? 是 不 是 ? 孙 老 三 。? 韩 四 叔 笑 着 
问 那 营 信 ， 也 不 等 孙 老 三 搭 苍 儿 融 大 声 咳 嗽 两 下 ， 然 后 叫 道 : “ 德 一 妃 
妇 ! 把 我 的 睡 椅 拿 到 窗外 来 ， 还 有 蜡 烟 。” 在 他 每 次 招呼 儿 旭 之 前 ， 照 
例 是 大 声 咳 嗽 两 下 ， 这 咳嗽 并 不 是 普通 平常 的 ， 更 没有 什么 用 意 ， 而 
是 一 种 习惯 的 气派 ， 近 平一 呼 百 诺 的 贵人 在 说 “来 人 哪 ! ”之 前 或 以 
后 ， 大 声 咳嗽 或 大 声 来 两 下 因 饱 而 喧 的 声音 一 样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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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性 的 姿态 。 这 时 唯一 活动 的 东西 ， 束 是 柔 而 胖 的 手 里 那 两 个 紫光 木 
=, Wee, MEMS ° 


Eb UM A CANE, TOS eB UE EH BOT ° TTA SC 
征 那 小 公 猪 !“ 你 再 挤 ， 我 再 叫 你 挤 ! PTT tea EEA BE 


Te 9 
“EA... BF! BEBBARI! ” 


“你 叫 我 拿 什么 ? 在 外 边 吃 了 ， 输 了 ， 回 家 殉 说 拿 给 人 家 ! 你 叫 我 
BTA? 还 有 什么 你 没有 号 光 ? ” 


AR EIS, RAV! 大 前 天 到 红旗 河 去 溜达 ， 汐 达 溜 达 还 
征 徘 过 吗 ? 束 磁 见 二 道 河 子 虽 们 亲家 了 。 那 是 你 儿子 的 岳父 哇 ! 我 倒 
没有 什么 关系 。 你 想 ， 磁 见 束 这 么 日 碰见 了 吗 ? 大 是 前 清明 们 旦 家 当 
事 的 时 候 ， 还 不 得 摊 两 保 满 汉 酒 遍 。 如 今 晚 儿 ， 人 家 知道 这 个 ! 不 来 
METAR, TA! 还 有 什么 说 的 ， 福 兴 馆 可 忌 得 去 去 吧 ! 就 是 不 吃 炳 
小 鸡 吧 ! 白酒 总 不 能 不 喝 两 息 吧 ! 孙 老 三 ， 你 说 是 不 是 ! ORLA A 
懂 这 个 过 场 ! ” 


“我 不 懂 什 么 人 情 过 场 。 从 前 一 个 院子 ， 现 在 可 剩 一 半 了 “。 你 那些 
号 喝 的 好 朋友 哪 ! 不 给 你 还 饥 殉 ? 卖房 子 ， 你 想 还 有 一 半 没 卖 ， 心 里 
不 舒服 是 不 征 ? ” 


“你 又 提 房 和子， 为 什么 是 娟 儿 们 呢 ? 为 什么 人 家 说 妇 道 人 家 呢 ? Bi 
因为 这 个 ! 有 你 住 的 吏 行 吧 ! 还 要 什么 ? 房子 是 人 住 的 呀 ! 你 不 能 住 


不 了 ， 用 眼睛 看 着 它 ? 你 说 是 不 是 ? ” 


韩 四 叔 说 话 时 ， 就 直 起 身子 坐 着 。 现 在 仿佛 这 问题 已 经 结束 ， 疝 
STL TAMER, RASTA, Wem, Mer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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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木 蛋 ， 又 迅速 地 旋转 起 来 ， 越 来 越 快 ， 充 分 表示 出 主人 玩 得 十 多 入 
熟练 ， 并 且 一 会 儿 束 停 住 ， 只 是 瞬间 工夫 ， 又 旋转 起 来 ， 而 且 这 次 和 
上 次 不 同 ， 假 大 细心 ， 就 会 看 出 这 次 是 逆转 。 


也 老 三 在 他 们 争论 的 时 候 ， 用 完全 不 听 韩 四 叔 言 谈 和 没有 觉得 韩 
四 叔 存 在 的 神气 ， 辐 韩 四 娘 搭 训 ， 而 且 所 搭 训 的 却 与 从 账 无 关 ， 不 十 
说 “你 这 口 小 公 猪 挺 肥 呀 ”， 融 是 说 “上 次 我 来 ， 你 们 那 口 母 猪 的 奶子 还 
没有 贴 地 ;这 回 我 来 ， 倒 产 了 这 么 些小 猪 纠 子 ”。 韩 四 叔 问 他 话 ， 他 虽 
然 狐 作 没 听见 ， 韩 四 群 收拾 猪 权 时 ， 他 却 会 献 息 勤 给 提 过 猪 食 桶 来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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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者 是 懂得 眉眼 高 低 ， 早 该 离开 了 。 可 十 我 完全 忽略 了 韩 四 娘 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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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 发 厦 一 种 区 ， 那 花 只 有 在 一 群 聚 在 新 倾倒 出 来 的 垃圾 堆 上 的 孩子 的 
服 睛 上 才能 发 现 。 它 首先 追逐 男 一 只 黑 母 鸡 ， 直 到 黑 母 鸡 跑 得 很 远 ， 
它 才 又 奔跑 回来 ， 尖 嘴 上 还 遗留 着 一 片 黑 绒毛 。 只 见 它 用 瓜子 把 那 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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边 ， 现 在 都 展 着 小 小 怒 膀 ， 跳 路 着 飞 扑 过 来 。 有 一 个 白 毛 鸡 锥 获得 了 
一 条 鱼 骨 ， 叮 着 跑 ， 别 的 鸡 锥 就 退 逐 它 。 它 们 的 母 杀 ， 那 强悍 的 有 着 
鲜红 冠 子 的 母 鸡 ， 苋 突然 抢 动 下 来 。 跑 到 我 跟前 ， 极 快 地 否 食 了 。 我 
立刻 朝 它 踢 了 一 脚 ， 于 是 这 若是 生 非 的 泌 辣 母 鸡 ， 大 声 惊 吗 。 


“ 谁 赶 我 的 鸡 啦 ?” 韩 四 娘 从 屋 里 走出 来 叫 道 ，“ 呵 
我 的 脸 一 定 是 苍白 的 。 


“你 做 什么 一 一 连 哥 儿 ， 别 怕 ， 过 来 ! 过 来 ! “等 到 我 走 近 韩 四 
权 ， 他 抓 住 我 的 手 问 ，“IF 着 你 没有 ? “眼泪 已 经 跳出 我 的 睫毛 ， 但 我 
没有 哭 ， 若 无 其 事 地 播 播 头 。 

“ 拿 给 他 没有 ? ” 

“ 拿 什么 呀 ! 拿 ……* 草 四 妨 大 声 喊叫 起 来 ， 立 刻 又 低 声 自 语 ，“ 爹 
山 也 吓 你 吃 光 了 1 ， 

UXT ABE, BUI.” 


我 望 见 母 杀 走 出 来 了 ， 束 跑 过 去 。 我 必须 说 ， 那 时 有 三 只 物 伸 长 
细 有 贷 ， 在 我 脚 后 仍 随 着 ， 但 我 一 点 也 不 害怕 ， 甚 至 连 它们 故 作 威吓 的 
叫 声 也 都 没有 注意 。 


是 谁 ? ” 


四 


晚上 我 梦 见 那 只 冠 子 鲜 红 的 母 鸡 ， 突 然 变 成 韩 四 娘 ， 走 来 走 去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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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 ， 只 年 我 一 个 人 在 满 是 结 着 紫光 木 蛋 的 树林 里 躲避 她 。 心 想 抽 择 


摘 下 几 个 木 蛋 ， 可 征 总 摆脱 不 开 韩 四 娘 的 追踪 ， 实 际 上 她 又 没有 看 见 
我 。 我 望 着 那些 密 密 素 素 的 紫光 木 重 ， 在 韩 四 娘 的 头 上 播 播 欲 验 ， 不 
敢 稍微 停留 一 会 儿 。 碰 触 着 她 前 额 的 木 重 ,纷纷 跌落 ， 我 清 清 楚楚 听 
见 木 蛋 落 地 的 环 琅 声 ， 那 声音 越 来 越 大 .…… 我 听见 一 种 耳 束 的 口音 
说 :“ 你 听 昕 ， 你 爹 给 你 之 来 什么 了 一 一 小 货 妇 鼓 哇 ! ” 


我 就 摇晃 着 肩膀 ， 向 空 踢 着 两 只 脚 。 装 识 到 自己 是 在 做 梦 ， 虽然 
梦 可 怕 ， 却 不 愿 在 甜蜜 的 睡眠 中 ， 有 人 扰 曾 我。 到 底 给 母 杀 拉 着 一 只 
手 笑 ， 扼 起 来 了 。 最 先 我 望 见 综 绕 不 清 的 灯光 ， 揉 着 睡 上 腿 ， 嘴 角 露 着 
不 甘心 给 人 和 弄 醒 的 仿 届 样子 。 有 人 想 乒 开 我 那 两 只 探 眼 的 手 ， 我 束 越 
发 气 恼 ， 越 发 不 让 他 斑 开 。 终 于 给 人 狂 开 了 ， 而 且 在 一 种 耳 熟 的 声音 
中 笑 起 来 。 那 声音 说 : “Ma, DERE! 你 看 ， 你 看 。 快 看 哪 ! 五 
图 的 孩 季 了 ， 才 学 着 姑 呢 ! ” 


“你 看 看 ， 是 谁 呀 ? > 


我 望 见 两 只 手 分 开 我 两 臂 的 人 ， 是 面 熟 的 。 帮 不 是 现在 望 见 他 ， 
我 又 绝 不 会 想到 他 的 。 我 立刻 说 是 爸爸 。 不 过 我 不 挪 开 眼睛 地 审视 
他 ， 那 肌肉 丰满 的 脸 孔 ， 那 阔 大 的 下 闫 ， 那 磨 般 的 深远 、 明 亮 而且 发 
光 的 眼睛 ， 仿 佛 和 是 有 了 一 种 变化 ， 增 加 了 一 点 从 前 我 所 没 见 过 的 东 
西 ， 这 东西 把 他 的 全 脸 神 情 部 改变 了 ， 改 变 成 一 个 慈祥 的 老人 ; 而 且 
只 有 这 东西 古 最 触目 的 ， 那 古 沿 着 上 层 的 浓 因 胡须。 


“你 问 你 参 ， 从 船厂 给 连 儿 带 什么 来 了 ? “母亲 说 完 又 望 望 父亲 的 
STL, “真是 想不到 ， 怎 么 留 起 沿 口 来 了 。*” 听 声音 ， 就 知道 这 话 不 
止 说 过 一 遍 的 。 


在 这 充 侯 的 靠近 国界 的 县 城 ， 人 们 避讳 “胡子 ”两 子 ， 改 称 作 “ 沿 
口 ”， 并且 在 这 满洲 还 没 正 式 开 发 的 年 代 ， 吉 林 省 城 也 袭 用 着 渔猎 时 代 
的 旧名 一 一 船厂 。 


父亲 在 母亲 提 到 * 治 口 ?的 时 候 ， 用 手 捡 着 胡须 ， 姿 态 是 愉快 而 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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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完全 清醒 ， 我 也 说 不 清楚 ， 总 之 是 静 静 站 在 那儿 ， 什 么 也 没有 想 。 


“不 要 动 啊 ! 好 好 坐 下 来 1 ” 


我 这 才 注 意 到 母 杀 映 前 ， 还 有 许多 贴 着 各 种 图 案 的 纸 包 、 局 纸 
， 我 突然 振作 起 来 。 足 下 去 要 在 这 些 纸 包 纸 盒 里 ， 搜 寻 出 目 己 的 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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匹 花纹 的 眼色 人 研究 着 ， 这 时 我 束 拉 她 的 手 ， 想 抢 过 来 目 己 先 看 。 母 杀 
起 初 总 是 用 手 遮 拦住 我 ， 同 时 遂 : “MERE! 什么 你 也 要 动 动 。” 

到 的 还 古 圳 给 我 ， 等 我 拿 到 手 觉 得 实在 没有 什么 可 看 的 ， 母 杀 束 
说 :“ 看 完了 吗 ? 你 不 是 抢 着 要 看 吗 ? 怎么 这 样 快 束 看 完了 。” 义 翻 弄 
着 那 衣 料 ， 抱 人 纺 色调 不 中 意 。 

“ 素 气 一 点 不 好 吗 ? ” 

“就 是 素 气 一 点 也 不 定 古 黑 的 ， 深 蓝 的 .…...” 

“在 家 里 ， 义 不 愿 出 去 ， 罕 给 谁 看 哪 ! ” 


“FRED EEBARA? 目 己 看 也 舒心 ! 二 十 多 岁 不 罕 鲜 明 颜 色 
的 ， 还 要 五 六 十 岁 了 再 罕 ! ” 


“好 了 ， 那 么 下 一 次 你 自己 找 布 样子 ， 什 么 色 的 你 中 意 ， 就 带 什么 
色 的 。” 


“ 义 是 下 一 次 ， 下 一 次 布 样 义 是 日 市 去 ， 还 不 是 依 着 你 目 己 的 眼色 
挑 。 一 回来 ， 嗜 ， 黑 的 ! We, GRHEAY! We, Sea...” 


父亲 束 仿 佛 给 人 揭穿 秘密 那样 笑 起 来 ， 当 时 我 从 那 笑 里 总 觉得 父 
杀 是 音 贡 其 负 母 亲 的 。 在 他 们 谈话 的 时 候 ， 我 伸手 去 抽 一 个 布 伦 边 的 
纸 盒 ， 母 亲 的 手 拦 挡 着 我 ， 继 续 和 父亲 说 话 ， 知 道 拦 挡 不 成 功 ， 就 抓 
住 我 一 只 手 ， 却 没有 低 眼 看 我 。 


我 抽出 一 双 俄 国 式 小 马鞭 来 ， 于 是 任 什 么 也 不 要 看 了 ， 束 像 拾 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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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过 来 ， 我 给 你 穿 。* 这 是 父亲 结束 了 那 笑 声 ， 对 我 说 的 ，“ 过 来 ， 
我 看 合适 不 合适 ?” 


母 杀 也 说 : “过 来 ， 我 看 看 哪 ! ” 


我 束 走 到 母 杀 跟前 ， 坐 下 来 ， 伸 一 只 脚 给 她 ， 目 己 结 男 一 只 容 在 
脚 上 的 靴 市 。 


“要 睡 觉 了 ， 你 还 穿着 它 做 什么 ? ” 


我 是 无 论 怎样 也 不 脱 掉 靳 子 。 男 外 ， 我 决定 把 装着 我 那 套 日 洋装 
衣服 的 纸 盒 ， 杀 目 放 一 个 地 方 ， 于 是 爬 下 灶 去 。 


母亲 说 : “你 往 哪里 放 ? 给 我 ! 我 给 你 锁 在 柜子 里 。” 


父亲 说 : “你 就 让 他 上 自己 放 吧 1! ” 


当时 我 一 声 不 啊 ， 琢 麻 了 一 个 妥当 地 方 ， 那 是 屋子 中 央 的 “ 别 列 
絮 ” 一 一 一 个 砖 壁 铁 门 的 大 煤 火 炉 ， 这 煤 火 炉 好 久 以 前 已 经 措 拭 干净 ， 


预备 过 冬 再 司 用 。 炉 门 很 大 ， 炉 膛 也 宽敞 。 我 提防 母亲 会 看 见 ， 等 回 
头 一 望 ， 果 真 母 亲 望 着 ， 父 杀 也 时 着 。 


“ 那 不 成 ， 你 们 看 着 人 家 ? ” 


“那么 我 们 不 看 .…..” 父 亲 又 对 母亲 说 , “咱们 挤 过 脸 去 ， 不 看 
他 。” 


我 展 展 走 到 蝎子 旁边 去 ， 效 作 预 备 癌 捆 惧 于 底下 安放 的 神气 。 等 
我 再 回头 望 ， 果 然 父 亲 和 母 杀 又 在 偷 望 了 。 这 次 和 前 次 不 同 ， 不 是 真 
的 观望 我 怎样 安置 我 的 东西 ， 而 是 故意 在 偷 望 ， 并 且 诺 心 让 我 提 住 他 
们 在 偷 望 似 的 ， 借 以 取笑 。 


“这 回 和 爸爸 闭 着 眼 ， 不 望 你 了 。” 
“ 那 不 成 ， 得 回 过 脸 去 。” 


我 一 直 望 厦 他 们 的 背 月 ， 轻 轻 打 开 暖 炉 的 铁 门 ， 嘴 里 说 : “还 没有 
放 好 哇 ! ” 手 束 送 进 局 纸 盒 ， 小 贷 妇 辟 .…... 手 里 只 留 下 一 个 日 本 制 的 胺 
皮 立 人 。 人 悄悄 关上 门 ， 眼 睛 望 厦 蚁 上 ， 嘴 里 仍旧 回答 着 : “还 没有 放 好 
He! ” 轻 轻 走 到 时 边 去 ， 又 停 一 会 儿 ， 才 高 声 说 : “ 放 好 了 ， 你 们 看 
吧 ! 哪里 也 没有 。” 


等 到 父亲 一 回头 ， 我 殉 用 一 只 腿 跳 着 ， 一 直 跳 到 灶 治 下 ， 又 得 
意 ， 又 愉快 ， 我 是 多 么 巧妙 地 安置 了 我 的 所 有 物 哇 ! eG, BAA 
眼睛 望 着 父亲 ， 等 竺 他 问 侈 竟 放 在 什么 地 方 了 。 


然而 父亲 却说 :“ 放 好 了 吗 ? 那么 上 闹 去 困 觉 吧 ! BERNE 3» 


“了 听话 ， 明 天 你 爹 领 你 到 街 上 去 玩 ， 困 去 吧 ! ” 母 杀 也 说 ， 并 动手 
要 给 我 解 衣 扣 ， 我 摆脱 开 号 子 ， 不 让 她 脱 。 


他 们 一 点 也 没 把 安放 衣 盒 的 事情 看 重 ， 仿 佛 他 们 有 把 握 地 猜 知 了 
我 所 找 的 位 置 ， 我 是 多 么 希望 他 们 问 我 安放 的 地 方 啊 ! 实际 上 他 们 所 
猜 的 梨 惧 砌 下 ， 证 任 什么 都 没有 的 。 在 母亲 第 二 次 催 我 脱 挥 靴子 ， 我 
束 由 于 失望 而 扫兴 ， 而 气 恼 。 知 道 他 们 既 不 问 我 ， 我 也 永远 不 告诉 他 
们 ， 殊 古 明天 我 也 不 拿 出 来 。 他 们 要 问 ， 我 束 说 :“ 谁 叫 你 们 当时 不 
问 ， 仿 佛 你 们 知道 似 的 。 现 在 我 可 不 告诉 了 ， 你 们 不 是 知道 吗 ? ”所 以 
一 声 不 啊 ， 也 融 固 执着 无 论 怎样 不 脱 掉 靴 子 。 


“不 听话 ， 就 不 用 理 他 。?” 父 杀 说 。 


我 想 : 不 理 就 不 理 吧 |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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扭 衣 扣 ， 却 又 不 目 知 。 


昕 见 父 杀 和 母亲 谈 着 一 些 和 我 一 点 无 天 的 日 常 话 ， 我 束 抓 着 目 己 
的 衣 扣 ， 又 摸 着 焕 记 把 我 的 外 衣 抛 在 我 的 被 子 脚 下 ..….….. 感 觉 一 切 索 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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刻 就 把 脚 抽 回 来 ， 两 膝 曲 到 小 腹 前 .…… 而 且 听 见 父亲 说 : “俄国 卢布 又 
跌价 了 ! ? 听 声 音 ， 证 烛 灯 很 入 。 那 声音 和 父亲 在 有 灯光 时 候 所 说 的 语 
调 不 同 ， 而 又 有 着 无 限 的 隐忧 。 


Fuk 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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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切 我 都 记得 很 清楚 ， 仿 佛 昨天 一 样 。 尤 其 古 早 晨 息 起 来 ， 所 
见 到 窗外 送 进来 的 发 红 的 阳光 ， 这 是 宕 冷 的 北方 那 种 日 长 夜 短 的 初夏 
所 有 的 特殊 的 色彩 。 屋 子 里 都 给 这 阳光 染 得 发 红 、 明 亮 。 


对 面向 东 开 的 窗户 ， 有 丁香 树 的 花香 球 进 来 。 它 的 校 叶 在 阳光 中 
仿佛 还 挂 着 缕缕 的 轻 雾 ， 许 多 屋 榴 汰 踏 着 丁香 树 的 校 时 跳跃， 互相 妃 
未 而 且 嗽 鸣 着 。 前 院 猪 唆 鹅 鸣 也 不 绝 声 ， 它 们 是 在 等 候 早 食 ， 已 经 饥 
不 可 耐 了 。 最 触 耳 的 是 客室 里 的 谈话 声 ， 语 句 里 全 夹 着 “卢布 ”“ 黄 条 
了 ”马克 半 穷 党 半 富 党 半 独 立 党 ?等 等 我 所 耳 束 的 字眼 儿 ， 以 及 挪动 椅 
子 声 、 鞋 底 在 地 下 移动 声 。 我 歼 伏 在 迷 上 ， 温 在 一 种 舒服 而 又 情 懒 的 
状态 中 ， 连 手指 头 也 不 愿意 动 。 


那 时 苍蝇 刚 从 长 久 的 冬眠 中 复活 。 我 望 见 一 个 爸 蝇 从 我 耳 边 飞 
过 ， 于 是 我 仆 起 来 四 下 寻找 着 ， 义 踪影 不 见 。 突 然 窗 玻璃 上 发 出 蝇 
吗 ， 我 这 才 面 问 窗 跪 着 去 扑 它 。 我 又 看 见 窗外 的 花 盆 架子 前 ， 站 着 一 
母亲 和 她 说 着 什么 ， 老 效 子 只 顾 浇 化， 一 面 听 一 面 笑 。 我 
束 欢 叫 一 声 ， 抛 下 苍 临 跑 出 去 。 


我 认识 ， 她 是 母亲 门 上 的 亲戚 ， 不 入 前 还 在 我 们 家 做 工 ， 因 为 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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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 知道 原因 并 不 在 这 里 。 这 是 第 三 次 了 ， 她 来 总 带 着 一 包 香 芍 糖 ， 也 
并 不 全 给 我 ， 放 在 蚁 上 我 们 两 个 一 齐 号 ， 这 是 背 着 母亲 吃 的 。 而 且 她 
又 会 讲 故 事 。 父 杀 叫 她 凡 姿 ， 母 杀 叫 她 表 娘 ;她 称 母 杀 作 “和 连 儿 他 
妇 ”， 称 父亲 是 “ 实 榴 他 大 叔 ”。 但 背地 总 是 叫 “ 老 财 东 ”的 。 后 来 我 知道 
实 榴 是 她 留 在 山东 的 儿子 。 她 的 脸 像 永远 是 曝 日 下 晒 的 那么 红 ， 邹 纹 
很 多 ， 但 头发 梳 得 极 整齐 ， 衣 服 和 鞋 袜 全 是 一 点 污 迹 也 不 见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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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 才 想 的 。 可 是 母亲 说 : “他 能 记得 就 不 错 了 ， 还 知道 想 ! ”我 就 肯 
定 地 说 : “ 想 。" 我 没有 说 详 ， 仿 佛 确 实 是 曾经 想念 过 她 ， 并 且 脸 压 在 
她 的 肩 上 ， 不 知道 那 是 取悦 她 ， 还 是 目 己 佬 口 说 想 字 。 


“你 知道 ， 姥 尹 可 想 你 ? FEUER AR, “RAY, ANA ERE 
天 东山 了 ， 还 是 年 者 了 ， 见 了 连 儿 总 觉得 杀 。 在 海南 家 的 时 候 ， 实 榴 
那个 大 孩子 ， 长 得 也 挺 稀罕 人 ， 可 是 我 束 不 想 抱 ， 不 知道 来 到 关东 山 
忠 再 也 抱 不 到 了 .....” 


她 说 话 的 时 候 ， 我 区 落下 两 脚 ， 踏 到 地 上 。 我 伯 在 肩 上 会 压倒 
她 。 她 的 两 脚 很 小 ， 抱 着 我 ， 两 脚 不 得 不 前 后 移动 着 。 我 没有 兴趣 听 
她 的 话 ， 只 有 一 个 念头 ， 那 束 古 香 售 糖 。 她 还 不 放 开 两 手 ， 没 党 到 我 
的 两 脚 踏 在 实地 上 了 ， 念 佛 放手 我 会 跌落 似 的 ， 我 号 冬 屑 摊 脱 开 她 。 


“PEE AAT? ”母亲 说 。 


本 来 我 没 不 欢喜 ， 只 因为 她 握 住 我 的 两 臂 像 捧 一 灶 香 一 样 拘 得 不 
舒服 ， 仅 想 摆脱 开 她 的 两 手 ， 可 征 她 的 注意 全 倾 问 目 己 的 谈吐 上 去 。 
给 母亲 一 说 ， 我 真 的 不 高 兴 了 ， 到 底 脱 开 她 的 于。 母亲 越 是 说 : SE 
子 ， 你 姥 奶 不 是 亲 你 吗 ? "我 融 越 发 不 让 她 抓 我 的 肩膀 ， 并 且 用 手 推 开 
她 的 粗大 的 手掌 。 我 想 母 亲 既 这 样 说 ， 她 一 定 不 会 再 喜欢 我 了 ， 心 里 
很 悲 朋 ， 很 难受 ， 差 不 多 要 流泪 了 。 还 记得 那 时 我 抓 着 母 杀 的 裤 腿 ， 


王者 脸 不 看 她 。 等 我 目 己 回 到 屋子 的 时 候 ， 越 想 越 难过 ， 我 听见 汶 效 
的 脚步 声 ， 束 玩弄 着 手指 ， 泌 作 不 理 她 ， 实 在 我 想 她 一 定 生 我 的 气 
Te 


“ 连 哥 儿 你 怎么 的 了 ， 我 给 你 带 香 个 糖 来 啦 ! REE ito FUT 
出 这 声音 和 在 母亲 跟前 不 同 ， 完 全 是 从 心里 发 出 的 喜悦 和 疼爱 ， 可 是 
我 并 不 抬 起 眼 来 。 她 把 糖 包 送 到 我 眼前 ， 我 也 不 看 。 


“ 晓 ， 给 你 一 块 大 的 ， 张 开口 .…… 张 开口 .……… 听 话 ， 姥 娘 喜 欢 
你 。" 到 撒 我 张 开 口 接受 了 香 人 震 糖 , “你 看 ， 我 吃 块 小 的 ! ”我 看 见 她 也 
送 到 中 里 一 块 ， 把 糖 义 包 起 来 ， 要 向 她 口袋 里 放 。 


“我 看 看 ! ”我 扳 住 她 的 手 ， 她 一 边 打 开 纸 包 ， 一 边 说 :“ 我 给 你 放 
着 ， 还 有 许多 呢 ! ”我 瞧 着 有 十 块 那么 多 彩色 的 ， 二 十 块 那 么 多 黄色 
的 。 她 听见 母亲 的 动静 ， 了 束 六 : “我 给 你 放 着 呀 ! 别 看 了 ， 还 有 许多 许 
Bee FPA ERA Te a EU 


“我 也 有 个 口袋 ， 你 看 看 ! "Hi (ARBRE, weit 
糖 包 装 到 目 己 袋 里 去 ， 并 用 眼睛 暗示 我 ， 不 要 做 出 吸 糖 的 啊 声 ， 因 为 
母 杀 看 见 我 吃 糖 义 要 训斥 的 ， 忆 把 牙齿 吃 坏 了 。 然 后 大 声 对 母亲 
说 : “给 孩子 穿 什么 鞋 呢 ? ” 


“ 那 不 是 有 双 小 马鞭 吗 ! 你 的 衣 先 放 在 哪儿 啦 ? ” 


立刻 我 想起 昨夜 放 在 暧 炉 里 的 衣 辣 ， 可 是 起 记 了 我 立 的 即使 母亲 
RBI AS URI, BUA OR, Me: “在 这 里 呢 ! 
在 这 里 呢 ! MBE AURA, OA OR, BRR e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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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 给 你 来 罕 ， 过 来 ， 来 ! HAM e pt Kha, Mae oe 
那 套 反 领 衣 裤 的 手 忆 和 剪裁 的 精致 。 母 亲 也 观察 着 衣 裤 ， 没 有 提 到 


ta ° BOD Ra, on EBL ER ETOP HOR, LEA ie, AS 
BES Ut o AEB ta SERA AF ie Ss ARR, ets 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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钟 以 后 才 关 。 街 道 两 边 是 木板 做 的 行人 道 ， 下 面 征 流 污水 的 阴沟 。 排 
列 在 两 边 的 有 独 柱 路 灯 ， 燕 子 在 逆 灯 的 玻璃 党 上 站 着 休息 ， 呢 喃 地 叫 
着 。 一 辆 四 轮 农 车 驶 过 来 了 ， 马 颁 铃 鳃 很 咽 ， 可 是 燕子 并 不 吃惊 ， 我 
想 它 一 定 还 没 昕 见 ， 就 望 着 它 ， 看 马车 经 过 灯 柱 券 边 它 会 不 会 尺 开 。 
父亲 束 说 :“ 你 老 是 看 什么 ? 不 看 道 一 一 还 是 我 抱 着 吧 ! ?我 摆脱 开 ， 
等 我 再 望 时 ， 农 车 已 经 驶 到 我 身边 ， 那 上 面 铺 着 干草 ， 展 开 的 栅 被 
上 ， 坐 着 几 个 发 革 上 插 着 花 的 乡 妇 。 有 一 个 发 可 强 在 头顶 上 ， 和 母亲 
的 完全 不 同 。 车 后 有 两 条 大 狗 ， 叉 壮 健 久 强悍， 没有 用 绳子 挫 ， 它 们 
却 尾随 痢 不 脱逃 。 百 头 都 伸 在 嘴 外 ， 嘴 吁 着 ， 我 柯 怪 为 什么 不 把 它们 
放 到 车 上 拉 着 呢 ? 


“你 看 什么 呀 一 一 这 孩子 ， 给 你 于 大 叔 请 安 ! ”我 知道 请 安 是 要 届 
屈 右 膝 ， 同 时 右手 垂 地 。 这 是 旗 人 礼 ， 俗 名 叫 “ 打 千 ”， 可 是 我 不 愿意 
在 街 上 “ 打 千 >”， 因 为 有 许多 人 看 着 。 连 那 于 大 叔 是 什么 样 的 人 ， 我 也 
没有 看 ， 只 觉得 他 反 了 一 下 我 的 甩 ， 拧 得 很 疼 ， 我 要 关 ， 可 是 望 见 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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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么 都 掩蔽 了 ， 尺 古 些 辛 。 有 一 个 黑山 平 几 次 企图 跳 过 平 背 。 它 们 走 
得 是 那么 拥挤 ， 街 道 两 边 空 着 ， 但 它们 却 向 当中 挤 。 羊 群 走 过 ， 远 处 
FS) erie AB ST BR To BIL SRL BR FAY re A ARE, AT SK 
EMaRRWARAA AIK, B-MRE-ATE, NAR 25 
AZT ee PF MBB GE Be HOR o FR aT ee, BT ab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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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听见 没有 ， 和 你 雁 姐 在 一 块 玩 。” 父 杀 说 。 我 们 已 经 来 到 一 座 面 
街 的 商店 ， 门 口 挂 厦 两 块 镶 铀 的 灌木 招牌 。 屋 里 人 挺 多 ， 有 的 在 两 边 
长 想 里 排列 厦 ， 正 像 排列 在 隔 橱 里 的 大 痪 瓶 ， 有 的 坐 在 两 边 长 想 之 间 
的 长 条 靠 检 上 。 我 的 眼睛 这 时 只 注意 到 一 个 人 ， 这 古 比 我 大 两 岁 的 女 
骇 子 。 她 的 额 前 有 藤 得 很 整齐 的 头发 ， 两 只 马 黑 而 且 有 光波 的 服 睛 户 
着 我 。 她 十 那么 健美 ， 发 现 我 辐 她 注目 ， 残 斜 脸 户 着 我 微 突 ， 牙 资 雪 
日 ， 内 着 亮光 。 我 也 仰 脸 斜 望 ， 看 见 一 个 戴 瓜 皮 帆 的 中 年 人 ， 站 在 那 
儿 抽 水 烟 ， 这 时 他 望 见 我 们 在 看 他 ， 束 说 : “RE, BERL RF 
干 。" 我 注意 看 他 的 手指 ， 那 手指 又 白色 胖 。 再 望 众 难 ， 她 把 既 干 递 给 
我 一 块 ， 望 着 我 ， 不 说 话 也 不 笑 。 


“Ba in! ” 戴 瓜 皮 帆 的 中 年 人 向 父 杀 说 着 完全 和 我 们 无 关 的 话 ， 
等 垂 腿 发 现 我 依旧 不 声 不 啊 站 在 那里 ， 就 说 : “你 姐姐 给 你 的 ， 拿 着 
Nt! ”又 走 开 去 高 声 说 着 :“ 你 去 看 看 吧 ! 老 九 ， 你 七 哥 不 是 服 瞳 的 
人 ， 那 一 片 亮 山 ..…...” 他 吹 着 火 纸 挖 ,，“ 三 年 坚 出 来 你 就 能 收 到 租 
粮 ..…...” 我 看 见 现在 谁 也 不 注意 我 了 ， 寿 是 芬 鞭 这 时 给 我 饼干 ， 我 一 定 
伸手 去 氢 ， 可 是 和 车 蕉 只 管 目 己 吃 。 我 望 她 用 牙齿 跑 着 一 线 边 缘 吃 ， 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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快 。 我 义 望 望 四 周 ， 谁 也 没有 注意 我 并 没有 得 到 她 的 饼干 ， 那 饼干 还 
握 在 她 左手 里 ， 而 且 她 日 局 子 的 胸口 袋 也 全 效 满 饼干 。 她 的 右 腿 同 前 
踊 着 ， 慢 慢 用 鞋 尖 磁 我 的 时 。 她 坐 着 ， 我 站 着 ， 现 在 我 也 爬 上 靠 椅 去 
(突然 因为 我 想起 目 己 脚 上 的 小 马 靴 ， 我 站 在 那里 她 没 法 看 见 的 ) ， 
就 扬 起 脚 也 碰 她 的 鞋 ， 实 在 我 一 点 恶意 都 没有 ， 只 不 过 叫 她 能 看 见 我 
漂 腕 的 小 马鞭 而 已 ， 可 是 她 的 眼睛 却 和 露出 受 欺 的 层 怒 ， 把 脚 缩 回 去 ， 
并 且 挪 挪 位 置 ， 我 望 见 她 那 不 眉 理 的 神气 ， 也 就 赌气 偏向 她 映 边 从 
靠 。 

“我 家 里 也 有 “。 ?她 望 着 我 的 小 马 就 说 , “我 上 学 笔 的 时 候 ， 妈 给 


换 。” 她 又 用 有 尘土 的 布鞋 拘 抵触 我 的 靳 尖 。 大 她 脸 上 不 是 有 着 那 两 只 
黑 的 眼睛 和 说 话 时 的 安静 ， 我 一 定 不 让 她 弄 脏 我 的 就 子 ， 可 是 现在 我 


故 洲 坦然 地 和 凭 她 抵触 ， 唯 恕 她 生气 。 眼 看 着 靳 尖 给 她 的 鞋 克 弄 脏 了 ， 
实在 我 又 是 多 么 难以 忍受 哇 ! 她 坦然 地 望 厦 我 ， 我 看 见 她 眼睛 的 亮光 
里 有 竺 1] 招 牌 那 两 角 铜 炊 内 内 的 缩影 和 目 己 的 缩影 。 再 没有 比 这 印象 
更 深刻 的 了 。 她 把 饼干 ( 那 已 经 是 吃 去 一 角 的 ) 送 到 我 嘴唇 前 ， 我 轻 
微 地 咬 了 一 点 点 ， 她 微笑 着 目 己 也 咬 了 一 小 后 ， 于 是 我 也 笑 了 。 心 里 
很 想 大 口 咬 下 一 块 ， 可 是 因为 她 那么 珍惜 ， 我 也 束 珍 惜 起 来 。 我 们 当 
时 完全 投 在 一 种 融洽 而 快乐 的 情景 里 ， 我 发 现 谁 也 没有 注意 我 们 ， 整 
越发 大 胆 而 且 目 然 了 。 最 后 ， 她 给 我 一 整 块 饼 干 ， 不 弟 到 我 的 手 里 ， 
却 放 在 我 的 口袋 里 ， 嘱 只 我 不 要 吃 。 我 们 又 跑 到 后 院 去 看 洛 布 达 。 洛 
布 达 是 一 条 俄国 种 的 雄 狗 ， 毛 色光 润 ， 秃 尾 ， 健 壮 。 


当 我 们 走 到 后 院 的 时 候 ， 洛 布 达 正 和 小 三 点 在 地 下 深 着 寻 戏 。 小 \ 
三 反 是 一 只 雪 日 的 、 卷 毛 的 巴 儿 狗 ， 后 来 知道 那 是 父 茶 从 海参 左 的 私 
人 赌场 里 局 来 的 ， 说 是 当时 脖颈 还 有 金 钉 钉 的 项 轿 ， 是 俄国 某 贯 族 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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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 达 一 见 她 束 从 地 上 跳 起 来 ， 拌 拌 遇 上 的 全 土 跑 来 ， 用 前 爪 蚀 她 的 胸 
口 ， 稚 从 奥 着 它 ， 那 瞬间 脸色 都 吓 日 了 。 洛 布 达 著 她 的 手 衣 ， 人 饼干 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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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别 骑 吧 ! 弄 脏 了 裤子 。” 我 远 远 站 在 那里 ， 实 际 是 很 怕 它 咬 ， 可 
是 故 装 镇 静 ， 我 知道 琴 琴 刚才 确 也 害怕 的 ， 不 过 特意 骑 它 ， 表 示 她 勇 
敢 而 已 。 我 又 说 : “ 那 谁 不 敢 骑 ! "意思 是 不 居 碰 它 。 又 怕 琴 琴 跌 下 
来 ， 也 劝 她 : “不 要 骑 了 ， 它 身上 净 是 土 1 ” 


其 琴 已 经 和 骑 上 ， 并 得 意 地 癌 我 笑 ， 而 且 放 开 两 手 也 不 倒 。 洛 布 达 
的 秃 尾 抖 摆 着 ， 不 时 要 回 颈 望 她 ， 可 是 儿 次 都 不 成 功 ， 上 蛋子 发 出 一 种 
Ait Ee i MIS ° N= EECA LR, BREAST p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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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 她 一 直 不 皮 它 。 现 在 小 三 点 围绕 着 洛 布 达 跳 路 着 喘 ， 仿 佛 替 它 抱 不 
平 而 声援 。 


一 个 罕 着 肥大 长 衫 的 年 轻 店 伙 ， 从 我 号 后 经 过 时 蹲 下 来 ， 回 我 关 
着 。 他 的 瓜 育 帽 很 脏 ， 袖 口 又 长 又 宽 ， 两 手 捧 起 小 三 点 同 我 肩 上 
放 : Wee! Wee! ?我 极 讨厌 他 那 两 只 眼睛 ， 又 加 他 打 断 了 我 们 
的 兴趣 ， 驶 固 开 他 。 可 是 他 反而 抓 住 我 的 手 ， 要 把 我 抱 起 来 ， 而 且 不 
管 我 的 挣扎 束 抱 到 厨房 去 。 我 望 见 琴 琴 的 眼睛 惑 越发 气 恼 ， 揉 打 痢 他 
的 头 ， 骂 着 两 脚 ， 几 乎 要 吕 了 。 他 放 开 我 ， 还 是 笑 着 。 我 更 加 讨厌 ， 
看 也 不 看 ， 就 跑 到 和 合葬 身边 ， 和 琴 琴 站 在 门口 守候 我 呢 ! 那个 年 轻 店 伙 
还 叫 着 : “SK AA, 232, SR! ZA, WATE? ” 


«SESE UAT REE, 走 。” 
“ 琴 琴 叫 他 走 吧 ! 你 进来 ， 我 叫 老 白 给 你 找 猪 肝 。” 


“我 找 去 ， 还 有 一 块 重 糕 ， 那 是 给 谁 的 呀 ! 不 是 给 琴 雁 的 吗 ? ” 老 
白 说 。 我 用 眼睛 恳求 她 和 我 一 块 离开 ， 又 用 手 扯 她 ， 可 是 她 倚 着 门口 
不 动 ， 也 不 看 我 。 我 径 自 走 开 ， 还 听见 厨师 老 白 叫 : “ 连 儿 ， 连 儿 ， 你 
看 看 。” 我 也 不 停 脚 ， 并 不 是 讨厌 厨师 ， 而 是 气 琴 琴 那 种 不 注意 我 的 神 
气 ， 心 想 你 自己 和 他 们 大 人 玩 吧 ! FO ABER EKER So HET ABR 
璃 的 单 扇 门 ， 我 就 跷 脚 伏 在 门 玻璃 上 偷 颖 琴 琴 是 否 来 找 我 。 只 见 她 回 
令 望 望 就 走 进 厨房 去 ， 显 然 她 以 为 我 没有 看 见 她 。 洛 布 达 伸 着 舌头 在 
门口 站 着 ， 向 厨房 探望 ， 也 很 恢 秽 似 的 。 我 还 看 见 年 轻 店 伙 罗 崇 地 抽 
着 纸 烟 ， 向 院 里 望 望 义 消 逝 了 ， 小 三 点 显然 给 驱逐 出 来 ， 跑 出 厨房 门 
口 又 返 身 向 里 望 ， 也 探 着 舌头 。 最 后 洛 布 达 放 弃 了 和 守候 的 志愿 ， 又 戏 
弄 小 三 点 ， 用 爪子 打 它 一 下 跑 开 ， 小 三 点 追逐 着 它 ， 仍 旧 用 爪子 用 嘴 
抢夺 先前 丢弃 的 草 绳子 头 来 。 全 都 伏 在 地 下 ， 摆 晃 着 头 撕 扯 它 。 这 时 
我 听见 父亲 的 声音 说 : “ 几 点 钟 了 ， 好 去 啦 ! oT NSH xe ll By aI 
街 门 市 去 。 


在 我 经 过 那个 有 红木 高 柜子 的 账 房 时 候 ， 我 看 见 一 个 肚子 圆 或 误 
的 人 ， 重 着 头 受 钞票 。 他 穿着 油光 的 马 裤 ， 望 见 我 隐 喊 : “是 谁 呀 ! 连 
哥 儿 呀 ， 过 来 ， 我 看 看 你 脚底 下 穿着 什么 呀 ! 看 呵 ! 怎么 发 亮 啊 ? SE 
际 上 他 并 没 望 着 我 说 ， 注 神 地 数 着 钞票 ， 我 看 过 去 ， 他 或 会 真 的 放下 
工作 ， 看 我 的 靴子， 可 是 我 一 声 也 没 啊 。 


我 在 这 只 能 把 记忆 中 最 清楚 的 一 片断 一 片断 联系 起 来 ， 实 在 那 时 
还 不 能 够 很 深刻 地 观察 出 大 人 们 给 我 的 印象 ， 甚 至 于 他 们 的 言语 举止 
也 很 少 引起 我 特别 注意 的 。 和 萎 姥 初 晤 所 以 记得 这 么 详细 ， 也 无 非 因 
为 最 后 的 翡 惨 结 局 给 我 的 印象 是 那么 深 ， 因 而 当时 束 深刻 地 追忆 到 我 
们 之 间 的 关系， 念 念 不 瑟 。 


当天 ， 我 跟随 父亲 去 一 个 酒楼 参加 某 种 宴会 。 只 记得 阳光 发 黄 ， 
渗 夹 着 灰暗 成 分 。 街 道 在 着 访 里 显得 阴沉 。 有 一 个 打 着 梯子 的 人 义 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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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 一 根 灯 柱 前 ， 他 就 搭 梯 ， 提 着 大 铁 谈 上 去 添 油 点 路 灯 。 远 处 有 四 轮 
马车 的 啊 声 ， 海 湖 一 样 泗 涌 泥 洲 ,不 单 是 车 马 的 奔驰 ， 最 啊 的 古 一 片 
牲口 的 项 铃 的 音 漳 。 那 时 县 城 没有 公路 ， 货 物 全 靠 拉 脚 的 农 车 来 往 延 
吉 运 载 ， 而 且 一 次 束 是 四 五 十 辆 ， 所 以 啊 声 在 五 里 以 外 束 听 见 了 。 夜 
深 还 能 清楚 地 听 出 鞭子 在 空中 挥舞 时 所 抽 击 的 空气 声 。 当 时 我 还 不 知 
道 这 是 风声 是 雨 声 ， 望 着 父亲 的 脸 上 并 不 惊奇 ， 目 己 也 就 坦然 了 。 父 
亲手 持 醚 木 手 杖 ， 走 路 缓慢 ， 不 吓 原 本 束 那 样 缓慢 ， 因 为 现在 他 率 着 
我 的 手 ， 目 然 步伐 也 迁就 我 。 父 亲 的 手指 肥胖 ， 只 两 只 殊 把 我 的 小 手 
塞 满 了 。 父 杀 不 时 集 住 说 :“ 你 不 快 点 走 ， 又 不 让 抱 ， 我 还 是 领 回 你 去 
吧 ! AN) "我 束 走 到 前 面 用 力 拖 他 的 手指 。“ 那 么 给 我 抱 着 吧 ! BIER 
父亲 抱 到 酒楼 门口 才 放 下 来 ,“ 目 己 上 楼 吧 ! "我 记得 一 个 扎 日 围裙 的 


年 轻 人 ， 望 着 我 笑 。 他 殊 站 在 我 小 上 的 楼 梯 转 角 的 小 平台 上 ， 他 的 头 
顶 上 有 盖 市 章 的 玻璃 蕊 条， 非常 宛 。 我 要 等 他 下 来 再 向 上 走 ， 其 实 楼 
梯 很 宽 ， 四 人 并 排 走 也 能 容纳 得 下 。 


“上 啊 ! pee DLAC SR APACE EER, Te] bse ° ABT SLA 
PERS A WEE POR, TECH ° WARE ENE, 
Raw Si, AARP: “网 上 走 ， 同 上 1! Ree, OS 
很 高 ， 幸 而 我 看 见 头 上 的 樟 口 露出 的 移动 着 的 鞋 形 钴 影 ， 一 连 气 擎 登 
上 去 。 这 里 全 是 纸 烟 的 烟 筋 、 油 香 和 酒 气 。 起 初 我 的 眼前 模糊 成 一 
请 ， 只 听见 昌 椅 啊 声 ， 杯 副 相 触 的 动静 和 一 团 儿 噶 品 。 一 个 我 并 不 认 
识 的 军官 俯 腰 抱 起 我 来 ， 俯 腰 时 候 同 楼 栏杆 另 一 边 说 : “会 办 来 了 ， 会 
办 来 了 。?” 军 官 抱 着 我 径 目 绕 过 栏杆 ， 我 是 多 么 着 急 呀 ! 又 担心 父亲 迷 
失 了 方 同 ， 又 怒 怕 父亲 找 不 到 我 。 我 的 目光 越过 军官 的 肩膀 ， 户 见 父 
亲 在 栏杆 前 和 谁 交 谈 。 那 边 临街 有 一 排 玻 璃 窗 ， 玻 璃 反映 着 三 鳃 灯 
光 。 那 灯 全 巧 在 高 项 ， 有 串珠 做 的 围 电 ， 全 十 内 光 的 、 炫 眼 的 ， 反 而 
看 不 清楚 父亲 望 见 我 没有 。 我 连声 叫 着 : “和 爸爸 ! 我 在 这 里 ! ” 


“ 坐 下 ， 坐 下 。” 那 个 军官 把 我 抱 入 一 间 屋 子 ， 放 我 在 一 把 空 答 上 
说 。 我 看 见 他 一 手 扼 着 白手 套 。 他 的 眼光 锐利 ， 留 着 小 胡 最 。“ 坐 下 
吧 ! ”他 又 说 ， 也 不 看 我 ,，“ 我 给 你 找 个 好 玩 的 东西 ， 呵 ! ”他 解除 皮 
市 ， 递 给 另 一 个 扎 日 布 裙 的 年 轻 人 。 


在 他 抱 我 走 进来 的 时 候 ， 屋 子 里 的 人 都 移动 着 椅子 站 起 来 。 我 的 
对 面 古 个 罕 俄 国 闭 的 老头 子 ， 秃 项 ， 精 神 很 饱满 。 他 望 着 我 说 :“ 连 儿 
长 这 么 大 了 呀 ! ”又 回 那 个 军官 说 : “这 才 几 个 月 嘛 ! 殉 跑 趟 海参 殿 的 
工夫 ， 你 说 ， 叫 我 们 怎么 不 老 呢 ! "SCH eh a ee RAS SS 
头 儿 ， 下 闫 的 日 须 使 我 立刻 想起 见 到 的 山 壮 。 他 很 菱 缩 地 坐 在 那儿 ， 
在 他 脚下 有 只 卷 毛 狗 ， 项 上 有 和 银 铃 ， 跑 起 来 末 玲 末 J 玲 啊 。 到 现在 也 是 
这 点 记得 很 清楚 。 当 我 父亲 加 入 刘 席 的 时 候 ， 我 加 安然 地 过 和 弄 那 卷 毛 
狗 玩 。 本 来 我 的 前 额 正 和 梨 面 一 样 平 ， 低 头 同 提 确 下 看 是 最 方便 的 。 


“这 是 什么 呀 ! wT, Fe "SAT Raw eB i Alia Sal 
我 , “ene AA ° XE? ” 


AREY FC IE AMAR AR) RT, TE ANIR, th ANY, Mei 
着 我 ， 不 久 又 播 起 尾巴 来 。 


“你 别 足 它 。” 军 家 说 ,“ 这 个 呢 ? ” 


“ 挑 担子 的 。” 我 说 。 看 见 小 黑 狗 又 朝 我 的 裸 膝 上 扑 ， 就 说 , “你 
看 ， 它 要 咬 我 。” 


“你 看 这 挑 担子 的 为 什么 挑 着 两 个 小 孩子 呀 ! ”他 把 手 挪 开 不 让 我 
拿 ，“ 你 说 完 我 给 你 。” 他 看 见 我 兴趣 不 全 在 那 男 片上 ， 又 说 :“ 这 是 牛 
BB, tote! 呵 ! ” 没 向 他 伸手 ， 就 递 给 我 了 。 我 用 手 拿 住 ， 看 见 小 黑 狗 
又 退 开 去 ; 我 缩 回 脚 ， 它 又 伸 长 舌头 同 前 次 :于 是 我 立意 吓 退 它 ， 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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望 看 。 它 的 眼睛 仿佛 说 : “你 来 ! 你 来 ! 你 看 看 能 足 着 我 不 能 ， 你 看 看 
我 们 俩 是 谁 机 灵 ! ”我 同 前 走 一 步 ， 它 就 向 后 退 一 步 。 寿 是 我 胆 大 一 
上 护 ， 可 以 疾 速 地 跑 它 一 脚 束 跑 开 了 ， 可 是 几 次 试验 却 不 敢 。 又 没 东西 
可 以 投 击 它 ， 只 有 顿 脚 吓 它 ， 束 这 样 我 跑 到 1 门 外 ， 类 的 卷 毛 巴 儿 狗 也 
退出 门 外 ， 见 着 我 价 腰 ， 殉 突然 跑 开 去 。 我 不 想 众 腰 拾 那 张 纸 烟 盒 的 
图 片 会 吓 走 它 ， 非 常 高 兴 ， 我 到 撒 是 把 它 张 逐 得 很 过 了 。 我 一 手 握 着 
栏杆 ， 从 栏杆 空 际 间 望 过 去 ， 墨 巴 儿 狗 又 在 对 面 那 排 栏杆 后 回 我 注视 
了 。 我 想 找 个 足以 抛 打 它 的 东西 ， 突 然 发 现 柱 杆 口 的 下 方 很 深 望 下 
去 像 一 口 井 一 样 ， 一 格格 的 楼 标 副 旋 而 下 ， 清 清楚 楚 的 。 最 拘 下 的 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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喊 : “ 那 是 做 什么 ! FEA, TA MER eR AT AMA ws 
清楚 ， 束 飞 跑 进 父亲 吃 酒 的 房间 。 我 还 听见 顿 脚 作 追 逐 的 啊 声 ， 一 进 
来 我 号 背 手 天 住 | ]， 读 者 可 以 想象 到 我 那 时 是 多 么 吃惊 而 辟 惧 ， 唯 悉 
给 父亲 知道 我 邦 的 神 。 那 时 候 父 亲 完 全 是 严肃 的 ， 根 本 没有 看 见 我 ， 


(HEARTS Bi: “Nae, Rate TTI SEN aK, AZ 
Nia he Beth xt TK ° BOE: 父亲 一 定 要 和 他 吵架 了 。 


“过 来 连 儿 ! 把 小 黑子 也 放 进 来 嘛 ! BEAR Sy EK Lito BAB 
时 才 听 见 小 黑 狗 用 爪子 人 蚀 门 而 且 狂 狂 地 低 呈 。 原 来 把 它 关 在 门 外 了 。 
铬 十 父 杀 脸 上 不 那么 严肃 ， 我 不 会 听 他 的 话 。 现 在 我 完全 驯 顺 地 走 过 
去 。 那 有 山 斑 须 的 老头 儿 ， 仿 佛 对 小 黑子 比 我 还 亲近 ， 癌 它 招手 ， 又 
Ita ETA © 


“ 坐 在 这 好 好 地 号 ! ”他 给 我 夹 了 块 肉 说 。 我 不 愿意 要 他 用 夹 骨头 
给 小 墨 狗 吃 的 筷子 触 过 的 肉 ， 怠 目 己 同 碗 里 探 ， 探 不 着， 手 又 不 够 
长 ， 于 是 跪 在 椅子 上 。 


“做 什么 1 ?父亲 回 我 注视 着 ， 我 害 介 他 那 严 肃 的 脸 上 的 两 道 黑 眼 
光 ， 束 坐 下 来 ， 真 想 灵 。 我 想起 母亲 从 不 会 用 这 样 的 声音 吓 我 的 ， 眼 
泪 残 跳 出 睫毛 ， 滴 到 脸 关 上， 但 我 没有 出 声 ， 仍 静 静 地 坐 在 那儿 ， 不 
过 王 头 玩 卉 着 筑 子 。 我 非常 痛恨 穿 马 筑 的 老头 儿 ， 因 为 完全 是 他 用 给 
狗 夹 东西 的 筷子 又 夹 肉 给 我 的 缘故 ， 所 以 那 老 头 抚摸 我 头发 的 时 候 ， 
我 用 力 播 把 开 。 


“不 用 管 他 一 一 把 筷子 售 在 口 里 做 什么 ? ?父亲 又 说 。 不 用 抬 眼 ， 
PALE ABest, SEO: “了 咀 们 来 .…... 来 ， 二 拳 
两 胜 的 ! ”知道 他 的 眼光 是 离开 我 了 。 可 有 是 我 仍然 不 抬 眼 ， 我 想 ， 永 远 
也 不 跟随 父亲 出 门 了 。 又 想 母亲 吃 版 时 ， 篆 哄 着 说 : “和 爷 喝 口 淘 再 吃 
肉 ， 听 话 ， 妈 喜欢 你 。” 必 定 那 时 我 才 肯 喝 赢 。 可 征 父亲 全 然 不 管 我 ， 
REA CHERMIZR AD, BOR e a, MER, he BA 
手 摸 我 的 下 闫 ， 用 手 抬 正 我 的 脸 ， 我 真 会 只 出 声 来 ， 可 是 我 望 见 他 同 
我 挤 弄 眼睛 的 当 儿 ， 义 突 了 。 他 给 我 来 了 块 肉 丸 :“ 张 口 ， 张 口 ， 张 大 
一 上 态 儿 ， 再 张大 一 点 儿 。” 帮 不 因为 父 杀 不 肯 哆 酒 ， 他 一 定 还 嫌 我 的 口 
张 得 不 大 。 他 说 :“ 会 办 ! 这 不 成 ， 我 不 许 找 人 代 ， 你 输 了 怎么 好 意思 
AT 


“是 不 能 喝 了 。” 父 杀 无 兴趣 地 说 , “你 喝 了 它 ! 不 多 嘛 ! 喝 了 
E! ”把酒 杯 擎 在 另 一 个 客人 眼前 。 


我 碟 越 发 觉得 父 杀 欺负 人 ， 一 点 也 不 讲理 。 而 军官 十 最 好 的 人 ， 
当 他 要 喝酒 的 时 候 ， 我 坪 记 为 什么 要 看 看 。 他 整 把 酒杯 送 到 我 嘴 前 
说 : “ 喝 一 点 ! ?我 看 见 穿 紫 马 筑 的 做 出 难堪 的 怪 脸 说 : “BR | ”并 且 
Heh, NERA CIS REA NE, RUT, PASE PR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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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 绝 不 会 露 相 。 还 嫌 不 够 使 他 吃惊 ， 便 狠 看 还 想 再 吸 哆 一 口 的 神 
“ “BORER! "RA Xa TO e 


“这 和 孩子 不 得 了 哇 ! ”军官 惊奇 地 说 。 我 把 住 他 的 手 ， 越 发 要 再 喝 
二 全 本 


不 久 ， 我 什么 声音 也 听 不 见 了 。 父 亲 的 脸 剑 变 钝 大， 逐渐 旋转 起 
K, REA OWA alse, ASAT + Ps , Mee S 
alge, EERO, BORDON, Rote PSEA, MTA 
GRAVE ET, Tel, FOAL RAPE, EADIE POR.....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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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 的 清楚 ， 也 能 辨别 出 是 夜 深 人 疲 的 时 候 了 。 不 一 会 儿 ， 什 么 也 听 不 
见 了 ， 也 感觉 不 到 ， 又 睡 过 去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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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 ， 才 想起 这 是 日 天 我 经 过 的 账 房 。 红 木 立 想 的 周围 ， 站 着 一 圈 店 
伙 ， 把 灯光 全 可 住 了 。 他 们 那 一 图 儿 当 中 ， 发 着 许多 算 强 珠 迅 速 相 大 
的 声音 ， 那 个 肚子 圆 救 或 的 老头 儿 ， 一 声 一 声 朗 诵 着 : “三 百 二 十 
吊 。 关 六 十 三 吊 五 百 一 一 线 一 一 ”最 后 是 全 体 同 声 所 喊 的 数目 。 这 是 我 
以 后 每 晚 都 能 听见 的 。 那 个 账 房 先 生 常 第 口 咬 着 毛笔 秆 ， 两 手 翻 弄 账 
泗 ， 十 那么 熟练 、 迅 速 ， 只 要 掀起 每 一 短 的 半 个 角 ， 那 些 纸 页 束 目 动 
地 内 落 着 。 若 是 他 也 拨弄 算盘 珠 的 时 候 ， 就 把 笔杆 夹 在 手指 间 ， 可 是 
一 氮 也 不 妨碍 他 那 熟 练 的 手法 ， 那 手 在 算盘 珠 上 的 舞动 是 非常 活跃 而 
敏捷 的 。 现 在 我 束 站 在 质 上 ， 蹊 脚 望 他 。 他 不 久 束 看 见 我 了 : “ 连 哥 儿 
起 来 啦 ! 好 好 地 玩 ， 等 会 子 你 爸爸 吕 回 来 了 。? 他 仿佛 是 对 算盘 说 。 因 
为 和 日 天 数 钞票 时 一 样 ， 说 话 不 看 我 。 那 时 ， 店 伙 们 全 回头 同 我 望 了 
一 眼 ， 他 们 那 困 倦 的 脸色 在 向 我 望 时 全 苏醒 了 ， 等 到 账 房 先生 咳嗽 一 
声 ， 每 人 吏 又 正 喘 ， 准 备 拨 弄 算 至 珠子 了 。 本 来 一 腿 站 着 一 月 检 曲 着 
休 忆 的， 也 挺 起 腰 来 。 罕 肥大 长 杉 的 年 轻 店 伙 ， 也 在 他 们 之 间 排 列 
着 。 他 问 我 偷偷 舌 着 ， 仿 佛 他 见 我 醒 了 非常 高 兴 ， 而 且 等 待 了 好 人 久 似 
HJ 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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窗台 上 辣 外 看 ， 原 来 是 那个 年 轻 店 伙 什 么 时 候 跑 到 窗外 来 了 。 隐 约 看 
见 他 癌 我 招手 ， 我 摇 摇 涉 。 只 见 他 蹲 下去， 向 发 光 的 茶 炉 里 添 惨 ， 初 
时 我 见 到 的 火星 ， 融 是 从 这 和 柔 炉 的 烟 向 上 飞腾 起 来 的 。 他 故意 把 硬木 
钥 控 得 很 啊 ， 不 单 古 要 控 碎 它 ， 主 要 的 是 让 屋 里 听见 他 是 在 院子 里 照 
料 茶 炉 ， 并 且 抽 着 烟 ， 用 纸 烟火 阳 铸 玻璃 触 我 的 手 ， 第 一 次 我 迅速 地 
避 开 了 ， 后 来 才 大 胆 地 向 那 火光 措 。 我 看 见 他 指 着 窗台 的 左边 ,念佛 
要 我 拿 给 他 什么 ， 我 发 现 那 里 放 着 一 纸袋 咖啡 糖 、 橘 请 糖 、 长 生 采 ， 
袋 后 还 有 两 个 新 鲜 的 荚果。 我 完全 起 记 玻 璃 外 的 人 了 ， 束 坐 下 来 ， 数 
扩 着 糖 ， 并 按 颜色 分 成 才干 份 儿 ， 授 在 我 两 腿 中 间 。 袋 瓜 又 找 出 那 张 
纸 烟 盒 里 的 小 画 片 。 我 把 挑 迁 出 来 的 狠 在 左边 口袋 里 ， 男 一 些 洲 在 右 


边 口袋 里 。 左 口袋 是 我 目 己 的 ， 右 口袋 的 留 给 琴 琴 吃 。 起 初 决定 两 个 
人 一 齐 吃 ， 我 只 玩弄 着 于 采 ， 心 想 吃 一 块 目 己 口 袋 里 的 咖啡 糖 吧 ! 又 
决定 不 动 权 片 糖 。 措 着 效 我 的 糖 的 口袋 ， 不 及 琴 琴 那 袋 糖 饱 满 ， 而 且 
又 一 块 咖啡 糖 也 没有 ， 束 把 参 稚 那 份 糖分 出 一 份 闭 在 左 首 口袋 里 。 至 
于 苹果 ， 我 当晚 确实 没有 吃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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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 ， 一 连 儿 天 没有 舍得 动 。 我 已 经 离开 母亲 好 久 了 ， 可 是 一 次 也 没 
想 。 白 天 父亲 侦 尔 携 领 着 我 到 街 上 去 ， 在 店铺 的 时 候 ， 就 到 后 院 玩弄 
Jan, RATES CRSA, BAHAR EDTA Sete LB 
上 来 往 的 行人 。 几 乎 天 天 傍晚 看 见 那 个 背 梯 的 矮小 汉子 走 过 去 ， 照 例 
提 着 长 嘴 痰 。 有 一 天 他 在 | 门口 阻 住 我 ， 两 手 近 着 我 的 腮 ， 大 声 叫 :“ 虽 
们 是 乡亲 不 是 ? "我 束 用 脚 足 他 的 长 嘴 壶 。 父 杀 说 :“ 老 净 不 是 欢喜 你 
Mit! 和 你 玩 儿 ， 你 也 不 知道 ! PBR HIT AR PEAY © OT Te 
着 :“ 唱 们 是 乡亲 哪 ! ” 临 走 提起 油 壶 依旧 用 力 拧 我 一 下 ， 我 要 追 着 踊 
他 的 油 壶 ， 给 父亲 唤 住 。 后 来 我 每 次 碰 到 他 ， 他 永远 只 问 一 句 话 :“ 虽 
们 是 乡亲 不 是 ? "不 回答 ， 截 拦 着 不 让 通过 。 每 次 我 也 照例 走 过 去 束 回 
Kath: “ER, ZH, CER Hie 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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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块 咖 啡 糖 。 我 正在 院 心 率 着 小 三 点 拉 车 ， 听 见 她 喊 我 ， 也 没有 惊 
呼 ， 只 欢 叫 着 :“ 来 呀 ! ”她 站 在 账 房 后 门口 ， 不 走 过 来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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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REBEE SL Dig? ” 
“在 哪里 ? » 


她 不 说 话 ， 辐 院 后 的 高 空 指 了 指 ， 束 要 返 身 跑 回 去 。 她 的 脸红 润 
有 辉 ， 乌 黑 的 眼睛 注视 我 的 时 候 ， 看 不 出 是 欢喜 什么 ， 仿 佛 我 映 上 有 
某 种 奇怪 可 忌 的 东西 。 我 蜗 叫 着 :“ 回 来， 等 等 我 ， 一 块 儿 去 。” 不 在 
于 看 老 毛子 ， 只 想 和 她 在 一 块 儿 ， 永 远 在 一 块 儿 不 分 开 。 连 忙 把 空 茶 
箱 的 绳子 解 开 ， 想 率 出 小 三 点 去 。 小 三 护 也 似乎 知道 是 党 它 出 游 ， 撤 
着 欢 ， 癌 我 前 胸 跳 扑 。 本 来 睡 着 的 洛 布 达 立 刻 拌 拌 映 子 同 琴 琴 走 去 ， 
并 且 在 她 脚 前 趴 着 ， 仿 佛 不 胜 情 懒 。 不 知道 怎样 ， 我 在 车 蕉 腿 前 ， 才 
看 见 洛 布 达 ， 几 天 来 ， 一 直 仿 佛 没有 见 到 它 似 的 。 


“ 快 点 呀 一 你 率 着 小 三 点 做 什么 ?” 


“ 牵 着 它 游街 。” 


“放下 它 ! "和 雁 登 是 那么 使 我 吃惊 ， 把 给 小 三 点 的 绳 ， 从 我 手中 拉 
脱 ， 而 且 回 后 一 丢 ， 拉 着 我 的 手 癌 外 跑 。 我 满心 不 愉快 ， 但 两 腿 却 跟 
随 她 跑 出 去 ， 而 且 一 点 也 没落 后 。 


从 门市 东 壁 的 车 门洞 进去 ， 征 一 个 广大 的 院落 。 那 里 杂居 着 高 丽 
人 、 满 族人 、 要 手艺 的 、 跑 山 的 老 客 ,他们 的 妻 女 现在 都 倚 里 门口 ， 
三 三 五 五 议论 着 什么 。 眼 睛 都 向 朝 北 开门 〈 那 门口 正 对 车 门 外 街道 ) 
的 洋 草 项 房子 晾 望 。 洋 草 顶 房子 的 玻璃 窗 上 、 门 口 ， 站 着 一 些 胆 大 的 
妇女 和 孩子 ， 也 全 背 身 旨 里 面 探望 。 有 一 个 穿着 标致 学 生 装 的 男孩 
子 ， 正 辣 妇 女 们 腿 股 间 挤 ， 显 然 是 要 窜 入 她 们 的 前 面 去 ， 可 是 他 连 着 
换 了 三 个 地 方 ， 辟 十 挤 进 半 个 身子 束 给 排 不 出 来 。 


“ 金 锁 儿 ! ”和 敬 蕉 喊 他 , “来 ， 从 这 边 一 一 到 前 院 去 。” 金 锁 儿 整 跳 
LOK ° 


“那么 些 老 毛子 ， 都 像 猴子 似 的 .……” 他 喘 吁 着 ， 两 只 眼睛 内 着 兴 
奋 之 极 的 火光 ， 额 间 蜡 子 有 密 密 的 汗 点 。 众 鞭 没 有 售 脚 ， 跑 得 更 迅速 
了 。 我 本 来 是 比 莫 他 那 一 套 标 致 的 学 生 洲 ， 尤 其 古 那 项 漆皮 胸中 帽 ， 


两 只 打 着 军用 绑 腿 的 小 腿 肚 和 他 那 双 聪明 的 眼睛 ， 这 之 间 束 和 芭蕉 分 
手 了 ， 可 是 一 听见 他 说 得 那么 兴奋 ， 立 刻 感染 了 我 ， 一 边 跑 着 一 边 问 
他 :“ 在 哪里 呢 ? 在 哪里 呢 ? ” 义 把 他 丢弃 在 身后 了 。 从 洋 草 房子 的 西 
车 门洞 ， 跑 进 傣 于 所 说 的 实际 是 后 院 的 前 院 。 那 里 也 有 着 几 局 窗 ， 相 
同 的 给 妇女 们 民 蔽 了 ， 只 望 见 她 们 的 后 背 。 到 瓜 我 们 挤 进 去 了 。 秦 办 
目 己 用 头 文 住 大 人 们 的 肘 膀 ， 又 回 颈 用 手 拉 着 金 锁 儿 ， 我 目 己 是 另 尽 
路 径 。 


我 的 眼前 清楚 地 现 出 一 个 有 山羊 眼睛 的 俄国 孩子 来 ， 他 正 对 着 门 
口 衣 。 他 的 头发 是 金黄 色 的 ， 脸蛋 儿 原 是 日 净 的 ， 现 在 看 出 是 几 天 没 
洗脸 了 ， 手 里 警 着 中 国 的 麦 面 馒 兴 ， 只 吃 了 一 半 ， 显 然 现 在 是 息 记 它 
了 。 他 周围 的 男人 、 女 人 的 眼睛 全 古 政 珀 色 或 是 监 色 的 。 有 的 销 着 毛 
和 转 ， 有 的 开局 上 箱子 ， 向 外 抛弃 各 式 各 色 衣 物 。 浓 重 的 牛乳 和 牛肉 的 
混合 腥 气 ， 从 他 们 身上 和 那些 衣物 间 散 发 出 来 。 靠 近 面 对 门口 望 的 那 
个 黄 发 孩子 的 ， 征 个 吴 量 极 高 大 的 汉 了 于 ， 黄 呢 盏 服 ， 又 破 又 旧 的 马 
靴 ， 后 脑 挂 着 军 帽 ， 帽 天 同 空 掀 着 。 他 跪 着 一 只 腿 ， 仰 着 脸 ， 口 对 瓶 
嘴 喝 什么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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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 是 凉水 。” 


我 望 着 在 我 户 上 的 妇女 们 的 嘴唇 和 有 眼睛 ， 想 多 知道 一 些 ， 可 古 她 
们 只 说 这 两 句 ， 而 且说 时 也 彼此 不 看 ， 仿 佛 眼 睛 离开 那 俄国 军官 一 杀 
那 ， 束 古 莫大 损失 。 


俄国 军官 把 酒 瓶子 递 给 两 膀 壮 健 的 中 年 妇 人 ， 用 手表 控 控 嘴 ， 我 
看 见 一 滴 日 色 浆 液 挂 在 他 的 嘴 上 ， 有 人 说 他 哆 的 是 酸牛奶 。 他 一 声 不 
啊 副 膝 坐 下 来 ， 同 门口 闫 肃 地 望 了 一 下 ， 从 那 用 蓝 的 眼神 上 ， 可 以 看 
出 他 对 我 们 围观 者 怀 着 不 安 和 竺 怒 。 他 叉 望 一 下 邻近 的 军官 ， 那 军官 
还 挂 着 失去 指挥 思 的 皮 市 ， 军 服 上 有 两 排 烙 着 花纹 的 美丽 铜 扣 。 一 手 


拿 着 大 烟斗 ， 一 手 脱 高 勒 味 子 ， 嘴 角 因 为 那 和 举重 靴子 极 难 脱 而 焉 斜 
痢 。 他 的 嘴唇 隐蔽 在 两 络 浓 厚 卷 显 的 胡子 间 ， 那 卷 是 明子 像 两 只 蝴蝶 
翅膀 似 的 。 他 的 脸色 惟 迟 而 不 欢 。 只 要 他 掷 下 烟斗 ， 罕 出 手 来 束 很 容 
易 地 脱 挥 它 了 ， 可 是 他 不 这 样 ， 念 佛 一 定 要 一 个 手 脱 下 去 。 军 帆 鸭 中 
百 癌 上 掀 着 的 苗 官 ， 把 他 靴子 上 落下 的 泥土 ， 用 手 回 外 扫 扫 。 看 见 那 
靴子 的 泥土 继续 落 ， 吏 住 手 望 着 它 ， 突 然 用 手 把 他 的 靴子 推 开 去 ， 我 
身后 有 人 味 味 笑 了 。 因 为 他 的 伙伴 吃惊 地 望 他 ， 仿 佛 还 不 明白 他 推 它 
的 意义 ， 而 且 那 只 靴子 已 经 脱 下 来 ， 脚 趾 在 破烂 的 包 脚 布 里 裸露 痢 像 
红 虫 子 一 样 蠕动 。 


“ARR 2! 巴 厥 木 ! ”那个 眼光 愤恨 的 高 个 军官 ， 给 笑 声 激怒 ， 
突然 站 起 来 。 我 觉得 身后 一 空虚 ， 也 就 拔 脚 飞 跑 到 丈 把 以 外 ， 又 转身 
站 住 。 在 我 跑 的 时 候 ， 听 见 身 旁 金 锁 高 叫 着 :“ 老 毛子 ， 都 拉克 ( 扩 )! 
都 拉克 ! ” 


PARAL ALF RRR, ASHER, ih: “了 这些 独 
独 ， 打 败仗 了 ， 还 这 样 负 ， 这 十 中 国 地 界 了 ， 不 是 在 你 们 本 国 ， 他 妈 
的 ， 还 不 让 人 看 ， 非 赶 走 你 们 不 可 。? 昌 然 说 得 这 样 负 ， 可 是 她 脸 上 却 
兴奋 而 快活 :“ 小 至 ! 回来 一 一 吃饭 去 啦 ! ”等 到 看 见 小 宝 癌 玻璃 窗 上 
投石 涉 就 喊 道 :“ 你 是 做 什么 呀 ! 牛 种 ! 没有 馒头 周济 他 们 ， 还 要 欺 
负 .….. 打 败 了 侈 的 难民 ， 期 负 什么 ? ” 


金 锁 儿 也 在 捡 石头 ， 琴 琴 老 远 说 :“ 你 做 什么 ? 放下 它 1 ” 
“ 放 不 放 ? "她 又 问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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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看 我 不 告诉 妈 去 ! "ZS HVREAA 0 ImEITIO Mua tei 
我 招手 : “ 连 儿 ! MEME, OU ARPES! ” 


“AA aii! ”我 站 在 那里 不 动 。 
“那么 你 看 吧 ! ”她 的 手 一 甩 ， 念 佛 按 弃 我 似 的 。 
我 立刻 追 过 去 ， 连 声 喊 着 : “Uh, 2a! ” 


我 是 多 么 想 再 看 着 那 群 有 下 珀 色 或 蓝 色 眼睛 的 老 毛 子 呀 ! 可 是 怕 
单独 地 留 下 来 ， 只 有 舍弃 了 自己 的 欲望 ， 快 快 不 欢 地 离开 前 院 。 


四 


前 面 天 井 ， 这 时 候 有 两 个 手持 步枪 的 高 等 警察 ， 在 烈日 下 碟 逐 着 
俯 脸 在 窗 上 探望 的 人 们 。 


“有 什么 好 看 的 呀 ! PERAK, FRPBRMETE ATTA _E CS 
的 姿势 说 :“ 去 ! A! ”他 的 面容 惟 翌 ， 服 睛 可 炯炯 有 光 ， 左 石 环顾 
着 ， 非 常 目 得 而 高 做 。 我 昕 见 姥 邯 喊 我 ， 可 十 没有 寻 声 望 她 ， 因 为 议 
长 那 时 用 滕 财 指 着 一 个 老太婆 说 :“ 去 一 一 赶 开 她 。” 他 是 命令 那个 提 
枪 的 警察 。 巡 长 目 己 站 在 洋 草 房子 的 门口 。 从 前 围 育 在 门口 的 妇女 和 
孩子 ， 现 在 都 站 在 五 记 外 观望 ， 可 见 他 是 多 么 的 可 县 了 。 


洋 草 房子 的 屋檐 下 ， 也 只 有 那个 老 太 姿 独 目 一 个 喜 留 着 ， 仿 佛 还 
不 知道 她 背后 的 人 全 走 开 了 。 她 身 穿 蓝 市 布 轩 肥 袖 ， 腰 比 背 还 粗 阔 ， 
显得 两 腿 又 矮 又 细 ， 面 对 窗 ， 并 用 手 遮 着 眼睛 同 里 探望 。 那 个 高 等 警 
察 组 慢 地 走 过 去 ， 显 然 古 个 平常 不 愿 管内 事 的 人 ， 用 睡 沉 沉 的 语调 
说 :“ 好 了 ， 好 了 ...…... 老 太太 ! 看 看 就 好 了 。” 


可 是 那个 老 太 小 一 点 也 没 注意 。 那 个 义 年 轻 义 惟 怪 义 骄 做 又 能 
的 高 等 警 巡 长 ， 手 握 着 蔷 鞠 的 柄 走 过 去 。 步 调 急 促 有 力 ， 眼 睛 直 望 着 
老 太 疲 的 宥 背 ， 仿 佛 担心 不 等 他 走 到 ， 她 整 及 时 退 开 ， 因 而 失去 敲 她 


的 机 会 ， 但 是 走 到 眼前 ， 见 她 仍然 训 额 探望 ， 就 顿 然 站 住 ， 而 迟疑 他 
是 不 是 该 禹 她 一 下 。 


“真是 罪过 呀 ! Milt! 赶 出 国 来 了 .……” 她 说 话 时 癌 近 长 望 了 一 
眼 ， 又 恢复 原来 的 样子 并 喃 喃 道 ,“ 场 了 多 少 天 了 ? 吃 的 那样 .……. 喷 
Mi! JRA RMA |” 


巡 长 在 她 身 旁 站 了 一 会 儿 ， 吏 大 声 说 : “ 老 太 太 .…… 你 要 不 要 找 人 
La RTA TE POR |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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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也 笑 着 ， 并 时 时 癌 巡 长 望 ， 仿 佛 希 望 他 能 看 见 我 在 笑 她 。 别 的 
妇女 也 和 我 一 样 时 时 望 着 巡 长 ， 有 一 个 还 扬 声 问 她 说 :“ 这 长 给 你 找 澡 
子 ， 怎 么 不 看 了 呀 ! ” 那 就 是 在 前 院 喊 小 宝 的 女 们 儿 。 她 也 巴 记 这 长 能 
看 她 一 眼 ， 可 十 巡 长 一 直 用 眼睛 送 痢 老 太 姿 ， 露 出 高 贯 人 对 无 可 奈何 
的 人 观望 的 表情 ， 而 且 他 目 己 也 觉 着 他 在 众 目 相 祝 下 那 种 观望 神气 ， 
ee ATR! 只 见 他 的 脸 一 扬 ， 突 然 广 肃 起 来 ， 人 们 全 回身 望 去 。 
两 个 持 枪 高 等 警察 ， 用 手 推 者 我 们 : “ea! (le! ” 


我 们 回 后 退 着 ， 一 才 一 才 地 退 痢 。 看 见 临街 的 大 车 门口 ， 停 住 了 
一 辆 两 匹 俄罗斯 号 的 篷车 。 一 个 戴 日 手套 的 英俊 军官 ， 同 车 门口 走 进 
来 。 全 副 武装 ， 指 挥 刀 鞘 几乎 扫地 ， 每 走 一步 ， 那 内 区 的 指挥 刀 尾 融 
和 马刺 相 和 触 ， 哪 哪 有 声 。 我 立刻 认 出 了 他 ， 他 吏 是 给 我 纸 烟 盒 里 的 卡 
片 画 的 那个 人 。 他 里 后 跟随 着 两 个 护 兵 ， 空 手 ， 腰 间 插 着 车 枪 ， 并 挂 
着 子弹 使。 两 人 是 雄 超 趟 的 ， 只 是 比 军官 矮 一 点 。 


“怎么 样 ? 两会 预备 的 馒头 够 不 够 2 ” 


“里 边 刚 开始 发 呢 ! "高 等 警 巡 长 并 脚 站 在 那里 ， 行 过 军礼 之 后 
说 。 

“你 就 带 了 两 个 人 来 吗 ? “军官 说 ，“ 这 哪 成 ? 你 们 还 得 检查 一 遍 ， 
一 粒子 弹 也 不 能 留 ! ” 

他 说 话 的 时 候 ， 并 不 停 步 ， 一 直 走 进 洋房 子 的 向 街 的 门口 。 

我 想 告 诉 琴 琴 说 < 我 认识 他 ”， 及 至 回头 不 见 ， 才 知道 琴 琴 早已 经 
离开 我 了 。 


当 我 一 个 人 退出 来 ， 经 过 右 首 那 排 朝 西 的 洋 草 房子 ， 向 临街 大 车 
1 门 走 去 的 时 候 ， 我 望 见 第 一 座 有 板 壁 院子 的 漆 木 | 里 ， 站 着 金 锁 儿 ， 
低头 玩弄 着 手指 潜 ， 了 眼睫毛 挂 着 泪 潢 。 我 浓烈 的 兴致 立刻 给 这 印象 所 
驱 火 。 稚 琴 站 在 房 门 口 ， 她 望 见 我 也 不 作 声 ， 尽 是 用 手指 挖 刻板。 
天 井 当中 还 有 一 个 箱 式 的 四 轮 车 。 


“去 ! 不 要 到 我 们 这 儿 来 ! ?花车 小 声 说 。 
AER DME, TAH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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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人 家 找 你 ， 没 找到 .……” 我 低 声 说 ， 不 是 人 她 母亲 听见 ， 而 是 悲 
取得 提 不 高 声 首 。 我 立 在 那儿 ， 默 望 一 会 儿 ， 就 往 回 走 ， 很 想 回 家 尖 
一 通 ， 姥 做 对 我 是 这 样 久 狠 。 金 锁 儿 在 我 走 过 的 时 候 ， 用 挂 泪 滴 的 眼 
睛 望 厦 我 ， 一 点 表情 也 没有 。 


我 走出 门口 ， 刚 想 跑 回 家 去 (现在 大 院落 那些 三 三 五 五 的 人 群 ， 
再 也 引 不 起 我 的 兴趣 了 ) ， 就 听见 琴 琴 叫 着 :“ 连 儿 ! 我 们 赶 车 玩 
呀 ! ? 听 到 她 那 欢快 悦耳 的 声音 ， 我 没有 跑 ， 缓 步 走 回 去 ， 可 有 是 感觉 到 


目 己 的 嘴 妥 想 露 出 舌 来 。 一 见面 ， 我 们 真 的 愉快 地 笑 了 ， 动 手 整 理 起 
箱 式 的 四 轮 车 。 但 金 锁 儿 不 同 我 们 望 ， 尽 目 财 气 ， 可 是 听见 车 轮 啊 ， 
又 偷偷 枉 ， 回 他 招手 ， 他 又 播 头 。 


“我 们 没有 牲口 哇 ! P25 25th 
“BE /)\ = ARSE | ” 
“不 要 小 三 点 ， 牵 洛 布 达 吧 1 ” 


我 得 到 命令 ， 立 刻 飞 跑 回 来 。 四 轮 篷车 还 俘 在 车 门洞 口 ， 我 侧 着 
BMAP Bit, WER: “我 的 天 ， 别 叫 马 踢 了 你 呀 ! 少 财 
东 。” 我 可 一 点 也 没 怕 。 


门市 的 两 排 靠 墙 上 从 着 许多 商人 ， 他 们 兴奋 地 谈 着 退却 到 县 城 
的 “ 富 党 *。 韩 四 权 也 释 肤 坐 在 那儿 ， 一 眼看 见 我 ， 就 用 握 着 两 只 木 蛋 
的 手 抓 我 :“ 向 哪 跑 ? 回来 四 板 称 一 称 ! 好 几 天 没 见 了 ， 看 看 长 了 多 
少 ? 来 ! ” 


起 初 我 用 手 摆脱 他 ， 因 为 一 只 胜 壁 给 他 抓 住 了 ， 我 说 :“ 共 办 等 着 
我 呢 ! ” 


“你 知道 你 妈 给 你 拾 了 一 个 小 妹妹 ! ”他 向 膝 前 拖 我 。 


我 用 口 咬 他 ， 实 在 是 作 势 吓 他 。 他 叫 起 来 :“ 连 儿 ..……..” 我 束 抽 身 
跑 开 ， 还 听 他 叫 :“ 你 癌 哪 儿 跑 ， 非 赔 我 手指 头 不 可 ! ” 


一 直 跑 到 厨房 ， 找 着 小 三 点 ， 义 得 找 强 子 。 怕 小 三 点 跑 开 ， 更 得 
拉 着 它 额 间 那 长 长 的 卷 毛 。 本 来 它 癌 我 摇头 押 尾 ， 并 兴 否 地 用 前 爪 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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吟 起 来 ， 级 后 用 力 坐 着 不 肯 走 ， 尾 巴 贴 地 旋 扫 着 ， 炉 角 的 灰尘 全 肚 掏 
起 来 。 


“ 连 儿 ， 你 那 是 做 什么 呀 ! 挫 它 做 什么 ? ”厨师 健 老 白 走 过 来 。 他 
抱 着 柴 ， 前 额 皱 纹 很 多 ， 头 上 还 盘 有 牛尾 似 的 小 办 子 :“ 你 放手 ， 我 给 
你 挫 ! ” 


‘ae 。” 


“ 连 儿 ， 明 天 告诉 你 爸爸 ， 叫 你 爸爸 买 个 铁 链 ， 束 说 日 师傅 说 
Pees? 


“ 喀 ! 快 一 点 吧 ! ” 
“做 什么 那样 急 呢 -路 ! 好 好 牵 着 它 。” 


在 院 心 我 又 截 住 了 洛 布 达 。 当 一 条 绳子 牵 着 两 条 狗 ， 走 进账 房 
里 ， 正 马 碰 见 父亲 从 前 门 走 进来 。 寿 是 平 并 日 子 ， 父 杀 遇 到 我 恶作剧 
的 时 候 ， 总 是 秀 着 眉 ， 老 远 站 在 那儿 望 我 ， 而 且 眼 光 还 仿佛 对 我 的 恶 
作 剧 可 喜 似 的 。 可 是 今天 不 同 ， 他 的 脸色 严肃， 眼睛 发 厦 惯 她 的 光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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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的 手杖 。 其 实 他 没有 打下 来 ， 到 现在 我 还 想到 斜 肩 而 不 挪动 脚 的 躲 
WE, EL ea | 


< 你 那 是 做 什么 呀 | “父亲 突然 温和 起 来 、 叹 口气 说 ，“ 夫 照 照 镜 
子 ， 看 看 你 的 脸 ， 什 么 样子 1 ” 


我 在 斜 衣 和 手 杖 时 ， 束 丢 开 了 绳子 ， 现 在 只 得 回 账 房 里 间 的 卧室 
EA, RRA EIR RN TT, AM: 稚 八 在 那 等 着 我 呢 ! 我 怎么 
也 得 设法 汐 脱 。 硅 不， 她 是 不 古 从 此 以 后 不 理 我 了 。 


那 时 候 ， 账 房 先生 进来 了 ， 回 父亲 望 着 ， 仿 佛 等 竺 他 叮嘱 什么 。 
那 这 儿 的 眼睛 ， 在 颖 伺 父 杀 的 神色 中 ， 显 着 不 安 和 拘束 。 


父亲 望 着 他 脚 上 穿 的 什么 鞋 ， 不 同上 看 ， 只 望 一 眼 ， 又 叹 妨 一 
声 ， 坐 在 靠 桨 上 ， 仰 着 脸 ， 合 上 眼 ， 仿 佛 思 索 怎 样 开口 说 第 一 句 话 。 
我 偷偷 睐 者 他， 试想 溜 出 去 。 我 必定 要 告诉 弩 众 ， 所 以 没有 率 出 小 二 
点 来 的 原因 ， 哪 怕 只 说 一 句 话 再 跑 回 来 呢 ! 我 是 多 么 着 急 离 开 这 里 
呀 ! Ree Ow Ona! 趁 着 他 闭 眼 的 工夫 ! 可 是 
腿 不 听 使 唤 ， 站 在 那里 不 敢 动 。 


“YE? ”父亲 突然 说 。 我 当时 的 脸 一 定 吓 白 了 ， 当 我 发 现 账 房 先生 
回头 向 前 门 望 的 时 候 ， 才 知道 不 是 说 我 。 我 已 经 移 到 红木 柜 的 前 面 ， 
很 可 能 俯 着 身子 ， 借 红木 柜 的 遮挡 ， 悄 悄 溜 出 去 ， 现 在 我 不 得 不 退回 
原来 的 卧室 门口 了 。 掀 帘 进 来 的 是 王 程 远 ， 那 个 衣 袖 肥大 的 年 轻 店 
伙 ， 他 嚼 鄙 咀 咀 的 ， 很 怕 给 赶 出 去 那样 慢 窖 地 说 : “县 里 请 客 ， 打 发 人 
RK... ED i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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远 说 话 时 ， 两 眼 就 移 视 父亲 的 号 罕 了 。 王 程 远 说 完 话 向 我 伸 伸 舌头 ， 
可 以 看 出 他 没有 受到 驱逐 而 目 庆 的 神气 。 


“等 个 知 字 好 啦 ! " 许 人 ， 父 杀 说 。 又 望 着 王 程 远 走 出 去 ， 那 眉毛 
紧 辟 。 账 房 完 生 立 刻 知道 了 父亲 的 意思 ， 轻 轻 去 市 上 窗外 的 单 悄 玻璃 
1。 父亲 第 三 次 望 了 一 下 他 的 布鞋 ， 仿 佛 遇 见 不 愉 快 的 东西 那样 ， 只 
一 看 就 挥 头 又 仰 脸 财 上 眼睛 。 


文 沾 肯 月 们 杠 下 二 上 收 进 丁 区 沙 户 布 "BRARAOT, NE 
账 房 先 生 。 


“不 用 查账 ， 你 说 个 大 概 数 目 束 中 。” 父 亲 仍 团 着 上 腿 ， 手 指 在 椅 扶 
WENN 


“流水 账 在 这 里 ， 财 东 可 以 看 .……… 

“ 喀 ! 我 不 是 要 看 账 ! 看 账 做 什么 ? ”父亲 的 身子 端正 起 来 ， 显 然 
谈话 已 上 轨道 了 。 他 望 着 账 房 先生 说 ，“ 我 要 知道 我 们 通 共 收 进 多 少 卢 
布 ? MAES DSBS, MES EID? » 


SON EIS! 我 在 财 东 手下 两 年 多 ， 财 东 知 道 ， 我 是 不 会 说 什么 话 
的 ， 可 是 心 是 .…...” 他 说 话 时 ， 望 着 父亲 的 马 衬 。 


AE, UE AIS RYE! 我 还 没有 说 到 你 呢 ! 我 问 虽 们 是 通 共 收入 
多 少 户 布 ? 你 知道 俄罗斯 富 党 打败 了 ， 队 伍 都 撤退 到 咱们 这 县 里 来 ， 
给 杨 团 长 缴 了 械 ! 你 知道 卢布 已 经 睹 了 ， 变 成 废 约 了 ? ” 


“这 我 怎么 不 知道 ! " 账 房 匈 生 的 神色 现在 舒展 了 ， 并 抬 眼 望 着 父 
Se 


BS TET ACHES DUE?” 
“我 得 查 查账 1 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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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 : “ 随 你 去 吧 ! ”但 一 会 儿 又 抬头 说 : “不 用 查账 ! 你 连 个 大 概 数目 也 
说 不 出 来 吗 ? ” 


“我 纸 么 能 说 ..……. 都 一 笔 笔 记 在 账 上 .……” 他 的 手 还 在 寻找 红木 想 
上 的 账簿 。 


“我 说 不 用 查 了 ! 听见 吗 ? 明天 天 起 板 来 ， 再 清算 吧 ! 我 问 你 ， 你 
知道 户 布 三 天 前 没有 行 市 了 吗 ? ” 


“知道 是 知道 .…...” 


“知道 怎么 还 收 呢 ! ” 


“ 财 东 不 是 从 船 三 打 电 报 来 .…..” 


“ 那 古 七 财 东 那 笔 ， 我 也 说 其 酌情 形 啊 ! 你 怎么 的 ， 一 点 脑力 也 不 
会 用 。 人 家 哪个 买卖 铺 不 在 这 半 个 月 同 外 放 ? 你 的 耳 东 一 点 朵 事 不 
管 ? 你 知道 我 们 是 败 在 家 贼 手 里 ! 败 在 七 财 东 手 里 ! 他 把 全 县 的 卢布 
都 收 来 部 给 咱们 ， 你 怎么 也 不 问 问 ? 昨天 有 电话 说 是 高 丽 独 立 党 已 经 
在 白旗 屯 子 活动 了 ! 俄国 富 莞 义 已 经 退 到 中 国 边界 了 ， 你 还 收 进 一 批 
户 布 ! 呵 ! 你 说 什么 ? 你 说 嘛 ! ” 


“< 没有 什么 说 的 ， 财 东 ! ” 
“怎么 有 话 不 说 哪 ? 你 说 你 的 ! >” 
“没有 什么 说 的 .….. 财 东 ! 我 是 说 ， 电 报 说 七 财 东 .…..” 


“ie! "父亲 完全 是 吃 了 一 口 苦 药 那 样 雏 着 由，“ 好 了 ， 明 天 关 起 板 
来 ， 葡 业 清算 。 听 见 没 有 ? ” 


“听见 了 。” 又 等 竺 一 会 儿 ， 望 见 父 杀 掉 头 望 他 了 ， 束 慢 慢 退出 
去 ， 但 又 转 回 号 来 。 那 时 ， 他 完全 镇 静 地 说 : “那么 财 东 给 我 算账 好 


父亲 不 明白 这 话 的 意义 ， 望 着 他 ， 他 却 不 响 了 ， 尽 是 望 着 父亲 的 
马 袖 。 


“你 知道 我 们 亏空 多 少 ? AMEE ATS BEM EB Oi!” 


“我 跟 财 东 这 两 年 ， 昌 说 没有 给 财 东 赚 多 少 吧 ! 我 可 是 拿 出 一 片 赤 
2 


“好 了 一 一 连 儿 ， 你 又 要 上 哪 去 ? 好 好 睡觉 去 ， 外 边 有 高 丽 独立 
党， 你 要 是 叫 他 们 看 到 ， 就 给 砍 涉 了 ， 去 ! ?父亲 的 后 几 句 话 是 附着 我 


耳 边 说 的 ， 并 且 把 我 半 推 半 拉 地 拖 进账 房 里 间 的 卧室 。 把 那 腹部 避 残 
的 账 房 先生 遗留 在 外 间 ， 而 且 从 他 身边 走 过 的 时 候 ， 父 杀 的 表情 和 走 
过 一 把 椅子 前 那样 ， 看 也 不 看 。 


1 老 毛 子 ， 东 北 人 对 俄罗斯 人 的 称呼 。 一 一 编者 注 
2. 格 瓦 斯 ， 盛 行 于 俄罗斯 等 国 含 低 度 酒精 的 饮料 ， 用 面包 干 发 酵 酿 制 而 成 。 一 一 编 


3 巴 厥 木 ， 俄 语音 译 ， 意 为 * 走 开 ”。 一 编者 注 
4. ”都 拉克 ， 俄 语音 译 ， 意 为 “坏蛋 *。 一 一 编者 注 
蓝 市 布 ， 指 蓝 粗 布 。 一 -编者 注 
6. 金 票 ， 旧 时 东北 各 地 对 日 本 入 侵 时 在 当地 发 行 或 流通 的 各 种 日 本 纸币 的 统称 。 一 一 


编者 注 


i 言 帖 ， 清 末 东 北三 省 官 银钱 号 局 所 发 行 的 钱 钞 的 统称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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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 父 杀 和 账 房 匈 生 对 话 的 时 候 ， 我 还 望 见 阁 布 达 站 在 门 外 的 走道 
上 ， 回 我 望 首 。 写 的 两 眼 发 着 内 烁 的 光 ， 仿 佛 等 着 我 的 呼唤 才 敢 进 
来 ， 回 前 从 着 两 吓 ， 须 上 还 市 着 我 挫 它 的 草 绳 。 当 时 我 是 多 么 司 恼 
哇 ! 极 想 把 目 己 的 衣 沈 完全 撕 酚 才 舒 服 。 我 不 知道 为 什么 这 样 激 恼 ， 
却 不 敢 在 脸 上 表示 出 来 。 


父亲 一 点 也 没有 注意 我 。 这 时 扼 着 我 的 右 辟 ， 来 帮 我 迈 门 槛 。 我 
忠 用 力 摇摆 着 肩头 ， 推 开 他 的 手 ， 并 不 是 表示 目 己 能 跨 ， 而 十 特 意 违 
痛 他 的 心愿 ， 仿 佛 这 样 束 气 平 一 些 。 实 在 以 前 我 还 有 偷偷 溜 走 的 机 
会 , 但 十 这 一 点 儿 智 慧 ， 那 时 的 年 龄 惑 没有 胆 力 实行 。 先 着 父亲 依然 
没有 注意 我 的 违抗 ， 束 更 油 恼 了 。 


父 杀 移 跨 进 究 室 的 门 ， 又 园 过 厚 而 阀 的 背 去 ， 信 着 海 圆 肩膀 来 抱 
我 。 同 时 他 的 眼睛 回 我 身后 又 望 了 一 下 ， 这 种 眼色 和 以 前 望 账 房 匈 生 
脚 展 的 布鞋 时 一 样 ， 露 着 丑 奶 和 不 层 的 神气 。 我 被 父亲 抱 起 来 ， 因 为 
我 的 注意 力 完 全 移 到 账 房 先 生 那 儿 去 。 只 见 他 的 眼睛 望 着 地 ， 站 在 那 
儿 不 动 。 昌 然 日 常 他 在 父亲 跟前 把 我 当 小 椅子 看 的 神气 ， 使 我 丑 惯 不 
平 ， 可 是 现在 这 些 积 怒 全 一 扫 而 光 了 ， 我 沉着 他 是 那样 害怕 而 且 茶 窜 
我 的 父 杀 ， 立 刻 对 父亲 也 发 惧 起 来 。 可 是 不 管 坚 样 展 惧 ， 我 忌 是 饼 旨 
局 恼 ， 时 时 有 那 种 要 撕 碎 身上 的 衣裳 的 心情 。 我 想 ， 小 奢 和 金 锁 一 定 
征 站 在 门口 等 我 呢 ! 又 想 : 大 是 早 一 步 离 开 后 院子 ， 那 么 下 不 会 碰见 


亲 了 ， 而 且 磁 见 父亲 大 不 让 他 看 见 我 背后 那 两 条 狗 ， 也 不 会 注意 到 
oA, Ba, Hee KIO A, ASA 
， 仿 佛 它 也 感觉 出 来 是 没有 什么 希望 走出 去 了 ， 这 更 使 我 心烦 。 


寝室 的 壁 镜 正 对 门口 ， 莫 挂 在 红木 立 柜 的 上 方 ， 我 就 是 从 那 镜面 
上 ， 望 见 洛 布 达 走 开 去 的 。 父 亲 抱 着 我 经 过 镜 前 的 那 瞬间 ， 我 也 望 见 
目 己 的 不 愉快 的 面容 ， 瘤 着 嘴 ， 显 出 要 天 的 神态 。 等 父亲 把 我 放 在 暖 
迷 上 ， 我 依旧 用 手 育 搂 着 眼睛 ， 实 在 我 很 困倦 ， 要 想 睡觉 了 ， 但 这 时 
却 想 着 适 才 在 壁 镜 上 反映 出 来 的 目 己 的 面 影 ， 是 那么 滑稽， 不 觉 笑 
了 。 父 亲 迷 惑 地 注视 了 我 一 下 ， 束 给 我 脱 鞋 。 我 因为 父亲 的 注视 又 不 
愉快 起 来 。 心 想 ， 父 杀 一 点 也 不 体贴 我 ， 不 爱 我 ， 只 是 把 我 当 一 件 小 
家 具 似 的 摆弄 ， 以 后 我 再 不 跟着 父亲 玩 儿 ， 并 且 也 不 再 吃 他 买 给 我 的 
东西 。 虽 然 这 样 想 ， 但 是 父亲 扼 起 我 妨 一 条 腿 解 鞋 市 儿 的 时 候 ， 我 没 
7A BUTE ° 


“你 在 那儿 说 什么 ? ”父亲 停止 了 给 我 解 鞋 之 儿 的 动作 ， 但 仍 扼 住 
FCAT, ADRES JO lal PIO eet BAe a, A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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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口 出 现 了 。 


“我 没有 说 什么 ， 我 想 请 财 东 给 我 结账 。” 说 话 时 ， 他 衣着 目 己 的 
手背 ， 并 从 侦 口 上 拾 厦 线头 儿 同 地 下 抛 。 


我 望 见 父亲 预备 停 下 的 神态 ， 似 乎 再 要 听 听 他 会 说 什么 而 驱赶 他 
似 的 。 账 房 先 生 站 在 那儿 等 待 一 会 子 ， 仿 佛 不 能 不 知道 他 的 话 在 父亲 
人 上 有 什么 反应 ， 才 抬 抬 眼 睛 ， 立 刻 又 望 着 他 的 手背 说 : “本 来 我 早 就 
想 回 海南 家 .….. 我 跟着 财 东 在 关外 混 了 半辈子 了 ， 这 几 年 身子 也 不 提 
脱 了 ， 再 说 家 里 的 第 三 个 也 快 娶 媳 子 了 ， 头 几 天 ， 还 有 信 来 催 我 回 
去 。” 


父 
我 
层 


“好 啦 ! 好 啦 ! 你 自己 算 算 柜 上 还 该 给 你 多 少 ， 你 拿 去 好 啦 ! * 父 
亲 向 他 挥手 ， 表 示 “ 不 要 再 说 什么 了 ”。 


但 账 房 完 生还 是 站 在 门口 不 动 。 我 的 脚尖 抵 厦 父 杀 的 马 袖 纽扣 ， 
实在 觉得 有 点 酸 疼 ， 可 是 不 敢 抽 回来 ， 帮 不 是 父亲 表示 不 要 再 听 他 说 
什么 了 ， 说 不 定 我 的 脚 还 在 父 杀 手 里 翡 空地 抬 着 。 现 在 父 杀 给 我 脱 了 
鞋 ， 我 终于 虹 起 两 腿 ， 可 以 坐 卧 目 如 了 。 父 亲 开 始 给 我 铺 睡 钴 ， 这 有 坪 
他 第 一 次 注意 我 的 安眠 ， 来 亲手 给 我 脱衣 、 脱 裤 。 我 完全 听 插 父亲 的 
摆布 ， 只 偷偷 观望 着 账 房 先生 的 失 神 无 主 的 脸 子 ， 等 到 我 在 县 立 小 学 
读 “ 采 然 ? 两 个 字 时 ， 我 区 立刻 会 想到 账 房 先生 这 时 的 神色 来 。 


“你 糊涂 哇 ! AEN? ”父亲 给 我 雷 上 被 ， 说 时 望 厦 我 的 肩头 ， 并 
且 把 被 子 拉 上 给 我 掩盖 ， 但 我 知道 这 是 对 账 房 匈 生 说 的 ， 又 对 我 小 声 
说 :“ 好 好 地 睡觉 ! ”之 后 ， 束 搓 着 两 手 ， 又 仿佛 做 完 一 件 极 革 可 的 工 
作 那 样 拌 拌 喘 子 ， 在 膝 森 上 坐 下 : “知道 不 知道 ? 我 说 你 糊涂 哇 ! ” 父 
亲 在 这 时 又 唤 年 轻 的 店 伙 和 拿 水 烟 袋 和 火 纸 挖 。 账 房 完 生 仍 然 站 在 门 
口 ， 户 着 他 自己 的 手背 和 袖口 。 


“你 进来 ! 我 问 你 ， 人 家 给 明 们 上 了 一 个 大 当 ， 你 知道 不 知道 一 一 
点 着 嘛 ! 《这 是 向 王 程 远 说 的 ， 因 为 他 拿 来 的 火 纸 挫 没有 燃 ) 一 一 虽 
们 这 一 回 要 破产 了 ! 你 知道 吗 ? 在 海参 虹 十 几 年 的 "心血 ”都 日 日 在 这 
个 小 呈 城 抛 散 了 ! 你 知道 吗 ? MARAT Tah, FEA AAR TE 
账目 清算 一 次 。 我 说 你 几 句 ， 你 吏 觉 看 委 届 了 ! 是 吗 ? ”父亲 的 脸色 已 
SESE, SCA OCF, HCAS, FTES, “再 没有 
比 你 糊涂 的 了 ! ”吐出 一 口 浓 的 烟 说 ,“ 你 是 跟 我 过 了 二 十 来 年 ， 你 还 
记得 吧 ! ABS RNAS, Baa AT A 
布 ! (KW BBS, CRAM? Hibay, RAW! AAT abe 
力 壮 。 可 是 如 今 ， 你 自己 也 知道 说 ， 不 挺 脱 了 .2 


我 起 初 还 能 清 清楚 楚 听 见 父 杀 的 话 ， 末 后 ， 我 望 着 他 的 脸 越 来 越 
糊涂 ， 有 一 层 烟 筋 在 父 杀 脸 上 蒜 展 厦 ， 逐 渐 连 话 声 也 越 来 越 远 ， 仿 佛 


征 我 天 井口 里 呼喊 ， 所 听见 的 回音 一 样 的 侣 糊 ， 到 撒 睡 着 了 。 


当 我 第 一 次 醒 来 ， 我 隐约 听见 父亲 说 : “我 不 去 就 是 不 去 ， 告 诉 来 
人 说 我 不 在 家 好 了 ! "实际 说 话 的 声音 很 高 ， 我 在 醋 梦 刚 醒 ， 听 来 隐约 
ME KAA Rea, Mei, FEA Pa, WAT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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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手掌 下 面 ， 坐 在 近 门 的 茶 儿 和 劳 边 ;而 账 房 先生 一 手 擎 独 有 眼镜， 一手 
用 手绢 氛 着 眼泪 和 鼻子 ， 疝 外 走 。 


“不 要 难过 ! HEATED re LE VE | ee WU 
海南 ， 那 么 等 到 年 万 。” 父 杀 说 第 一 句 的 时 候 ， 账 房 先 生 吏 站 下 来 ， 父 
亲 的 首 调 极 平静 ， 而 且 有 眼光 很 瘟 帮 ， 说 话 时 户 着 他 那 埋 在 手绢 里 的 


脸 。 


“难过 倒 不 难过 .……. 想 想 跟 着 财 东 这 些 年 ， 从 来 没有 走 错 脚步 ， 这 
Al... one, Wie at LEAR AE, AIT ARSE ARR BI 
话 .…...” 他 哺 哺 着 说 ,，“ 财 东 往 年 运 旺 的 时 候 我 不 走 ， 那 有 败 产 的 时 候 
就 往外 扯 腿 的 呢 ! ” 


这 时 候 ， 王 程 远 又 进来 了 ， 出 现 那 瞬间 他 的 眼光 悍 悉 不安， 望 厦 
自己 的 鞋子 说 :“ 他 不 见 财 东 不 走 ， 说 是 县 里 的 客人 都 到 齐 了 ， 非 等 财 
东 去 ， 否 则 不 能 入 席 呢 ! ” 


“GET, BOX! ”父亲 站 起 来 ， 拌 了 拌 山 东 绸 的 夏 日 长 衫 。 王 
程 远 的 脸 上 露 厦 仿佛 顿 然 凶 去 很 重 的 负担 那样 轻快 的 神情 ， 走 到 壁 镜 
旁 的 衣架 上 去 摘 帽 子 ， 用 嘴 吹 吹 ， 捧 在 父亲 的 号 旁 。 我 以 为 父亲 不 会 
看 见 的 ， 因 为 他 正 向 账 房 完 生 说 : “那么 早点 儿 关 板 儿 ， 听 说 这 两 天 不 
大 稳定 ， 高 丽 独立 党 要 起 事 ! MAE IS, PREG tHE NEB ETE 
远 ， 束 把 草帽 接 过 去 了 。 王 程 远 脚步 移 到 父亲 背后 ， 癌 我 据 来 一 块 东 
西 ， 我 的 手 伸 出 被 外 ， 寻 到 一 看 ， 有 是 片 烤 得 可 口 脆 的 旨 头 于 儿 。 又 望 


王 程 远 的 工夫 ， 只 见 他 站 在 父亲 面前 说 : “内 东家 叫 我 抱 回 连 哥 儿 
去 ! ” 


“你 说 明天 我 带 回 去 好 了 。 ”父亲 走 出 去 ， 消 背 问 着 王 程 远 。 


账 房 先生 独自 留 下 来 ， 然 而 只 用 红润 的 眼睛 环顾 一 周 ， 也 随后 赶 
出 去 了 ， 仿 佛 记 起 什么 事情 来 ， 去 追 父 亲 询 问 。 


现在 只 留 下 我 独 目 一 个 儿 。 和 斜 颖 壁 镜 ， 只 见 红 木 立 想 的 侧 影 ， 那 
侧 影 映 着 灯光 ， 内 内 有 辉 ， 正面 古 门口 上 方 的 魏 体 “ 端 方 ”" 两 字 的 区 
颌 ， 还 有 一 部 分 茶几 和 腾 森 的 影子 ， 却 没有 我 的 面 影 。 我 开始 人 悉 忆 起 
来 ， 因 为 突然 记 起 汶 姿 曾经 讲 过 的 擎 故 ， 说 是 死人 的 鬼魂 不 知 目 己 是 
死 了 ， 回 到 家 去 照 镜子 而 不 见 目 己 的 形 影 ， 才 知道 和 目 己 是 时 了 。 而 且 
寝 宇 的 房间 ， 突 然 觉 着 又 大 又 空 ， 除 了 灯光 下 偶尔 飞 过 一 只 苍蝇 ， 一 
切 都 是 彼 静 的 。 又 听见 后 窗 的 屋 榴 撒 下 ， 夜 蚊 成 群 的 喻 鸣 ， 越 发 感觉 
目 己 是 给 遗弃 在 男 一 个 世界 似 的 。 完 全 起 记 我 手 里 还 所 着 一 片 馒 尖 干 
JL, Bae ER ER, EMR AIT ARES CHER, Bee iT 
什么 梦 ? 或 是 被 子 盖 得 太 厚 了 ? 而 现在 ， 谁 也 不 管 我 ， 把 我 一 个 人 遗 
弃 在 类 上 ..….. 想 着 想 着 ， 束 不 由 得 小 声 活 入 起 来 ， 这 时 没有 了 怒 怖 感 
觉 ， 只 是 怨 屈 得 很 ， 而 且 泪 的 本 吴 又 市 给 我 一 种 甜蜜 感 ， 越 天 心里 越 
和 舒坦， 一会儿 ， 殉 又 睡 着 了 。 


第 二 次 醒 来 ， 发 现 我 是 睡 在 父亲 的 环抱 的 臂 上 ， 我 听见 说 话 的 声 
首 ， 义 低 义 机 密 ， 束 顿 然 吃 惊 ， 直 起 映 子 来 ， 仿 佛 猎狗 在 森林 中 突然 
听见 草 从 的 拌 动 而 竖 直 两 征 一 样 。 


“你 别 吵 呵 ! 抱 住 我 的 膛 子 一 一 赖 忠 恕 ， 把 流水 账 交 给 王 程 
远 。” 父 亲 的 声音 非常 小 ,“ 和 大 是 一 有 变动 ， 大 家 最 要 紧 的 是 镇 静 。 谁 
也 别 把 消 恩 传 出 去 ， 实 际 还 离 城 很 远 呢 ! 杨 团 长 已 经 派出 三 连 人 去 截 
了 。 王 程 远 跟 我 走 吧 ! BCE A$ i BB KE Walaa) 
很 紧张 ， 父 杀 说 话 时 ， 他 还 和 王 程 远 低语 ， 灯 区 已 经 暗淡， 不 是 没有 


烧 油 ， 而 是 灯 心 控 小 了 。 上 所 有 的 人 全 是 上 暗影 缠 绰 ， 而 且 满 地 都 是 全 
纸 ， 红 木 立 想 开 着 ， 可 以 清 仅 地 望 见 里 边 的 板 格 和 方 的 印章 盒 、 笔 简 
以 及 信和 冤 。 我 完全 被 这 紧张 的 气 恩 所 感染 ， 而 且 知 道 是 独立 党 要 来 
了 ， 实 际 我 也 不 知道 独立 党 来 做 什么 ， 只 觉得 害怕 ;而且 独立 莞 和 红 
胡子 在 我 脑子 里 是 同 一 意义 的 ， 不 过 我 只 分 出 独立 党 是 高 丽人 ， 红 胡 
子 是 中 国人 而 已 。 


父亲 提 着 一 个 纸 灯 黎 ， 那 上 面 有 红 纸 剪 的 大 字 ， 刚 出 门口 ， 就 听 


见 远 远 一 排 枪 声 。 


在 这 星 把 我 的 父亲 从 给 二 下 


父亲 的 名 字 叫 净 青 山 ， 和 是 出 生 在 山东 胶州 半岛 附近 的 一 个 属于 沫 
州 府 管辖 的 名 叫 廉 家 的 大 村 庄 。 传 说 十 一 世代 以 前 ， 这 一 家 族 从 四 川 
迁 来 ， 最 初 住 在 昌 邑 县 境 ， 后 来 义 分 出 一 文 ， 才 移 到 这 个 村 庄 繁 衍 起 
来 。 在 虽 虽 县 的 过 氏家 族 出 现 了 一 个 武将 统领 ， 大 约 是 道光 年 间 吧 ! 
武将 市 领 着 一 部 分 族人 去 任 上 一 -一 张家口 ， 于 是 昌 邑 县 的 妆 氏 家 族 首 
先 有 了 问 关 外 党 衍 的 族人 。 而 廉 家 庄 的 雪 氏 家 族 的 人 们 ， 一 直 是 过 着 
除草 拨 麦 的 庄稼 日 子 。 到 父亲 这 一 代 ， 已 经 是 二 百 多 人 的 大 家 族 ， 而 
且 每 户 只 有 三 五 再 小 麦 地 的 贫 否 农家 了 。 


父亲 的 青年 时 代 ， 是 聚 放 不 区 的 。 不 服从 这 统治 了 十 一 世代 的 命 
运 ， 不 去 措 钢 柄 ， 而 且 又 坐 不 住 私 熟 的 板 人 党 ， 因 为 读 四 书 是 整 天 直上 坐 
在 中 国 式 的 板 浣 上， 没有 出 屋 散 散 步 的 机 会 的 。 所 以 常常 逃学 ， 肖 削 
只 入 舌 秸 过 的 洞 里 给 祖父 持 着 木 杨 赶 出 来 。 末 后 ， 父 亲 终 于 随心 所 愿 
了 ， 挑 着 担子 去 六 阳 贩 水 采 。 这 时 父 杀 有 了 目 己 的 收入 ， 也 有 了 目 己 
mee, BB: 女人、 纸牌 和 日 酒 。 不 久 ， 父 杀 渡 海 去 旅顺 ， 两 年 


过 去 了 ， 回 来 的 父 杀 古 结实 而 且 高 大 了 ， 带 回来 两 串 铜钱 ， 当 夜 束 给 
祖父 用 木 棍 融 了 一 顿 ， 不 古 因为 赚 的 钱 太 少 ， 也 不 是 因为 出 外 时 给 祖 
父 留 下 了 一 笔 财 债 ， 而 是 因为 他 出 远门 儿 ， 却 不 同 祖父 说 一 声 ， 束 那 
么 独 目 做 主 地 不 娠 而 走 了 ;， 束 是 母亲 一 一 并 不 是 我 的 生 喘 母 ， 这 里 所 
说 的 母亲 和 是 父 亲 的 原配 一 一 事前 也 不 知道 他 一 点 儿 音信 。 于 是 父亲 第 
二 天 鸡 叫 又 失踪 了。 这 次 是 去 海参 晓 。 


最 初 是 赌场 的 场 主 ， 二 年 过 后 ， 在 海参 威 一 条 繁华 的 街道 上 开设 
百 贷 商店， 而 且 领 有 黄色 执照 ， 依 照 俄 国 西伯 利 亚 政府 的 法 规 ， 是 一 
个 二 等 商人 ， 有 资格 出 席 法 许 做 陪审 官 的 绅士 了 。 同 时 ， 加 入 袁世凯 
的 海外 保 旺 党 的 政治 集团 ， 可 以 想见 父亲 不 再 是 以 前 的 雪青 山 了 。 


当 我 的 生 身 母亲 说 到 第 一 次 见 到 父亲 的 时 候 ， 父 杀 的 手中 头 握 着 
一 根雕 刻 着 花纹 的 马 木 手杖 ， 而 有 旦 走路 非常 文雅 而 轻 健 ， 体 态 壮 伟 ， 
剪 发 ， 戴 着 大 的 狐狸 皮 帐 和子， 紫色 绸 面 的 狂 猎 皮 的 长 袍 和 对 襟 的 墨 呢 
子 马 稍 。 那 时 父亲 是 四 十 二 图 的 中 年 人 了 ， 目 然 祖 父 已 经 死去 ， 而 他 
市 回 家 来 一 笔 可 观 的 财物 ， 还 到 母亲 的 村 庄 去 暗 看 她 ， 因 为 父亲 是 想 
Fr LAA © 


PURER AR he PEAR, AATEC, te EL 
能 知道 到 外 庄 去 走 回 亲 威 的 机 会 ， 束 决定 了 目 己 终身 命运 呢 ? 那 时 ， 
母亲 是 十 八 风 的 少女 。 


母亲 的 闺女 时 代 是 个 要 伴 中 最 愉快 的 人 物 ， 而 且 又 目 负 又 能 
从 来 不 见 微笑 ， 但 笑 起 来 的 声音 是 明朗 悦耳 的 。 讲 完 穿 戴 和 衣服 的 款 
式 及 色彩 ， 尤 其 是 乡 鞋 ， 必 定做 木 底 而 且 鞋 口 得 市 一 从 海 政 色 的 丝 缕 
惩 。 等 到 妹妹 年 龄 大 了 ， 母 杀 常 借 着 打扮 她 的 机 会 说 :“ 年 轻 时 候 ， 为 
什么 不 要 美 呢 ! POR, SAK YT Beet NBM! ”可 是 母亲 不 
言 欢 大 红色 ， 而 且 最 后 一 次 我 离开 她 的 时 候 ， 也 并 不 见 她 按 弃 了 年 轻 
时 代 所 欢喜 的 色彩 ， 她 还 古 穿着 绿色 且 有 监 色 伦 纹 的 纯 丝 的 长 袖 旋 
袍 。 但 是 母 杀 的 少妇 时 代 走 忧郁 的 ， 利 利 涡 思 ， 即 使 草 着 衣服 也 会 不 


知 不 觉 用 蜡 子 低 声 吟咏 着 故乡 的 小 调 ， 不 知道 是 怀 恋 疼 女 时 代 的 女 
友 ， 还 是 怀 恋 朋 远 的 渤海 南岸 的 瘟 志 生活 。 辟 之， 母亲 在 我 幼年 的 记 
忆 中 ， 没 有 后 来 那 种 又 恢复 了 的 转 女 时 代 的 和 突 声 。 因 为 当 母 杀 穿 戴 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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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 ， 到 红旗 河 洗 洗 衣服 ， 一 同和 是 深 居 简 出 ， 即 使 父亲 宾朋 的 家 庭 有 冥 
会 ， 也 拒 而 不 赴 ， 仿 佛 对 父亲 有 着 深 深 的 怨恨 ， 因 而 牵连 到 对 父亲 的 
宾朋 也 嫉 视 了 。 但 是 母亲 却 从 来 不 在 父亲 面前 表示 她 的 忧郁 ， 说 话 总 
ve FMT TTR, ORB DLAC Rh: “你 总 像 是 不 大 喜欢 似 
的 ! ”以 及 用 猜 摸 的 眼光 颖 她 。“ 还 不 是 一 样 ? 有 什么 欢喜 不 欢喜 
We! "母亲 往往 这 样 回答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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觉 痢 可 民 ， 即 使 哇哇 器 着 ， 望 着 他 的 眼睛 也 立刻 会 逐渐 地 低下 来 ， 让 
眼泪 任意 在 腮 舌 上 流 滴 ， 炎 声 只 变 作 呆 师 了 。 父 杀 的 体态 依然 壮 健 ， 
有 着 城市 的 富 主 所 有 的 丰 遥 的 脂肪 ; 同时 父亲 也 养 成 了 一 种 不 露 锋 蕊 
的 含蓄 力 ， 束 是 偶尔 碰见 店 伙 们 在 厨房 里 偷 着 都 鸡 聚 纹 ， 也 总 是 微笑 
着 走 开 ， 虽 然 跨 里 或 许 会 说 一 句 : “味道 怪 香 哪 ! ”但 心里 实在 是 
说 :“ 妈 的 ! 年 底 非 把 这 领头 的 小 子 开发 了 不 解 周 1! "可 是 这 又 往往 是 
难 碰 见 的 ， 因 为 父 杀 很 少 留 在 店 里 ， 夜 间 侦 尔 想到 各 处 看 一 看 ， 但 人 
们 一 听见 手杖 触 地 声 就 丝 迹 不 露 了 。 所 以 商店 的 人 对 父亲 是 馈 早 的 ， 
这 种 敬 睫 义 不 同 于 一 般 ， 内 里 舍 有 亲爱 的 性 质 。 商 店 的 主要 宫 业 是 茶 
叶 和 和 人参， 此 外 兼 着 汇 况 。 所 以 父 杀 的 交游 很 广 ， 更 因为 是 商会 的 会 
办 的 关系 ， 日 币 是 没有 空闲 的 时 间 居 家 的 。 


除了 城市 里 还 男 有 一 所 房产 ， 在 屯 落 共有 两 处 视 棚 ， 一 处 是 坐落 
离 城 九 十 里 远 的 俄罗斯 边境 附近 的 日 项 子 山 ; 一 处 是 二 十 里 外 的 骆 邓 C 
河 子 。 前 一 地 ， 完 全 是 亮 山 僻 野 ， 只 招 留 从 父亲 家 乡 来 关外 谋生 的 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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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高 丽 农户 在 那里 耕种 ， 经 管 人 是 一 个 名 叫 主 班 的 满族 人 。 


还 记得 冬 初 时 候 ， 古 班 市 领 春 一 长 串 声 满 详 草 的 四 轮 农 车 到 城 里 
来 ， 他 目 己 在 最 前 边 薪 着 一 匹 俄罗斯 种 的 高 马 ， 用 马 棒 大 声 融 车 门 ， 
其 实 他 本 可 以 从 车 门 旁 的 便门 走 进 院 里 来 的 。 那 时 ， 暖 质 上 融会 有 火 
狐狸 把， 地 下 则 满 十 冻 硬 的 野 礁 、 犯 子 以 及 过 年 吃 的 山 味 。 所 以 我 对 
古 班 的 印象 符 别 深 , 假 阁 古 班 现在 还 健在 的 话 ， 我 祝 他 永远 活 距 ， 永 
远征 在 草原 气 轧 里 过 活 ， 而 且 我 也 相信 他 依旧 十 独 马 打 围 ， 依 旧 是 用 
吵架 那样 的 高 声 说 话 。 融 是 胡须 日 了 ， 我 相信 他 依旧 十 爱 把 手指 插 在 
嘴 里 打 呼 哨 〈 这 有 是 我 幼年 非常 释 莫 他 的 一 种 优美 的 口技 ， 稼 常 目 恨 不 
m, MAS) ， 而 且 一 闭 眼 ， 我 就 想到 他 穿着 俄国 式 短 外 套 ， 
敞 胸 露 出 哥 联 克 的 桂 棚 ， 并 结 着 红 丝 腰 市 。 


父亲 每 次 见 了 他 ， 总 是 内 露出 稀有 的 运 殉 和 愉快 ， 一 回 对 杯 惑 旦 
二 两 白酒 ， 并 且 笑 声 也 磷 亮 了 ， 完 全 现 出 另外 一 种 人 的 神态 ， 仿 佛 是 
老年 绅士 遇见 年 轻 时 代 同 一 军 伍 的 伙伴 那样 ， 一 反 和 平日 的 庄重 而 严厉 
的 风度 。 


总 之 ， 父 亲 是 我 敬爱 的 人 。 少 年 时 ， 每 次 站 在 一 个 标致 的 妇 人 面 
前 ， 我 觉得 自己 丑陋 而 且 笨 拙 的 时 候 ， 就 会 想起 父 杀 的 风度 ， 又 彝 
莫 ， 义 目 怖 ， 而 且 深 知 目 己 不 为 人 所 喜 ， 于 是 潜心 攻 起 ， 想 日 后 能 在 
社会 上 立 脚 ， 只 有 在 学 业 上 下 功夫 ， 以 致 第 常 是 孤独 无 伴 的 ， 独 个 儿 
去 红旗 河 游泳 ， 独 个 儿 在 学 校 运动 场 上 徘徊 。 


— 
—" 
— 


父亲 听见 一 排 枪 声 ， 束 停 住 脚步 ， 仿 佛 犹 疑 是 不 是 退 返 参 庄 。 那 
时 ， 我 还 望 见 父亲 的 商店 门口 有 一 道 和 灯光。 灯光 中 间 有 黑色 的 人 影 ， 
至 于 其 他 门市 全 关闭 了 。 街 道上 只 有 两 行 黑 的 屋 榴 行列 的 阴影 。 所 以 
看 不 见 门口 的 人 脸 ， 正 因为 街灯 的 阴暗 ， 那 门口 的 灯 闪 反映 下 的 人 影 
格外 清楚 ， 我 回头 望 着 父亲 的 脸色 ， 只 见 父 亲 仰 着 脸 ， 并 说 : “ER 
远 ， 你 看 见 枪 火 的 光 吗 ? ” 


“没有 | ” 


“我 仿佛 看 见 几 道 枪 光 ， 一 内 工夫 ， 就 找 不 到 方向 了 ! 你 看 看 南天 
上 ， 是 不 是 像 有 烟 气 ? ” 


“在 哪儿 ? * 王 程 远 在 父亲 身后 问 。 
“看 不 见 就 算 了 ! WE! 把 灯 筹 给 你 还是 我 拿 着 吧 1 > 


我 也 辣 天 至 望 痢 ， 看 见 星 星 稀 痰 ， 拥 着 一 轮 洛 日 的 月 亮 ， 怪 不 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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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 两 行 煤油 路 灯 ， 我 想 地 下 的 光 色 更 清楚 ， 一 户 定 是 几 十 丈 远 。 城 市 
上 空 ， 且 有 稀 烟 缕缕 ， 分 不 清楚 是 夜 访 ， 还 十 云 丝 ， 还 是 人 家 的 炊 
烟 。 路 过 警察 岗位 ， 只 昕 说 : “会 办 怎么 现在 才 回 去 ! 独立 党 已 经 到 沙 
河 子 了 ! ”因为 他 望 见 灯 党 上 的 红字 ， 所 以 没有 喊 口令 ， 这 有 是 王 程 远 走 
过 岗位 时 疝 父亲 说 的 。 


警察 网 位 的 附近 十 分 作 两 条 和 斜 街 的 路 口 ， 日 天 古 杂 市 ， 最 多 的 十 
高 丽 妇女 卖 效 油 、 卖 鸡蛋 的 ， 她 们 是 从 囊 落 跟随 谷 车 或 柴 车 来 ， 当 晚 
还 得 赶 回 乡下 去 ， 所 以 面色 和 急 细 ， 而 购买 的 人 又 全 是 商家 厨师 、 酒 饰 
党 信之 流 ， 只 十 午 间 来 采 严 ， 所 以 讨价还价 都 是 三 言 两 语 吏 成 区 的 ， 
因 之 极 嘲 杂 ， 只 要 站 在 父 杀 参 庄 的 门口 ， 就 老 远 望 见 这 里 的 繁 周 光 景 


了 。 附 近 又 全 是 些 回 族人 开 的 匆 馆 、 和 牛肉 馆 ， 因 为 从 岗位 右 首 那 条 短 
街 走出 去 ， 束 是 柴草 市 ， 所 以 乡下 来 的 人 ， 无 论 是 旗 族 、 高 丽人 人， 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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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发 感到 一 种 难受 的 宁静 。 足 证 这 些 侈 食 店 刚刚 关门 不 信 ， 而 且 正 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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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后 窗 上 头 伸 出 去 的 。 又 想 ， PROGR, EBACE, SATE, & 
觉 都 睡 不 好 ! HEM, EYER ARE! 又 觉得 父亲 对 我 一 点 也 不 
楚 爱 ， 把 我 的 衣裳 胡乱 穿 上 ， 非 常 不 舒适 ， 还 有 一 个 铜 纽扣 压 在 我 的 
胸口 上 ， 坚 硬 作痛 。 父 亲 的 手 扼 住 他 的 左 臂 ， 以 致 我 的 身子 几乎 是 俯 
在 他 的 肩头 上 ， 不 易 回 转 ， 而 且 几 次 想 从 他 颊 下 抽 回 手 来 ， 给 父 杀 
的 “把 住 我 的 肩 哪 ! 别 睡 呀 ! 听见 没有 ? ”的 叮嘱 截 住 了 。 


父亲 几 次 回 脸 ， 仿 佛 看 看 王 程 远 是 不 是 还 在 吴 后 跟随 着 ， 极 似 防 
他 半途 溜 脱 了 似 的 。 现 在 想来 ， 那 时 父亲 的 内 心 也 是 半 虚 半 惧 的 。 到 
了 胡同 口 ， 父 亲 才 开口 说 话 : “我 们 出 来 的 时 候 ， 几 点 钟 了 ? ”口气 
间 ， 呈 示 着 一 种 “现在 可 算是 到 家 了 ! 我 真 担心 呢 ! ”的 味 儿 。 


王 程 远 背 问 着 父亲 用 拳 殴 门 ， 同 时 招呼 着 :“ 开 开门 哪 ! vet! 开 
PPT WR! ”一会儿 王 程 远 转 过 脸 来 望 父亲 ， 他 那 眼神 似乎 说 : “一 点 儿 
声音 也 没有 呢 ! ” 


“你 高 点 儿 声 喊 ! PSC FPS AVS At: “HEIL! 连 儿 ! 别 
睡 呀 ! ” 那 时 我 已 俯 在 父亲 肩膀 上 ， 有 睡意 很 该 了 。 我 想 动 一 动 腿 ， 表 示 
我 其 实 还 醒 痢 ， 但 是 腿 重 ， 不 受 我 使 唤 ， 只 是 嘴 里 喃 喃 地 答应 着:“ 没 
睡 ! ”父亲 和 王 程 远 问答 的 声音 ， 在 深夜 的 胡同 里 是 极 清 楚 的 ， 好 久 ， 


我 还 听见 父亲 说 : “再 高 点 儿 声 喊 ! BAR SSH BARE Ay 
极 狂 。 我 不 知道 父亲 为 什么 老 是 手动 我 ， 不 让 我 睡 熟 ， 心 里 很 不 舒 
服 ， 而 且 必 得 答应 ， 上 听 不 见 我 的 应 声 ， 父 亲 有 是 不 俘 地 播 动 我 。 这 时 ， 
我 很 想 尖 一 通 ， 但 找 不 到 因由 ， 后 来 回 气 惯 地 说 : “人 家 没 睡 ， 没 睡 ， 
没 睡 呀 ! ”眼泪 开始 滚 下 来 ， 而 且 要 以 了 ， 那 时 束 听 见 便门 打开 来 ， 汰 
姿 的 声音 说 : “怎么 才 回 来 ? Rls Ssh wate, eee Ye! ?又 
说 ， 第 一 声 呼 唤 ， 她 们 天 听见 了 ， 院 子 里 的 人 都 没 睡 ， 可 是 召 四 娘 不 
许 谁 做 出 一 点 儿 响 声 ， 更 不 准 走 到 车 门 前 去 问 外 探望 。 她 说 得 很 急 
fe, PBA, Mm AHR ERI, Ae Pek, t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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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 我 醒 着 ， 却 一 句 话 也 没 对 我 说 ， 又 仿佛 她 根本 没有 注意 到 我 。 听 见 
院子 中 心 ， 有 许多 低 声 的 问 询 ， 其 间 有 一 种 我 所 耳 熟 的 声音 问 :“ 连 儿 
WE? ”我 从 崔 婆 肩 上 突然 回 过 映 来 ， 户 见 月 辉 下 的 人 中 果然 有 我 的 母 
亲 ， 了 束 抑 制 不 住地 器 了， 我 目 己 也 不 知道 为 什么 这 样 难过 ， 仿 佛 跟随 
父 杀 在 外 边 住 了 半 个 多 月 ， 受 了 许多 折 麻 和 虐待 似 的 。 驮 姿 一 直到 现 
在 才 对 我 说 :“ 连 哥 儿 在 外 边 想 你 娟 吗 ? "我 没有 余 情 回答 她 ， 摆 脱 开 
她 的 手 ， 回 母亲 扑 去 ， 只 见 母 亲 和 臂 上 抱 着 一 个 寝 检 中 的 婴孩 ， 作 下 脸 
RAR ECHO ° AUER T , MERIT A? MBER ULEAIAT IR, TR 
着 ， 并 用 手 抚摸 着 我 的 括 发 ， 仿 佛 看 看 我 的 脸色 走 不 是 有 些 改变 似 地 
端详 着 ， 说 话 的 声 首义 似乎 感受 到 我 的 悲惨 而 心痛 ， 但 仍 露 看 突 的 颜 
色 。“ 你 的 手绢 呢 ! 放 在 哪里 了 ? ”我 没有 应 声 ， 因 为 眼睛 的 泪水 ， 障 
碍 住 我 的 视线 ， 我 用 手背 指 着 ， 而 且 嘴 里 不 目 主 地 发 着 别 咽 的 声音 ， 
仿佛 喉 腔 有 某 种 东西 喇 塞 着 。 我 的 男 一 手紧 紧 抓 住 母亲 的 裤 腿 儿 。 堵 
时 父亲 和 邻居 谈话 声 很 杂乱 ， 我 独 听 清楚 母 共 吟 蜡 作 哄 坚 孩 睡眠 的 声 
首 ， 同 时 用 手轻 轻 招 抚 着 什么 ， 极 像 我 从 前 所 感受 到 的 。 


“ 快 用 手绢 擦 擦 脸 ， 你 把 妹 奈 惊 醒 了 ! "母亲 又 说 。 


“太太 ， 你 不 赶快 进 屋 收拾 东西 ， 知 道外 边 儿 紧 得 什么 样 了 ， 还 有 
闲 情 哄 孩 子 ! ”父亲 在 另 一端 呼 唤 ， 他 的 手 里 还 拿 着 灯 第 。 


当时 我 想 ， 即 使 母亲 在 大 火 燃烧 到 四 围 的 当 儿 ， 也 绝 不 会 抛弃 了 
我 。 虽 然 我 还 不 知道 战争 是 什么 ， 只 知道 独立 党 或 红 胡 子 针 是 惯 
会 < 杀人 放火 ”的 。 感 到 母亲 的 心 没有 给 紧张 的 气氛 吸引 去 ， 还 是 在 我 
这 一 边 ， 就 越发 觉得 母亲 爱 我 的 情 深 ， 越 发 觉得 安慰 ， 原 来 在 初 见 母 
亲 时 ， 我 仿佛 觉得 母亲 离开 我 好 久 ， 或 许 会 把 我 忘记 。 这 时 也 越发 沉 
得 父亲 的 疏远 。 


母 杀 的 左 腿 开始 移动 时 ， 还 防 我 狮 不 及 备 而 跌倒 ， 预 先 动 弹 看 ， 
并 小 声 说 :“ 进 屋 去 ! 爸爸 生气 了 。*”“ 把 手 拿 开 ， 看 着 道 儿 ! ”因为 她 
现在 又 给 怀抱 里 的 凤 孩 占 住 两 手 了 ， 没 法 照顾 我 。 我 的 吓 咽 也 平 恩 下 
来 ， 凡 效 望 见 母 杀 单 独 地 离开 院子 中 心 ， 也 随后 赶 来 ， 并 这 腰 来 抱 
我 ， 我 用 肩 抵抗 着 。 因 为 我 想 ， 你 既然 很 久 不 理 我 ， 还 是 站 在 父亲 那 
一 伙 人 里 吧 ! 更 避 开 眼睛 ， 尽 可 能 不 望 她 ， 我 是 宁愿 牵 着 母亲 的 裤 腿 
儿 走 回 屋 里 的 。 义 想 ， 现 在 我 者 是 还 是 伏 在 父 杀 肩头 时 的 那 种 瞳 睡 状 
仿 ， 我 也 宁肯 舍弃 入 眠 的 浓 兴 ， 而 跟 母 亲 走 ， 不 给 任何 人 抱 着 。 


客室 里 点 着 灯 ， 仿 佛 父 亲 没 有 进 院 落 里 来 的 时 候 ， 这 里 曾 案 集 着 
一 些 邻 大 谈天 ， 听 见 有 人 硕 便门 才 跑 到 院 心 去 的 。 因 为 条 几 还 摊 在 睡 
榴 当 中 ， 上 边 儿 有 三 只 茶杯 ， 一 只 的 杯 盖 儿 搁 在 杯 旁 ， 从 那 不 雷 六 儿 
的 杯 口中 允 着 的 热气 上 看 ， 足 证 新 泡 不 一 会 儿 ， 而 且 靠 背 椅 都 移动 了 
位 置 ， 还 有 一 个 红 绿 三 角 布 拼合 的 西瓜 式 女 孩儿 睡 幅 ， 遗 落 在 椅子 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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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RA RA ° hE TRIAL: “怎么 样 了 ? 离 城 还 远 吧 ! ” 


“你 刚 起 来 呀 ! DT! SCOR AA ERAT em BCE, 77 1b FH 
旅人 过 见 甘 果 那样 欢呼 着 , “你 们 女 当 家 的 ， 打 算 今 晚 把 我 天 在 门 外 ， 
让 我 冻 一 夜 呀 ! ?并 把 银 质 烟 盒 巧 妙 地 在 韩 四 叔 胸 前 展开 ， 意 思 十 请 他 


SSCA LAW ° MUL: “我 想 今 晚 上 安稳 地 睡 一 觉 吧 ! ER Bl 
儿 ， 天 亮 以 前 也 不 会 打 进 来 "说 这 话 时 ， 父 杀 的 脸色 又 正常 了 。 


王 程 远 一 直 是 站 在 父亲 背后 的 ， 现 在 走 到 韩 四 叔 跟 前 点 火 ， 把 碰 
去 三 分 之 一 的 火柴 又 移 到 父亲 面前 。 因 为 父亲 还 没 把 烟 放 入 口 里 ， 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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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 完 全 集中 在 火柴 上 ， 到 辰 在 将 尽 的 那 瞬 间 ， 给 父亲 点 着 烟 了 。 我 也 
坦然 地 松 了 一 口气 。 等 到 回身 发 现 母 杀 已 经 不 在 我 身边 ， 而 且 临 走 又 
没有 召唤 我 ， 就 觉 着 心里 候 届 。 起 初 ， 还 镇 静 地 喊 了 两 声 “ 妈 ”， 末 后 
一 边 同 母 杀 卧 室 里 走 ， 一 边 束 尖 了 。 过 堂 很 瞳 ， 又 加 门口 相对 的 灯光 
极 强 ， 反 而 看 不 请 路 ， 几 乎 跌 跤 ， 民 声 受 到 这 脚步 一 失 的 挫折 更 啊 ， 
也 更 目 然而 流畅 了 。 


“你 天 什么 ? “母亲 用 眼光 阻 住 我， 我 站 在 卧室 门口 没 敢 迈 入 。 了 母 
亲 又 说 : “怎么 越 大 越 爱 太 了 ! "实在 母亲 并 没 生 气 ， 不 过 倒 箱 翻 俊 ， 
心绪 正在 烦 乱 的 当 儿 目 然 激 恼 ， 且 含 蕾 在 心里 已 经 很 信 ， 一 遇 不 如 意 
的 事 殉 发 泄 出 来 。 而 我 也 并 不 是 像 母亲 所 说 “ 越 大越 爱 玉 了 ”， 实 际 
上 ， 这 次 重 见 母 亲 ， 分 出 父母 两 人 冤 竟 是 谁 爱 我 深切 ， 不 愿 再 有 一 刻 
一 秒 的 时 间 离 开 母 杀 了 ; 而 且 时 时 有 一 种 伯母 亲 躲 避 开 去 的 芍 慨 和 和 警 
惕 一 一 和 前 次 一 样 的 使 我 不 知 不 觉 离 开 她 的 式 惧 和 警惕。 


“进来 ! 上 床 睡 觉 去 ， 我 看 你 那样 子 是 困 了 。” 


我 已 停止 吗 江 ,但 依然 用 肩膀 抵 着 | 框 ， 不 啊 ， 也 不 进去 。 泪 水 
尝 滴 在 颠 上 ， 已 经 微 痒 而 且 感 到 肌肉 有 点 儿 痛 ， 有 点 儿 紧 缩 。 还 听见 
客室 里 韩 四 娘 的 声音 说 : “你 不 回去 帮 痢 收拾 东西 ， 老 是 黏 在 这 儿 不 动 
了 ， 谁 家 有 连 扣 都 不 结 好 ， 残 串门 子 的 。” 很 想 过 去 看 看 梅 姐 ， 可 十 仍 
旧 靠 在 门 上 没有 动 。 最 后 汶 姿 来 抱 我 ， 我 的 感觉 已 经 麻痹 ， 困 极 思 有 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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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 了 我 ， 实 在 他 们 已 经 车 谈 了 一 夜 ， 口 气 间 仿 佛 不 堪 困 倦 而 又 有 满心 
心事 谈吐 不 完 似 的 。 窗 外 现 厦 破 明 的 灰 日 气色 ， 给 玻璃 上 的 反射 的 灯 
光一 浑 染 ， 和 觉得 屋 里 格外 阴暗 。 又 见 父 亲 的 暖 质 上 ， 烟 气味 散 着 ， 仿 
佛 往日 客室 有 许多 聚 谈 的 长 蔡 人 ， 抽 着 烟 卷 儿 所 造成 的 浓烈 的 烟 气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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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请 楚 ， 只 听见 父亲 说 : “UPAR eA EN, BOX RP Hee 
力 ， 出 了 心血 ， 单 看 连 儿 长 大 成 人 再 说 了 。 世 上 没有 不 散 的 财 ， 无 论 
多 大 家 当 总 有 了 破 落 的 一 天 ;再 说 咀 们 还 有 两 处 依 棚 ， 寿 是 连 儿 长 大 成 
人 能 是 个 成 家 立业 的 主 儿 ， 光 开发 这 两 处 离 棚 ， 也 足够 他 一 生 过 活 的 
了 ; 寿 不 是 个 过 日 子 的 主 儿 昵 ， 束 是 有 几 百 万 家 财 ， 还 不 是 一 样 地 挥 
tT °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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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 身 入 厨房 了 。 不 一 会 儿 王 程 远 来 说 : “独立 党 已 经 逃 回 边境 去 
了 “。” 又 说 :“ 想 上 已 经 不 开门 了 ， 停 业 结账 呢 ! ” 


从 这 以 后 ， 父 杀 日 天 不 党 出 去 了 。 但 是 日 子 一 入， 我 束 想 着 街市 
的 每 间 ， 想 着 洛 布 达 和 小 三 点 ， 以 及 小 蕉 、 金 锁 儿 ， 篆 闻 巴 望 父亲 能 
携 领 着 我 出 去 玩 儿 。 可 是 父亲 一 直 是 不 出 院子 ， 侦 尔 出 街 ， 也 总 
Bi: “RAB ILRI, MRE A? 在 家 和 你 妹妹 玩 儿 吧 ! ”者 
征 不 肯 留 在 家 ， 父 亲 吏 退回 来 ， 表 示 目 己 也 不 去 了 ， 露 着 不 欢 的 脸 
色 ， 束 定投 到 他 号 边 ， 他 也 会 用 手 把 我 推 开 去 ， 但 我 越 是 给 推 开 ， 越 
是 要 攀 上 他 的 两 膝 坐 着 ， 等 到 母亲 说 话 才 刷 来 着 脸 ， 白 白 望 着 父亲 走 
出 去 。 母 杀 束 会 招呼 我 到 她 跟前 去 看 妹妹 。 妹 妹 是 一 个 红脸 的 婴孩 ， 
趋 前 就 有 股 乳 腥 气 ， 我 只 觉得 她 的 小 手指 和 小 脚趾 很 有 趣 ， 实 在 是 并 
MATA, Ma WAR EBA BM, BOHM RPMI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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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 许 我 看 看 ， 不 许 用 手 和 她 接触 的 ， 一 过 我 这 样 的 动作 ， 融 睁 大 吃 慨 
而 且 侣 怨 的 眼睛 阻止 我 。 我 也 不 以 为 母亲 是 侦 爱 她 ， 因 为 我 知道 ， 母 
杀 的 欢喜 她 ， 也 正如 欢喜 我 一 样 ， 而 且 我 每 次 望 厦 母 杀 看 妹妹 时 那 两 
道 眼光 ， 就 也 受 了 感染 ,仿佛 母 杀 在 她 小 小 的 脸 上 看 见 了 什么 愉快 的 
表情 ， 而 我 从 母 杀 的 眼光 里 也 感觉 到 了 ， 等 我 看 妹妹 在 禄 窜 中 的 小 脸 
时 ， 束 远 不 如 从 和 母亲 有 眼光 中 所 得 到 的 欢欣 的 深切 。 但 究 苋 母 杀 是 在 她 
脸 上 看 到 了 什么 ， 我 也 不 清楚 ， 只 征 觉 得 母亲 眼光 愉快 而 幸福 ， 我 也 
吕 切 吴 感 到 愉快 而 幸福 ， 并 用 这 和 愉快 而 幸福 的 眼光 去 看 她 而 已 。 


不 管 怎 样 ， 不 能 够 跟随 父亲 到 街 上 去 ， 是 长 久 摆脱 不 开 的 烦闷 。 
尤其 是 我 独 个 儿 站 在 院子 里 ， 丈 越发 觉得 院子 里 的 一 切 东 西 ， 都 是 那 
么 平淡 无 奇 ， 而 且 使 人 厌烦 ， 时 时 想 走 出 车 门 旁 的 便门 ， 但 望 厦 那个 
门口 又 害怕 。 目 从 我 知晓 从 便门 可 以 进 衔 ， 我 束 常 彰 望 着 它 出 神 。 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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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教 笃 ， 有 时 是 公路 汽车 。 每 盒 抽 出 来 的 都 不 同 ， 而 且 这 些小 巧 玲珑 
的 玩物 ， 每 盒 又 只 有 一 个 。 我 已 经 收 存 了 七 个 物体 不 同 的 模型 了 。 


有 一 天 ， 父 亲 给 我 市 回来 一 本 《三 字 经 》。 这 年 的 秋天 ， 我 惑 开 
台 跟 着 父 亲 读 书 。 父 亲 日 天 大 半 都 在 客室 里 下 棋 ， 点 灯 以 后 ， 才 招呼 
我 过 去 ， 不 说 :“ 连 儿 到 这 儿 来 。?* 而 说 : SJL! 把 书本 拿 来 ! ”现在 
想起 来 ， 仿 佛 这 声音 还 是 回 绕 在 耳 边 。 不 管 我 和 汶 姿 玩 儿 得 多 高 兴 ， 
一 听见 这 声 首 ， 束 得 立刻 走 到 客室 去 。 父 亲 坐 在 壁 案 前 ， 面 窗 ， 背 着 
熔炉 ， 我 就 面 门 ， 坐 在 睡 查 上 。 灯 前 立 着 一 个 马 木 雕刻 的 帆船 ， 当 中 
EAT, REEATBHARA RAL, fe CRUE A AVATIE ° AC 
亲 每 读 一 个 字 ， 必 有 定 让 我 随 着 念 ， 虽 然 我 还 得 用 手指 按 字 一 个 个 点 
着 ， 但 眼睛 古 时 常 望 着 父亲 的 有 须 的 嘴唇 ， 所 以 父亲 这 时 一 句 日 第 的 
话 是 : “看 着 字 儿 呀 ! 望 我 做 什么 ! ”实际 上 ， 就 是 望 着 字 ， 也 是 不 注 
意 ， 只 在 窜 神 地 记忆 发 音 的 连续 。 等 到 会 背 两 页 那么 多 了 ， 奉 是 单 所 
出 孤立 的 一 行 ， 还 是 一 字 也 不 识 ， 但 是 寿 提醒 我 开 首 的 那个 字音 ， 我 
又 能 连 着 读 下 去 。 有 时 母亲 在 旁边 听见 某 一 个 字 ， 璧 如 说 “ 远 ? 吧 ， 束 
[A]: “RSF eee AR Me A Tk, TAR Ste a de, 
并 且 讲 解 不 是 面 软 了 的 软 ， 是 远近 的 远 ， 我 也 束 问 :“ 哪 一 个 是 远 
哪 ? ”父亲 的 手 擎 得 高 ， 而 且 不 注意 我 的 询问 ， 我 惑 拉 他 的 袖子 ， 再 不 
注意 ， 束 聆 到 案 上 去 。 心 里 很 恼 母亲 来 打扰 ， 可 是 认 字 的 欲望 却 蓬 亏 
HEK ° PACE EK, ACROBIAIAY, Faith: “我 也 不 念 了 ! 你 教 妈妈 
去 读 吧 ! ” 


EBA CMBR LET °° 
“反正 我 也 不 念 了 。” 就 又 退回 睡 槛 上 去 。 


“ 真 真 这 孩子 .…...” 母 杀 一 过 到 既 找 不 出 理由 说 我 ， 又 沉着 我 是 赌 
气 ， 束 会 这 样 襄 ， 并 且 辣 我 笑 着 ,，“ 念 吧 ! 我 不 插嘴 了 。” 


父亲 一 直 是 望 着 我 不 作 声 ， 等 用 眼睛 还 出 我 的 笑 ， 才 说 : “你 还 以 
为 我 愿意 教 你 呀 ! 过 来 ， 望 着 字 ! ”现在 想来 ， 父 亲 真 的 不 纯粹 是 存心 
教育 儿女 ， 因 为 事业 上 遭 了 挫折 ， 无 非 是 借 着 我 的 夜 课 来 蔗 散 忧郁 而 
已 。 


每 次 夜 课 完 毕 ， 束 是 说 背 熟 所 认识 的 新 字 ， 和 母亲 就 拿 来 亲手 做 的 
夜 扩 给 我 胞 。 有 时 是 油 炸 的 水 饮 ， 有 时 是 裔 的 荷包 蛋 。 儿 时 至 熟 字 ， 
几时 才能 吃 ， 所 以 也 有 了 时候 背 熟 书 ， 夜 点 都 冷 了 。 而 母 茶 从 睡梦 中 醒 
来 ， 再 起 号 给 我 鹿 第 二 遍 。 也 正 因 为 谍 后 的 夜 氮 ， 率 引 去 我 对 靳 字 的 
关注 ， 而 久久 读 不 熟 。 忌 古 读 看 读 厦 ， 束 想 今天 入 睡 前 吃 什 么 ， 而 且 
注意 母亲 窗 室 里 的 煤 炉 声音 ， 十 不 是 有 真 炒 的 啊 声 ， 或 有 人 勺子 触 锅 的 
Bat ° PARMA: 是 绿豆 天 还 是 和 蛋 ? 一 边 癌 门 外 望 看 ， 又 盼望 母 
AIBN! FSR LOA, MEPS ene eas Oe, BB 
Be lB] th — cE ee EBAY, BBA AT LAA AR Al th, IRR AS DL a 
By, MARA ASCKA: “Ee! 今 晚 上 吃 什么 ? ” 


“ 快 念 吧 ! 背 不 熟 什么 也 不 能 吃 !1 ” 


父亲 说 话 ， 有 眼睛 也 不 离开 《三 国 演义 》， 但 我 的 一 举 一 动 ， 束 古 
在 他 无 声 无 尽 恋 《三 国 演义 》 时 ， 都 逃 不 开 他 的 监视 。 时 时 还 癌 壁 钟 
注视 一 下 ， 只 要 我 不 及 睡 ， 父 杀 从 来 不 催促 我 的 。 仿 佛 他 之 所 以 看 
《三 国 演义 》， 无 非 是 为 了 伴 着 我 ， 等 得 我 背书 ， 因 为 每 次 我 背书 
时 ， 父 杀 束 放下 《三 国 演 义 》， 听 痢 我 的 育 诵 ， 背 请 完结， 父亲 束 情 
懒 地 伸 伸 膛 ， 把 书 案 清理 一 下 ， 携 着 我 的 手 走 到 北 则 束 究 。 当 我 背书 
的 时 候 ， 仿 佛 没 有 一 次 是 我 打 断 他 的 阅读 ， 又 似乎 是 正巧 他 完整 地 看 
到 某 一 草 某 一 放 的 结局 。 


TK, FEE IAA ER, WOT LAER: “RAR T © ERAS 
Pee DAR EA, VB a, a BCS JL» AWE > AEA, RS 
AHS To MERULALR EF TIN MHA Ze ht, OT ORAS ee, Aree 
OK MEL, HEARERS SRA UR ° BER EERE ST AR, TE 
25 BTL IT EA AR AR ° TEM A CR SEH BB BELA], A Aol FRAY 
Aa, Boone vk, BSR, e ANE BER 1 
触 到 我 。 


“大 惊 小 怪 什么 ! 你 又 该 把 妹妹 惊醒 了 ! 快 点 儿 起 来 ， 你 看 看 太 
阳 ， 是 什么 时 候 了 ! 你 爸爸 等 会 子 不 进来 掀 你 被 窝 儿 才 怪 1 ” 


我 束 哇 吟 着 ， 磨 延 起 喘 的 时 间 。 和 母亲 把 炉 盖 儿 打开 ， 炉 火 极 旺 ， 
在 窗户 透射 进来 的 阳光 中 ， 从 炉 口 发 着 器 器 的 波 图 形 的 烟 影 ， 而 这 烟 
影 耕 不 是 在 阳光 中 ， 古 极 不 易 见 的 。 窗 子 的 六 面 方 格 ， 也 清 清 楚楚 反 
映 在 屋 当 中 的 地 上 ， 以 致 暧 炉 的 兴旺 火焰 ， 失 去 了 红 烈 的 光辉 。 我 望 
着 母 杀 提 了 我 的 衣裳 ， 周 转 着 烤 ， 每 温 热 一 部 分 ， 我 束 减 少 了 一 部 分 
一 一 睡 温 暖 被 祖 儿 的 时 间 ， 心 里 天 更 不 舒服 。 另 外 ， 又 得 观望 母亲 的 
神气 ， 有 是 不 是 还 能 有 推 延 的 余地 。 


母亲 每 挪移 衣 竹 的 温 过 的 那 部 分 ， 束 用 手 揉 一 揉 ， 仿 佛 在 上 暖 火 上 
洗 一 洗 似 的 ， 使 温 热 的 气 轧 得 以 润 散 ， 我 仿佛 第 一 次 注意 到 母亲 的 健 
美的 姿 容 ， 母 亲 的 脸色 恢复 了 日 润 ， 而 且 细 致 有 区 。 有 眼睛 明朗 ， 正 像 
母亲 偶尔 发 出 的 踊 亮 的 笑 声 一 样 。 我 那 时 想 ， 所 有 的 孩子 ， 只 有 我 的 
母亲 是 和 一 般 母 亲 不 同 的 ， 觉 得 又 愉快 又 骄傲 。 但 一 注意 到 所 和 烤 的 胡 
党 只 剩 一 只 字 子 了 ， 融 又 不 舒服 起 来 。 心 想 母 杀 既 然 这 样 爱 我 ， 屋 里 
又 有 这 样 好 的 阳光 、 任 炉 ， 而 且 又 是 降 霜 的 早晨 ， 为 什么 强 远 着 我 含 
却 卧 暖 被 食 儿 的 最 大 的 壮 福 呢 .…… 现 在 ， 只 剩 午 口 了 .……. 


“ 连 儿 他 女 ， KT EAE BB URIA I o ” 肉 波 在 窗外 说 ， ee 起 喷 ， 都 萎缩 得 
像 过 倒 了 日 子 的 财主 似 的 ! ， 


“你 真 会 说 话 ! ”母亲 端庄 地 说 , “ 受 了 霜 还 有 不 枯 的 ， 挪 进 屋 里 就 
得 了 呀 ! 什么 财 不 财主 的 ! ” 


母 杀 是 有 许多 忌讳 的 ， 并 且 信 佛 ， 每 月 初 一 十 五 都 吃 裔 。 我 望 着 
母 杀 的 脸色 ， 巴 望 着 瞧 婆 能 引 开 她 对 那 烘 衣 服 的 注意 ， 这 样 ， 我 就 可 
以 多 耽搁 一 会 儿 起 身 了 。 和 母亲 也 确 乎 挪移 了 视线 ， 她 户 着 西 窗外 的 崖 
婆 的 影子 。 但 是 一 手 依 然 古 提 着 衣 领 ， 男 一 只 手 摸 腊 着 袖口 。 


“你 那 是 端 什么 呀 ! 我 说 灯笼 和 海棠 。 鸡 爪 局 不 放 在 那儿 ， 挪 进 
屋 里 干什么 ， 原 来 是 摆 在 霜 底下 才 有 香气 呆 ! PBR USE, BRA 
FOR, “起 来 ! 那么 大 小 了 ， 还 三 届 两 让 地 叫 ! ” 


我 感 着 眉 ， 坐 起 来 。 现 在 又 怨恨 起 入 效 来 ， 大 不 是 母亲 对 她 生 
气 ， 我 想 ， 束 是 烘 暧 了 衣服 ， 也 可 以 多 耽搁 一 会 儿 的 。 


BERGE AAR, FBC TL, aT Be EY TR Bl EK 
NSE, MARAGKAM, MATKS, FHA: “Boa LA 
扣 ， 到 你 爸爸 那儿 喝 粥 去 ! ” 


在 母亲 不 愉快 的 时 候 ， 父 杀 照 例 不 声 不 啊 的 。 我 以 为 父亲 已 经 到 
街 上 去 了 ， 岂 知 父 亲 真 的 坐 在 客室 里 喝 缚 呢 ! 并 小 声 和 我 说 : “ 快 进 
K, Haat Ty! ” 


AANA TURAN AGL, DESC ° MARR, iB 
She, BE EABASC, theo), FADS BAPAC, aR 
REAR EO RP, a eS ERE EIR © (Bee BLY) 
气 轧 是 寒冷 的 ， 其 实 暖 炉 的 火焰 发 厦 噜 鸣 ， 不 过 花 盆 上 的 霜 气 生 寒 而 
已 。 


我 刚 息 上 椅子 ， 就 听见 母亲 大 声 说 ，“ 谁 叫 你 搬 到 客室 里 ! 热气 烘 
烘 的， 那些 冻 了 一 夜 的 娇 种 ， 不 该 枯 也 枯 了 ! ” 


“HE! 这 又 值得 生气 的 ! 你 当 是 咱们 还 能 在 这 住 多 久 ， 过 年 春暖 
冰 化 的 时 候 就 搬 了 ， 还 要 那些 花 做 什么 ? 也 不 能 再 有 闲 心 弄 它们 ! ” 父 
亲 说 。 


BR, UTR TT! 我 的 化 ， 储 奉 几 年 的 了 ， 可 不 能 轻易 丢 


了 


“不 能 丢 束 不 于 了 ! 不 能 丢 的 东西 多 昵 ! 不 是 要 丢 还 得 丢 吗 ? 这 人 么 
好 的 房子 部 要 换 主 儿 了 ! 到 时 候 ， 你 还 能 目 己 留 下 来 念经 吗 ? ” 


“你 当 是 不 留 下 来 怎么 的 ! 我 早 想 好 了 ， 束 是 孩子 .…… 大 是 上 学 特 
J. SOR MERE! 还 在 你 们 阎 家门 儿 上 过 一 奉子 不 成 ! ” 


我 正面 对 着 西 窗 ， 望 见 母亲 说 话 时 ， 一 手 摘 着 花枝 上 的 枯 叶 ， 而 
且 用 力 地 辐 脚 下 一 片 一 片 抛 着 ， 仿 佛 连 那些 桔 叶 都 可 气愤 似 的 。 但 母 
杀 的 脸色 ， 却 由 于 这 段 话 的 发 涝 ， 稍 微 有 点 儿 缓和 了 。 


ARBRE, BUBATE, BCAA BUR! ”父亲 说 。 
“我 不 用 谁 来 管 ! BER MUGLER ° 


“和 连 儿 ， 让 你 妈 修 行 去 ， 咀 们 两 个 人 束 搬 到 青岛 。 在 那儿 瘟 两 间 房 
PSHE, WES, FELASA, SIDR, HER, 
愿意 吃 市 淘 的 ， 就 一 炖 ， 呵 .……... 好 不 好 ? ” 


我 望 见 父亲 的 眼睛 ， 不 像 以 前 那么 锐利 射 人 了 ， 而 是 和 善 的 、 平 
BPA, With: “NRE! ”因为 我 知道 这 个 时 候 说 “不 好 ”， 父 亲 也 不 会 呐 
Tio RPA RMT. HA: “不 好 哇 ! 呵 ...... 不 好 


我 就 更 加 得 意 ， 连 声 说 : “不 好 ! 不 好 ! 我 要 妈 ! 不 要 你 ! ” 


这 时 ， 母 杀 走 进来 说 : “怎么 不 好 ? 你 爸爸 喜欢 你 ， 跟 着 他 又 有 鱼 
又 有 肉 ， 又 有 苹 末 义 有 糖 ! 跟着 我 ， 做 什么 ? "ies, DEBI 
GME, FRU: “CPE SEP PAPE ae | ”神气 是 根 
本 没有 注意 我 的 话 ， 也 没有 因为 父亲 的 欢笑 而 气 平 。 父 杀 那 时 是 一 直 
审视 着 母亲 的 眼神 ， 仿 佛 是 等 竺 她 回 脸 一 望 似 的 。 我 也 随 着 父亲 辐 母 


“后 屋 不 冷 ? 冬天 还 得 挪 吧 ! “esi o OM, IRB ST 
母 杀 的 抢 日 而 有 的 那 种 低 柔 。 


“冬天 再 用 稳 草 扎 一 扎 ! ”母亲 同样 地 低 声 说 ， 并 且 搬 着 一 盆 月 季 
同门 口 走 ， 路 过 父亲 痛 后 ， 仿 佛 路 过 煤 炉 一 样 ， 路 过 煤 炉 和 路 过 我 面 
前 一 样 。 

“ 妈 ! "我 把 筷子 移 到 嘴唇 角 上 ， 注 神 地 叫 了 一 声 。 

“BUT A? "母亲 站 下 来 。 

不 知道 那 时 冤 竟 是 一 种 什么 心理 ， 眼 泪 突 然 跳 出 我 的 睫毛 。 


“YER, VER! 妈 和 你 说 着 玩 儿 ， 你 也 不 知道 。 妈 怎么 会 舍得 
ET tk! 妈 亲 你 ， 好 好 喝 稀 弱 。” 


眼泪 已 经 流入 我 的 嘴 里 ， 我 用 手背 的 着 眼睛 ， 而 且 另 一 手 也 放下 
了 筷子 。 

“你 管 什 么 ? 你 就 不 用 管 ! ”父亲 说 ,，“ 有 能 耐 你 就 让 他 禹 ， 那 才 叫 
人 佩服 呢 ! ” 

但 母 杀 一 句 话 也 没 说 ， 就 把 我 抱 起 来 ， 对 举 婆 道 :“ 先 把 食 桌 上 的 
这 侈 搬 过 去 ， 等 会 子 我 来 摆布 ! ”用 手 给 我 擦 着 眼泪 ,“ 听 见 没有 ? 我 
说 你 放 在 那儿 就 好 了 ， 等 会 我 来 摆布 ， 先 搬 食 桌 上 这 盆 ! ” 


“听见 了 二 我 这 收 答 本 头 恨 于 


ARIK, RIAL: “RITA? 妈 说 着 玩 儿 ， 等 你 长 大 了 才 
离开 你 呀 ! "接着 叹 忍 一声， 把 我 放 到 暖 蚁 上 。 


— 
—" 
— 


冬天 ， 我 们 就 搬 到 父 杀 的 商店 去 住 。 在 那儿 住 了 一 年 ， 只 要 我 团 
上 眼睛， ee 那 种 墨 暗 的 气 
色 ， 以 及 从 门板 妖 儿 里 入 这 黑暗 屋子 里 的 阳光 ， 一 条 线 ， 一 条 线 的 。 
可 以 隐约 地 看 清楚 想 合 和 长 条 靠 椅 ， 还 有 货架 上 装 茶 的 次 wate, Fae 
摆 人 参 的 玻璃 橱 ， 全 征 铺 着 秋 霜 一 样 的 尘土 ， 而 且 原 来 让 凋 这 些 家 什 
的 红 布 ， 都 英 在 柜子 上 上、 地板 上 ， 没 有 人 去 管 。 因 为 父亲 一 直 不 到 这 
所 黑暗 的 前 门市 里 来 的 ， 只 有 我 和 小 琴 ， 避 着 父 亲 到 这 儿 来 和 泥 做 十 
铜钱 玩 儿 。 


我 们 每 人 有 一 块 和 泥 的 板子 ， 像 志 术 家 的 调 色 板 一 样 ， 在 这 上 面 
调和 痢 泥 块 。 另 外 用 两 个 有 方 孔 的 清朝 制 钱 做 模型 ， 把 预备 好 的 圆 形 
泥 球 夹 在 制 钱 当中 ， 轻 轻 一 压 ， 泥 球 目 然 忆 了 ， 人 然后 用 线 周 圈 一 饥 ， 
并 且 把 方 孔 通 罕 ， 那 么 一 个 土 制 钱 束 制造 成 了 ， 然 后 排 在 那 一 条 条 阳 
光 当 中 去 果 干 。 在 这 时 候 ， 我 和 小 琴 是 各 不 作 声 的 ， 只 专心 致 志 地 注 
意 着 目 己 的 手 乞 。 然 而 听见 母亲 在 院 心 呼唤 我 的 声音 ， 我 们 束 会 停 下 
来 。 那 时 ， 小 蕉 望 痢 我， 我 望 着 小 难 ， 互 不 作 声 ， 把 注意 力 全 集中 到 
听觉 上 。 帮 是 我 这 时 稍微 挪动 一 下 座位 ， 小 鞭 束 会 用 眼睛 制止 我 。 我 
们 都 是 坐 在 地 板 上 的 ， 把 调 泥 板 摆 在 两 腿 当 中 。 我 清楚 地 记得 小 琴 那 
时 常 有 的 故 作 惊 疑 的 俏皮 的 眼光 ， 而 且 那 眼光 在 又 幽暗 又 有 一 条 条 阳 
光 展 布 着 的 阴影 里 ， 给 人 的 印象 格外 别致 、 有趣。 


听 不 见 母亲 的 召唤 了 ， 小 琴 驶 会 伸 伸 天 头 ， 之 后 继续 我 们 的 手 
‘TL. e 


“你 做 多 少 了 ? ”她 悄悄 地 问 。 
我 束 同 她 伸 出 手指 作 数 目 。 
“你 呢 ? ” 

她 也 用 手指 回答 我 。 


我 们 胆 又 小 ， 心 又 虚 ， 甚 至 于 小 三 点 跑 来 ， 我 们 都 不 敢 留 它 ， 作 
势 把 它 驱 逐 开 去 才 安 心 。 因 为 它 的 项 铃 老 是 条 玲 末 玲 地 啊 ， 我 们 最 怕 
这 秘密 工场 给 母 杀 借 着 铃声 发 现 出 来 。 知 道 我 们 这 秘密 工场 的 ， 只 
依 姿 一 个 人 。 遇 到 母亲 找 我 有 什么 紧要 事 儿 的 时 候 ， 淮 奖 怠 偷偷 来 通 
知 我 ， 说 是 :“ 你 娘 给 你 裁 衣 党 呢 ! * 或 是 :“ 快 吃 晚饭 了 ， 明 天 再 玩 儿 
吧 ! 小 大 。” 她 说 话 的 声音 也 总 是 低微 的 ， 而 且 帮 是 我 不 听话 ， 她 瑟 会 
问 小 雁 劝 告 :“ 明 天 再 玩 儿 吧 ! 你 娟 也 找 你 呢 ! 你 不 听话 ， 连 儿 束 还 要 
玩 儿 ， 可 古 等 会 子 他 义 得 受 贡 


不 管 我 怎么 不 愉快 ， 小 稚 还 是 翅 无 留恋 地 走 了 。 临 走 利 利用 距离 
很 远 的 眼光 望 我 ， 而 且 那 么 望 着 ， 站 许久 ， 才 说 : “明天 我 放学 就 来 ! 
在 门口 等 着 我 ! ”说 完 ， 台 跳 着 跑 开 去 ， 像 一 头 小 山羊 那样 活泼 。 


她 九 风 了， 只 比 我 大 两 岁 ， 但 我 一 切 古 顺从 她 的 ， 仿 佛 她 比 我 知 
道 的 事情 多 ， 而 且 北 莫 她 ， 但 罕 婆 比 我 更 是 见 多 识 广 的 了 ， 我 倒 不 觉 
得 她 聪明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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瞬间 的 不 平 ， 殊 叉 玩 我 所 玩 儿 的 了 。 原 因 是 瞧 婆 的 脾气 图 民 ， 就 是 一 
时 对 我 恼 ， 过 一 会 儿 整 筷 了 ， 而 母 杀 的 个 性 强 ， 只 要 我 有 一 点 儿 过 
fe, BATT MRR: “Ite! 连 上 一 回 ， 这 是 两 回 了 。” 若 是 积蓄 到 五 六 
回 过 错 ， 那 么 就 做 一 次 忌 的 责 鹿 。 这 是 和 在 韩 四 权 那 个 院子 时 ， 最 显 
闭 的 不 同 了 ， 已 经 是 受 责 加 的 年 龄 了 。 


Pie CRAKEAR, hile FTES, AME Tee, 
我 却 一 次 也 没有 受到 。 


在 和 韩 四 叔 同 住 的 那个 大 院落 时 ， 我 听见 外 屋 的 动静 可 以 问 父 
杀 ， 背 完 书 吃 什么 ， 但 现在 不 敢 问 了 “。 HORAK ATES, 
我 读书 的 外 间 ， 束 是 从 前 的 账 房 。 母 杀 的 而 炒 夜 点 的 声音 ， 依 然 很 清 
楚 ， 依 然 古 我 夜 读 当 中 最 大 的 诱 有 恶 。 但 除了 有 盼望 罕 婆 能 暗 地 告 诉 我 母 
亲 的 夜 点 ， 我 在 背书 以 前 ， 是 没 法 能 够 知道 的 ， 而 且 束 是 问 崔 次， 还 
得 注意 父亲 的 眼神 ， 用 书本 来 误 挡 他 的 视线 。 


四 


这 时 候 ， 城 市 给 我 的 印象 也 不 同 了 ， 除 了 白 俄 第 第 出 现在 街道 上 
以 外 ， 本 来 是 没有 什么 变化 的 ， 倒 是 因为 我 目 己 的 感觉 两 样 了 。 从 前 
我 所 看 见 的 种 种 景物 全 十 一 个 轮廓 ， 艾 如 四 轮 的 农 车 吧 ! 我 现在 不 但 
能 分 辨 出 哪 一 匹 马 剩 悍 可 爱 ， 而 且 也 注意 到 它们 的 项 铃 和 和 额 前 配饰 的 
红 组 子 伦 球 。 那 旦 纯粹 为 山东 移民 所 讲究 的 。 至 于 高 丽人 ， 稼 毅 是 赶 
BETS ROMS, SAAN, CARR OESF ° & 
BHR, mee Rae — DR ae re PP, SY 
2, Ga—-MAAH ILM e Ma EIS, Ae il 
的 ， 有 的 玻璃 杜 上 摆 着 五 花 十 色 的 绸 缴 、 布 丐 、 狐 狸 皮 、 洋 伞 ， 有 的 
全 部 开 敞 的 门市 的 门口 ， 摆 着 货 床 ， 陈 列 着 机 织 宾 子 ， 日 本 的 胶 撒 黑 
布鞋 .…… 而 现在 我 注意 到 各 个 商店 的 招牌 ， 万 其 是 商店 门口 旁 的 由 


子 。 从 两 串 儿 木板 涂 画 的 膏药 上 ， 我 辨别 出 这 家 是 药 铺 ， 从 一 只 木 弄 
的 丈 多 长 的 鞋 标 上 ， 我 也 能 分 别 出 那 家 是 鞋 店 。 烧 锅 的 门 外 ， 照 全 有 
一 个 很 高 的 木 杆 ， 在 最 尖端 有 着 曲 尺 型 的 横 厦 ， 那 下 面 悬 着 镀 银 的 大 
酒 瓶 ， 瓶 底 还 飘 着 红 布 条 儿 。 饭 馆子 的 门 前 ， 也 有 高 的 木 杆 ， 不 过 那 
顶 上 只 悬挂 一 串 蒸 算 型 的 罗 图 儿 巾 时 。 城 市 里 的 营业 中 最 高 的 标志 ， 
就 是 挂 在 日 日 新 澡堂 上 空 的 红 布 灯笼 ， 夜 间 就 换 了 真 的 红 玻 璃 悬 灯 : 
而 且 我 不 相信 壁 上 的 挂钟 ， 每 次 夜 课 完 毕 ， 我 都 要 到 院子 中 心 去 仰望 
那 萤 红 的 悬 灯 ， 若 是 望 不 见 ， 那 么 一 定 是 过 了 十 二 点 。 除 了 这 个 时 间 
的 标志 以 外 ， 还 有 礼拜 堂 的 钟 声 ， 我 那 时 还 不 知道 礼拜 堂 是 建筑 在 城 
东 还 是 城西 ， 但 听见 钟 声 ， 我 就 知道 这 是 礼拜 六 ， 第 二 天 可 以 和 小 琴 
玩 儿 一 天 。 


冬季 的 日 子 ， 征 这 城市 里 的 稼 业 高 湖 。 许 多 农民 从 四 乡 赶 来 粮食 
车 ， 许 多 猎户 从 深山 赶 来 载 满 各 种 冻 肉 和 曾 皮 的 雪 权 。 访 山 的 用 袖 简 
HBAS, WER WULA, BER AR BS RAS 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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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管 哪 家 孩子 的 画 片 堆 里 所 没有 的 珍品 。 我 是 预备 和 她 交换 一 张 的 ， 
那 古 烟台 的 海景 图 ， 而 我 者 是 得 到 这 一 张 ， 全 城市 整 只 有 我 一 个 人 是 
有 全 套 无 缺 的 香烟 画 片 了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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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道 都 给 人 踏 得 结实 而 且 坚 滑 了 “。 走 起 来 ， 必 得 谨慎 地 看 着 路 。 吏 听 
Wa: SIL! DORAMAABST TIL! ROR, RIES A 
到 豆子 仓 去 。 豆 子 仓 就 古 曾经 收留 过 溃 退 的 俄国 兵士 和 家 属 的 那 所 从 
北 因 南 茅草 房 ， 它 把 那 大 院子 阳 作 了 前 后 两 部 分 。 我 还 没有 来 得 及 准 
别 是 谁 ， 殉 给 古 班 两 手 举 起 来 :“ 连 哥 儿 长 这 么 高 了 呀 ! 我 来 看 看 ， 别 
动 。” 他 高 声 笑 着 ， 我 的 脸 正 对 看 他 的 脸 ， 他 那 双 眼睛 像 针 一 样 注视 着 
我 ， 仿 佛 看 看 我 是 不 是 变 了 ， 然 后 说 : “ 连 哥 儿 ! 我 给 你 带 来 好 东西 
了 ! ”就 抱 起 我 来 ， 向 父亲 说 :“ 你 一 个 人 去 吧 ! ”并 呵呵 地 大 笑 ， 念 佛 
按 弃 了 父 菜 ， 在 他 是 一 个 很 得 意 的 玩笑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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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连 哥 儿 ! 咱们 别管 他 ! 我 给 你 市 来 两 个 稀罕 东西 一 一 我 措 摸 ， 你 
的 手 哪 ! OREM! ”他 大 声 叫 起 来 , “怎么 这 样 产 啊 ! * 径 目 撤 开 父亲 
tO IKE T° 


K-BE aha RHA, eal, APRA, BRE, 
和 一 条 条 钢丝 似 的 。 


“来 ! 试 试 扎 脸 吧 ! ”证 班 在 我 肋 上 用 须 刺 厦 ， 我 不 由 得 畅快 地 叫 
起 来 。 脸 虽然 向 外 挣扎 ， 但 心里 又 巴 望 他 再 用 衣 须 刺 刺 。 


“你 打 个 口哨 哇 ! ?我 说 。 
他 就 把 手指 插 到 口 里 ， 人 尖锐 的 声 首 立刻 啊 衣 了 院落 。 


“HME! 我 当 是 老 毛子 呢 ! TRB "HRI TNL 
说 。 不 是 因为 他 的 口哨 响 ， 而 是 他 用 马 棒 融 门 的 声音 ， 使 好 吃惊 。 


“RA SRS WE? "证 班 把 我 放下 来 ， 问 话 的 口气 和 一 呼 百 诡 的 贯 
人 一 样 ， 并 左右 四 顾 ， 仿 佛 有 许多 仆人 侍候 着 他 的 神气 。 


“PREGA | REE Sh, Th SRILA), sci TTR AD 
幸福 。 她 望 他 的 眼睛 的 那 种 神情 ， 仿 佛 他 束 要 做 出 使 她 发 笑 的 事情 。 


“来 ! 连 哥 儿 。” 


“ 连 儿 又 要 做 什么 呀 ， 你 证 大 叔 挺 素 的 ! 不 让 他 欣 软 腿 ! BER IR 
在 窗 玻璃 上 说 。 


“来 ! 不 要 听 你 娘 的 话 ! ” 
* 连 儿 又 要 骑马 ， 是 不 是 1 * 


“WAM! FUR, RT, FRAPS, Cele, Ha ILRA 
了 还 要 挂 刀 呢 一 一 来 ， 连 哥 儿 ! ” 


我 听见 母亲 发 出 的 更 衣 的 笑 声 ， 还 说 : “ 真 真 您 会 说 话 ! ”实在 母 
ae Wile th BCR OR BE WS RTT IX, HPN ERP, TEKS AB AH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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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 到 十 班 打开 马鞍 子 旁 边 的 白木 箱子 ， 我 立刻 欢呼 起 来 ， 高 声 叫 
着 :“ 免 子 ， 免 子 ! ” 


母亲 和 人 秆 效 也 走 进 来 ， 爆 发 着 欢笑 。 


“我 当 是 什么 东西 ， 您 连 说 一 声 部 不 说 。 我 还 疑惑 着 ， 怎 么 这 日 木 
箱子 里 吐 噬 咕 噬 地 史 ， 还 当 是 酒 瓶 子 什么 的 倒 了 。” 母 杀 说 ,“ 我 看 看 
哪 ! 连 儿 拿 开 手 ! ” 


化 效 也 说 ， 她 早 束 想 这 木 箱子 里 一 定 有 稀罕 景 儿 了， 因为 她 一 扳 
箱子 ， 束 觉 春 两 样 ， 又 轻 ， 又 有 东西 滚 ， 仿 佛 她 早 束 知道 这 是 两 只 小 
FFIABY ° 


可 是 谁 也 没 听 她 的 话 。 那 两 只 小 兔子 是 日 的 ， 毛 色光 润 ， 不 停 地 
动 痢 两 只 透明 的 吓 东 ， 一 坚 一 倒 ， 一 倒 一 坚 ， 仿 佛 时 刻 在 侦 听 ;， 眼睛 
鲜红 ， 略 有 县 缩 而 疑 惧 的 神气 。 箱 底 铺 着 细软 的 轨 靴 草 \ 志 ， 然 而 它们 
的 号 子 还 是 微微 地 发 拌 。 

“ 妈 ! 它们 冷 呢 1 ” 

“ 冷 ! ”十 班 大 声 地 说 , “我 用 这 件 短 大 整 关 了 一 路 ， 在 雪 车 上 郑 点 
儿 没 把 我 冻 坏 了 ! ”又 说 , “好 好 养 着 呀 ! 别 让 你 们 洛 布 达 咬 死 一 一 我 


要 到 外 院 儿 去 喂 牲口 了 ! RRR EAE EAS, AEM ° HSE IO 
外 就 是 雪 的 走道 ， 不 知 为 什么 他 却 把 靳 上 的 雪 留 在 屋 里 。 


现在 我 是 完全 环 记 小 琴 还 在 家 等 候 着 我 呢 ， 全 副 精 神 都 集中 到 怎 
样 安置 这 两 只 小 小 生物 上 来 。 


1 ， 鸡 爪 ， 指 拐弯 ， 果 实 形态 似 万 字符 “由 ”。 一 一 编者 注 
2. ” 罗 圈 儿 则 ， 几 十 年 前 东北 开饭 店 门 脸 的 标志 ， 由 子 中 间 是 罗 圈 ， 下 面 是 飘带 ， 上 面 
是 三 根 强 挫 一 个 环 ， 便 于 早晚 挂 摘 ， 用 于 招徕 客人 。 一 一 编者 注 
3. «RE, SSSR, RICH, APSR TARA EAT RRS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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午餐 的 时 候 人 很 多 ， 分 作 两 伙 儿 : 一 伙 儿 是 地 户 ， 坐 在 账 房 的 圆 
SRE; 一 伙 儿 是 父亲 和 古 班 。 他 们 吃 着 日 酒 ， 我 和 母亲 吃 着 饺子 。 我 
们 全 是 坐 在 暖 蚁 上 ， 围 痢 矮 脚 桌子 。 母 亲 照 料 着 妹妹 ， 时 时 低 厦 头 给 
HONE 1, RIERA LK, WAT THES BBN AF BEFITS © Ab 
偷偷 地 束 定 不 回 脸 看 ， 依 然 痛 作 吃 得 挺 有 味 儿 的 样子 ， 眼 睛 却 在 暗 地 
里 注意 着 母亲 ， 逐 渐 把 簧 子 夹 的 侈 肚 儿 的 饺子 ， 挪 到 时 边 儿 上 ， 用 手 
DR, RRP RSMAS BI, SORTA, Fy oe aR 
RAPIST ERE, RTH, MOTH ET RAR ee 


父亲 和 古 班 说 得 挺 热 烈 ， 说 话 声音 很 高 ， 脸 上 都 现 出 欣喜 淋 六 的 
光辉 ， 他 们 虽然 十 和 我 们 坐 在 一 伙 儿 ， 却 忽略 了 我 们 的 存在 ， 仿 佛 只 
在 他 们 两 个 人 的 世界 里 ， 而 我 也 目 有 一 个 世界 在 ， 所 以 也 没有 听 清 楚 
父亲 一 句 话 ， 只 是 古 班 高 朗 的 笑 声 ， 不 时 守 去 我 对 兔子 的 注意 。 


我 看 痢 古 班 把 整个 的 咸 辣椒 ， 用 筷子 送 到 嘴 里 ， 像 吃 鲜 染 一 样 ， 
BERGER, SOMA: OUR Re), Ae IT AIR T° 
而 且 他 目 己 根本 不 注意 他 十 吃 什 么 ， 醇 心 听 着 父亲 的 话 。 我 望 了 母亲 
一 眼 ， 不 是 看 看 母亲 十 不 是 注意 到 古 班 这 种 吞 的 吃 法 ， 而 是 要 给 兔子 
喂 饼 子 ， 母 亲 终 于 从 我 眼睛 的 光辉 里 ， 频 出 这 个 秘密 了 。 


“ 连 儿 那 是 做 什么 呀 ? "母亲 低 声 问 。 


望 见 母亲 的 脸色 ， 并 没有 严肃 可 怕 的 那 种 气氛 ， 我 惑 笑 起 来 。 


“TREE EMR AM! 喂 饺子 吗 ? ”母亲 又 用 眼睛 告诉 我 , “你 等 着 
吧 ! 客人 走 了 再 教训 你 ! ” 


我 望 望 父亲 ， 父 亲 没 有 注意 我 ; BBO, CURR, 又 
望 望 母亲 ， 重 新 遇见 母亲 那 两 道 说 “你 等 厦 吧 ! ”的 眼光 。 我 也 受 了 感 
染 ， 脸 无 力 地 低 三 下 来 ， 每 次 预先 得 到 受 责 的 征兆 ， 我 的 脸色 融和 像 一 
和 东 受 霜 的 化 那么 枯 妆 ， 那 么 无 生气 了 。 


“HEAR AR EF? ” 
EA RT Bie © 


古 班 忽然 注意 到 我 那 受 责 含 怨 不 语 的 样子 ， 就 说 :“ 九 嫂 又 怎么 的 
J! ”他 那 掌 面 义 大 指纹 又 粗 的 手 ， 擎 着 大 酒杯 ， 有 些 酒 滴 到 膝 上 ， 他 
te i tS, “BRAID, IRAN eS a | ”突然 放下 酒 
Pm, “IR, R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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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美意 似 的 。 


“你 就 不 要 管 他 ， 越 说 他 越 装 腔 ! ”父亲 用 眼睛 望 了 我 一 下 说 ， 那 
眼光 仿佛 不 悄 注 视 而 且 深 深 了 解 我 的 心理 似 的 ， 仿 佛 不 理 我 ， 束 会 目 
己 吃 了 。 于 是 我 为 了 表示 父亲 说 的 并 不 对 ， 束 离开 餐 果 ， 挪 到 左 首 
去 ， 用 背 抵 着 墙 。 


“你 等 着 吧 ! 你 ! ”母亲 低 声 说 。 


“我 给 你 打 个 口哨 ! 听 着 呀 ! ”上 古 班 束 把 手指 插入 嘴 里 ， 玫 肢 地 叫 
吓 起 来 。 本 来 我 不 想 笑 的 ， 可 是 前 见 母 杀 大 笑 的 样子 ， 也 整 笑 起 来 。 


古 班 的 神气 ， 非 常 骄傲 而 且 上 自得 似 的 说 :“ 来 ! 来 ! 九 哥 ,和 干 一 杯 ， 视 
你 百世 如 意 一 一 你 知道 ， 人 哪 ! 别 不 知足 ， 再 竺 十 年 八 年 ， 我 侄子 长 
大 了 ! (Rel fee! 我 劝 你 搬 到 屯 子 去 住 吧 ! SIAL, 
铁 屋 项 ， 玻 璃 窗 ， 再 修 个 院子 ， 种 两 畦 花 。 冬 天 明 们 哥 儿 俩 弄 个 好 雪 
车 ， 套 上 俄罗斯 马 去 打 围 ， 九 哥 ! 你 就 知道 城市 是 多 么 乏味 了 ! 除了 
看 看 戏 ， 有 什么 好 玩 儿 的 ? ” 


“等 到 我 把 债 清理 完了 再 说 。 我 是 不 想到 屯 子 去 ， 倒 想 把 地 卖 了 ， 
回 青 岛 去 ， 在 海边 儿 盖 座 房 子 一 住 ， 把 连 儿 送 到 济南 去 读书 。 人 总 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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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长 英雄 的 地 方 。 你 知道 咀 们 毛子 的 深山 里 ， 是 出 人 参 的 呀 ! 不 要 说 
别 的 ， 河 水 都 有 人 参半 ， 你 要 听 我 的 话 ， 管 你 喝 十 年 咀 们 屯 子 的 河 
水 ， 不 成 仙 也 能 长 命 百 岁 。 九 嫂 ， 你 不 用 突 ， 我 是 说 真 话 ， 连 儿 关 是 
在 那 住 十 年 ， 要 入 伍 不 升 到 团 长 ， 我 把 头 割 下 来 ， 不 让 你 们 的 手 沾 
血 ! ”十 班 说 话 的 声音 ， 像 古 吵 染 ， 正 像 一 般 深山 里 那些 血气 旺 的 人 一 
样 ， 仿 佛 他 那 强 壮 的 号 体 ， 不 容 他 的 声音 低 ， 那 声音 里 的 健康 ， 正 像 
是 给 锤子 敲打 的 钢铁 一 样 的 壮实 。 


我 看 见 他 们 文 沉 入 醉心 的 攀谈 里 ， 来 不 及 注意 我 了 ， 距 又 望 见 母 
杀 那 余 盘 未 轧 的 眼光 ， 再 看 看 崔 姿 一 一 她 是 刚 进 来 不 久 的 ， 那 时 古 班 
正 打 着 口 噶 ， 她 俯 脸 笑 着 ， 抑 制 看 笑 声 ， 仿 佛 不 敢 望 古 班 ， 一 户 束 要 
破 声 地 失礼 大 笑 那 样 俯 着 脸 。 她 没 注 意 我 ， 我 也 没有 注意 她 。 那 时 ， 
她 器 上 一 强 炸 牛排 ， 又 撒 下 两 个 空 盘 ， 站 在 门口 ， 却 不 退回 厨房 去 ， 
用 围裙 探 着 于 ， 等 待 厦 什 么 。 眼 睛 尖 尖 的 ， 注 视 着 父亲 的 簧 子 ， 她 的 
ERR AC BER ELIS AIT ECT 。 


“下 来 玩 儿 吧 ! 连 哥 儿 ! ACTA Po, BEAL RAR ST ! ” 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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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 话 的 声音 极 小 ， 显 然 怕 慰 扰 父 亲 和 古 班 的 吃喝 兴致 ， 同 时 眼睛 叉 望 
了 下 父亲 的 牧 子 ， 看 他 是 不 是 着 特 吃 牛排 似 的 。 


我 束 挪 到 和 俯 姿 跟前 ， 让 她 给 我 罕 鞋 。 可 这 时 父亲 的 筑 子 触 到 午 排 
了 ， 但 眼睛 望 大 证 班 说 : “XO TIT, BO SPS, 
ZEA? "于 是 汶 效 的 注意 完全 给 父亲 的 话 牵 扯 去 了 ， 露 着 担心 的 
微笑 ， 唯 恕 她 的 精心 制品 不 合 客 人 的 口味 似 的 。 我 用 手 扯 她 的 袖口 ， 
要 她 给 我 罕 鞋 ， 鞋 是 有 结 市 儿 的 ， 提 在 我 的 手 里 ， 可 是 她 把 我 的 手 也 
抓 住 ， 提 防 我 扰 了 她 的 注意 。 


“AS A aR ah! Be ET TE BEE 

“给 人 家 穿 鞋 呀 ! "我 抱怨 地 说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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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 古 班 和 父亲 。 

“你 不 给 人 穿 鞋 ， 怎 么 的 ? ?我 这 时 气 的 不 是 她 延迟 给 我 罕 鞋 ， 而 
征 我 连声 人 各 唤 了 两 笛 ， 却 得 不 到 她 一 秒 的 注视 ， 束 叫 起 来 。 


侍 效 那 双 马 黑 的 发 亮 的 眼珠 儿 这 才 针 对 着 我 :“ 连 哥 儿 别 叫 ， 鞋 
We? REWE? ”实际 鞋 束 在 我 手 里 ， 她 却 义 望 厦 父亲 了 ， 话 虽 是 对 我 说 
的 ， 心 实在 是 没有 注意 我 。 她 已 经 站 在 我 跟前 ， 一 手 在 我 脚 的 周 近 摸 
索 起 来 了 。 我 把 鞋 递 到 她 手 里 ， 她 也 不 看 看 。 我 又 把 鞋 从 她 手 里 反 出 
来 ， 把 古 班 映 后 的 狗 皮 帽子 放 入 她 手 里 ， 叫 她 握 着 。 我 预备 着 纵 声 大 
Fe, PASSE PATE AML 


“ 崔 婆 的 手艺 真 不 坏 呀 1 ， 


“什么 她 都 会 呀 ， 赶 多 咱 汪 让 她 给 咱们 炖 条 大 马 哈 鱼 吃 ! ”父亲 
说 。 


“有 什么 手 己 ， 全 乱 作 料 儿 。” 汶 效 吏 幸福 地 微笑 了 ， 并 且 望 望 
我 ， 仿 佛 把 幸福 也 分 给 我 一 点 儿 似 的 ， 又 说 , “OR KEP Pe SEK 
儿 ， 要 是 火候 儿 不 对 吏 不 这 么 胸 了 ， 今 天 柴 还 不 干 ， 火 也 储 弄 得 不 


“你 不 给 罕 鞋 了 呀 ! "我 又 叫 她 。 


“ 连 儿 你 好 挨打 了 ， 是 不 是 ! ”母亲 说 ,“ 怎 么 越 有 客人 ， 你 越 吵 ， 
那么 大 了 ， 自 己 不 会 穿 吗 ! 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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挥 ， 从 我 手 上 拿 去 棉 鞋 ， 她 一 点 也 不 惊异 手 里 为 什么 会 握 着 个 狗 皮 由 
子 ， 我 也 不 作 声 。 她 给 我 罕 棉 鞋 的 工夫 ， 古 急促 的 ， 显 然 赶快 把 我 打 
发 走 的 神气 ， 又 低 声 说 : “Baa bt LI!» 


“不 | ” 


“你 看 你 这 两 只 兔子 .……. 你 怎么 给 它们 公子 吃 蚜 ! Ee ETC 
号 面 度 ， 肉 饮 儿 一 点 也 不 动 ， 都 抛 天 了 1! ” 


“它们 号 什么 呢 ? Sibi te Bf A EIA] ° 


“WEF! RPS! BE NAAM EMA, eS BAAS 
AREAS, ° 


RMKE TNA RRP AO, AFUE IRA ER, 
它们 越 是 吃惊 ， 越 是 逃避 ， 我 束 越 想 抓 ， 并 且 有 一 次 抓 着 那 只 兔子 的 
耳 东 提起 它 来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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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 见 外 间 的 高 丽 地 户 ， 围 着 餐桌 谈天 ， 有 眼睛 全 内 着 情绪 热烈 的 光 
辉 ， 正 像 一 般 在 酒席 半途 就 饱餐 的 人 一 样 ， 等 每 最 末 一 瓶 酒 吃 完 ， 残 
着 手 吃饭 了 。 每 个 人 都 是 日 的 薄 棉 检 儿 ， 有 的 套 着 藏青 色 的 背心 ， 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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尸 ， 腕 上 还 套 着 短 的 辣子， 只 从 这 上 束 能 知道 他 是 赶 着 萄 一 匹 牲 口 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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袖 简 ， 涉 上 于 着 围巾 。 现 在 他 在 油 布 制 的 烟 口 袋 上 卷 着 纸 烟 ， 那 烟 口 
袋 平 铺 在 他 的 膝 上 ， 借 以 让 手指 间 的 烟 悄 不 至 于 落 在 袋 外 。 他 嘴 里 说 
着 高 丽 话 ， 束 是 用 舌尖 润 溪 纸 烟 颖 儿 的 时 候 ， 也 不 用 眼睛 望 他 的 卷 
烟 ， 可 见 他 谈 得 是 多 和 入神。 


我 从 他 身后 走 过 去 的 时 候 ， 他 迅 疾 转 过 来 捉 住 我 的 手 说 : “ 少 财 
东 ， 你 的 学 堂 的 去 吗 ? ”本 来 我 是 恼 着 一 个 高 丽 地 户 提 我 的 手 的， 可 有 是 
因为 他 那 红润 的 笑脸 和 那 别 致 的 中 国 话 ， 反 而 觉 着 有 趣 ， 殉 播 了 播 
头 。 那 时 候 ， 金 秉 湖 束 转 脸 同 他 的 伙伴 们 笑 着 说 什么 ， 不 时 地 用 眼睛 
看 着 我 ， 显 然 是 讲 我 ， 而 且 念 佛 因 为 我 认识 他 ， 非 党 骄傲 而 目 得 似 
的 。 我 撤回 手 走 了 ， 他 也 不 挽留 。 显 然 只 十 为 了 表示 他 和 我 很 熟 。 


一 出 屋 ， 就 沉着 眼 腕 而 头 举 ， 什 么 全 古 折 的， 墙头 十 雪 ， 屋 顶 古 
雪 ， 院 子 里 也 轻柔 地 销 满 雪 的 绒 程 子 。 原 来 我 们 午餐 尾 光 ， 雪 束 义 落 
来 了 ， 现 在 空间 还 古稀 注 的 雪 伦 儿 ， 瞻 对 下 附 ， 一 点 声明 也 没有 ， 
天 空 发 着 灰白 的 阴沉 颜色 ， 仿 佛 一 时 不 会 睛 ， 院 心 没 有 风 ， 而 且 气 温 
也 不 如 雪 前 那么 严寒 ， 仿 佛 由 降雪 而 温和 一 点 儿 ， 正 如 骏 雨 之 前 有 和 烈 
风 ， 而 一 旦 落下 倾盆 大 雨 ， 风 束 平 轧 ， 只 剩 一 片 雨 声 了 一 样 。 


我 悄悄 打开 上 门 ， 生 怕 母 亲 上 听 着 动静 发 觉 我 不 在 。 然 而 门 一 开 ， 一 
个 义 日 又 大 的 东西 ， 突 然 从 我 喘 旁 一 跳 ， 就 冲 出 门 外 去 ， 使 我 大 吃 一 
尺 。 一 看 ， 原 来 是 洛 布 达 ， 那 只 强壮 的 俄罗斯 种 的 狗 ， 只 见 它 那 腕 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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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绒毛 来 ， 它 回 脸 户 鹿 我 ， 忆 我 驱赶 它 仍旧 回 进 门 里 的 小 天 井 似 的 ， 
癌 大 院子 中 心 奔跑 开 去 ， 并 发 着 愉快 的 员 声 ， 那 员 声 仿佛 说 :“| 加 了 我 
一 天 ， 这 会 子 可 得 称心 称 意 地 玩 儿 玩 儿 了! ” 


临 出 来 ， 我 小 心 招呼 着 :“ 姥 女 ! 关门 哪 ! 我 去 拿 篮 子 去 ! ” 没 听 
TATE END, BLE ST: “Het! 洛 布 达 ! ”现在 我 又 无 拘束 
地 大 声 叫 唤 着 ， 随 后 追 去 。 


我 突然 望 见 洛 布 达 揪 探 着 尾巴 ， 癌 一 个 戴 红 绒 皮 帽 的 女孩 子 跑 
去 ， 原 来 小 琴 在 院 中 心 一 座 冰 岗 上 ， 打 滑 刺 溜 儿 四 ， 她 的 手 牵 着 金 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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套 ， 左 手提 着 个 羊皮 袖 简 。 金 锁 儿 戴 着 水 猎 制 的 冬 帽 ， 长 饱 也 十 短 得 
只 能 摘 凋 着 胁 部 ， 两 手 有 绿 毛 绳 的 手套 。 这 时 ， 小 琴 招 呼 着 “ 洛 布 
IA! ” 正 癌 我 这 儿 看 ， 不 想 一 个 高 丽 孩 子 从 金 锁 儿 喘 侧 滑 来 ， 只 见 小 琴 
两 手 朝 空 伸展 着 ， 险 些 给 那 高 丽 孩 子 冲 倒 。 脸 儿 吓 得 一 阵 红 ， 立 定 
脚 ， 瓯 在 那 高 丽 孩子 面前 站 住 ， 惯 奶 地 望 独 他。 起初 那 高 丽 孩 子 是 笑 
, Re RET Me) To 


“来 ! 来 ! 要 打架 了 1! * 金 锁 儿 向 我 招手 。 


当 那 高 丽 孩子 从 金 锁 儿 刁 侧 请 过 去 的 时 候 ， 我 束 站 了 下 来 ， 出 神 
地 望 着 小 其 ， 担 心 她 会 给 冲 倒 ， 不 知 怎 的 ， 我 却 没 来 得 及 召唤 她 注 
意 。 现 在 我 跑 过 去 ， 挺 着 胸 且 ， 从 他 和 小 芙 之 间 插 入， 并 推 开 小 大 。 
我 那 眼 睛 十 直 望 着 那 高 丽 孩子 的 。 他 穿着 有 两 条 长 结 珊 的 无 领 棚 钱 ， 
肥 人 冬 的 灯笼 以 ， 全 部 树胶 制 的 高 丽 鞋 ， 却 戴 着 一 顶 中 国 藻 力 的 狗 皮 大 


帐 ， 硅 不 是 掀 在 前 额 上 ， 一 定 把 他 的 蜡 子 和 嘴巴 都 效 进 去 了 。 他 也 用 
望 小 姥 的 那 种 眼光 望 我 ， 仿 佛 说 :“ 看 看 你 能 把 我 怎么 样 ! ” 


我 也 用 眼光 说 : “你 能 把 我 怎么 样 ! ” 


我 仿佛 听见 金 锁 儿 招手 低 声 欢 叫 的 声 普 ， 似 乎 庆 痪 他 上 自己 有 有 趣 
的 玩意 儿 要 看 了 。 那 种 低 小 的 欢 叫 声 在 说 : “看 哪 ! 他 们 要 打架 
了 。” 义 仿佛 听见 小 奢 的 怒 吓 声 ， 从 那 低微 而 短促 的 声音 里 ， 可 以 想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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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望 着 那 高 丽 孩 子 。 
他 也 同样 望 着 我 。 


足 有 五 分 钟 ， 我 们 相持 地 对 立 着 ， 彼 此 望 着 对 方 的 鼻尖 。 实 在 我 
并 没有 和 他 质 打 的 意思 ， 不 过 看 着 小 琴 受 欺 侮 ， 就 愤恨 不 平 而 已 ， 等 
到 听见 小 琴 怒 吓 金 锁 儿 的 短促 声音 ， 知 道 她 在 愤恨 中 注意 着 我 怎样 代 
她 出 气 ， 就 更 加 英勇 了 ， 想 非 着 着 实 实 打 他 一 顿 不 解 归 。 不 是 要 在 她 
眼前 表示 勇敢 ， 而 真 从 心里 要 代 她 报复 。 最 后 那 高 丽 孩 子 慢 慢 挪 开眼 
光 ， 仿 佛 说 ; “去 你 的 吧 ! 你 算 什么 东西 ! "就 迈 开 脚步 走 了 ， 并 且 故 
意 在 我 左 首 打 着 滑 刺 溜 儿 ， 表 示 他 对 我 的 茂 视 。 


«22 SE] | * 我 用 高 丽 话 骂 了 一 句 ， 只 是 表示 我 并 不 怕 他 而 
已 ， 等 到 他 用 满族 话 回 骂 ， 而 且 仍 旧 打 着 滑 刺 渔 儿 ， 我 就 向 他 奔 去 ， 
可 气 的 不 是 他 的 回 骂 ， 而 是 那 仍旧 打滑 刺 汶 儿 的 悠然 态度 。 那 时 还 听 
见 小 琴 说 : “不 要 理 他 ! EMBERS, SWE, HOES 
伸展 着 翅膀 滑 过 来 ， 我 就 迎 上 去 用 肩膀 猛 力 撞 过 去 。 那 瞬间 ， 他 正 像 
小 琴 被 冲 时 一 样 ， 向 空 播 晃 着 两 臂 ， 只 迅 疾 地 前 俯 后 仰 了 两 下 ， 到 底 
跌倒 了 ， 后 脑 在 冰 上 发 出 一 声响 。 我 想 他 一 定 姜 了 ， 然 而 他 立刻 一 声 
不 作 俯 身 跪 着 ， 向 我 两 腿 抱 来 ， 我 用 手 抵 着 他 肩膀 ， 到 底 也 给 他 掀 倒 
了 ， 两 腿 向 空地 坐 下 去 。 我 听见 金 锁 儿 爆发 出 愉快 的 笑 声 ， 那 时 我 的 


AMMAN, SBR, AAMAS HS eT, SFR 
抱 痢 后 脑 。 大 不 是 我 拉 不 开 脚步 ， 一 定 追 上去， 可 有 是 我 的 膀 骨 疼 得 像 
trist [—t, AT ROR RARE, RE SIENA, FFAS 
视 着 那 高 丽 孩子 说 : TK, BERR PRE, URNA! ”其 实 
心里 非常 惯 恨 金 锁 儿 ， 这 比 惯 恨 高 丽 孩 子 还 深切 。 他 的 笑 声 已 经 刺 念 
TK 


/\N2 FERC AUAB res AFT, ee “ 妈 ! 你 看 密 嘉 打 人 
了 ! 妈 ! ?现在 却 用 一 种 冷静 的 眼光 注视 着 我 。 从 那 眼 区 里 ， 我 看 出 她 
征 要 从 我 的 脸色 上 辨别 我 是 否 受 伤 了 ， 并 且 有 湿润 的 泪 滴 儿 ， 在 她 睫 
毛 间 旋转 了 。 


“你 那样 望 着 我 做 什么 ! 我 明天 非 找 个 皮革 子 手 他 不 解 ! ”实在 我 
心里 古 多 么 感激 她 那 深 切 的 注视 呀 ! 我 同时 用 手 摸索 着 后 膛 骨 的 雪 
悄 ， 表 示 我 是 一 点 伤 也 没有 ， 可 古 我 的 手 一 点 不 敢 触 到 脏 骨 ， 只 是 摸 
索 着 棉 雹 而 已 。 我 又 偷偷 望 着 金 锁 儿 ， 他 的 脸色 绯红 ， 有 眼光 是 那么 恰 
RR, RIA, RANK HRA SELL e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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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前 旋转 着 ， 仿 佛 知道 我 在 生气 而 讨 我 欢喜 似 的 ， 摇 着 尾巴 ， 时 时 向 
eae BATT R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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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落 着 。 


我 走 的 时 候 ， 望 望 小 蕉 ， 小 琴 也 望 厦 我 ， 我 叫 着 “ 洛 布 达 ! 洛 布 
IA! " 吕 走 回来 了 ， 环 记 我 是 拿 豆 子 咀 那 两 只 兔子 了 ， 只 是 气愤 金 锁 儿 
欲 舌 不 笑 的 聪明 姿 仿 。 


“下 上 晚 儿 来 打滑 刺 溜 儿 啊 ! * 小 琴 叫 道 。 


“ 叮 ! "我 没有 回头 ， 正 像 受 了 欺 侮 的 孩子 一 样 ， 昌 是 对 喜欢 的 小 
友 也 不 愿意 见面 了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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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 到 我 家 的 板 壁 天 井 ， 发 现 棉 袍 的 后 部 怕 破 一 块 ， 束 害怕 在 母 杀 
面前 出 现 了 。 这 害怕 的 心理 ， 比 对 于 金 锁 儿 的 惯 恨 ， 对 目 己 骨 了 肉 的 痛 
RE AR), MERKZG BER BUI T SC atti] ° AERA A BORK, HAA 
FRE MU ie, FCM ABI EAP NERC, ARBRE, NE 
DI LGe ms, SA, Meek, Mim ACHNFiak, ms 
亲 的 性 情 却 柔 和 了 ， 对 我 总 十 怀 着 慈祥 的 爱抚， 正如 一 个 中 年 将 尽 ， 
渐 入 老 境 的 人 〈 而 且 事业 又 遭 了 失败 ) 所 有 的 退休 者 的 心境 ， 只 想 在 
ARENA LE, BSC LAMY A, HEP RS EEL, B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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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 杀 很 少 和 父亲 说 话 ， 偶 尔 会 用 温柔 的 眼光 看 他 ， 偶 尔 又 会 独 坐 
不 语 ， 全 不 把 父 杀 放 在 心 上 ， 而 且 这 时 鹿 见 父 杀 ， 往 往 叉 会 皱 起 眉 
> 


母 杀 日 常 征 在 厨房 和 伏 姿 谈天 的 ， 仿 佛 在 那儿 谈 一 小 时 ， 束 能 得 
到 一 小 时 的 幸福 和 和 愉快 。 汶 袭 有 着 永远 说 不 尽 的 话题 。 遇 到 热天 气 ， 
就 说 : “UTE BARKAS T, HPAL EER Se AE! ”从 这 
里 说 到 往日 坐 在 打 麦 场 忙 庄 乏 的 愉快 日 子 ， Re Sete TT eh E 
做 女 红 的 纳 深 情景 ， 过 到 树木 落叶 的 时 候 ， 束 说 :“ 虽 们 海南 家 这 时 
候 ， 正 唱 野 台子 戏 了 。” 从 这 里 义 说 到 说 鱼 皮 大 工 的 李 太 日 ， 目 然 李 太 
曰 生 弹 号 ， 两 厂 米 酒 怠 能 雇 他 唱 一 段 目 连 僧 救 母 ， 只 要 座 上 有 三 个 


人 ， 就 能 说 到 鸡 叫 ， 通 夜 不 睡 ， 天 亮 就 喝 完 酒 ， 里 倒 焉 斜 忆 ， 背 着 包 
只 和 鱼 皮 鼓 到 关 帝 庙 前 去 睡觉 了 。 每 次 我 都 听 得 神 迷 魂 荡 ， 并 且 生 出 
许多 美丽 的 幻想 。 那 渤海 南 的 乡村 ， 给 了 我 神话 一 样 的 诱惑 和 依 慢 ， 
虽然 我 还 没有 见 过 乡村 ， 其 至 现在 连城 外 的 郊野 都 没 见识 过 。 实 不 知 
道 崔 婆 和 母亲 之 所 以 怀 恋 胶东 的 乡村 ， 实 际 上 是 各 有 一 种 衷 肠 ， 而 且 
也 是 对 她 们 逝去 的 疾 女 时 代 的 向 往 ， 她 们 不 知 什么 是 命运 一 她 们 现 
在 相信 着 命运 ， 尤 其 是 母亲 拜佛 守 着 这 日 的 戒 规 ， 常 常 因 为 崔 婆 用 沾 
过 猪 油 的 铁 勺 子 炒 素菜 而 申 斥 她 的 不 细心 、 不 虔诚 ”天真 无 虑 的 日 
子 的 襄 悼 ， 正 如 一 般 中国 妇 女 回 忆 她 们 的 未 订婚 前 的 少女 时 代 所 有 的 
甜美 感 。 她 们 都 觉 着 那 时 是 一 生 中 最 幸福 的 ， 生 命 如 春草 放 着 芳香 的 
光辉 闪闪 的 时 代 。 尤 其 是 母亲 ， 时 时 有 着 一 个 黑色 的 影子 折磨 着 她 ， 
那 就 是 父亲 留 在 海南 的 原 房 麦子 ， 这 骄傲 遭受 重大 损伤 而 又 不 甘 届 辱 
的 灵魂 ， 使 她 虽 是 怀 恋 渤海 南岸 的 温暖 气候 和 习惯 的 风土 人 情 ， 但 却 
有 着 仇恨 似 的 敌视 ， 常 说 : “宁肯 在 这 荒凉 的 关外 过 到 白 了 头发 ， 掉 了 
牙 ! 宁肯 把 自己 的 尸骨 埋 在 这 荒凉 的 关外 ， 和 狼 喷 鹿 鸣 的 声音 相 共 ， 
就 是 回 海南 能 修仙 得 道 也 不 去 ! 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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俯 奖 有 时 附和 痢 母 亲 ， 从 那 壮 健 的 神色 里 ， 可 以 看 出 她 的 坚定 ; 
(RAR OWE: “说 是 这 样 说 呀 ! 到 撒 是 那 块 黄土 上 长 大 的 人 ! ” 


BER Di: “让 连 儿 跟着 他 爸爸 回去 吧 ! 我 蚜 ! 领 着 郊区 到 尼 谭 上 
mV as, VERSO! ”说 这 话 时 ， 她 就 癌 我 望 户 ， 大 是 我 服 
Fb , DBI — A]: “怎么 ? 你 爸爸 不 是 杀 你 吗 ? 跟着 我 做 什 
A? " 直 等 我 的 眼泪 跳出 来 ， 母 亲 才 轻柔 地 说 : “不 是 说 着 玩 儿 吗 ?” 妈 
喜欢 你 ， 还 不 知道 ! ”仿佛 我 在 她 说 那 话 的 当 儿 流泪 ， 和 母亲 束 得 到 了 最 
大 的 幸福 和 安慰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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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两 亩 半 祖 产 。 大 两 多 的 哥哥 ， 叫 实 榴 ， 八 尹 的 兄弟 ， 叫 桂 儿 。 实 榴 
座 给 是 户 放 牲口 ， 桂 儿 就 送 到 学 屋 去 读书 。 虽 然 她 生来 束 有 一 份 儿 食 
嘴 的 胃口 ， 可 有 是 在 两 个 儿子 身上 ， 尽 力 俭 省 着 吃喝 ， 有 小麦， 束 和 邻 
RRM Tee; AS, MARR ATH, AF lot ek 
音 ， 可 是 有 指望 、 有 目标 ， 那 就 是 说 盼望 实 榴 能 长 大 了 座 长 工 ， 有 盼 望 
桂 儿 成 人 了 能 做 出 一 份 事 业 ， 所 以 供 桂 儿 读书 ， 并 不 是 因为 他 比 哥 哥 
聪明 ， 而 是 她 没有 力量 出 双 份 束 懈 ， 寿 征 供 实 榴 ， 弟 第 雇 不 出 去 ; 供 
桂 儿 呢 ， 哥 哥 可 以 在 家 外 找 吃喝 ， 另 外 每 年 还 有 一 笔 足 可 付 束 途 的 八 
吊 铜 钱 可 合 。 她 选择 最 后 一 着 棋 ， 把 所 有 的 力量 全 消耗 在 桂 儿 身上 
了 。 目 然 这 也 受 着 亲族 们 的 攻击 ， 他 们 会 当 着 和 储 姿 的 面 说 : “ 像 明 们 这 
样 的 人 家 供 什么 书 ! 现在 你 供 成 了 ， 又 能 怎么 样 ， 既 不 能 考 秀 才 ， 又 
不 能 中 举人 人， 如今 是 民国 了 ， 你 不 想 想 ， 雇 给 外 庄 放 牲 口 ， 不 管 插 
样 ， 一 年 到 撒 不 会 沾 到 你 目 己 家 一 粒 粮 食 呀 ! "这些 人 所 以 攻击 驮 姿 ， 


不 是 鼠 她 的 桂 儿 上 书房 ， 不 是 为 俯 婆 的 身世 而 怜 悄 ， 而 是 唯 巩 她 开 
口 向 他 们 借贷 ， 预 先 就 封 采 了 这 座 门 。 越 是 亲近 ， 攻 击 得 越 厉 害 ， 仿 
ein: “她 既 抚养 不 起 孩子 ， 为 什么 还 供 他 读书 ， 咱 们 可 不 管 ， 她 横竖 
AINE! ” 


OANA, WAC Se, WA EE L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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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 也 不 给 开讲 ， 读 到 诗经 又 能 怎样 ! ” 


“你 不 能 不 读 下 去 呀 ! 孩子 ， 你 要 争气 ! 要 给 女 争 脸 。 你 师 伟 看 着 
你 用 功 ， 一 定 会 给 你 开讲 ! ”实在 她 不 知道 做 师 传 的 并 不 比 讲 目 连 僧 救 
母 的 李 太 日 高 明 一 点 儿 。 她 认为 坐 学 饶 的 师傅 是 有 着 调 博 的 学 识 ， 只 
要 桂 儿 读 下 去 ， 总 有 学 成 功 满 的 一 天 。 可 是 功 满 又 能 怎样 呢 ， 她 可 不 
管 了 ， 仿 佛学 成 功 满 ， 桂 儿 束 会 有 了 立业 治 产 的 能 力 ， 惑 能 置 严 几 十 
百 小 麦 地 ， 束 能 养 得 起 又 子 和 马车 了 。 她 态 求 桂 儿 不 要 为 家 素 担 
心 :“ 你 光 管 你 的 书 好 了 ， 你 为 什么 老 是 挂 率 家 里 的 事 呢 ! 这 些 都 由 我 
来 管 。” 然 而 桂 儿 并 不 因为 母亲 的 能 干 而 松 心 ， 他 仍旧 在 夜晚 回 家 束 窗 
的 时 候 叹 气 ， 一 个 十 五 终 的 孩子 ， 像 大 人 一 样 的 袖 着 手 叹气 。 竺 奖 如 
今 说 起 来 还 流泪 ， 说 : “再 没有 见 过 那样 聪明 的 孩子 ， 整 天 忧愁 着 未 
Ke MAAR BUTE, ABE AUT, BERR ee AG TE a? HS 
火 盆 思索 什么 ， 而 且 像 大 人 一 样 在 火 盆 上 洗 着 手 。 他 最 佩服 的 殉 是 子 
路 穿着 破 衣 服 能 和 有 :* 狐 故 ' 的 人 站 在 一 块 儿 而 ' 不 耻 。? 昌 然则 奖 也 不 
知道 这 人 句 话 的 出 处 ,但 她 深 深 理 解 桂 儿 的 心 的 ， 知 道 他 之 所 以 忧郁 和 
悲观 古 因为 家 穷 ， 因 而 只 要 站 在 有 十 再 小 用地 的 富农 的 跟前 ， 他 整 退 
避 开 去 。 实 在 有 十 再 地 的 主 儿 ， 站 在 一 个 有 两 南 半 祖 产 的 守 妇 跟前 ， 
说 话 的 声音 也 太 磷 有 明了， 完全 贯 人 一 样 ， 连 他 那 德 裤 的 衣 夺 都 仿佛 放 
着 万 道 金光 。 


TCA DAY, Behe HA— BIR AT ESRI ° EO 
PEAR EA SE, SOMMER THES, fh te Be RRA TR ELI IL 
了 ， 受 不 住 雇主 因 牲 口 而 发 的 脾气 ， 受 不 住 雇主 当 着 他 的 面 摆 冷 脸 
子 ， 于 是 所 有 的 微 仅 ， 从 雇主 得 来 的 激 仅 ， 驶 全 部 市 回 家 来 ， 抛 到 汐 
姿 号 上 了 “。 抱 怨 她 偏爱 桂 儿 ， 把 目 己 送 给 人 家 当 牛 使 。 抱 怨 母 亲 对 待 
弟兄 不公 道 。 邹 着 眉 ， 随 时 要 捣毁 汶 姿 那 座 暖 搞 似 的 ， 但 一 会 儿 ， 看 
见 水 抽 里 没有 水 ， 又 一 声 不 啊 挑 肴 担子 把 水 挑 满 ， 在 这 时 候 ， 败 效 是 
一 声 也 不 敢 啊 的 ， 偷 偷 望 厦 他 ， 任 插 他 去 干 。 在 这 点 上 ， 可 以 说 赃 效 
征 县 惧 他 的 ， 唯 念 他 心 不 欢 ， 每 次 听见 他 那 壮 健 的 脚步 声 心 殉 跳 。 但 
实 榴 的 工资 ， 照 党 领 到 手 就 送 给 她 ， 那 时 他 的 脸色 二 愉快 的 、 幸 福 
的 ， 说 话 也 不 顶撞 母亲 了 ， 可 是 一 见 到 桂 儿 的 穿戴 比 目 己 整 齐 ， 台 又 
阴沉 起 来 。 


桂 儿 也 是 痛苦 的 ， 怜 帜 他 的 哥哥 ， 感 激 他 的 哥哥 ， 独 目 一 人 的 时 
候 ， 束 想见 到 实 榴 诉 诉 内 心 的 感激 ， 甚 至 想 握 着 他 的 手 ， 在 他 脚下 姑 
一 通 。 可 是 一 碰见 他 ， 反 而 一 句 话 也 说 不 出 来 ， 只 想 找 机 会 汐 走 。 因 
之 ， 和 化 婆 每 次 给 他 一 双 新 鞋 或 长 衫 的 时 候 ， 桂 儿 坚 持 着 不 罕 ， 因 为 那 
we SRG ARE ROE, HEP EH, SM IT. Re X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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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 他 罕 得 好 一 点 ， 省 得 在 学 房 给 同窗 训 笑 ， 用 气 惯 的 语言 说 : “你 再 不 
听话 ， 妈 就 不 管 了 ， 还 不 找 个 主 儿 再 巡 ， 反 正 杀 威 们 不 拿 着 我 当 信 ， 
大 儿子 给 气 有 党， 二 儿子 又 不 听话 。? 到 头 还 是 母子 俩 流 着 眼泪 ， 民 起 
来 。 结 有 末 ， 桂 儿 老 老实 实 听任 母亲 的 打扮 。 


桂 儿 还 没有 停 学 ， 实 榴 概 杀 了 “。 刀 妇 是 语 户 的 主妇 妇 家 的 远亲 ， 
邻 村 金 家 洼 老 牛 贩子 的 国 女 。 婚 事 进 行 中 ， 实 榴 口 头 表示 不 愿意 ， 叉 
FEUD EE HEA TS; 因为 他 在 金 家 洼 的 庙会 上 见 过 那个 牛 贩子 的 羡 
女 ， 长 得 还 中 意 。 付 效 从 实 榴 的 斜 电 的 眼色 中 ， 宁 出 来 自己 的 儿子 是 
和 皇 样 担心 她 说 出 的 话 ， 唯 悉 有 一 点 儿 秤 脱 的 口吻 。 实 在 心里 可 痛 ， 不 
征 别 的 ， 而 是 她 想 完全 把 桂 儿 肩 抬 出 穷 百 的 人 群 之 上 ， 再 给 实 榴 亡 杀 


的 心愿 ， 遭 受 了 阻碍 ， 明 知 一 粒 谷 米 同 时 不 能 分 给 两 只 鸡 。 可 征 不 肯 
使 实 榴 失望 ， 不 十 顾 念 儿子 几 年 来 的 驻 盏 ， 也 不 是 怕 得 罪 了 儿子 ， 倒 
苹 因 为 不 忍心 让 实 榴 在 脸 上 现 出 不 欢快 的 颜色 来 ， 并 且 她 是 多 么 敬 黄 
自己 那 种 偏爱 的 心思 呀 ! 时 时 在 心里 责问 自己: “为 什么 老 是 替 桂 儿 的 
幸福 着 想 呢 ? 实 榴 也 震 得 受 够 了 ! "实在 她 又 是 多 怜 司 实 榴 ， 多 痛 爱 实 
榴 。 婚 事 束 在 信 效 的 强 为 欢颜 下 决定 了 ， 仿 佛 即使 实 榴 不 层 意 ， 她 也 
要 硬 遏 他 成 亲 似 的 。 


AW ASAT], BIN OD BOI SF BPA Se Be 、 
WII AE I) LDR REA > ORT FH EO ST IK 
fin 2 TT SCE WE A) se So FDI FSC MH RAB ER EA 
+i PaA, ACM tae }, BOUT, BUN, EROS 
PSA Too Fea eee TOR, Boel LY, oes 
ANBAR, BOER, SRE ILRI, Boe A] RA Aa TA] a 
AA, thes, Hebe—SFEMSS, te ARAG Ga 。 
fe ASS BE AE eA, Bie ARIA ET EL ATE Be, tt Ahem 
倍 地 宽慰 他 ， 因 为 从 实 榴 要 杀 以 后 ， 桂 儿 越 发 忧 种 了 ， 越 发 屋 求 母亲 
不 要 再 读 下 去 了 ， 一心一意 要 和 他 哥哥 一 样 下 庄 称 地 ， 与 其 内 心 受 苔 
痛 的 氛 获 一 一 对 于 母亲 的 兰 痛 地 挣扎 的 那 种 不 有 的 印 获 一 一 人 不 如 死 了 
AVS ° {tS IAA © KARA, Rae hil, BS ea AS 
ARARAVEY IR, ABAEBEARA BR o IDR, SUR, MR, SOMEnT, 
Ti #2 BE ME AT RR AY © GREY MA TT — TS YE 
活 ， 那 就 是 每 天 离开 村 子 ， 跑 到 五 里 以 外 的 邻 村 去 乞讨 。 因 为 她 是 婢 
ZH, Iai, WAT ARMACRIRA KH ° CHR, Be AAA 
ANGE hs HUN s WF Se, HER REL, Bek 
BieiS ° FBI AVN TPE BS, DAS Me Ae LEE 
NAF ° 


PERK, BRA -KBE, SRRMEBINS, AH) LIT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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坏 了 ， 她 是 从 来 不 敢 惊 动 儿 媚 的 ， 找 实 榴 ， 实 榴 给 主 户 送 粮食 去 了 ， 
7S SUX BBB, SATAN BER KIEL) ° Poe EET AS ot ee 
Ai ReAIS?, Whar J LMS Sh AB aL AN A Sr AY es SRT, KE DCL BONE 
TARR, TUBB Piao 2a Fae PEO RRA), BS 
面 口袋 又 赶 到 另外 的 村 子 。 


这 天 晚上 风 很 天， 又 落雪 ， 淮 姿 还 没有 摸 到 即 中 所 在 的 那 家 患 病 
AMAT], RAT, Mes, SRT iie, Nona 
冷 。 一 切 她 都 清 清楚 楚 的 ， 听 到 狗 扑 着 门 员 声 ， 听 到 那 家 院落 里 的 低 
Ta, Yr Bl Se AR Dee APIS BR PEA SA PA, PAE ORY ee 
跑 得 满员 大 省。 天 上 ， 望 得 见 灰 瞳 的 云 块 ， 池 和 远 的 北方 ， 又 有 一 两 点 
寒 星 。 慢 慢 她 的 眼睛 埋 在 雪 悄 下 面 ， 什 么 也 看 不 见 了 ， 心 里 反而 如 是 
地 平静 。 想 到 她 做 婢女 时 代 的 董 年 ， 想 到 她 那 阴 沉 寡 欢 的 丈夫 ， 这 时 
她 得 到 一 种 局 示 ， 为 什么 还 在 这 块 寒 否 的 黄土 上 过 活 呢 ! 为 什么 不 让 
实 榴 到 关外 去 寻找 财富 呢 ! 她 完全 所 记 桂 儿 病 在 家 中 ， 等 待 着 她 了 。 


天 亮 ， 人 们 发 现 她 ， 已 经 冻 得 代 迷 了 ， 手 脚 没 硬 ， 胸 口 还 温暖 。 
幸而 她 是 倒 在 屋 榴 下 。 等 她 苏醒 ， 说 出 她 居住 的 赃 家 庄 和 来 因 ， 那 有 
大 院落 的 地 主 家 一 个 长 工 束 私下 打发 人 去 送信 ， 回 来 没有 跟 来 一 个 亲 
近 人 ， 说 吓 她 的 那个 读书 人 谢世 了 。 誉 北 心 里 虽 震 动 了 一 下 ， 却 又 很 
平静 ， 插 扎 着 走 回来 。 那 家 地 主 的 长 工时 从 心里 愿意 打发 目 己 家 护 子 
音 头 牲口 送 ， 到 撒 还 是 给 她 酬谢 了 ， 只 扳 那 孩子 送 了 一 程 。 


晚上 赶 到 家 ， 实 榴 媚 妇 ， 融 在 她 眼前 高 声 包 着 偷盗 高 染 面 的 人 。 
ARM EAE T AAEM RT ° BE IMVER, AR AE 
MBI IL, SED CAN AISA aie Ub Pr Bh ee Lo PT tae i, 
Be HR ECBO TA] — ESA AR SAE TARE DR, FL BULB EBOK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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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 人 谁 ， 也 不 知 那 袋 高 梁 面 是 什么 来 历 。 她 在 送葬 的 人 们 的 后 尾 跟随 
着 ， 手 里 还 拿 着 从 卷 尸 席 间 驮 落下 来 的 瓜 皮 帽 和 桂 儿 读 的 一 本 《古文 
观 止 》， 那 是 用 来 给 尸首 做 枕头 的 ， 仿 佛 桂 儿 是 挪 一 个 睡觉 房间 似 
的 。 她 的 脸色 区 日 ， 急 匆匆 拾 起 那个 瓜 诺 帽 ， 唯 怠 给 送 莽 人 丢 落 似 
AN, RBS, FER Tao eA EAS BS ee Ex 
BLAS ABCA Ath: “也 不 知 怎么 的 .…… 吏 不 知 我 那 是 送 我 桂 儿 入 
土 .…… 连 再 看 一 眼 也 没有 .……” 说 这 话 的 声音 是 这 么 低微 而 颤 拌 ， 一 不 
小 心 忠 要 放声 大 活 似 的 。 


第 二 年 春天 ， 实 在 住 不 下 去 了 ， 因 为 实 榴 夫 妻 俩 为 了 那 口袋 高 染 
面 ， 已 经 和 她 变 作 阳 生 人 ， 这 才 到 关外 来 。 临 走 只 听见 实 榴 说 过 这 各 
话 :“ 卖 挥 那 一 百 地 的 钱 都 交 给 你 了 ， 留 下 来 那 一 百 半 地 可 是 留 着 给 伺 
坟 上 的 啦 !1 ?并 祝 她 路 上 顺 当 ， 过 两 年 回 家 ， 仿 佛 他 是 那么 光明 夭 落 ， 
BAR Da Ni LRA > eee (oe ee AR Dd th BR 
时 ， 他 的 眼睛 流下 两 滴 珍 贯 的 泪 点 儿 ， 并 叹 妃 了 一 口气 ， 仿 佛 说 
道 :“ 有 什么 法 子 ， 我 是 那么 孝敬 她 ， 一 点 也 换 不 出 她 的 做 召 的 心 。 这 
可 不 怪我 ! ”这 是 上 罕 婆 后 来 听见 从 海南 晚 来 的 同村 的 王 程 远 讲 的 ， 那 时 
他 也 给 她 送行 。 


最 初 ， 她 住 在 我 家 伺候 着 母 杀 ， 那 时 母亲 季 育 着 我 。 母亲 刚 满 二 
十 岁 ， 并 且 时 党 想念 海南 的 姥 女 ， 有 个 同村 的 亲族 伴 着 ， 目 然 是 生活 
得 有 兴致 的 。 等 到 生 了 我 ， 叉 发 现 罕 婆 贫嘴 ， 束 让 父亲 介绍 给 杨 团 长 
公馆 做 女 佣 ， 现 在 是 第 三 次 回 到 母亲 里 边 了 。 但 从 来 不 告诉 她 有 了 私 
鞭 ， 秘 密 地 在 金 秉 湖 手 上 ， 放 看 一 百 金 标的 高 利 贷 。 


四 


PERSO, LARTER ERE Lice, GRC 
了 她 ， 她 的 袖 简 掩藏 着 什么 ， 那 只 手 并 躲 在 桌 脚背 后 。 及 见 了 我 才 露 


了 一 个 心 愧 的 笑 来 ， 原 来 那 是 一 纸 包 熟 牛肉 。 我 也 笑 起 来 ， 跳 到 她 跟 
前 说 :“ 我 的 棉 袍 刚 坏 了 ， 你 看 看 ! ” 


崔 婆 的 脸色 是 红润 有 光 的 ， 她 的 眼色 闪 出 一 种 内 心 微笑 的 凝望 着 
我 的 光辉 ， 仿 佛 责备 我 的 疏忽 和 淘气 。 许 久 ， 她 说 : “过 来 我 看 看 
哪 ! "又 叹息 着 说 : “ 快 脱 下 来 ， 我 给 你 弘 上 ， 让 你 娘 看 见 又 该 挨打 
了 


华北 放弃 了 她 独 目 一 人 的 午餐 ， 一 边 给 我 解 纽 扣 一 边 说 :“ 还 不 摘 
下 帽子 来 ， 雪 水 都 润 下 来 啦 ! ”说 话 的 口气 ， 像 她 握 了 那 给 我 颖 衣服 的 
权威 一 样 ， 在 许多 久 受 卑 视 的 人 ， 一 旦 有 显现 目 身 的 机 会 ， 往 往 是 这 
样 突 然 情 到 骄傲 的 ， 目 然 言 语 也 不 同 了 。 我 静 静 观望 着 她 那 苍 老 而 壮 
健 的 两 类 ， 发 沉 像 一 座 满 布 河流 和 沟渠 的 町 凸 不 平 的 峰 何 一样， 肌肉 
满 是 一 条 条 深 而 细 的 位 纹 。 正 如 一 杯 酒 滋润 着 心脏 的 人 ， 现 在 有 一 种 
愉快 的 气 明 ， 舒 展 在 她 眉 额 之 间 ， 不 再 古 冷酷 地 望 看 人 了 ， 和 她 听 到 
父亲 赞美 她 手 制 的 牛排 一 样 地 微笑 。 


当 肉 婆 颖 着 棉 袍 裂口 的 工夫 ， 她 说 : “你 娘 换 好 衣服 没有 ? 戏院 开 
oi! ” 


我 说 不 知道 。 那 时 我 望 见 一 个 苍蝇 说 : “CEA RS KAA GH 
We! ” 


“屋子 暖和 呀 ! Bay, ET, MRE, FACES, 
向 杯 口 望 了 望 ， 我 又 用 眼睛 望 着 她 ， 心 想 为 什么 这 样 辣 嘴 的 东西 ， 她 
欢喜 喝 呢 ! eee NEE AY EAS RR, FPR A EP PEE MEY 
PABA ASS, Rete Uy 


“ 姥 娘 ， 你 的 头发 都 白 了 1 ” 
ZT it! 人 老 还 有 不 白 的 ! ” 


“我 老 了 昵 ? ” 

ARE TRAM! ” 

FT RW TS, AA thee is B) ARTE ° HOME EW 
去 说 : “我 写 个 字 给 你 认 哪 ! ? 束 用 膝 疏 到 窗 玻 璃 前 ， 那 上 面 冻结 着 一 
层 冰霜 的 花纹， 由 于 窗外 融化 的 雪 水 ， 由 于 窗 里 温暖 的 热气 ， 只 要 用 
手指 一 划 惑 是 一 道 线 ， 原 来 那些 温暖 气 奶 也 全 都 在 玻璃 窗 上 结 冰 了 。 

ein: ALAA ri! 你 还 用 手 去 划 它 ! ” 

“我 要 写 个 字 ， 给 你 认 嘛 ! ” 


“SERIF ERA |? Be IC Be CH oo MO ETE AZ 
医 ， 突 然 想起 什么 似 的 说 : “你 刚才 是 和 谁 玩 儿 ? 又 是 和 小 琴 ? ” 


BL: HR, KBB! 我 写 的 什么 ? "UCB, BER, 
用 手 扳 她 的 眉头 。 那 时 我 发 现 她 耳环 ， 扬 摇晃 晃 ， 像 是 那 铁 铸 的 教堂 
上 项 的 载 铃 一 样 。 


“我 问 你 ， 你 又 和 小 琴 玩 儿 过 吗 ? ” 


“ 九 娘 ， 你 别 动 ， 我 看 看 你 的 耳 打 眼 儿 ! 不 疼 吗 ? ”我 轻 轻 扯 着 她 
那 银 质 的 粗 重耳 环 。 


“你 用 力 扯 ， 还 有 不 疼 的 ! ” 
“为 什么 你 把 耳 打 穿 个 洞 儿 呢 ?* 


“HEIL! 你 昕 我 说 ， 再 别 到 小 天 家 去 玩 儿 啦 ! ”她 又 喝 了 一 口 酒 ， 
HAF RRR, ES REET, [RI Rete HR 


HHA? ” 


“她 爸爸 把 咱们 害 了 ! 你 不 知道 她 爸爸 是 咱们 的 仇人 哪 ! 和 外 人 作 
扣子 给 咱们 吃亏 ， 如 今 他 们 可 倒 好 了 ， 在 西 大 庙 兴 工 盖 房子 呢 ! 喷 
喷 ! 什么 世道 人 心 哪 ! 那 还 是 和 你 爸爸 是 换 谱 时 的 把 兄弟 呢 ! 不 会 有 
好 报应 ， 还 能 指望 老 天 不 给 他 灾难 ! LK, BOK... RS HS 
海南 家 怎样 有 脸 见 人 .…...” 


她 说 话 时 低头 颖 着 手工 ， 仿 佛 是 目 语 似 的 还 说 了 些 什 么 ， 可 十 我 
全 没有 上 昕 请 人 苞 ， 因 为 一 阵 雷 十 之 后 ， 照 例 是 日 暖 风 和 的 幽静 可 爱 的 晴 
天 ， 我 现在 是 这 样 的 快活 ， 见 任 什么 东西 都 要 摸 摸 ， 见 任何 东西 都 要 
问 问 ， 实 在 也 是 由 于 内 心 的 空虚 和 无 聊 ， 然 而 却 是 平静 的 ， 雷 十 之 后 
的 上 晴天 一 样 乎 藤 ， 日 暖 伦 开 一 样 地 寂 责 而 愉快 。 在 凡 姿 说 话 的 时 候 ， 
我 偷偷 去 贸 取 一 块 牛 肝 儿 ， 叉 怕 她 发 现 ， 又 高 兴 地 怀 着 半 慰 半 襄 的 
心 ， 等 待 她 发 现 而 尖 叫 ， 而 欢呼 。 


偷 第 二 块 牛 肝 儿 的 时 候 ， 我 故意 用 手 磁 了 她 一 下 。 她 就 癌 我 望 ， 
从 那 眼光 中 ， 我 觉得 就 古 贸 取 第 一 块 牛 肝 儿 她 也 看 见 了 ， 目 光 那 么 平 
庸 ， 我 立刻 觉得 索然 无 趣 ， 安 静 地 望 厦 她 颖 手工 活 儿 。 


当 她 颖 完 ， 右 手 擎 到 耳 履 ， 用 下 次 把 那 长 线 咬 断 。 又 把 针 插 入 胸 
前 衣 衬 上 ， 用 手指 在 线 缝 儿 上 刊 厦 ， 使 它 平坦 不 突 。 她 做 得 是 这 样 仔 
细 而 入 神 ， 之 后 ， 她 仰 脸 望 者 我 说 : “过 来 ， 我 给 你 穿 上 。” 


那 时 候 ， 我 觉得 耳 又 痒 ， 腔 骨 又 酸 痉 ， 因 为 在 天 井 那 大 院落 中 心 
站 立 许久 ， 和 起 记 把 冬 由 的 皮毛 卫 放下 来 ， 卫 示 受 冻 ， 表 加 厨房 暖气 一 
Mm, Heme, FAS A ARH NBER, ETERS A 
趣 上 ， 等 到 现在 孤 坐 无 聊 的 当 儿 ， 目 然而 然 觉 着 耳 又 痒 、 膀 骨 叉 疫 
了 。 我 急匆匆 地 把 两 手 伸 入 棉 袍 的 袖 简 里 ， 也 不 等 罕 竣 给 我 结 扣 儿 ， 
BL BU REO OR, NCL ARR, Be: “US! 我 耳 示 痒 ! ”不 知 为 什 
L, BRA SUE, 虽然 她 十 那么 爱 我 。 仿 佛 她 只 能 颖 颖 衣服 ， 而 


母 杀 是 关心 着 我 的 肉体 的 ， 并 且 一 知 会 母亲 ， 心 里 融会 安 租 了 ， 但 是 
我 可 没有 所 及 膀 骨 疼 ， 虽 然 疼 得 比 耳 痒 还 厉害 。 


母 杀 在 窗台 的 立 镜 前 描 丑 。 喘 边 放 大 短 诺 鲍 ， 生 的 长 袖 镶 有 化 
边 ， 高 领 于 ， 海 绿 给 的 质料 ， 那 羊毛 发 着 纯洁 的 日 光 ， 寄 合 上 发 着 浓 
郁 的 杭 粉 和 香水 的 气味 。 母 杀 刚 回 脸 ， 我 束 又 匆匆 离开 门口 ， 那 时 我 
听见 吉 班 说 : “Soe, ERROR! ? 融 忽 然 想起 那 两 只 兔子 来 。 进 这 间 
从 前 作为 账 房 的 门 时 ， 我 仿佛 只 觉 耳 痒 ， 一 点 也 没有 注意 父亲 和 古 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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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么 没有 看 见 他 们 呢 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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沿 ， 入 神 地 观望 呢 ! 我 就 抢 上 前 去 把 她 推荐 ， 念 佛 她 多 望 一 秒 钟 ， 锡 
于 束 会 受到 一 秒 钟 的 损害 。 我 想 要 搬 到 母亲 房间 去 。 起 初 ， 克 克 把 着 
箱 沿 不 放手 ， 等 我 说 :“ 起 来 ! 起 来 ! ”用 力 扳 开 她 的 小 而 柔 的 手指 ， 
她 束 望 户 父 杀 的 侧 影 ， 撒 开 手 活 了 。 我 敢 说 ， 她 铬 是 望 不 见 父 亲 的 影 
Fy he A ® 


“过 来 ! 过 来 ! ORR IE T AEA, EE RH 
OPK, RGM MMC LRMBEET 。 

若 不 是 父亲 和 十 班 谈 得 正巧 淋漓 入 迷 ， 一 定 会 追究 克 克 哭泣 的 原 
因 ， 可 是 现在 他 完全 没有 注意 我 。 古 班 也 没有 移 开 向 父亲 注意 的 视 
线 ， 那 是 倾听 一 个 动人 的 故事 的 人 所 有 的 表情 。 他 的 脸 上 失去 了 愉快 
的 光辉 ， 仿 佛 给 父亲 的 倾诉 所 感染 而 急 待 父亲 继续 说 下 去 似 的 。 

那 时 父亲 向 我 望 了 一 眼 ， 我 知道 父亲 是 说 :“ 大 人 在 这 说 话 ， 你 听 
tra!” 


“那么 老 七 呢 ?” 古 班 低 声 问 。 


“ 怕 和 我 见面 ， 我 在 街 这 头 走 ， 他 在 街 那 头 走 ， 老 远 地 就 黎 到 路 边 
的 商家 里 去 啦 ! > 


“为 什么 不 在 前 年 和 他 打 官 司 呢 ?9 ” 
“< 算 了 ， 还 打 什么 官司 ， 不 管 怎样 是 一 块 土 上 的 人 ! 谁 叫 咱们 比 他 


Ble! 

“这 叫 什么 话 ! ”十 班 突然 大 声 说 ,“ 我 瑟 不 佩服 你 这 种 人 ， 还 叫 他 
FETE EME RA! 有 是 我 ， 不 叫 他 脱 了 裤子 在 人 面前 丢 丢 脸 才 性 
WE! 什么 乡亲 ? AAPL? 什么 一 块 土生 长 的 人 ? 还 叫 他 穿着 衣 
RRA! ?说话 时 ， 他 的 气 劳 测 少 ， 并 用 那 结 实 拳头 融 了 一 下 和 搞 上 的 矮 
脚 和 茶几。 


“你 在 这 做 什么 ? ”父亲 说 。 


“ 拿 那 箱子 ! ”实在 我 是 等 得 机 会 搬 取 那 效 兔子 的 木 箱 的 ， 因 为 父 
亲 的 肘 压 住 箱 口 ， 我 试 着 挪移 而 挪移 不 动 。 


现在 父亲 抬 起 肘 来 ， 我 搬 开 箱 季 ， 那 时 我 又 回 脸 ， 欣 喜 目 得 地 望 
着 区 区 。 只 见 克 克 的 两 只 墨 亮 的 上 陶子 尽 是 注视 着 木 箱 ， 有 是 那么 注意 ， 
睫毛 上 还 挂 着 泪 滴 儿 。 我 仿佛 两 年 来 第 一 次 注意 到 她 的 存在 ， 而 且 叉 
征 那 么 幽静 ， 小 脸蛋 儿 又 是 那么 标致 。 我 真 想 回 喘 把 一 只 日 兔子 送 到 
她 手 上 ， 让 她 用 手指 摸 模 ， 或 是 抱 抱 它 ， 贴 脸 杀 亲 呢 


五 


这 天 晚上 ， 我 跟随 母亲 去 听 戏 。 临 走 给 那 两 只 活泼 可 爱 的 兔子 放 
了 一 把 大 豆包 。 


我 容 着 新 制 的 紫红 维 子 长 袍 和 海 监 色 的 坎肩 ， 这 是 预备 过 新 年 罕 
的 ， 并 且 为 了 明年 也 可 以 穿 ， 做 得 格外 长 ， 褐 子 的 寿 儿 几乎 拖 地 ， 因 
为 我 正 是 五 月 间 的 高 架 那 种 年 龄 ， 每 天 都 在 往 高 里 长 。 因 而 我 现在 觉 
得 身手 受 束 ， 仙 子 义 是 那么 长 ， 长 到 迟 埋 了 手背 ， 举 止 束 变 得 淋 拙 
了 ， 了 时 时 得 注意 袍 襟 和 封面 ， 处 处 得 顾忌 尘土 和 污 迹 ， 反 而 失去 罕 新 
衣 移 的 愉快 ， 感 到 喘 心 受 着 这 种 限制 的 莫大 藻 楚 。 


上 马车 的 时 候 ， 我 不 得 不 站 在 踏 脚 铁 前 边 ， 等 古 班 坐 稳 后 来 抱 
我 ， 而 且 我 也 不 能 坐 在 马车 夫 身 旁 的 获 车 全 上 ， 这 是 我 多 么 比 莫 的 位 
ey! 坐 在 那 上 面 ， 可 以 观望 着 马 前 面 的 土 的 街道 以 及 迎面 的 行人 和 
车 辆 ， 尤 其 是 想 试 试 目 己 赶 桔 的 能 力 。 可 有 是 现在 我 只 有 坐 在 古 班 的 膝 
上 ， 只 能 望 厦 车 尾 后 宽 畅 的 街道 ， 那 全 铺 满 一 层 委 ， 上 日 的 雪 和 雪 面 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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边 商 店 的 茅屋 项 ， 也 都 埋 在 柔 日 的 雪 层 下， 其间 有 点滴 的 雪 悄 ， 内 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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耳 也 全 部 放下 来 ， 只 觉得 身子 突然 播 叶 一 下 ， 马 车 惑 在 雪 道 上 莽 驰 开 


在 拥挤 的 行人 群 中 ， 马 车 曾经 停 了 一 刻 ， 回 头 仅 能 望 见 车 上 至 的 
鞭子 绕 荡 不 休 ， 原 来 我 的 地 位 是 这 样 低 ， 而 对 面 似 乎 有 长 串 的 货车 赶 
来 ， 隐 隐 有 牲口 的 项 铃 所 组 合 的 声音 。 这 时 最 触目 的 是 一 个 红脸 、 红 
人 额 、 红 发 、 红 有 眼睛 的 犹太 籍 的 毛子 ， 肩 上 打 关 一 把 俄国 式 的 大 和 子 ， 
一 手 拥 着 行人 的 将 背 ， 在 癌 路 旁 商 店 高 声 说 什么 。 日 芝 我 在 那 所 有 冰 
场 的 大 院落 里 也 第 遇见 这 类 人 物 的 ， 我 知道 他 是 问 : “ 老 博 达 ， 慎 
A? ”或 者 用 中 国 话说 :“ 干 活 计 的 有 ? ” 那 是 指 臂 木 样子 说 的 〈 那 时 这 
座 城市 还 没有 发 现 煤矿 ， 冬 季 的 燃料 全 依靠 四 山 的 桦木 锯 的 圆 木 样 


子 ) 。 古 班 忽然 把 我 抱 到 一 竺 ， 跳 下 车 去 ， 我 望 见 他 走 进 一 家 有 玻璃 
窗 的 洋 式 商店 ， 忽 然 我 发 觉 那天 闭 的 而 且 又 活动 的 门 上 ， 有 “ 刘 不 林 斯 
基 ” 五 个 贴 金 的 中 国字 ， 立 刻 我 联想 到 那 有 铁 铸 的 各 种 物体 模型 的 局 小 
的 糖 使 。 我 束 召 唤 看 父亲 : “你 看 这 是 刘 不 林 斯 基 。?* 意 思 十 表示 我 认 
识 那 上 面 的 字 ， 可 是 父亲 不 说 什么 。 母亲 的 眼睛 仿佛 休止 我 大 声 说 话 
似 的 ， 实 在 又 没 听见 我 是 说 什么 。 一 个 初 识字 的 孩子 ， 当 他 能 借 着 字 
ALAR EMEA, REAR, Ee Aten SM | 然而 没有 人 理解 你 ， 
MES A YES! 假 和 大 有 个 人 在 现在 对 我 说 : “ 真 不 错 呀 ! 那些 字 你 都 
能 认识 了 “。 ?我 会 跳 起 来 拥抱 他 的 ， 永 远 把 他 当 作 我 亲爱 的 人 ! 


古 班 抱 着 两 袋 糖 果 跳 上 竹 来 ， 我 隐隐 听见 他 说 :“ 伊 凡 ， 给 你 个 于 
果 ! ”就 远 远 朝 那 犹太 人 的 头 上 抛 去 , “你 看 你 喝酒 喝 的 ， 都 尿 了 裤 襟 
啦 ! ” 


那 时 我 身 旁 有 一 匹 车 前 套 的 白马 出 现 ， 接 着 是 一 辆 辆 继续 不 断 的 
货车 ， 我 的 身子 不 自主 地 向 前 一 倾 ， 马 车 又 开始 走动 了 。 古 班 用 手 掠 
着 短 大 鉴 把 我 包 庄 起 来 ， 眼 睛 却 望 着 伊 凡 大 声 叫 ; «mpm! 吓 拉 
少 ! 千 ” 而 且 哈 哈 大 笑 。 我 注视 着 他 的 两 只 手 捧 着 的 那个 纸袋 ， 不 知 
究竟 是 什么 ， 有 没有 装 有 铁 的 物体 模型 的 扁 盒 糖 ， 并 不 是 爱 吃 那 种 有 
色 的 糖果 儿 ， 也 不 是 欢喜 那 内 中 的 小 玩物 ， 而 是 说 如 果 有 ， 就 证 实 那 
确 是 “ 刘 不 林 斯 基 ” 糖 果 店 了 。 我 不 知 为 什么 对 明明 认识 的 字 ， 又 存在 
怀疑 。 


出 北 门 到 大 戏院 子 还 有 半 里 路 ， 这 是 沿 着 护城河 走 的 ， 一 边 古 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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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 来 非常 兴旺 。 不 管 是 中 国 的 车 具 铺 ， 高 丽 的 花 酒 馆 ， 莽 面 哈 络 店 ， 
铁匠 铺 ， 全 部 有 着 拥挤 的 顾客 。 手 持 短 的 牛 鞭 子 的 高 丽 农民 ， 提 着 和 做 


子 的 俄罗斯 否 力 ， 有 的 为 了 添置 农 车 的 套 具 上 的 铜 环 ， 有 的 俄罗斯 藻 
力 只 是 站 在 中 国 式 的 想 台 外 ， 喝 一 杯 日 酒 ， 吵 着 一 根 酸 黄瓜 作 酒 看 ， 
干 了 杯 束 用 手 痛 擦 探 嘴 走 出 来 。 在 那些 高 丽 花 酒 饰 席 灶 上 副 坐 的 都 是 
高 丽 富 农 ， 从 灯光 明 腕 的 且 有 窗纱 做 帷 的 窗 玻璃 里 ， 我 看 见 穿着 红 鳞 
日 包子 的 妖艳 的 高 丽 酒 仗 ， 在 小 璧 伴奏 中 歌唱 着 ， 一 切 是 这 样 的 恰 
快 、 热 出 ， 殉 满 鞍 动 的 生气 。 这 是 冬天 夜里 的 最 幸福 而 义 最 忧郁 的 人 
们 的 消 夜 区 ， 那 些 流浪 在 外 国 的 高 丽 农民 和 无 国籍 的 游民 斯 拉夫 族 
人 ， 用 六 劳 而 获得 的 一 后 点 报酬 ， 十 钱 或 五 十 钱 的 日 币 培 养 他 们 的 乐 
园 一 一 发 港 怀 乡 感 情 的 解 黎 地 ， 即 使 一 个 养 苯 处 优 的 中 国人 从 这 经 
过 ， 也 会 立刻 给 那 异 国情 调 感 染 ， 望 着 他 们 的 醉 态 狂 步 ， 望 着 他 们 的 
笑容 欢 貌 而 忧郁 起 来 。 可 古 我 在 那个 年 龄 ， 不 知道 父亲 有 眼睛 里 为 什么 
会 出 现 恢 钢 的 神气 ， 他 是 因为 街道 上 丈 荡 的 高 丽 酒 伎 的 歌声 呢 ? 还 是 
想起 了 渤海 南岸 的 家 乡 。 


母 杀 的 眼睛 也 是 疝 前 望 着 ， 不 声 不 啊 。 借 着 路 灯 的 妖 痰 光辉 ， 我 
同样 发 现 母 亲 的 眼睛 虽然 望 着 我 ， 却 义 根 本 没有 看 见 我 ， 实 际 母 亲 是 
端庄 地 坐 在 车 上 ， 像 一 般 知 道路 人 观 鹿 上 自己 的 妇女 一 样 的 端庄 。 


经 过 这 条 繁 周 的 夜 的 半边 街市 ， 只 有 古 班 问 询 着 我 ， 每 家 高 丽 酒 
窟 的 名 字 ， 它 们 是 写 在 屋檐 底下 那 块 白布 招收 央 上 的 ， 这 间 是 “平壤 
fale”, dA eile” 我 每 说 出 一 个 名 字 ， 古 班 束 噩 声 层 
叫 : “这 个 孩子 ， 可 真 不 得 了 哇 ， 全 认识 ! ?实在 我 是 把 “和 宿 ? 字 读 
成 “ 百 ” 的 首 ， 然 而 却 知道 那 是 住 答 过 夜 的 意思 ， 不 过 不 肯 在 古 班 面前 
丢 丑 ， 偷 偷 望 尾 父 亲 ， 父 亲 望 看 前 面 的 眼光 在 笑 。 我 知道 父亲 是 秘 而 
不 宣 地 讨 笑 古 班 的 无 知 ， 我 也 放胆 了 ， 原 来 古 班 旦 一 个 字 不 识 的 呀 ! 
我 心里 叫 着 ， 到 现在 我 才 知 道 世界 上 居然 有 不 认识 字 的 人 ， 而 且 又 是 
能 说 能 讲 的 大 人 。 可 又 担心 父亲 给 揭穿 ， 每 当 我 读 一 家 的 招 由 的 时 
候 ， 束 偷偷 望 一 眼 父亲 ， 本 来 很 愉快 的 心情 ， 给 父亲 那 秘 而 不 宣 的 笑 
容 弄 得 又 担心 币 胆 ， 而 兴趣 索然 了 。 目 然 我 的 读音 也 坚 无 生气 ， 仿 佛 
不 得 不 回答 古 班 的 询问 似 的 ; 古 班 可 依然 高 兴 地 大 声 伪 赞 着 我 ， 并 


说 : “AYERS KX NTE RA I, XRF RA! 全 认 


识 ! 全 认识 ! ” 


那 时 我 隐隐 听见 狗 鼓 的 激烈 敲 奏 的 声音 ， 不 是 距离 远 ， 而 是 帆 
遮 洁 ) 放 下 来 听 不 清楚 。 就 说 : “你 听 ..…….” 实 际 上 我 是 要 摆脱 他 的 先 
美 ， 因 为 从 父亲 刚才 的 微笑 里 ， 我 感觉 着 古 班 的 赞美 可 羞 ， 我 的 脸 随 
时 要 发 红 ， 而 神气 是 端庄 的 ， 然 而 古 班 却 不 理解 ， 尽 说 : “ 快 到 了 ! 快 
到 了 ! * 那 是 说 既是 听见 锣鼓 声 ， 离 京戏 院子 就 不 远 了 。 和 车 的 速度 逐渐 
慢 下 来 ， 等 到 停止 ， 我 就 给 古 班 抱 下 来 ， 现 在 又 得 时 时 刻 刻 提防 我 的 
新 衣裳 给 什么 正 污 了 。 我 望 见 马车 是 停 在 一 个 短 的 横 街 路 口 ， 那 两 边 
摆 着 全 是 些 香 烟 、 水 果 、 瓜 子 、 花 生 、 世 麻 糖 的 小 摊子 ， 每 座 摊子 上 
都 守 着 个 人 ， 而 且 摊子 上 挂 着 荔 煤 油灯， 形成 满目 光亮 的 灯 市 。 等 到 
一 解 开 帼 耳 让 ， 立 刻 听见 嘲 杂 的 人 声 和 震 耳 的 锣鼓 音响 ， 原 来 京戏 院 
子 就 带 立 在 那 横 街 的 正中 。 大 厦 的 上 空 ， 有 着 一 块 用 日 本 汽 灯 照耀 着 
的 牌匾 ， 我 当时 想 ， 为 什么 挂 得 这 样 高 呢 ? 仿佛 那 牌 区 傲 岸 地 望 着 横 
街 口 外 的 阴暗 的 城 哲 口 ， 而 根本 不 注意 在 它 下 面 行动 的 人 群 。 突 然 听 
见 母亲 的 声音 说 : “你 不 看 着 路 ， 望 什么 ?_ ”说话 声 音 很 低 ， 我 立刻 警 
觉 地 又 注意 着 自己 的 袍 襟 了 “。 但 还 想 能 够 望 见 那 牌匾 上 的 字 ， 可 是 仰 
脸 也 望 不 见 。 


等 到 一 进 剧场 的 楼 门 ， 我 完全 给 那 片 池 座 上 的 有 秩序 的 人 的 头颅 
TTA RST, EASY, Be ARTIS, HPT 
we, A DARREL Ss Ces, DA eee 22 ° PRIMATE, JLAF 
Se TEM, RAVER IED , Boe tbh f , oe rye! Fl 
人 的 脚 上 去 ， 而且 直到 楼 上 我 才 看 见 戏台 上 的 罕 红 着 绿 的 人 物 ， 不 由 
奇怪 ， 为 什么 初 进门 没有 注意 到 呢 ! 就 在 这 时 ， 我 发 现 失去 了 父亲 和 
母 杀 的 影子 ， 连 最 初 携 着 我 的 手 上 楼 的 古 班 也 不 见 了 。 我 在 那些 一 格 
一 格 的 厢 楼 后 的 十 道上 寻找 着 。 这 里 只 有 我 一 个 人 人， 孤零零 的 ， 谁 也 
不 注意 我 。 那 些 厅 楼 座 里 的 人 ， 又 都 是 育 我 而 坐 ， 而 且 每 格 厢 楼 都 有 
比 我 高 的 板 壁 ， 只 能 从 门口 观望 里 边 的 人 。 


我 望 见 一 座 厢 楼 的 门口 上 ， 贴 着 写 有 “交会 办 订 ” 的 红 纸 条 儿 ， 苹 
刻 跑 进去 ， 一 望 ， 没 有人。 台布 上 的 杯 盘 全 整整 齐 齐 的 ， 杯 口 朝 下 扣 
在 白 阁 盘子 上 。 义 立刻 向 外 跑 ， 仿 佛 只 这 一 会 儿 工 夫 ， 束 会 错过 遇见 
母 杀 的 机 会 似 的 。 有 条 然 甬道 上 现 出 古 班 和 母亲 的 影子 ， 我 老 远 吏 叫 起 
Se 


A Bie FM | ” 母 杀 走 到 近 前 附 奢 我 的 耳 示 说 :“ 这 古 戏 院子 ， 
比 不 得 在 家 里 。” 束 一 直 走 进 那 座 空 包月 。 我 极 惊 奇 ， 古 班 不 识字 ， 起 
么 会 在 头 前 领路 ， 而 且 没 走 错 ， 又 因 母 亲 不 注意 我 关于 迷失 的 诉说 而 
不 欢 。 她 仿佛 根本 不 知道 我 曾 离开 她 ， 又 仿佛 我 的 出 现在 这 厢 座 口上 
征 理 所 当然 似 的 。 只 见 母亲 微笑 着 问 左 首 的 一 个 贯 妇 用 眼光 打招呼 ， 
并 解 开 狐狸 皮 围 巾 。 只 有 这 时 ， 我 才 觉 得 母亲 是 年 轻 而 且 愉快 的 ， 她 
那 端 美的 暑 子 ， 机 智 的 眼睛 ， 以 及 有 着 短 柔 码 发 的 额 角 ， 浑 圆 的 下 
须 ， 全 有 一 层 美的 光辉。 


“EAM? 古 班 ! 坐 下 呀 ! SORE RT, WIENER, 
尽 是 癌 四 于 观望 。 脸 上 同样 洋 海 着 幸福 的 微笑 ， 仿 佛 刚 才 是 从 在 戏院 
偶遇 的 友人 的 座 六 退 开 ， 脑 子 还 遗留 着 某 种 心 严 的 印象 一 样 。 这 时 
候 ， 进 来 所 着 条 水 壶 的 么 役 ， 接 过 去 父亲 的 皮 领 于 和 大 鉴 ， 父 杀 像 交 
给 家 里 的 岑 婆 一 样 ， 眼睛 尽 是 注意 着 戏台 。 在 这 许 许 多 多 的 印象 中 ， 
给 我 最 深刻 的 ， 有 是 厢 口 那 张 红 纸 条 儿 ， 我 开始 看 戏 前 ， 第 三 次 回 脸 看 
看 它 ， 感 觉 到 认识 字 的 另 一 个 世界 。 这 比 父亲 的 两 年 的 识字 教育 ， 仿 
佛 是 从 图 画 中 的 牛马 到 达 望 见 师 鸣 的 站 在 地 上 的 牛马 的 境界 一 样 ， 我 
第 一 次 得 到 一 种 认 字 人 的 愉快 的 启示 ， 而 产生 了 求知 欲 。 


ND 


go 


赶 多 咱 ， 意 为 赶 上 什么 时 候 。 一 一 编者 注 
滑 刺 溜 儿 ， 双 脚 在 冰山 滑行 的 游戏 。 一 一 编者 注 
不 解 ， 意 为 不 可 。 一 一 编者 注 


me Sl, Si, AWE” 


编者 注 


BRIER, RIDTS, BAEZ, 


不 成 样子 。 一 一 编者 注 


换 谱 ， 即 换 帖 ， 结 拜 时 交换 名 帖 ， 上 
大 豆 ， 指 黄豆 。 一 一 编者 注 


咕 食 咕 食 ! 吓 拉 少 ! 音译 ， 意 为 非常 少 。 一 一 编者 注 


面 有 人 的 生辰 八字 等 信息 。 


编者 注 


CH 


， 证 现在 广告 的 雏形 。 


= 


3 


编者 注 
来 护 耳 的 部 分 。 一 一 编者 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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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UARRE RNA, FABER: “为 什么 你 不 坐 到 前 边 来 ? ”他 说 话 的 声 
音 ， 依 旧 十 啊 亮 的 ， 仿 佛 是 处 身 在 原野 之 间 一 样 ， 读 着 草原 牧人 的 健 
康 气 轧 ， 并 且 回 号 来 抱 我 。 因 为 我 目 己 爬 在 厢 后 位 最 高 的 观 剧 觉 子 上 
坐 独 ， 当 时 非常 骄傲 目 得 ， 仿 佛 立 身 云 霄 似 的 ， 作 望 着 剧 侣 和 池 座 之 
间 的 那些 稠密 的 观众 ， 有 种 居 融 临 下 的 快感 。 


ABA, RG EASES AMAA, ASX ELAR 
市 的 男 角 ， 用 手 掀 着 奇 长 的 浓 须 说 什么 。 我 只 觉得 他 那 头 戴 的 珠 冠 ， 
(HARES EA Sh, ABA ili AT BAAR BE, ABR BE eS Ii] 
By Ay se Be HORA Ae CRA HR, SENN, Met; 等 到 听见 十 
DEUS AY rey oe ee, WL AC EAL HHH A BBE A EAE ee TF J] BE 
了 。 他 们 是 那么 惊奇 ， 在 观众 们 全 倾心 在 剧情 上 而 沉静 的 情景 下 ， 居 
然 有 人 这 么 距 亮 地 说 话 。 我 望 见 母亲 望 着 他 的 育 影 笑 起 来 ， 也 融 望 大 
他 笑 了 ， 并 观望 四 围 的 观众 ， 仿 佛 要 知道 他 们 是 不 是 也 看 见 我 给 他 抱 
过 去 ， 而 注意 我 。 古 班 目 己 却 全 然 不 知道 他 是 被 许多 人 惊奇 地 注视 
着 ， 依 然 说 : “你 看 这 里 多 好 哇 ! ” 


“你 不 要 那么 啊 地 讲话 呀 ! SO Ae BS TFL AS BS SE TSE 
“这 是 在 戏院 子 呀 ! "母亲 也 笑 着 说 。 


古 班 束 突然 领悟 似 的 点 点 尖 ， 他 脸 上 没有 现 出 困惑 ， 却 仿佛 有 些 
不 欢 ， 避 开 和 任何 人 相 触 的 眼光 ， 束 注目 在 舞台 上 的 人 物 了 。 他 像 一 
个 将 军 的 姿态 那么 高 贯 威武 而 庄严 地 直 腰 坐 着 ， 而 且 坚定 不 动 。 


池 座 间 那 些 观 众 ， 仿 佛 也 放弃 了 在 古 班 身上 发 掘 什么 的 兴趣 。 反 
映 在 我 眼睛 里 的 ， 又 全 是 些 脱 醒 冬 帽 的 墨 黑头 所 、 项 背 、 侧 斜 的 耳 去 
了 。 我 无 意 中 抬 头 ， 突 然 发 现 对 面 也 有 着 一 长 行 厅 楼 座位 ， 心 里 就 柯 
怪 : 为 什么 进来 许久 ， 没 有 看 见 昵 ? 实在 初 进 剧场 ， 眼 界 全 给 锣鼓 的 
喧 闸 声 ， 池 座 的 人 丑 的 排列 ， 两 边 的 福 绑 的 山 客 ， 以 及 舞台 上 的 衣着 
鲜 丽 的 人 物 占 住 了 ,仿佛 到 现在 视野 才 有 了 余地 容纳 正 场 以 外 的 角 
沙 。 对 于 舞台 上 那 两 个 人 物 ， 除 了 他 们 的 衣着 和 那 冒 员 的 浓 黑 长 须 
外 ， 觉 得 什么 趣味 也 没有 ， 而 且 老 古 那 么 唱 厦 ， 久 单调， 又 厌烦。 于 
征 纵 目 观望 着 ， 但 除了 池 座 行列 间 走 动 的 人 ， 别 的 我 是 不 会 注意 的 。 
我 看 见 有 个 挑 着 灯笼 的 人 ， 在 第 三 排 的 正 座 方 桌 前 站 住 ， 等 待 他 身后 
那 穿 内 光 马 襟 的 肥 硕 人 物 走 过 来 ， 束 放下 玻璃 灯 党 ， 并 吹 灭 它 。 那 
时 ， 肥 硕 的 人 物 和 方 棵 周围 的 人 点 头 ， 并 且说 着 什么 ， 又 仰 脸 辐 我 户 
望 ， 仿 佛 是 有 人 告诉 他 父亲 的 座位 似 的 ， 在 那 工 夫 ， 我 认 出 是 七 伯父 
AB i$) NEE, KSA, SURAT eRe, 


的 时 候 ， 古 班 癌 我 做 和 手势， 意思 是 : NB! 这 是 戏院 子 呀 ! ” 


FATE Ba, Ao FDR Hie SS BAY BOR, BAY DPB) 
的 汉子 伸手 接 住 了 ; 同时 把 男 一 把 控 脸 巾 扭 结 到 一 起 向 空中 抛 去 。 那 
eo BAAS] ee ZW! 充满 了 在 灯光 下 内 着 缕缕 青丝 的 烟 筋 ， 
再 加 这 一 把 探 脸 巾 ， 更 加 别致 了 。 只 见 那 把 氛 脸 巾 ， 从 高 空 一 直 款 落 
到 池 座 最 后 排 的 那个 人 的 手 里 ， 又 见 他 斜 着 身 ， 抛 出 另外 一 把 。 我 觉 
着 这 一 抛 一 接 的 手法 ， 比 舞台 上 的 戏 还 有 味道 。 原 来 那 矮 汉子 就 是 每 
UA She ART AE ze o IDA UB He, FTE, 
SHEA ZS LAR, TELAT 807 — AE HH Td Ts 28 EE, RT 
对 着 舞 人 台 ， 不 肯 轻 易 放 松 一 点 点 “鉴赏 ”的 时 间 。 


等 到 老 净 治 顺 座 列 分 到 节 前 排 的 时 候 ， 束 回 吴 做 痢 威 胁 的 姿态 ， 
原来 在 那 角 落 上 有 一 群 呈 立 高 等 小 学 的 学 生 站 在 全 脚下 ， 这 时 正 坏 情 
似 的 看 痢 戏 。 仿 佛 极 害 介 老 过 ， 一 发 觉 老 雪 在 身后 ， 驶 像 受惊 的 小 山 
平 基 那样 跳 开 去 ， 领 类 的 一 个 手 里 还 抓 大 有 皮 和 耳 迟 的 军 帽 ， 现 在 向 空 
招 扬 着 ， 仿 佛 是 发 号 令 让 那些 同学 退 随 着 他 。 只 见 老 委 在 最 木 跑 挥 的 
那个 小 学 生育 后 ， 踪 着 脚 ， 做 出 追逐 的 啊 声 ， 那 小 学 生 ， 罕 着 有 皮 领 
NA Ob, BRAUN SU eevee FH, Wt, 一边 还 回头 
望 。 他 从 戏台 左 首 又 跑 到 戏 合 右 首 的 阴暗 角落 和 他 的 同学 们 集合 
我 奇怪 为 什么 他 们 里 边 没 有 金 锁 儿 呢 。 那 时 候 ， 他 们 的 脸色 都 挺 紧 
张 ， 仿 佛 是 那 领头 的 学 生 向 他 们 发 着 什么 严重 的 命令 。 我 只 看 见 他 们 
AT, MARKETA, Stee OR, SRR Re PO AY 
LR, VER: “你 不 安安 稳 稳 地 坐 厦 ， 辐 下 望 什么 ? ” 


我 只 好 坐 直 了 号 子 ， 但 还 是 注视 着 楼 厢 下 面 那 些 集聚 在 戏 合 一角 
的 小 学 生 。 我 是 多 么 比 莫 他 们 哪 ! 只 是 他 们 那 热 烈 的 、 诉 动 的 眼神 ， 
就 足以 诱惑 我 了 。 


现在 他 们 从 我 视觉 中 消失 了 。 我 用 眼睛 到 处 搜索 他 们 。 座 排 则 全 
古 安然 不 动 的 观众 行列 ， 除 了 老 和 还 在 第 一 排 分 着 热 的 擦 面 由 来往 走 
动 外 ， 找 不 到 一 点 跳动 的 人 影 ， 可 以 证 实 古 那些 小 学 生 的 小 集团 。 名 
然 望 见 台 上 出 现 了 红 和 额 黑头 的 花脸 ， 他 执着 全 和 一 个 戴 奉 干 日 乡 球 儿 
英雄 帽 的 武生 相 斗 。 那 武生 挺 英 俊 ， 再 加 头 上 那 项 有 内 光 镜 片 的 帽子 
和 那 上 面 稠密 的 日 绣球 儿 的 闸 动 ， 越 发 使 人 觉得 英俊 而 高 做 了 。 我 这 
才 知 道 锣 蕊 早已 震 耳 地 啊 了 ， 可 不 知 什么 时 候 换 的 场面 。 我 立刻 知道 
那个 罕 乡 花 儿 内 光 红 蚁 子 的 角色 是 黄 天 霸 ， 从 他 那 有 许多 日 乡 球 儿 的 
幅 子 上 和 右 耳 泉 上 那 示 红 花 球 儿 ， 我 束 认 识 是 我 收集 的 香烟 卡片 里 的 
人 物 。 那 时 他 和 红 额 花脸 之 间 ， 各 有 一 队 打手 穿 过 去 ， 仿 佛 征 各 目 维 
护 厦 他们 的 主人 似 的 ， 却 又 不 相 望 ， 之 后 ， 红 额 伦 脸 又 和 黄 天 霸 各 目 
执 剑 斗 打 起 来 。 


我 听见 厅 楼 后 面 有 跑 动 声 ， 回 头 一望 ， 有 果然 是 那 一 些小 学 生 。 这 
次 我 看 得 很 清楚 ， 他 们 经 过 后 门口 ， 还 互相 吵 着 ， 最 末尾 的 还 是 那个 
穿着 有 皮 领 短 外 套 的 小 学 生 ， 他 手 里 提 的 不 只 是 军 帽 ， 还 有 一 双 请 冰 


HE ° 


“KK, RAE, FOF!» 
“你 带 着 鞭子 没有 ? ” 


“ 怕 什 么 ? 我 腰 里 扎 着 七 节 鞭 ! 给 他 马 楼 ， 圳 家 宝 ， 给 他 马 楼 
啊 ! ” 


我 清 清楚 楚 听 见 他 们 这 样 说 ， 束 跳 下 来 ， 向 外 跑 。 
“ 连 儿 ! ”母亲 突然 回 过 映 来 低 声 召唤 。 


“我 不 出 去 呀 ! ?我 说 。 依 然 跑 到 厅 门 口 ， 把 住 门 ， 同 外 望 。 实 
在 ， 我 知道 背后 有 两 道上 腿 光 望 着 我 ， 故 意 站 住 ， 做 出 不 出 去 的 姿态 ， 
想 等 母亲 不 再 注意 的 时 候 往外 溜 。 


明道 上 很 阴暗 ， 有 一 排 盛 窗 ， 窗 纸 有 的 破裂 了 。 从 那 孔 洞 间 吹 进 
的 风 ， 吗 吗 啊 。 那 些小 学 生 融 背 身 蹲 在 一 个 膝 高 的 窗台 上 ， 从 方 大 的 
RAS TH SK 


“BARE, RU! ?我 看 见 回 脸 的 那个 小 学 生 ， 广 额 ， 深 陷 的 眼 
青 ， 帮 不 是 蜡 尖 党 平 ， 很 容易 给 认 作 俄 罗斯 孩子， 他 正 古 那个 扬帆 呼 
集 同 学 的 首领 。 我 那 时 起 记 和 母 杀 是 不 是 在 背后 监视 着 ， 束 走 过 去 了 。 


阴 家 宝 有 一 双 独 独 的 眼睛 ， 了 睫毛 不 时 地 交合 ， 显 得 挺 俏皮 ， 然 而 
他 疝 我 作 笑 的 时 候 ， 又 古 那 么 难看 ， 巴 着 大 口 ， 牙 齿 全 种 在 层 外 ， 叉 
没有 笑 的 声 首 ， 正 像 独 独 笑 时 的 丑态 。“ 到 红旗 河 去 呀 ! ”他 说 。 一 边 
RAS, WM WARS Sab BA A TTS TE 


“做 什么 ? ” 
“和 高 丽 孩 子 抢 冰 场 去 !” 

另外 三 个 高 等 小 学 的 学 生 ， 全 转 过 身 来 ， 望 着 我 。 

“来 吧 ! * 训 家 宝 又 向 他 们 说 ,“ 他 爸爸 就 是 开 参 庄 的 -来 吧 ! ， 


他 说 着 束 匆 勿 跳 上 窗台 ， 面 向 我 两 脚 从 窗口 奈 格 伸 出 去 ,仿佛 在 
我 眼前 表示 他 的 勇敢 而 骄傲 一 样 。 窗 口 只 有 他 的 头 了 ， 还 同 我 望 望 ， 
又 招 了 招手 。 接 着 是 一 个 面孔 俊秀 的 学 生 ， 他 朝 窗 口外 伸 脚 的 时 候 ， 
还 把 冰鞋 递 给 那 首 领 拿 厦 ， 看 来 ， 他 是 没有 训 家 宝 胆 大 ， 脸 还 在 窗 里 
眼睛 却 一 直 俯 视 着 窗外 ， 仿 佛 注意 踏 脚 的 东西 。 我 束 跳 上 窗台 ， 但 那 
个 首领 还 阻碍 着 我 的 视线 ， 等 到 他 也 有 候 出 去 ， 我 才 看 见 窗 下 有 个 极 高 
的 梯子 ， 而 且 惊 讶 这 窗户 的 高 度 了 。 雪 地 上 内 动 着 一 团 儿 黑 影 ， 他 们 
征 那 么 目 由 、 那 么 愉快 、 那 么 热烈 地 高 声 唆 叫 着 ， 笑 着 。 有 一 个 居然 
做 出 昂 叫 的 尖 呼 了 。 红 旗 河 是 他 们 的 乐园 ， 我 想象 到 在 红旗 河 雪 夜 
中 ， 那 冰 面 是 怎样 迅捷 地 内 着 滑冰 的 人 们 的 黑 影 ， 现 在 我 义 望 见 窗外 
原来 古 广 阔 的 雪 地 ， 除 去 右 首 那 排 街市 的 背影 外 ， 一 色 古 平坦 的 雪 
地 。 天 衬 散 布 着 儿 点 寒 星 ， 无 边 无 际 地 伸展 开 去 ， 我 第 一 次 望 见 五 里 
远 的 披 雪 的 山峰 ， 我 第 一 次 发 现 这 城市 的 边际 ， 又 恢 讶 又 愉快 。 我 想 
那 山 下 的 灯光 (又 仿佛 是 从 密林 中 透 出 来 的 灯光 ) ， 是 不 是 人 家 呢 ? 
听 到 那个 方 同 传 来 的 狗 鸣 ， 我 又 想 : 他 们 怎么 住 在 离 城 这 么 远 的 地 
方 ， 不 害怕 罗 和 胡子 呢 ? 于 是 我 突然 感到 这 阴暗 甬道 ， 只 有 我 一 个 
A, BORER, SARE; Telewest aia, Slit a 
亲 的 厅 座 门口 ， 束 独 然 路 进门 里 ， 而 且 回头 望 着 ， 仿 佛 吴 后 会 有 什么 
跟踪 我 似 的 。 


母亲 完全 没有 注意 我 ， 父 亲 正 在 母亲 背后 向 邻 厅 那 个 高 蔷 的 夫人 
抛 苹果 ， 一 见 我 ， 就 失去 笑 辉 说 : “你 看 看 你 的 袍 子 ， 怎 么 的 了 ? 全 是 


我 扑 打 着 ， 义 望 见 母 杀 回 脸 向 我 看 ， 她 那 眼睛 由 平静 而 尺 疑 、 而 
TAS, BBAR IC: “ 回 家 再 说 ! 你 等 着 吧 ! ” 

我 的 心情 完全 沉重 下 来 ， 仿 佛 加 重 了 三 十 厂 。 所 以 父亲 癌 我 指 
示 ， 让 我 给 那 高 蔷 的 夫人 行礼 ， 我 只 弯 了 弯 腰 ， 她 微笑 着 同 我 招手 ， 
我 也 不 看 。 

“去 ， 安 安稳 稳 坐 在 那儿 看 戏 ! ” 

FC SCR FH PRE HG _E LAY) AB tat 。 


等 古 班 说 : “怎么 样 ? 还 要 看 下 去 呀 ! ROARWS TS ° fer 
父亲 说 的 ， 我 没有 听见 父亲 的 回答 声 ， 只 听见 吉 班 疲倦 而 又 不 耐性 的 
叹 轧 ， 吏 知道 父亲 不 想 离开 ， 于 是 放心 睡 了 。 


从 海 升 泵 戏院 回来 以 后 ， 长 久 不 起 的 古训 家 宝 那 一 伙 快 活 而 幸福 
的 小 学 生 ， 男 外 ， 就 古城 市 外 的 广阔 雪 地 和 想象 中 的 红旗 河 消 冰 场 ， 
于 十 对 于 家 里 冬季 围 着 别 列 吉 的 温暖 而 彼 静 的 生活 再 也 不 感 兴 趣 了 。 


古 班 旦 第 二 天 坐 着 两 匹 马 的 雪 车 ， 离 开 那 所 临街 有 车 门 的 大 院落 
的 。 还 记得 他 那天 晚上 一 出 戏院 子 门口 ， 束 高 声 映 了 口气 ， 念 佛 在 戏 
院 里 边 竣 满 了 一 肚子 的 问 气 ， 全 在 这 口 喘 上 县 里 吐 泄 出 来 ， 而 且 使 人 感 
到 他 大 是 再 在 戏院 延迟 一 分 钟 ， 肚 子 惑 会 膨胀 得 圆 圆 的 ， 手 指 一 触 ， 
吕 要 爆 开 。 那 时 他 说 : “ 真 叫 人 嘴 不 出 气 来 ， 说 话 还 不 行 。 我 不 知道 你 
们 城 里 人 怎么 还 会 在 这 种 地 方 觉 着 快活 ! ”他 一 点 也 不 知道 他 在 厅 座 中 
说 话 的 声音 是 多 高 ， 他 一 点 也 不 知道 他 说 话 会 妨碍 别 的 观众 听 戏 ， 仿 


佛 一 个 厨 汉 在 剧场 上 高 声 说 话 而 发 现 别 的 人 嬉笑 和 惊讶 ， 不 知道 嫩 笑 
和 惊讶 的 由 来 一 样 。 


“ 算 了 ! 算 了 ! ”他 拒绝 父 亲 和 母亲 的 挽留 说 ,“ 虽 是 没有 福气 住 城 
市 ， 第 一 天 就 问 ， 混 进 苍蝇 群 里 似 的 ， 满 街 净 是 喻 喻 声 ;， 第 二 天 就 
烦 ， 你 们 城 里 的 椅子 都 不 结实 ， 得 提心吊胆 地 往 下 坐 ， 第 三 天 就 头 
痛 ， 我 还 是 赶 早 回 窝 棚 去 吧 ! 明年 那 块 草 甸子 改 成 稻田 ， 再 来 给 九 哥 
送 粳米 吃 吧 ! 连 哥 儿 明 年 夏天 到 窜 棚 去 吃香 瓜 蚜 ! 我 今年 讨 了 各 式 各 
样 的 瓜 种 ! 芝麻 粒 瓜 、 脆 皮 瓜 、 绵 瓜 …… 可 多 着 呢 ! 你 们 也 该 带 他 下 
HATS! 整 年 圈 在 城 里 ， 一 棵 蒿 草 也 给 圈 得 娇贵 了 ， 受 不 得 风 ， 
受 不 得 雨 。 怨 不 得 老鹰 不 在 城 里 的 树 上 修 窝 呢 ! 我 想 在 城 里 树 上 的 老 
鹰 ， 就 是 抱 出 忆 小 磨 来 也 不 会 往 高 里 飞 了 .…… 好 啦 ! 好 啦 ! 金 盖 你 把 
豹子 皮囊 住 脚 ， 出 城 风 可 大 .…… 连 哥 儿 过 来 ， 让 你 大 叔 亲 亲 ， 赶 明 儿 
趾 们 皇上 有 重 登 宝典 的 那 一 天 ， 大 朴 给 你 保 媒 ， 要 一 个 皇族 的 媳妇 。 
明年 你 爸爸 送 你 上 学 堂 ， 好 好 儿 念 书 。 如 今 可 不 比 大 清 了 ， 得 学 洋 
务 。" 古 班 两 腿 跪 在 雪 车 上 ， 临 走 ， 抖 拌 辕 马 组 绳 ， 又 偏 脸 向 父亲 彰 
望 ， 那 意思 是 : “车 没有 什么 事 儿 ， 我 可 就 要 走 了 ! "母亲 说 着 话 ， 他 
却 又 不 听 ， 然 后 他 望 着 那 匹 俄罗斯 辕 马 的 兰 梁 问 : “ 金 盖 ， 收 拾 好 了 
1? » 


“好 啦 ! ae FETE th Bat ° 


“那么 走 了 呀 ! ”把 钢 条 粗 的 手指 插入 嘴 里 ， 打 了 个 尖锐 的 呼 哨 ， 
又 迅捷 地 插入 无 指 手套 里 ( 那 两 只 无 指 手套 是 用 麻 绳 连 着 ， 搭 着 他 的 
后 颈 吊 在 胸 前 ) ， 于 是 雪 和 车 移动 ， 我 和 母亲 站 在 车 门口 都 向 后 挪 挪 肝 
步 ， 母 亲 笑 着 向 父亲 说 ; “你 叫 他 给 古 达 他 妈 带 个 好 ， 我 说 他 也 听 不 
The” 


“Het! 记 住 那 北齐 旬 子 上 的 详 草 ， 不 要 给 高 丽 地 户 偷 厦 割 光 了 。 
年 前 叫 金 乘 湖 送 到 城 里 来 ， 目 己 要 用 啊 ! ”父亲 没有 传达 母亲 的 话 ， 径 


目 这 样 说 。 
“知道 啦 ! ”上 古 班 扬 声 说 ， 连 头 也 不 回 。 


BY S Fete Nan, ARMA ET aes, FAS 
车 旁 现 出 洛 布 达 来 ， 它 是 飞速 地 追逐 着 马蹄 ， 并 且 吐 喇 地 狂 吧 着 。 我 
望 见 金 乘 滑 坐 起 来 ， 作 势 威胁 它 。 


“不 用 叫 ， 它 目 己 束 会 回来 了 。 ART, MMR, MHA 
眼睛 送 着 那 洛 布 达 和 雪 车 的 背影 ， 继 续 说 : “ 它 是 恋 着 那 两 匹 牲 口 
呢 ! ?小 三 点 那 时 也 立 在 车 门口 腑 望 ， 当 我 看 它 的 时 候 ， 它 束 同 我 播 哆 
着 短小 的 扫 角 尾巴 ,念佛 古 告 诉 我 :“ 洛 布 达 妃 去 了 ! 你 看 它 跑 得 多 快 
呀 ! "一 会 子 凝 然 观 望 ， 一 会 子 又 问 我 播 摆 起 尾巴 来 。 那 时 它 的 项 铃 台 
BUT WRAT HR Ay ° 


回来 的 时 候 ， 我 故意 走 在 最 后 ， 对 母亲 说 ， 要 等 洛 布 达 回 来 再 关 
站 ， 实 际 上 我 想 抽 至 到 小 雁 那 儿 去 。 我 两 手 把 住 门 ， 不 肯 关 ， 回 外 探 
着 头 观望 ， 又 真 的 盼望 阁 布 达能 及 早 回来 。 和 车 门 那 边 走 来 一 个 犹太 
人 ， 只 从 屑 上 那 把 长 柄 和 佐 子 ， 束 知道 又 是 给 人 臂 木 样子 的 那个 伊 凡 。 
等 到 我 望 见 他 是 想 同 我 们 家 的 便门 走 来 时 ， 束 要 关门 ， 可 是 他 已 经 及 
时 地 伸 进 腿 来 ， 他 走 罕 着 举重 的 羊毛 千 靴 。 


“ 老 博 代 ， 涅 都 入 1 "我 说 ， 并 用 手 推 他 。 


可 是 他 一 点 也 不 管 ， 完 全 不 注意 我 的 推 拒 ， 向 院 里 喊 : “ 玛 达 姆 ! 
老 博 代 ， 耶 石 ! => 


“ 老 博 代 ， 涅 部 1” 
他 却 仍旧 向 院 里 喊 : “ 玛 达 姆 .………….” 


“ 谁 呀 ! "ROP WR ih, “没有 ， 没 有， 这 个 问 了 那个 又 
问 ,一 天 人 家 还 烧 五 车 样子 ? 连 哥 儿 把 门 天 上 1! ” 

Boat A Ba RA EH, MER: A! 去 ! ?我 气 惯 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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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 眼睛 把 视 一 下 我 ， 却 不 甘心 他 那 完 全 不 觉得 我 的 存在 的 眼神 。 


“BOR, EBOR! ?我 在 他 身后 又 用 仅仅 知道 的 字眼 说 。 


实际 上 伊 凡是 个 易于 接近 的 失去 高 做 ， 失 去 愉快 的 人 物 ， 以 后 的 
几 次 相遇 ， 没 有 一 回 现 出 这 天 的 姿态 ， 不 知 是 因为 那 时 我 年 长 了 ， 还 
征 因 为 他 这 天 没有 得 到 酒 喝 。 


我 当时 愤恨 地 关上 门 ， 几 乎 要 找 个 地 方 哭 一 通 。 
自然 我 也 忘记 去 找 小 琴 。 


我 走 进 屋 去 觉 着 分 外 寂静 。 父 杀 坐 在 靠 档 上 抽水 烟 ， 一 边 说 : “我 
看 旗 人 里 边 ， 就 是 古 班 没有 把 日 子 过 倒 。” 

母 杀 说 : “看 着 也 仿佛 比 前 两 年 老 了 。? 说 话 工 夫 ， 还 拍 厦 克 克 ， 
正定 母亲 平常 哄 她 入 睡 的 时 光 才 有 的 那 种 轻声 轻 气 的 神气 。 

“我 倒 觉 得 他 更 壮 了 。 古 语 说 “知足 便 是 福 *， 一 点 不 假 ， 人 束 难 知 
足 嘛 ! ” 话 里 边 表 示 父 亲 有 许多 感触 。 一 服 户 到 我 束 说 :“ 你 站 在 这 里 
做 什么 ? 不 去 瘟 你 的 功课 ! ” 


BOREAS ADA AREA Sos, DATE, YL 
母亲 唤 道 : “和 连 儿 ， 那 不 是 洛 布 达 回 来 刨 门 吗 ? 快 去 看 看 。” 

我 束 迅 速 地 跑 出 去 ， 把 洛 布 达 放 进来 ， 却 一 眼 也 没 看 ， 束 轻 轻 地 
倒 掩 着 | ]， 跑 向 那 宽 阔 的 大 院落 里 去 了 。 抛 过 板 壁 ， 我 看 见 直 对 车 门 


的 那 座 同 街 的 玻璃 门 忽 地 内 开 ， 正 是 密 嘉 。 头 上 戴 独 有 缕 顶 的 绒 帽 ， 
两 手 插 在 久 袋 里 ， 神 情 很 愉快 ， 出 了 门 ， 还 面 癌 里 高 声 说 着 高 丽 话 。 
回身 整整 围巾 的 那 会 子 ， 他 望 见 我 了 ， 似 乎 稍微 一 距 踏 ， 台 决然 地 迎 
着 我 走 过 来 ， 同 时 他 的 脸色 变 得 庄严 而 且 威 胁 人 。 


我 也 迎 着 癌 前 走 。 谁 都 不 看 谁 ， 仿 佛 各 人 望 厦 各 人 眼睛 的 前 方 ， 
实在 彼此 又 党 出 彼此 的 威武 。 我 们 绝 不 会 胸 且 冲 胸 有 晴 相对 ， 也 不 会 手 
辟 近 手臂 那么 相让 ， 而 古 正确 地 在 两 人 靠近 的 那 瞬 间 ， 用 肩 有 力 地 互 
抵 一 下 ， 那 古 我 从 街 上 那些 每 天 早晨 在 路 上 相 巡 的 中 国 和 高 丽 学 生 开 
始 质 打 的 时 候 所 见 到 的 。 一 见 密 嘉 ， 我 就 准备 用户 接 他 一 下 ， 可 不 知 
道 他 也 准备 撞 我 当时， 两 个 人 都 不 目 主 地 倒退 了 两 步 ， 我 必定 得 挺 
起 胸 且 来 ， 再 做 第 二 次 抵 撞 ， 因 为 我 们 还 是 对 着 面 ， 没 有 通过 彼此 的 
阻挡 关口 。 他 望 着 我 ， 我 回报 他 同样 一 对 刁 怒 的 眼睛 ， 并 且 我 用 眼神 
告诉 他 : 你 打 吧 ! PREC! 


AREY, BHAT ARTE, A es A ae AY SOR 
说 什么 ， 神 气 征 喷 性 密 嘉 。 密 嘉 问 头 辩 解 着 ， 那 时 我 的 眼睛 湿润 了 ， 
觉得 目 己 受 了 很 大 的 委屈 ， 而 又 感激 那 高 丽 妇 人 对 我 温 善 的 微笑 ， 可 
是 我 没 让 泪 滴 儿 落 下 来 ， 还 是 高 傲 地 站 在 那儿 。 密 嘉和 我 做 了 个 缩 缩 
PRA ie, RT, Hoes AHA! 气 惯 没有 及 时 地 也 同样 回报 
他 。 


于 是 我 义 想起 金 锁 儿 使 我 受伤 的 笑 声 来 : 他 准 是 在 家 里 和 小 琴 玩 
JUDE 《他们 都 在 家 里 度 寒假 ) .…… 又 人 觉 得 小 琴 在 他 笑 我 跌倒 时 ， 没 有 
产 奇 地 申 打 他， 还 是 和 他 在 一 起 玩 儿 ， 那 么 我 何 杏 找 她 呢 ! 她 是 亲眼 
Ae HB Ss AY AY 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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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 次 回 到 家 ， 束 想起 古 班 来 。 实 在 古 班 临 走 的 时 候 ， 虽 然 我 也 站 
在 车 门口 送行 ， 可 古 并 不 知道 他 是 在 那 一 刻 束 久远 地 离开 我 了 ， 因 为 
我 那 时 正 想 着 怎样 才能 抽身 到 小 琴 那 儿 去 。 昌 然 和 她 仅 别 一 天 ， 在 我 
觉得 是 很 久 了 ， 我 要 告诉 她 古 班 送 给 我 的 那 两 只 山 免 ， 我 要 告诉 她 京 
戏院 子 的 所 见 ， 并 且 欠 是 她 和 我 一 块 儿 到 红旗 河 冰 场 上 去 。 


现在 我 才 深 深 感到 上 古 班 是 走 了 。 


GRE, HRM RRA TT, BeBe Ae ee 
味 。 这 些 野味 原 是 贮藏 在 外 院 那 座 做 合 仓 用 的 茅屋 里 。 我 既 没 有 看 见 
冻 便 的 野 犯 子 ， 也 没有 看 见 野 难 和 鹿 腿 。 但 每 次 吃 火 锅 儿 ， 誉 效 吏 会 
告诉 我 哪 一 个 冷 盘 十 免 子 肉 ， 哪 一 个 肉 碟 是 船 问 肉 。 


我 因 之 长 久 地 记 着 古 班 ， 而 且 把 古 班 和 冬季 的 暧 钢 儿 联系 到 一 
起 : 日 后 只 要 一 见 冒 着 火星 的 热火 钢 儿 ， 束 想起 古 班 壮 健 的 胸 且 ， 古 
班 连 硬 的 胡须 ， 古 班 高 昂 的 话 声 ， 日 后 只 要 一 见证 班 ， 束 想起 冬季 火 
钢 儿 的 和 餐 吕 ， 小 的 切 肉 刀 ， 野 鸡 和 黄瓜 丁 炒 的 小 末 、 犯 子 肉 ， 以 及 海 
参 、 海 市 和 冬天 的 大 蟹 、 窗 外 的 雪 、 屋 里 别 列 紫 的 温暖 。 


夜晚 ， 我 又 恢复 了 伏 在 和 案 上 读书 的 生活 ， 但 每 当 我 读 得 从 了 的 时 
候 ， 脑 子 就 现 出 前 面 我 所 说 的 懂 悍 的 世界 : 红旗 河 的 滑冰 场 和 圳 家 至 
那 一 伙 儿 高 等 小 学 的 学 生 ， 还 有 为 我 所 恋 念 的 那 两 只 山 兔 。 于 是 第 第 
现 出 面 对 着 煤油 座 灯 跨 想 的 姿态 ， 那 时 嘴 里 还 会 诵 着 《论语 》 上 的 对 
句 ， 承 会 重复 着 一 遇 比 一 志 低 ， 终 于 会 没有 声 轧 了 ， 连 我 目 己 也 不 知 
道 是 什么 时 候 没 有 声 县 的 。 父 亲 这 时 束 会 用 侦察 的 眼神 儿 注 视 着 我 
说 : “你 是 想 什么 呀 ! 丢 了 魂 似 的 ! ”我 自己 也 吃惊 这 种 失 神 的 状态 ， 
振作 精神 又 高 声明 读 起 来 了 。 许 信 ， 我 还 感到 父亲 依旧 在 观望 我 。 一 


会 子 ， 父 亲 又 在 看 《三 国 演义 》 (我 不 知道 他 是 看 过 几 人 遍 了 ， 这 些 日 
子 以 来 仍然 是 刚 看 第 一 本 ) ， 我 不 久 就 重新 竖 想 起 书本 以 外 的 世界 
来 。 想 到 那 两 只 白 的 山 免 ， 我 就 要 望 着 母亲 寝室 的 有 棉 架 的 门 帷 ， 等 
待 开启 的 机 会 ， 借 以 看 见 那 只 白桦 木 的 箱子 。 这 白木 箱 就 搁 在 寝室 门 
后 ， 门 帷 只 要 一 开启 ， 我 就 能 够 望 见 那 两 只 在 箱子 里 的 山 免 ， 抽 冷 子 
时 我 也 会 跑 过 去 掀 开 门 帷 看 看 它们 ， 在 父亲 没有 回 到 屋 里 之 前 ， 再 及 
时 地 退回 座位 上 来 。 终 于 父亲 发 现 我 内 心 所 怀 恋 的 东西 了 ， 以 为 我 之 
所 以 近来 时 常 对 灯 痴 想 ， 也 是 那 两 只 山 免 作 崇 。 


“你 不 用 散心 ， 我 明天 就 把 它们 送 给 人 ! ”父亲 说 , “怪不得 你 坐 不 
ARIE, BIN EBRD ROE! ” 


“怎么 的 了 ? ? BER TEI AERTEI], Fe RET OL Se He AR EY 
针线 声音 。 


“把 那 两 只 山 免 ， 赶 快 送 人 吧 ! 你 儿子 守 着 它们 ， 书 也 念 不 下 去 
了 。” 父 亲 说 。 


“ 送 给 老 韩 家 吧 ! 在 一 块 儿 住 的 时 候 ， 他 们 不 是 养 过 家 免 吗 ? 我 可 
没有 耐性 ， 驮 姿 光 零星 活 儿 还 照顾 不 过 来 呢 ! SEI, Mesa! ” 母 
亲 目 语 似 的 说 ， 全 没有 想到 我 是 多 么 喜欢 它们 。 


“我 目 己 会 照料 ， 也 用 不 到 姥 娟 管 ! ”我 说 。 


“ 放 痢 书 不 念 ， 你 去 整 天 侍 卉 它们 吗 ? ”和 母 杀 在 寝室 里 说 ,“ 谁 家 有 
读书 人 玩 这 些 野 物 的 ! 听话 ， 妈 给 你 买 个 和 手表， 明年 上 学 笔 戴 着 。” 


“什么 时 候 给 我 严 ? ”我 的 精神 立刻 焕发 ， 注 神 地 听 着 母亲 的 回 


答 。 


“明年 上 学 的 时 候 。” 


我 是 愉快 的 ， 不 管 父亲 用 怎样 的 眼光 看 着 我 ， 我 还 是 在 椅子 下 水 
着 腿 ， 开 始 读书 了 。 脑 子 里 想象 着 明年 目 己 的 肩 上 挂 着 书包 ， 想 和 象 独 
和 同学 们 一 块 儿 去 页 戏院 和子， 想象 着 从 那 丈 把 高 的 梯 上 出 入 楼 厢 ， 想 
象 看 去 红旗 河清 冰 场 上 玩 儿 .……. 未 来 的 天 地 坪 多 么 广阔 呀 ! 它 是 那样 
有 力 地 户 惑 我 ， 我 巴不得 明天 束 过 年 。 


“ 妈 ! "我 读 了 会 书 又 说 ,“ 那 么 明年 你 还 得 给 我 严 双 日 手套 呢 ! ” 


“ 快 念 吧 ! ”父亲 声色 俱 厉 地 说 。 


那天 晚上 我 背 的 书 很 流利 。 当 晚 父亲 的 脸色 也 内 出 稀有 的 愉快 光 
辉 ， 并 且 给 我 五 钱 的 日 本 银币 ， 说 是 随 我 目 己 的 意思 去 处 置 。 


“那么 我 去 买 条 皮 腰带 了 1 * 
“aig |» 

“不 ， 我 要 去 买 咖啡 糖 了 1 ， 
“知道 啦 1 你 爱 买 什么 就 买 什么 1 ， 


“我 天 糖 。” 我 说 。 望 着 父亲 的 神气 ， 知 道 我 真 的 可 以 去 买 咖啡 糖 
了 ， 高 兴 啊 ! 从 心里 高 兴 啊 ! SERENE a, RSE 
Bees J, WEE MT 


BL: “明天 谁 把 那 两 只 山 兔 给 老 韩 家 带 去 呢 ?” 


父 杀 没 说 话 ， 我 望 厦 父 亲 说 :“ 我 去 ! ”所 以 这 样 目 告 奋勇 ， 古 想 
趁机 邀 小 琴 一 起 到 红旗 河 去 玩 一 趟 。 


母亲 说 : “你 能 认识 路 ? ” 
“ 那 怎 么 不 认识 呢 ! ”我 目 负 地 说 。 


BOK, RARER ILE, BSL, ARB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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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然 小 琴 在 板 墙 外 边 俯 着 腰 回 里 望 ， 而 且 板 颖 间 露 着 短 短 的 两 排 
红 手 指 ， 两 排 手指 之 间 古 一 对 黑 黑 的 服 睛 。 


“进来 呀 ! ”我 打开 | 门 说 。 


她 拖 了 插头 ， 用 那 冷静 的 眼光 望 着 我 ， 好 一 会 儿 才 一 个 字 一 个 字 
说 : “我 们 要 搬家 了 “。” 


“ 搬 到 什么 地 方 去 ”我 仍然 站 在 门 里 ， 两 手 把 住 门 。 

“ 搬 到 西 大 庙 去 ! 很 远 很 远 的 ! "她 又 说 ，“ 到 我 们 家 去 玩 儿 啊 ! > 

我 这 才 跳 出 去 ， 也 没有 戴 帽 子 。 那 时 ， 洛 布 达 已 从 我 膀 下 踪 出 来 
了 “。 现 在 想来 ， 那 匹 狼狗 是 和 我 一 样 的 寂寞 ， 一 有 机 会 就 要 到 院外 来 
散心 。 

“你 看 ， 我 有 这 个 1 ” 

“ 谁 给 你 的 ?” 

“爸爸 一 我 们 买 咖啡 糖 去 蚜 ! 。 


“好 哇 | ”小 大 的 眼睛 立刻 内 出 快乐 的 光辉 ， 脸 色 全 给 这 愉快 的 光 
辉 所 渔 染 ， 而 显得 生命 力 动 发 的 那 一 股 劲 儿 。 


于 古 我 们 手 携 大 手 儿 ， 横 着 步子 跳 着 走 。 我 告诉 她 ， 到 不 林 斯 
基 那 家 俄国 糖 庄 去 闫 ， 又 说 我 认识 详 门 市 的 那 家 铺子 ， 并 且 告 诉 她 ， 
我 们 看 过 束 戏 ， 这 里 所 说 的 我 们 ， 是 我 和 父亲 、 母 亲 。 全 环 记 了 我 昨 
晚 还 想 储蓄 起 这 五 钱 日 币 的 ， 这 时 不 管 有 什么 珍 贯 的 东西 ， 我 都 要 献 
出 来 ， 因 为 小 琴 是 这 样 的 快乐 ， 世 界 上 还 有 什么 比 小 和 琴 这 快乐 还 珍 


` 还 有 价值 呢 ! 连 洛 布 达 也 给 我 们 的 快乐 所 感染 ， 在 街 上 走 的 时 
， 它 恰 快 地 播 着 尾巴 ， 同 头 前 跑 ， 距 离 远 了 ， 就 站 住 等 候 我 们 ， 时 
还 走出 行人 板 ， 在 路 灯 柱 子 下 撒尿 。 


这 天 是 冬季 里 难得 的 好 日 子 。 街 道 两 边 商店 的 茅草 屋檐 全 都 滴 着 
水 ， 瘟 和 的 阳光 把 屋 消 上 所 有 的 雪 都 给 融化 了 ， 水 滴 儿 淋漓 地 内 着 
光 ， 行 人道 下 的 沟渠 有 愉快 的 水 流 声 ， 低 娆 地 奏 着 悦耳 的 曲调 。 不 知 
征 这 大 好 的 天 气 使 我 们 误 入 绝 大 的 快乐 里 呢 ， 还 是 因为 我 们 快乐 而 觉 
着 这 阳光 和 屋 榴 水 滴 儿 格外 美好 。 这 是 多 么 愉快 的 世界 呀 ! 这 是 多 人 么 
幸福 的 心情 啊 ! 我 所 看 见 的 行人 部 仿佛 微笑 着 ， 部 仿佛 这 日 子 市 给 了 
他 们 至 高 的 幸福 。 行 人 道 的 地 板 全 给 人 们 的 鞋子 融 来 的 泥 尝 天 污 了 ， 
但 是 这 些 天 污 行人 板 的 泥 洗 也 似乎 微笑 着 ， 等 竺 而 且 欢 迎 人 们 用 脚 去 
践踏 。 我 惑 在 这 泥 党 上 故意 滑 着 脚 ， 一 边 跳 ， 一 边 笑 起 来 ， 一 点 可 笑 
的 因由 都 没有 ， 但 是 我 却 止 不 住地 笑 着 。 人 小 全 也 突 着 。 而 且 我 们 笑 的 
声音 站 异常 舒展 的 ， 我 看 着 她 那 次 喜 的 样子 ， 她 那 有 光 瘤 内 焰 的 眼 
睛 ， 都 觉得 好 笑 ， 她 望 着 我 ， 笑 得 也 更 加 有 味 儿 。 最 后 望 见 在 泥 道 街 
THU TRA RES, BAERS ESN MERA, REP HH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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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勒 勒 …...” 我 学 着 他 的 赶 牛 声 。 


小 琴 笑 得 流出 泪水 来 了 。 弯 着 腰 ， 停 下 来 。 跨 过 一 口气 ， 她 的 脸 
色 逐 渐 平静 下 来 说 : “咱们 别 笑 了 ， 乐 极 要 生 悲 的 。” 


我 也 大 大 喘 了 口气 ， 仿 佛 借 这 一 口气 ， 把 满 身 所 有 的 足以 发 笑 的 
情绪 全 驱逐 出 来 似 的 。 这 以 前 我 在 自己 的 绝 大 快乐 的 世界 里 ， 自 身 外 
没有 一 件 物体 能 够 映 入 我 的 视界 ， 现 在 我 注意 着 商店 的 行列 ， 开 始 寻 
找 刘 不 林 斯 基 糖 店 了 。 只 见 洛 布 达 还 在 尖 前 走 ， 卷 着 尾巴 在 一 个 冻 蟹 
摊 的 摊 脚 下 撒 奈 ， 并 且 和 另 一 条 壮实 的 公 狗 互相 嗅 着 。 


MAGA... ME! "我 作 声 驱逐 它 ， 怕 它 和 那 公 狗 所 咬 。 


= Si ae 


ere: “到 了 ， 到 了 ..………. 这 不 是 刘 不 林 斯 基 吗 ? ” 


我 望 见 那 座 有 方 大 的 玻璃 橱 的 详 式 商店 了 ， 所 说 详 式 商店 ， 就 是 
| 而 是 面 街 有 门 、 有 
窗 、 有 墙壁 ， 只 不 过 门口 上 面 有 横 的 匾额 ,窗口 布 置 着 这 家 商店 主要 
的 货 el 有 的 雯 壁 上 还 贴 着 小 幅 的 广告 图 。 而 刘 不 林 斯 基 的 橱窗 
展 列 着 山形 的 水 果 铅 头 ， 那 顶峰 上 散布 着 棉 佘 ， 上 端 用 红 丝 绳 芒 着 苹 
果 ， 还 有 冰 藏 的 鸭 课 。 


柚 窗 左 首 有 一 块 长 条 面包 ， 上 面 站 着 一 个 俄罗斯 型 的 慈祥 老 癸 ， 
户 上、 头顶 也 全 是 挂 厦 棚 祭 ， 仿 佛 是 冬季 落雪 的 情调 一 样 。 


圣诞 老人 ! "小 琴 望 着 橱窗 说 。 


这 是 

“圣诞 老人 是 干什么 的 ? ， 

“ 管 耶稣 教堂 的 老头 儿 1 ” 

“我 们 到 耶稣 教堂 去 玩 儿 呀 ! ”我 想起 每 礼拜 六 晚上 神秘 的 钟 声 。 


“耶稣 教 笃 手 远 的 ， 在 东城 门 那 边 ， 有 那么 高 的 钟楼 ， 那 才 高 
We!” 


“ 那 上 面 有 人 人 住 吗 ? ” 


小 琴 摇 摇 涉 ， 又 指 着 李 窗 说 :“ 你 说 这 是 用 什么 法 儿 做 的 ? ”她 指 
的 是 面包 。 


“用 火 烤 的 1 ” 
i 
"我们 买 一 块 面包 哇 ! ， 


“我 看 你 那 是 多 少 钱 ! ”小 姥 捉 住 我 的 伸展 开 来 的 手指 说 , “五 分 
#, AEB) AJL e” 


“你 去 买 呀 ! ” 
“你 去 ! ” 


我 突然 感到 走 进 刘 不 林 斯 基 的 门 里 去 是 多 么 不 易 ， 那 幼小 的 心灵 
征 多 么 县 惧 。 因 为 面 对 着 这 样 一 座 庄 严 的 大 商店 ， 只 买 五 钱 日 币 的 东 
西 ， 又 害 狂 ， 又 怕 给 里 边 的 人 推出 来 。 终 于 受 不 住 小 雁 的 注视 ， 我 心 
导 地 推 开门 走 进去 了 。 推 门 时 我 像 推 目 己 家 里 的 门 一 样 ， 不 想 那 门 是 
带 钢 丝 发 条 的 ， 一 推 束 开 ， 反 而 使 我 的 心 更 虚 了 ， 目 觉 脸 也 发 烧 了 。 


反映 在 我 眼睛 里 的 ， 是 油光 的 红色 地 板 ， 屋 中 心 整洁 的 别 列 器 。 
尺 半 宽 的 有 图 案 的 地 筷 ， 从 门口 伸展 到 横 的 有 玻璃 的 栏 柜 上 ， 柜 里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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壮 健 的 俄国 人 ， 一 句 话 也 说 不 出 来 了 。 只 觉 满 鼻 孔 是 水 果 和 牛乳 的 混 
合 和 理气， 屋子 又 是 烘 人 的 温暖 。 


那 俄国 人 我 曾 看 见 过 。 第 一 眼 就 认 出 他 是 给 中 国 军 队 缴 械 而 曾经 
收留 我 们 住 在 那个 有 冰 场 的 大 院落 的 军官 。 那 时 候 ， 他 曾经 被 男 外 一 
个 军官 推 过 一 一 他 正在 脱 靳 子 ， 识 的 上 的 泥 悄 ， 全 落 在 男 一 个 军官 的 
息 子 上 ， 给 那 军 冒 用 手 推 开 的 。 因 为 他 嘴唇 那 两 撤 曲 牛角 的 胡须 给 我 
的 印象 很 深刻 。 现 在 他 手 里 还 握 着 那个 大 戎 芦 烟 斗 ， 不 同 的 古 罕 着 秋 
季 的 西装 ， 而 且 头 发 又 是 整洁 的 ， 无 疑 每 天 是 涂 着 发 襄 的 。 


“你 要 什么 ? 小 弟兄 ! ”他 用 中 国 话说 。 


“ 列 巴 ! (党 )* 我 的 脸 通红 ， 怕 他 看 不 见 我 向 他 显露 的 那 五 钱 日 币 而 
以 为 我 是 向 他 乞讨 。 我 用 手指 捍 着 那 五 钱 日 币 ， 向 他 伸 着 。 当 我 想到 
应 该 进 前 几 步 以 便 递 到 他 手 里 的 时 候 ， 人 他” 那 魁 梧 而 又 笔 挺 的 身 
子 ， 向 我 走 来 了 。 


那 时 候 ， 一 个 两 臂 东 露 的 俄国 妇 人 从 后 门 的 阴暗 十 道上 走 来 。 臂 
AS, FRB ON MPA EK, AME MBE SAR A SS 
SHE GX ATUL, AAA PE RA- MESH, BZ ie 
ETE HEA © SR A ACCA HO ii ° ime ZT, A — BES AER 
睛 ， 光 芒 锐 利 ， 却 不 美 。 尤 其 是 胸 前 那 两 个 动 起 的 乳 峰 ， 我 觉得 她 目 
己 也 一 定 是 不 胜 素 资 的 。 她 微笑 着 ， 在 我 眼前 蹲 下来， 注视 着 我 的 那 
瞬间 ， 用 她 的 两 手 捧 着 她 的 下 诺 ， 我 奇怪 她 的 嘴唇 上 有 一 片 细软 旷 胡 
一 类 的 绒毛 。 她 回 脸 望 着 那 俄国 店主 (我 想 是 刘 不 林 斯 基本 人 ) 说 什 
么 。 刘 不 林 斯 基 正 接 过 我 的 钱 去 ， 听 到 她 的 话 也 笑 了 ， 并 拍 拍 我 的 头 


“那个 ! ?我 指 着 玻璃 橱 里 的 小 面包 ， 我 想 五 钱 日 币 只 有 挑 那 小 的 


TEX EMAAR To 
“那个 六 毛 一 磅 的 ! ? 刘 不 林 斯 基 说 , “这 个 ， 赫 拉 少 ! 好 哇 ! 好 


ie ea 
我 的 脸 更 红 了 ， 他 反而 递 给 我 一 块 方形 的 大 面包 。 


我 默默 户 着 他 ， 他 癌 我 笑 着 ， 并 扶 着 我 的 肩 ， 给 我 打开 1 门 ， 仿 佛 
唯 恕 我 多 逗留 一 会 儿 似 的 。 我 同 外 走 ， 叉 见 肩 上 伸 来 五 只 梁 豆 苞 的 手 
指 ， 在 面包 纸袋 里 投入 几 块 纸 包 的 糖 棍 儿 。 回 头 一 看 是 那 俄 国文 店 
主 ， 舍 着 笑 望 我 ， 那 眼睛 表示 她 是 怀 着 好 意 赠 送 我 的 。 但 我 觉得 没有 


花 钱 ， 实 在 可 羞 。 离 开门 口 ， 我 第 二 次 回头 望 她 ， 她 就 疝 我 扬 着 手 ， 
仿佛 嘱 我 :“ 放 心 ! 好 好 地 走 ! ” 


街 上 却 不 见 了 小 难 ， 原 来 她 是 避 在 左 首 一 个 中 国 绸 织 店 的 墙壁 角 
上 ,不 是 故意 和 我 出 着 玩 儿 ， 而 是 唯 您 给 刘 不 林 斯 基 看 见 似 的 。 


我 望 见 她 了 ， 她 才 笑 着 跑 到 行人 板 上 走 近 我 : “都 是 什么 呀 ? ” 


“ 糖 和 面包 。? 我 说 , “我 们 分 分 哪 ! 一 人 两 块 糖 ， 剩 下 这 块 市 给 我 
妈 ! 我 们 先 吃 糖 ? 先 吃 面包 ? ” 


“ 别 在 街 上 吃 ， 老 师 看 见 了 不 让 ! ” 


我 们 就 急 急 往 回 走 了 ， 一 边 还 呼唤 着 次 布 达 ， 因 为 它 老 古 落 在 后 
， 立 住 脚 在 别 的 大 狗 前 面 撑 威风 。 


这 


四 
“我 先 吃 一 块 糖 啊 ! ” 当 我 们 走 到 车 门洞 子 的 时 候 ， 我 用 一 只 糖 棍 
儿 抵触 着 嘴唇 说 。 
“< 别 吃 ! "小 琶 说 。 


我 是 多 么 温顺 地 听从 她 的 话 呀 ! 立刻 把 糖 又 放 到 口袋 里 ， 并 且 用 
眼睛 望 痢 她 ， 仿 佛 想 要 末 探 她 的 脸色 十 不 是 由 于 我 的 顺从 而 欣喜 。 


PIX, RAE REA, AZ HEAR ay, Aon 
HRT, FCSN HLM RRA ERC, Oi bd Te JL ie Bs BA 
的 ， 闭 着 嘴唇 不 说 话 。 


“你 召 正 找 你 呢 ! 到 哪 去 了 ? 这 是 谁 给 你 买 的 ? ” BE BEER DL |e, 
嘴角 吏 现 出 微笑 。 不 知 是 见 了 小 全 加 喜欢 ， 还 是 因为 我 手 里 有 一 纸 洛 
食物 ， 她 以 为 是 小 琴 严 的 呢 ! 


OHM EBA EE, NUE, CBR, RADIAT, 
AAS TT BUD XK A] MEP IBE 。 


“小 琴 ， 面 包 哇 ! "我 提 着 纸袋 向 她 示意 。 


小 登 那 时 候 已 经 跑 开 两 丈 远 ， 站 住 ， 回 头 望 望 ， 瞬 间 ， 播 播 头 ， 
义 跳 厦 跑 开 了 。 


“我 看 看 哪 ! SHRM eT A? ” 崔 交 说。 


我 始终 不 给 她 看 ， 而 且 一 进 便门 ， 束 把 崔 姿 抛 在 身后 跑 进 屋 子 去 
了 。 这 也 并 不 是 对 她 抱 着 反感 ， 而 是 一 般 儿 童 得 到 珍 贯 的 东西 ， 在 母 
亲 没 有 见 到 以 前 ， 不 愿 给 别人 看 见 的 那 种 心理 使 然 。 仿 佛 别 人 看 见 
了 ， 再 拿 到 和 母亲 那儿 束 失 去 稀罕 性 似 的 。 


母 杀 正在 暖 迷 上 绣 手 工 ， 那 定 为 她 目 己 过 年 穿 的 鞋 面 上 精心 刺 花 
JL ° BASEM AA BB UEOR, ARM F— BRE PAE, 
Fath te aA PCIE Rs EE BR To ete, we 
听见 她 那 低 柔 的 具 吟 了 ， 这 声音 使 人 感觉 屋 里 分 外 地 幽静 。 我 一 下 子 
束 从 门 外 跳 到 入 下 正当 她 的 背后 ， 而 且 不 目 主 地 叫 了 一 声 。 


“这 孩子 ! 是 不 是 要 吓 我 1 ” 


我 就 得 意 地 笑 起 来 。 母 亲 低 下 头 ， 仿 佛 在 这 瞬间 ， 她 才 想 起 她 曾 
看 见 我 手 里 拿 着 什么 。 又 抬 脸 望 望 我 ， 说 : ARH? ”看 清楚 是 
装 糖果 的 纸袋 ， 问 话 的 口气 也 就 不 想 要 我 回答 ， 继 续 着 刺绣 ， 一 边 
说 : “你 爸爸 出 去 了 ， 你 不 是 自己 要 给 老 韩 家 送 山 免 去 吗 ? 你 爸爸 可 说 
te Mae! ” 


我 束 问 在 哪儿 ， 并 且 望 见 装 出 免 的 小 口袋 ， 束 更 觉 这 是 轻而易举 
的 事情 了 “。 那 时 我 的 心情 全 注意 到 糖 棍 儿 和 面包 上 ， 因 为 母亲 连 看 都 
没有 看 一 眼 。 

“ 妈 ! 我 在 刘 不 林 斯 基 买 的 ， 你 看 看 哪 ! ” 

“我 不 要 看 ! "母亲 说 ,“ 你 自己 吃 吧 ! * 

BS | ”我 坚定 地 说 ,，“ 妈 ! 你 看 哪 ! ” 

“我 不 要 看 | 这 孩子 ， 我 这 做 事情 呢 ! 你 没 看 见 妈 忙 吗 ? * 

“那么 你 吃 一 块 吧 ! ” 

“ 吃 也 不 要 吃 ! ” 


“一 定 要 吃 ! "RRA AAA, TS BY AERA eS TR], BER AR 
Ui: “We! 这 孩子 ! ”终于 用 牙 众 咬 住 了 ， 却 依旧 刺绣 着 鞋 面 ， 仿 佛 连 
号 东西 都 没有 时 间 。 实 在 是 可 以 一 边 嚼 糖 一 边 做 手工 的 。 


男 外 把 纸袋 递 给 窗 婆 了 ， 让 她 保存 着 。 于 是 提起 装着 山 锡 的 小 口 
伐 ， 临 走 ， 还 站 在 灶 下 坚持 着 等 母 杀 把 糖 扎 了 才 肯 走 。 这 并 不 足 有 意 
识 地 想 孝 钥 母亲 ， 而 是 要 看 看 母亲 顺从 我 的 意思 吃 糖 的 神气 ， 当 时 母 
亲 望 了 我 一 眼 ， 从 那 眼 光 里 我 觉得 母亲 是 感到 被 逼 的 愉快 ， 脸 色 还 凑 
着 被 逼 不 过 的 气 恼 ， 而 且 笑 了 。 

我 高 兴 、 骄 做 ， 而 且 上 自得 ， 跳 到 院子 ， 跳 出 便门 口 。 

“ 那 是 怎么 走路 呢 ! 让 你 爸爸 碰见 不 责问 你 才 怪 ! ”我 听见 母亲 在 


玻璃 窗户 里 说 ， 听 声 首 就 知道 她 是 没有 望 我 ， 只 不 过 从 我 落脚 的 声音 
中 听 出 我 是 雀跃 痢 跳 动 而 已 。 


当 我 路 过 有 条 倪 街 的 街 口 时 ， 我 望 见 那里 摆 着 完整 的 犯 子 《就 是 
南方 人 叫 作 麻 的) ， 府 鹿 ， 还 有 红 甲 的 大 冻 蟹 ， 鲤 鱼 ..….... 成 堆 的 野 
鸡 ， 它 们 全 都 冻 得 挺 结实 。 这 里 几乎 成 了 山 味 海鲜 集中 的 市 场 ， 不 再 
征 夏 季 那 些 乡下 高 丽 妇女 林立 着 出 卖 她 们 土 造 的 酱油 的 市 场 了 。 卖 主 
大 部 分 是 屯 落 来 的 旗 户 ， 说 话 天 音 重 镍 ， 往 往 把 * 曾 ? 读 成 * 僧 ”， 把 “ 目 
由 车 ? 读 成 < 斯 由 车 ”， 把 “ 伦 儿 ? 读 成 < 谁 儿 ”。 我 望 痢 他 们 那 春 天 誉 群 似 
Metin Tae, Peete TAR Eo XR, RAP EN, 行 
人 板 有 的 就 朽 糯 了。 


以 往 我 一 直觉 着 很 还 ， 现 在 走 来 ， 只 是 离 家 百 十 步 的 距离 ， 束 到 
了 可 以 走 车 的 这 条 胡同 。 而 且 ， 两 旁 的 板 障 子 和 一 方 一 方 的 脚 门 ， 我 
全 生 压 了 。 束 古 从 前 那 所 面 街 的 大 车 门 ， 也 重新 油漆 了 了， 屋檐 柱子 一 
色 征 朱红 ， 门 板 浪 厦 法 潜 ， 门 框 也 是 黑 滞 ， 且 有 朱红 色 的 长 线 ， 看 来 
征 又 高 贯 又 庄户， 并 且 美 。 等 到 从 边 门 走 进去 ， 才 发 现 那 所 大 院子 已 
经 分 作 两 个 天 井 ， 院 中 心 砌 了 一 道 有 瓦 榴 的 砖 墙 。 大 门 开 时 ， 愉 好 能 
容 一 辆 车 转弯 ， 左 首义 古 一 个 有 铜 环 的 车 门 ， 同 右 抛 ， 束 是 给 砖 墙 轿 
在 外 边 的 韩 四 叔 的 院落 了 “。 这 时 ， 一 个 青年 军官 正 蹲 在 门 前 的 阳光 
下 ， 豆 引物 玩 儿 ， 帮 不 是 有 那些 鹅 作证， 我 真 要 疑惑 这 是 不 是 韩 四 相 
的 院子 了 ; 同时 我 又 鹿 见 髓 椅 上 有 个 人 ， 用 白 秩 子 训 着 晒 太阳。 我 想 
— EEA ° 


那个 青年 军官 ， 挂 着 武装 袋 和 短 柄 小 证 ， 给 入 一 种 英俊 有 为 的 印 
象 。 他 一 仰 脸 工夫 ， 望 见 我 了 。 一 会 儿 ， 他 突然 站 起 来 说 : “有 是 连 哥 儿 
啊 ! 长 这 么 高 了 ! ?我 已 经 走 到 他 跟前 ， 可 是 我 没有 理 他 ， 因 为 我 从 来 
就 不 认识 他 。 我 心里 想 : 是 谁 呢 ! 嘴 里 就 喊 : <P! PP! ”其 
实 我 对 这 阳 生 人 会 不 目 觉 地 县 恢 ， 而 且 也 不 敢 望 他 。 


“是 谁 叫 韩 四 叔 哇 ! 呵 一 一 ” 韩 四 叔 望 见 是 我 ， 反 而 财 起 眼睛 ， 故 
意 地 说 , “是 谁 呀 ! 呵 一 一 我 怎么 听见 这 声 首 就 很 熟 哇 ! 走 过 来 ， 让 我 
用 手 措 摸 ! ” 


“你 早 束 看 见 人 家 了 ! ” 


< 哪儿 看 见 了 ， 我 连 眼睛 也 没 降 “再 向 前 走 走 ! 我 来 摸 摸 斌 
ik 。” 韩 四 叔 就 在 膝 前 放下 那 两 个 紫光 闪耀 的 木 蛋 ，“ 这 是 耳朵 轮子 1 ” 


“爸爸 ! 人 家 送 东 西 来 了 ， 您 还 去 着 玩 儿 ! "那个 青年 军官 又 摸 着 
小 口袋 说 ,“ 这 是 什么 呀 ! 怎么 还 是 活 的 呢 ! > 


BE UUAL LIZ ZEST ERE 
“是 一 对 山 免 ， 妈 说 韩 四 娘 儿 喜欢 ， 叫 我 送 来 .……2” 


“ 德 一 他 妈 ! 快 来 看 看 哪 ! 人 家 给 你 送 东西 来 了 ! PVA 
FAME, SUI RRL, “ALLE TE HORT! Mth, “MELAS > 
MH! 你 那 是 抓 它 什 么 ? ” 


“我 还 没 抓 住 呢 ! 不 是 抓 耳 休 抓 什么 ! 我 懂 啊 ! > 


“ 抓 住 没有 ? 你 把 口袋 提起 来 ， 让 它们 的 四 脚 不 落地 ， 不 是 好 抓 了 
吗 ! 抓 住 没 有 ? ” 


“ 抓 住 啦 ! * 德 一 就 从 口袋 里 提出 一 只 山 免 来 ,，“ 挺 漂亮 呢 ! ” 
“我 看 看 肥 不 肥 ! ” 


“HE, (ANS TE! ?” 韩 四 妨 儿 走出 来 ， 用 收视 的 眼睛 望 着 他 
ii, Zia, RAK, MT, SEL! 你 妈 好 吗 ? PRB EAA 
出 来 串门 儿 呢 ? ”又 问 , “上 学 笔 了 没有 ? 认识 不 认识 你 大 哥 ? ” 


“不 认识 1 ” 
“不 认识 我 ?” 德 一 说 ，“ 你 忘 了 ， 我 过 年 抱 着 你 去 看 过 龙灯 .………” 


“他 那 时 几 多 ， 还 能 记得 这 些 ! ?于 四 妨 儿 说 ,“ 不 怪 你 不 认识 ， 在 
讲 武 特 三 年 啦 ! 没 回 来 。 回 去 告诉 你 爸爸 ， 就 说 你 德 一 大 哥 今年 回来 
过 寒假 啦 ! 刚 到 家 ， 过 两 天 吏 去 看 你 爸爸 ! 记 住 了 ! ” 


“ 快 别 说 这 些 啦 ! A Ae eH, RRA PRET 
去 ， 等 儿 天 德 一 丈 人 来 做 酒菜 。” 


“说 得 那么 好 听 ! 还 要 养活 儿 天 哪 ! ” 


“养活 什么 ? 还 不 有 的 是 。 要 养活 明年 春天 再 叫 你 亲家 找 人 
还 。? 韩 四 叔 仿 佛 吏 这 样 确定 了 那 两 只 山 免 的 命运 似 的 改口 说 ,“ 连 哥 
JL! 过 来 分 儿 俩 亲热 亲热 。 我 摸 摸 你 的 手 哇 ! NTR!” 


不 知 是 因为 我 的 年 龄 大 了 一 点 昵 ， 还 是 韩 四 叔 在 这 一 年 当中 的 日 
子 过 得 不 富裕 ， 我 觉 着 韩 四 叔 的 口气 比 从 前 是 消沉 了 。 虽 然 依旧 玩弄 
a ASAT a VE IA EK 二 
Mey, 经 失去 从前 风 了 我 要 过 和 "的 导 种 深切 的 x 
了 。 他 的 脸色 也 看 出 消瘦 的 影子 ， 头 发 有 的 灰 日 了 。 = 
铜 色 皮 袍 ， 还 征 不 扣 纽扣 。 两 脚 拖 痢 布鞋， 区 搭 在 一 他 说 : “若是 
你 晚 来 一 两 天 ， 作 兴 碰 到 梅 姐 呢 ! 你 知道 ， 你 梅 姐 整 天 念 叫 你 呢 ! ”我 
这 才 知 道 梅 姐 跟 随 德 一 媳妇 下 屯 收 租 去 了 。 


我 们 说 话 的 时 候 ， 德 一 在 屋 里 发 出 兴致 玫 勒 的 声音 :“ 妈 ! 这 是 一 
(eee le LBA HORDE? ” 


“你 快 放下 吧 ! 老 是 提 耳 休 ， 老 是 提 耳 条 ! SL EBOOIRLIN 
男人 腔调 。 


我 很 想 跑 进 屋 去 看 看 他 们 怎样 处 置 那 两 只 山 免 ， 但 十 韩 四 叔 握 着 
我 的 两 只 手 ， 我 没 法 得 体 地 摆脱 开 。 我 望 痢 韩 四 叔 那 一 排 露出 展 外 的 


门牙 ， 突 然 对 那 两 只 山 免 的 命运 关切 起 来 ， 到 现在 我 才 想 到 他 问 “ 肥 不 
肥 ” 的 用 意 ， 才 明日 他 说 做 酒菜 指 的 古 什 么 。 


当 德 一 再 走 到 院 心 的 上 时候， 我 的 注意 力 义 给 他 身上 啊 动 的 金属 声 
夺 移 去 了 ， 原 来 不 只 是 短 剑 声 ， 他 的 脚下 还 有 马刺 ， 他 是 穿着 高 简 妈 
靴 的 。 现 在 他 脸 上 露 着 微 舌 ， 又 骄 荫 又 高 雅 ， 仿 佛 他 目 己 也 觉得 胸 且 
征 多 么 壮 健 ， 而 微笑 的 姿 容 又 定 多 么 优美 。 直 到 我 步 入 青年 时 期 ， 才 
深切 地 体会 到 离开 学 校 回 到 目 己 家 庭 度 寒假 的 心情 ， 那 心情 是 悠 朵 、 
温暖 ， 于 古 也 常常 想起 德 一 给 我 的 第 一 次 印象 来 。 束 是 说 想起 他 现在 
内 在 嘴唇 上 的 愉快 和 骄 蕉 的 微笑 来 。 而 且 也 了 解 这 微笑: 不 单 古 由 于 
假期 的 悠 内 ;不 单 是 由 于 久别 的 家 败 的 温暖 ， 不 单 是 由 于 重 温 故 乡 的 
风情 ; 而 主要 的 还 是 由 于 青年 时 代 对 于 未 来 日 子 崇高 的 梦想 ， 正 如 一 
般 人 在 度 他 青春 期 的 时 候 ， 却 完 完 全 全 把 幸福 寄托 在 未 来 的 日 于 上 ， 
而 且 诚 视 父 母 的 生活 布置 ， 莽 视 周遭 的 人 ， 把 自己 看 作 如 站 在 鸡 群 当 
中 的 孤 体 那样 的 高 贯 ， 虽 然 外 表 对 他 们 有 是 谦 茶 的 ， 然 而 这 谦 茶 只 是 因 
Fy EBS AEM 


SCATTER AY, FRVO ZEAE SHS, HA: “给 你 
妈 带 好 哇 ! 给 你 爸爸 也 带 个 好 ! RR LI, a KE 
吕 给 你 爸爸 拜年 去 。” 说 着 话 ， 还 弯 腰 去 拾 那 落 在 院 心 的 一 株 顶 梳 ， 她 
并 不 是 为 了 保持 院子 的 清洁 ， 而 是 因为 要 增多 炼 下 一 株 崇 。 这 印象 到 
现在 还 很 深刻 ， 韩 四 娘 儿 是 用 怎样 的 注意 力 文 持 着 这 个 将 没落 的 古老 
FR eel | 但 那 时 只 觉得 项 四 娘 儿 不 诚心 ， 我 想 ， 假 奉 韩 四 娘 儿 看 重 她 
目 己 所 说 的 话 ， 古 没有 心 去 拾 那 株 枯 校 的 。 在 这 些 印 象 当 中 ， 有 一 个 
念头 始终 味 内 在 脑子 里 ， 束 是 从 那 所 大 院落 的 变化 ， 从 娃 四 叔 对 我 说 
话 的 口气 和 韩 四 妨 儿 对 我 的 亲切 ， 以 及 从 德 一 的 微笑 里 ， 我 觉 厦 目 己 
征 离 开 幼年 时 代 了 ， 并 且 我 有 了 目 己 的 幻想 ， 那 瓯 是 明年 进 只 立 高 等 
小 学 ， 等 到 长 大 起 来 也 入 讲 武 符 ， 做 军官 。 迎 接着 我 未 来 的 正 是 少年 
初春 的 黄金 色 阳 光 。 


Oh ey ober oN 


OH, RRR © ——aeiE 
俄语 ， 没 有 活 儿 ! 一 一 编者 注 
俄语 ， 夫 人 ， 有 活 儿 吗 ? 一 一 编者 注 


Ty 


抽 冷 子 ， 意 为 冷 不 了 。 一 一 编者 注 


列 巴 ,俄罗斯 


掉包。 一 一 编者 注 


一 九 二 一 年 旧历 十 二 月 三 日 ， 古 我 六 周岁 的 生日 ， 离 过 年 还 有 二 
十 七 天 ， 一 过 除夕 ， 我 加 是 七 图 的 孩子 了 。 


这 正 是 冬季 的 末尾 ， 天 气 格外 地 闫 寒 ， 束 算 温暖 的 厨房 ， 一 到 天 
me, Kt Beak, A BP aE RA Be ae ha AK 
JL, ABD OR Brel — ALG LTRS, Ae SRO OEE 
ABARAT, RR-RELGEIL, BRM ATRAB, B 
使 它们 分 开 ， 得 特别 小 心 ， 有 时 五 六 个 交 副 连 在 一 起 ， 但 一 遇 到 温暖 


外 就 更 不 用 说 了 。 


这 几 天 ， 崔 婆 睡 得 都 很 晚 ， 连 夜 赶 着 制 年 嚼 咕 沁 :和 包 冻 饺子 ， 拉 
履 ..... 所 以 厨房 一 到 晚上 ， 就 特别 诱惑 人 。 水 蒸气 充满 了 空间 ， 满 眼 
都 是 乳 灰色 的 雾 ， 乳 灰色 的 水 蒸气 。 窗 玻璃 上 永远 流 滴 着 雾气 所 融化 
成 的 水 流 。 在 早晨 ， 那 些 水 流 就 变 成 浓重 的 霜 ， 那 些 玻璃 像 白 云 石 一 
样 ， 完 全 给 坚 需 掩 项 了 。 厨 房 门 的 边缘 钉 着 一 圈 儿 狗 皮 ， 为 的 是 庶 
风 ， 因 为 北方 的 冬季 ， 就 是 门 锋 一 隙 儿 空 ， 那 风 吹 进来 ， 也 会 使 一 天 
烧 三 十 斤 煤 的 火炉 失去 热力 。 所 以 那些 狗 皮 也 都 结 着 霜 ， 正 像 农民 下 
闫 周围 的 羊皮 帽子 的 遮 耳 一 样 ， 正 像 沿 唇 有 胡须 的 车 夫 一 样 ， 热 气 浓 
的 地 方 就 结 成 细小 的 冰 柱 ， 可 是 现在 全 融化 成 水 滴 儿 了 。 玻 璃 上 、 门 


RATE REE KBE, AB EAR ECE CRIN, Sit 
BIKAIL ° ABEYRATKAS ABSA Bo, PAT, PAPAS ft 
SUB BAIA AR TBI AK ° 


REE He eA T SANE e RUA FRE, RA 
ABB LetT36, ZALAAS—- BULA A EGAMLO Tc BRT IRSA 
TEAR, REWMT ALERTS Eo FU EIA tie, DL ee A AY 
声音 ， 我 殉 知 道 她 正在 察看 蒸 党 里 的 豆 饮 包子， 或 是 发 酵 的 唱 头 。 在 
TRAKAR EON EI oe ERAT, ACT BM TER 
时 唯一 的 试验 方法 ， 殊 是 用 手指 去 按 一 下 ， 大 是 面 有 弹性 ， 那 就 是 熟 
J: GRAM LeER eR REMI, BERUER KS, I 
JCP ME CS, 1 Ab Be WF Ts AT RAY AR SASL) © ape aA, Ma 
Wiehe FAR, UM Bias: “Gt TEBE TS... Rea 
什么 时 候 ? "ABRY RH AyD Bod —REF SR, MaMa Cit: “再 放 进 一 
块 ..…... 还 得 放 进 一 块 去 。” 她 完全 醉心 在 火候 上 了 ， 这 时 我 者 发 出 声 
音 ， 她 束 吃 惊 交 她 不 曾 注意 到 任何 人 进来 。 那 厨房 在 以 往 的 日 子 里 ， 
古 她 独 目 的 世界 。 从 前 的 厨师 传 早 在 父亲 的 商店 欣 业 的 时 候 走 挥 了 ， 
父亲 是 从 来 不 越 厨 房 门 一 步 的 ， 和 母亲 也 是 入 晚 不 进 厨房 的 ， 现 在 是 冬 
天 的 夜晚 了 ， 只 有 我 和 她 平分 这 筋 世 界 的 温暖 。 往 往 我 一 进去 ， 还 没 
有 看 消 楚 上 害 婆 的 喘 影 ， 束 听见 她 说 :“ 赶 快 天 门 ， 哈 一 一 这 风 ， 城 外 又 
得 冻伤 几 个 俄国 醉 岂 。” 她 一 有 机 会 束 说 几 句 俄国 醉 马 ， 念 佛 俄国 醉 见 
CAAA PIL, BSE, RA AARC A RAAT, Sit 
烦 她 开关 而 已 。 每 天 她 都 得 跑 到 院 心 两 赵 ， 洛 布 达 咬 得 那么 厉害 ， 她 
心里 明知 道 是 俄国 人 ， 但 口 里 还 问 :“ 是 谁 呀 ? EZ Tal te SLE 
声 ! PETIT, BRS AY A ARTA? 眼睛 望 望 她 的 
手 ， 和 是 不 是 带 着 施舍 的 麦 饼 ， 手 吕 用 径 于 作 臂 木柴 姿势 。“ 没 有 ， 没 
A, EZR), Kee ag), IX DOR, ABSA... BEBE 
说 着 ， 后 吏 关 上 门 跑 回 厨房 来 了 。 只 这 么 一 会 儿 ， 殉 冻 得 她 手 肿 脸 红 
的 。 对 日 俄 虽然 这 么 凶 ， 然 而 听见 中 国 乞 儿 高 声 县 求 一 点 布施 的 声 
首 ， 哪 怕 外 面 落 着 雪 ， 她 也 会 出 去 施舍 一 个 馒 涉 ， 但 还 是 说 :“ 再 别 来 


了 呀 ! 我 殉 不 愿 听 这 种 可 怜 的 叫 声 ! ”第 二 天 看 是 这 讨 饭 的 再 来 ， 入 效 
依旧 是 出 去 给 他 点 吃食 的 ， 哪 人 她 正信 着 烧 灶 、 炒 染 什 么 的 ， 也 会 搁 
下 来 ,匆匆 地 从 蕊 在 屋 梁 上 的 吊 休 里 ， 摸 索 个 豆饼 包 或 是 半 块 馒头 市 
出 去 ， 而 且 这 而 仅 里 的 食物 ， 永 远 不 断 ， 吃 剩 的 面食 ， 她 都 代 讨 饭 的 
保存 在 这 儿 ， 仿 佛 周济 那些 乞讨 的 中 国人 ， 在 冬天 的 严寒 日 子 里 是 她 
精神 上 一 种 很 重要 的 安奈 似 的 。 


过 辞 灶 世 的 第 二 天 晚上 ， 我 照例 跑 到 厨房 去 。 天 还 没有 完全 里 ， 
可 是 冬天 的 日 子 短 ， 四 五 点 钟 ， 说 里 惑 黑 了 。 那 时 候 ， 水 共 气 正在 罕 
RHE, IR AREER RRA ER NB ENT CHEERS, BT DL 
Hei: “RAREST, HEIL! 进来 ， 我 问 问 你 。” 


RMA BR HT, LAE Hs IE AR © Kh EB 
FERRI EM, AERA EI MEAY © 


“HEMR! 火 都 烧 到 灶 口 外 来 了 。 ?我 就 蹲 在 灶 口 上 说 。 望 见 从 木柴 
的 多 际 间 直 泄 的 潮气 ， 有 的 冒 出 日 沫 ， 旋 转 厦 ， 叶 电 发 啊 。 


“ 同 里 推 推 ， 进 里 屋 来 呀 ! 我 有 话 问 你 呢 ! ” 
BN 


“我 看 看 你 的 耳 杂 呀 ! 都 冻 烂 了 ， 痒 不 痒 ? 进 进出 出 得 戴 帽子 呀 | 
赶快 上 烷 ， 这 里 多 暖和 。 上 来 呀 1 ” 


“会 儿 那 毕 木头 术 于 义 迷 到 灶 口 外 法 了 5” 


“不 要 紧 。 你 上 来 试 试 这 个 蒜 撒 合适 不 合适 ， 你 不 要 扯 我 的 麻 线 
哪 ! 上 来 ， 坐 在 这 里 。” 


“ 姥 妇 ， 锅 里 是 不 是 者 着 蹄 膀 ? ” 


“WA, EWE! 你 爸爸 和 你 妈妈 说 话 不 ? ” 
“不 。，” 


“把 脚 伸 直 了 ， 我 看 看 大 小 中 不 中 ..…….….. 我 也 不 知道 ， 你 女 的 性 子 怎 
么 还 是 那么 强 ， 你 爸爸 年 纪 老 了 ， 还 有 不 想 海 南 家 的 。” 她 的 眼睛 户 着 
我 的 脚 ， 我 的 脚 扼 在 她 的 手 里 ， 几 乎 触 到 她 的 下 闫 了 ， 还 差 一 两 分 ， 
我 束 品 前 伸 ， 想 抵触 她 发 光 的 下 嘴巴 。 


“ 别 动 啊 ..….... 连 儿 ， 你 不 想 跟 爸爸 回 海南 吗 ? ” 
Ro” 


ELAN? 海南 家 好 哇 ! 哪 像 这 里 ， 整 天 大 风 大 雪 ， 出 不 去 门口 一 
步 。 冻 死人 的 天 气 ， 姥 如 可 住 够 了 ， 姥 尹 可 想 回 去 了 。” 


“到 谁 家 去 呢 ? ” 


“到 谁 家 去 ? 找 你 实 榴 大 鼻 哇 .……… 还 合适 ， 我 当 要 大 两 三 指 ， 这 样 
ERR BLE To... MIX ARAM, “你 实 榴 大 鄙 那 个 孩子 也 有 
PST, PP RMA LR ar ° ”她 用 牙齿 咬 着 鞋 确 的 边 绿 ， 为 的 是 布 层 
紧密 ， 锥 针眼 儿 省 力 。 她 说 话 的 工夫 ， 用 针 在 头发 上 擦 探 ， 仿 佛 要 放 
BLEW: “海南 家 还 有 大 是 好 号 .2” 


那 时 候 我 听见 向 街 的 车 门 走道 上 ， 跑 进来 几 个 孩子 的 脚步 声 ， 还 
听见 金 锁 的 声音 : “ 进 院子 来 等 我 蚜 ! ” 像 听见 草 从 里 的 声音 的 猎狗 一 
样 ， 我 立刻 跳 下 灶 来 。 驮 姿 的 呼唤 我 也 没有 时 间 回 应 ， 残 跑 出 厨房 后 
Il, KERR Lae EOL, AE AGEL, BEANS BT 
开门 ， 金 锁 儿 一 定 跑 过 去 了 。 在 这 儿 ， 我 截 着 他 问 :“ 到 哪儿 去 ? ” 


金山 儿 光 着 头 ， 头 上 飘散 着 热气 。 一 手提 着 有 皮 耳 的 制帽 ， 回 话 
也 不 住 脚 :“ 到 红旗 河 消 冰 去 。” 说 着 就 跑 过 去 了， 我 想 ， 他 是 回 家 取 


冰鞋 。 


“等 等 我 呀 ! ”我 高 声 喊 着 。 我 还 伏 在 那儿 ， 考 生 金 锁 儿 不 回声 ， 
我 虽 这 么 要 求 ， 也 不 会 去 的 。 但 听见 金 锁 儿 头 也 不 回 地 说 : “可 得 快 
呀 ! ”我 束 癌 前 院 跑 了 。 


洛 布 达 从 大 和 茶 箱 做 的 上 暖 亢 里 也 跳出 来 。 它 受 了 我 的 感染 ， 精 神 焕 
发 地 路 跃 厦 嘱 叫 ， 而 且 追 随 我 进 了 母 杀 的 屋 和 于 。 虽 然 我 低 声 威吓 它 ， 
它 还 是 播 叶 着 尾巴 嘱 叫 ， 不 过 其 声 短 人 了， 威吓 确 乎 发 生 了 一 点 歼 
力 。 


母 杀 正 坐 在 迷 上 为 她 目 己 的 新 鞋 刺 纪 。 各 色 丝 线 俊 ， 捧 在 她 的 膝 
mm Eo RTT et, XARA]: “你 又 要 做 什么 ? 一 动 殉 
跑 ， 不 会 一 步 一 步 地 走 吗 ? 你 妹妹 刚 睡 厦 ， 叉 要 慰 醒 她 ..…... 把 别 列 器 
的 属 透 透 ， 添 几 块 炬 进去 。” 义 回 过 脸 来 说 :“ 做 什么 那样 忙 ， 不 把 煤 
RR 1, PARA—-AR—-KRBLE, MEKEKT! ” 


我 是 怎样 地 着 急 蚜 ! BY RANBIR TP, BE RS 
else PA HSE, PP REA ASRS, BRUT Bona, B 
到 指 给 我 ， 才 把 煤 块 融 碎 。 而 且 还 得 轻 轻 地 把 炉 门 打开 ， 轻 轻 地 用 铁 
仿 把 伴 炬 块 投 进去 ， 这 是 掩饰 目 己 的 心 令 ， 慰 醒 妹 妹 倒 古 小 事情 。 


“ 崔 婆 在 厨房 里 做 什么 ? “母亲 背 着 我 问 。 


“给 我 纳 鞋 底 呢 | IX RR A te FA = AA BME Pil BOR 
BER A, RAP, i RPC SA © MPS AIAIE 
两 眼 灼 灼 地 望 着 我 ， 仿 佛 我 的 秘密 它 痢 深切 了 解 似 的 ， 我 用 眼睛 瞪 睡 
CE, CRE, 办 开 眼睛 癌 别 处 户 ， 那 意思 表明 ， 它 是 很 怕 触 怒 
我 的 。 等 到 走 至 | IO, MAB, SWRA ERA, BARAK 
嘴唇 ， 表 示 极 无 聊 的 神气 ， 到 外 屋 角 落 里 卧 估 下去。 我 是 深 怕 它 听 见 
院外 的 跑 声 而 员 叫 ， 那 束 会 唤起 了 和 母 杀 对 我 的 注意 ， 我 想 院 外 快 有 跑 


步 声 出 现 了 ， 尽 想 很 迅速 地 溜 出 去 ， 洛 布 达 也 仿佛 在 注意 侦 听 什么 ， 
AR AR AR Hi ° Bot ERE ERA, EA TESRHUER IC Be 
TAR, KER ESHI, Ble Aa RR ae, Fe EIA i 
睡 ， 实 际 上 还 偷 眼 宁 伺 痢 我 。 


“你 蹲 在 那里 做 什么 呢 ? “母亲 忽然 说 。 
“没有 什么 1 


我 责备 目 己 ， 早 束 该 瘤 出 去 了 。 为 什么 老生 蹲 在 那里 呢 ! 透 完 炉 
压 那 该 是 多 好 的 机 会 呀 ! 可 征 我 还 等 着 什么 ， 现 在 母亲 注意 了 ， 我 义 
不 好 立刻 挪动 。 定 定 地 蹲 在 炉子 券 边 ， 用 全 力 侦 听 着 院外 ， 可 有 什么 
脚步 动静 。 束 是 这 时 候 ， 我 嗅 到 一 种 布料 燃烧 的 烟 气 ， 原 来 我 的 长 袍 
子 前 襟 接触 着 煤 灰 ， 烧 了 一 块 。 若 不 是 听 到 金 锁 儿 高 声 咳嗽 (我 想 这 
是 他 故意 给 我 的 暗号 ) ， 我 还 峰 惑 地 望 着 烧 了 一 个 小 洞 的 衣襟 发 呆 
NE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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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 我 的 智力 立刻 恢复 了 ， 站 起 来 ， 悄 悄 离开 了 母亲 的 卧室 。 困 
然 阁 布 达 古 侦 伺 着 我 的 举止 ， 立 刻 跳 起 来 ， 拌 乓 着 身子 ， 汪 汪 中 了 两 


已 fe) 


“你 又 到 后 院 去 做 什么 ? "BRA 


“ 试 鞋 底 ! "我 不 知道 怎么 这 样 聪明 ， 我 目 己 都 吃惊 回答 得 是 这 样 
快 ， 这 样 理直气壮 。 


我 听见 殉 克 的 以 声 ， 她 征 给 洛 布 达 惊 醒 了 。 趁 着 母 杀 的 注意 力 集 
中 在 哄 她 重新 入 睡 的 工夫 ， 我 悄悄 开 开 院 门 ， 并 威胁 着 洛 布 达 ， 茜 止 
它 跳 出 门 去 ， 为 的 是 它 险 些 破 坏 了 我 的 出 游 ， 并 且 表 它 下 巴 踊 去 ， 可 
征 它 仿佛 后 有 防备 ， 反 而 伏 吴 从 我 脚下 跳 到 门 外 去 了 。 


北方 的 冬天 ， 下 雪 的 前 一 天 ， 就 是 没有 呼 吓人 尖锐 的 寒 风 ， 空 气 也 
是 冷 得 刺骨 的 ， 而 大 雪 落 下 以 后 ， 气 息 又 特别 地 暖和 ， 仿 佛 它们 的 工 
作 完毕 而 休息 似 的 。 这 和 夏 日 的 雨 落 之 前 那 种 酷热 ， 雨 落 之 后 又 凉爽 
的 气候 ， 正 相反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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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 风 平 日 暖 的 日 子 ， 才 能 理解 这 种 双 倍 的 愉快 。 那 时 候 ， 我 继续 叱 呵 
着 它 ， 没 有 踢 着 它 而 且 让 它 跑 出 来 了 ， 我 非常 不 甘心 ， 尤 其 是 洛 布 达 


不 时 回顾 我 那 双 眼睛 的 神气 ， 全 不 把 我 的 威胁 放 在 眼 里 ， 更 觉 厦 它 那 
狐 匡 姿态 的 可 恨 。 它 现在 是 咒 大 增 脚 走 ， 望 见 我 将 要 走 近 了 ， 束 又 似 
一 个 胸襟 称 落 的 英雄 似 的 ， 播 着 短 尾 辐 前 跑 儿 步 ， 继 续 寻 求 墙 脚 上 某 
种 气 且 了。 我 一 点 也 不 露 声色 ， 心 想 不 使 它 防 备 ， 一 遇 机 会 就 用 力 踢 
它 一 下 。 这 种 心理 ， 不 单 是 由 于 它 违背 我 的 意 下 ， 从 我 的 脚步 下 逃 出 
门 来 ， 主 要 的 十 它 拿 我 当 孩 子 欺 侮 。 那 回顾 的 眼睛 是 说 :“ 你 威吓 我 做 
什么 ， 悄 声 点 吧 ! 小 主人 。 我 反正 也 不 碍 你 。” 车 道 两 边 ， 从 临街 车 门 
直 延 展 到 我 背后 的 大 院落 ， 全 是 昨天 一 整 天 落 的 雪 ， 经 过 一 夜 ， 束 冻 
坚实 了 。 除 了 当中 一 条 行人 道 ， 印 满 交 错 的 鞋底 的 凑 迹 外 ， 一 色 是 高 
高 低 低 的 海 波形 雪原 ， 束 是 委 层 高 岭 的 岭 线 ， 都 完美 地 保持 着 昨 上 晚上 
寒 风 的 趋势 ， 只 有 在 这 里 可 以 理解 “风姿 ”的 真正 的 意义 。 两 边 的 板 墙 
全 挂 着 雪 块 ， 有 的 壁 板 上 的 雪 块 ， 缺 了 一 角 ， 可 以 看 出 那 古 人 力 震 动 
掉 的 ， 至 于 临街 口 车 门 的 敏 草 榴 上 ， 完 全 垂 落 着 冰 柱 了 ， 一 排 利刃 般 
倒 划 在 上 面 ， 我 很 快 地 越过 这 里 ， 怕 那 冰 柱 上 赛 冷 的 水 滴 儿 。 它 正 淋 
注 地 滴 着 呢 ， 虽 然 太 阳 已 经 落下 去 半 小 时 了 ， 而 且 日 天 又 不 是 艳阳 
ar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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纸 上 印 的 一 排 朴素 的 图 案 似 的 。 当 我 在 车 门 的 冰 柱 下 跳跃 的 工夫 ， 洛 
布 达 束 吃惊 地 夹 着 尾巴 窜 到 街 口 ， 不 想 它 是 在 时 时 刻 刻 防备 我 呢 ， 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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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在 呢 ， 我 还 担心 退 赶 不 到 金 锁 儿 。 父 杀 的 商店 门市 口 的 空地 
上 ， 围 集 着 许多 人 ， 我 不 知 怎么 在 寻找 金 锁 儿 紧急 的 时 候 ， 会 窜 入 人 
处 里 去 ， 从 这 里 可 以 知道 ， 实 际 上 我 不 是 对 于 红旗 河 滑冰 有 特别 兴 
致 ， 不 过 借 机 到 街 上 来 玩 玩 而 已 。 那 时 我 想 这 里 一 定 出 了 什么 案子 。 
但 明明 从 人 腿 空 阶 里 完 见 的 古 个 卖 鱼 场 ， 可 是 仍然 定 进 去 了 。 不 想 洛 
布 达 也 随 大 我 审 进来 了 。 映 入 我 眼睛 里 的 是 山 堆 的 日 本 青鱼 、 箱 效 的 
冻 鲤 鱼 ， 那 些 箱 子 全 打开 盖子 。 鱼 目 血 红 ， 而 不 管 是 青鱼 或 是 鲤鱼 ， 


都 包 在 冰 衣 里 。 渔 场 主人 忙碌 着 收 钱 ， 一 边 高 声 报 着 数目 : “又 是 一 
元 ， 伙 计 ! 挑 大 的 罕 十 条 ! ”他 是 传 声 给 他 的 助手 听 的 ， 精 神 却 完全 注 
意 在 银 洋 上 ， 用 食指 挑 着 ， 每 收入 一 块 葡 用 允 一 块 喜 洋 禹 着 ， 迅 捷 地 
投入 地 摊 中 心 的 破 竹 篮 里 去 。 他 的 助手 一 边 应 和 着 :“ 知 道 了 一 一 又 一 
个 十 条 。" 一 边 罕 着 鱼 。 穿 鱼 针 是 铁 条 做 的 ， 尖 端 有 洞 ， 一 尾 一 尾 穿着 
鱼 眼 。 洞 里 可 以 套 麻 绳 ， 把 穿 鱼 针 一 抽 ， 那 些 鱼 束 移 到 麻 绳 上 ， 可 以 
用 手提 了 “。 这 只 是 青鱼 ， 至 于 鲤鱼 ， 他 是 用 麻 绳 在 鲤鱼 尾 上 做 扣 ， 倒 
提 在 买主 手 里 的 。 这 助手 古 一 个 年 轻 人 ， 头 戴 旧 的 商人 皮 帽 ， 古 铜 色 
棉 袍 的 前 襟 卷 在 腰 里 。 他 的 罕 鱼 手法 十 那么 熟练 ， 两 手 冻 得 血红 ， 挂 
满 片 片 鱼鳞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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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发 光 、 油 污 ， 仿 佛 一 个 卖 猪肉 的 屠 户 。 他 的 两 手 也 挂 满 鱼鳞 ， 冻 得 
又 粗 又 红 。 可 是 他 一 直 兴 理 地 高 声 唱 着 ， 再 加 喜人 洋 的 玲 环 声 ， 严 主 的 
询问 、 讨 价 、 还 价 ， 形 成 一 族 喻 吗 。 


当 我 一 进去 ， 他 就 望 见 我 ， 迅 捷 地 用 手 在 我 嘴唇 上 抹 了 一 下 。 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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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 来 ， 仿 佛 这 是 欢迎 礼 似 的 ， 我 真 不 知道 为 什么 那些 粗鲁 的 山东 人 以 
这 样 的 欢迎 式 对 待 他们 喜欢 的 小 朋友 。 而 且 团 到 在 那里 的 人 ， 也 以 此 
为 乐 。 我 又 望 见 金 锁 儿 也 站 在 这 里 ， 他 的 两 手 按 痢 膝 兰 ， 俯 着 腰 ， 正 
入 神 地 观望 那 渔场 主人 罕 鱼 的 手法 。 我 户 见 他 并 不 去 打招呼 ， 还 目 庆 
没有 让 他 看 见 ， 人 否则 他 一 定 也 望 着 我 大 笑 。 我 也 模拟 着 他 的 姿态 ， 故 
意 癌 前 届 身 ， 两 手 按 膝 ， 我 私心 以 为 这 姿势 是 美的 。 男 外 还 有 些 县 立 
小 学 的 学 生 ， 他 们 都 戴 着 我 所 歼 桶 的 有 皮 耳 的 制帽 ， 手 里 提 着 冰鞋 。 
不 过 他 们 是 蹲 在 那里 。 他 们 都 入 迷 地 注视 着 人 家 穿 鱼 。 特 别 是 一 个 穿 
旧 棉 起 的 学 生 ， 满 面 痴 气 ， 左 耳 轮 上 挫 着 个 红线 ， 在 那里 出 神 地 观 
望 ， 更 显得 电大 可 其 了 。 他 那 昌 棉 袍 本 来 吏 短 ， 他 的 两 手 从 物 襟 插入 
裤子 里 ， 枫 袍 社 怠 提 到 膝 兰 上， 露出 膀 骨 。 那 部 分 的 裤子 全 破 了 ， 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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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 的 色彩 ， 显 得 寒 雄 而 袜 裕 。 我 想 ， 这 样 穷 的 人 怎么 也 上 学 堂 呢 ! 后 
来 他 说 过 ， 和 母 杀 早 伺 了 ， 那 块 大 补丁 还 是 他 父亲 手 缝 的。 他 父亲 是 西 
城 的 木匠 。 他 叫 小 和 尚 ， 在 学 党 叫 魏 学 文 。 


那 时 渔场 主人 又 大 声 喊 起 来 ; “伙计 ! 挑 大 的 呀 ! "又 向 买主 
Bis “这 条 又 肥 又 大 ! 我 不 骗 你 ， 伙 计 把 这 条 穿 上 。” 


“不 要 那 条 ， 不 要 那 条 ， 都 压 坏 了 。” 


“伙计 ， 买 主 说 不 要 那 条 一 一 来 ， 明 们 换 一 条 。 ”顺手 他 融 掷 过 去 
一 尾 ,“ 那 条 有 两 帮 重 一 好 ， 小 的 咱们 不 要 ， 换 大 的 ， 说 真 话 ， 这 条 
可 有 十 斤 重 吧 ! 你 看 看 ， 和 是 吧 ! 好 生意 就 好 做 ， 当 着 真人 我 古 不 说 假 
话 的 。 伙 计 ， 罕 上 这 条 。” 他 在 说 话 时 还 夹 着 ,“ 刚 从 海口 运 进来 ， 你 
向 石 潜 上 殴 融 ， 叭 叭 啊 ， 还 说 不 新 鲜 。” 这 是 向 男 外 顾客 说 的 。 人 们 都 
微笑 地 望 着 他 ， 念 佛 他 话 里 全 的 欺骗 成 分 ， 变 成 可 爱 的 了 ; MA, x 
那么 有 诱惑 力 。 相 信 一 个 刚 吵 过 架 的 人 ， 离 开 使 他 惯 臣 的 妻子 不 久 ， 
只 要 在 这 里 路 过 ， 有 一 两 个 字眼 吹 入 他 耳 示 里， 也 会 走 情 地 回 脸 望 望 
这 和 鱼 摊 主人 而 不 禁 对 他 微笑 。 


那些 青鱼 冻 得 都 挺 结实 ， 而 且 冰 清 ， 有 一 条 他 刚 投 到 鱼 堆 上 ， 那 
误 着 冰 衣 的 青鱼 ， 叉 滑 下 来 ， 滑 到 麻袋 场子 外 的 土地 上 。 


“| 可! > 他 纳 军 党 地 向 着 青鱼 说 ，“ 你 还 要 滑冰 儿 玩 哪 ! ”第 三 次 掷 
上 去 ， 这 次 掷 的 姿势 是 那么 突然 ， 仿 佛 是 投掷 一 块 泪 手 的 炭火 ， 他 歇 
着 手指 : “ 吧 __ EASE | * 那 狐 独 的 眼睛 环顾 着 鱼 摊 前 蹲 跑 
的 小 学 生 们 ， 做 出 吃惊 的 神色 。 我 们 知道 他 是 骗 人 ， 可 是 那 瞬 间 都 为 
他 的 作伪 所 其 ， 而 膀 惑 地 互相 观望 ， 并 注视 着 他 那 血 红 的 手指 。 金 锁 
儿 最 先 笑 起 来 ， 我 也 就 纵 声 地 笑 ， 表 示 自 己 不 受 他 的 欺骗 。 可 是 他 立 
刻 提起 那 条 咬 人 青鱼 ， 让 我 们 摸 摸 ， 可 是 谁 也 不 敢 动手 。 我 从 他 那 不 
怀 好 意 的 眼睛 里 窥 出 ， 他 不 是 想 朝 试 摸 者 的 袖口 里 放 ， 就 要 塞 入 人 家 
衣 领 里 冰冰 膀子 。 那 是 多 么 怕人 的 冰凉 感觉 耳 ! 果然 他 向 我 们 动 起 手 


来 ,我 们 都 畴 避 开 ， 临 到 目 己 还 距离 三 五 寸 ， 束 缩 着 脖子 害 人 地 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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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 。 因 为 他 的 两 手 是 插 在 裤 简 里 ， 跌 倒 时 仿佛 失去 双 臂 的 人 ， 拌 动 着 
想 要 挣扎 起 来 ， 口 里 还 应 和 着 我 们 的 笑 声 ， 但 声音 含糊 不 清 ， 距 离 啼 
开 的 界限 不 远 了 。 但 他 的 同伴 帮 他 立 起 来 ， 他 那 异 样 的 笑 声 还 继续 
着 ， 只 是 气色 注 来 ， 那 瞬间 仿佛 介 立 在 尖 笑 之 间 ， 犹 疑 不 决 。 突 然 他 
哆 开 嘴 ， 实 声 转变 ， 而 且 泪 水 扑 车 地 滴 落 下 来 ， 我 奇怪 为 什么 那 时 他 
的 两 手 还 不 从 裤 简 里 抽出 来 ， 而 且 安 然 地 用 舌头 酚 厦 嘴唇 ， 那 泪水 古 
沿 着 嘴角 流 滴 着 。 而 渔场 主人 一 无 感觉 地 应 付 他 的 顾 主 去 了 。 那 顾 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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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后 还 跟随 着 一 个 短 打 扮 的 高 丽 农民 ， 头 上 围 着 包头 巾 。 从 腕 于 上 吊 
着 的 短 鞭 子 看 ， 义 是 一 个 车 夫 。 只 见 将 布 达 在 人 从 间 同 他 哎 厦 ,摇头 
摆 尾 ， 仿 佛 是 对 每 父亲 的 熟 友 似 的 ， 那 高 丽 乡绅 疝 他 低 声 呼唤 并 招 
手 。 正 在 这 时 金 锁 儿 高 声 说 什么 ， 他 那 激动 的 脸色 上 有 一 种 特别 的 气 
质 ， 我 立刻 给 这 激动 的 脸色 所 感染 。 一 条 猎狗 会 在 它 的 伙伴 某 种 竖 耳 
的 动作 上 ， 唤 起 对 于 某 种 声 啊 的 注意 的 。 现 在 和 这 种 情形 一 样 ， 我 的 
脑子 里 现 出 红旗 河 的 冰 场 来 。 金 锁 儿 用 眼睛 疝 我 示意 ， 我 就 和 他 们 分 
头 从 人 从 的 大 腿 间 富 出 来 ， 在 人 群 外 说 话 束 听 得 清楚 ， 我 意识 到 的 ， 
果然 古 到 红旗 河 去 。 现 在 想来 ， 帮 不 是 魏 学 文 的 啼 活 打破 了 我 们 那 团 
儿 兴 致 ， 还 不 知 继续 在 那 卖 鱼 场 周围 守望 多 久 呢 ! 我 们 简直 起 却 了 那 
冰 场 的 诱惑 了 。 

谁 也 没 劝 说 魏 学 文 ， 而 他 已 经 停止 路 民 ， 居 然 声 音 很 爽快 地 
说 : “我 们 跑步 去 呀 ! PABA HAE Fa RE SYA ia JL, BEA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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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金 锁 儿 ! 虽 们 不 要 跑 !1 ?我 说 ， 并 不 同 魏 学 文 望 。 心 想 渔场 主人 
和 他 玩 儿 ， 他 目 己 不 小 心 ， 跌倒 了 ， 还 峰 。 私 心 很 成 视 他 。 


“可 是 我 们 的 冰 场 要 让 高 丽人 先 占 了 。” 他 注视 着 我 说 ， 声 音 挺 温 
和 ， 眼 区 又 杀 切 。 本 来 我 的 私 见 要 解除 了 ， 可 征 望 厦 他 那 隐蔽 在 物 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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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很 性 惑 ， 就 向 金 锁 儿 说 ; “你 看 ， 我 哪儿 望 过 他 呢 !1 ” 


“HWE BUE, TRA? ” 金 锁 儿 说 ,，“ 你 还 怕人 家 望 啊 ! TEI 
走 ! 虽 们 别 理 他 。” 


“我 不 去 了 。” 他 说 。“ 不 去 就 不 去 ， 谁 还 请 你 呀 ! ” 金 锁 儿 说 。 那 
时 天 气 已 经 红 暗 ， 冬 天 的 路 灯 点 得 特别 早 ， 现 在 显 出 它们 的 光辉 来 。 
街道 上 来 往 行 人 很 多 ， 那 么 些 腕 上 吊 着 短 柄 鞠 子 的 高 丽 农户 ， 那 么 些 
穿 牛 皮 短 就 的 庄 称 人 ， 他 们 的 皮 袍 前 襟 全 卷 在 腰 里 ， 还 有 那些 戴 大 耳 
狗 皮 帽子 的 山 客 。 他 们 有 的 来 目 东 部 的 大 草原 ， 有 的 来 目 北 部 的 和 森林 
区 ， 有 的 来 目 图 们 江上 游 的 宙 棚 。 帝 着 木耳 、 蜂 蜜 、 黄 化 末 、 口 藤 、 
海参 ， 以 及 各 种 野味 ， 批 发 给 沿街 设 捧 的 摊 主 ， 又 置 天 年 货 市 回去 ， 
包括 香 纸 、 鞠 炮 之 类 。 不 知 怎么 样 ， 我 现在 又 巴 望 瑶 学 文 能 够 退 上 
来 ， 穿 越 这 些 行 人 丛 中 的 时 候 ， 我 时 时 回顾 着 。 因 而 四 轮 的 农 车 来 到 
我 身边 ， 才 注意 到 那些 马匹 的 肾 毛 上 全 结 着 红 布 条 ， 看 来 是 这 样 新 
鲜 ， 有 年 除夕 一 天 天 逼近 了 的 感觉 。 那 些 车 套 上 的 铜 环 子 、 铜 纽 、 铜 
钉子 ， 那 些 牲 口 党 头 上 的 铜 扣子 、 铀 圈 以 及 项 铃 ， 全 发 着 光 。 可 以 看 
出 这 些 庄 乏 人 十 多 么 愉快 地 迎接 新 年 ， 更 可 以 知道 这 是 怎么 一 个 丰收 
的 年 成 。 进 城 来 置 买 衣料 和 首饰 的 屯 落 妇女 ， 全 坐 在 车 上 。 阁 是 车 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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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 罕 到 它 的 主人 一 一 车 夫 的 面前 去 了 。 更 有 的 从 车 左 驳 到 车 右边 去 ， 


不 管 胆量 怎样 不 同 ， 它 们 都 有 一 个 相同 点 ， 那 束 是 悍 慨 不 安 ， 步 伐 又 
匆 急 。 它 们 一 旦 离开 熟悉 的 村 落 ， 走 入 这 行人 稠密 的 城市 ， 再 加 种 种 
的 乱 杂 声音 ， 完 全 都 是 陌生 的 ， 这 一 切 都 使 它们 的 威 势 减 小 ， 而 它们 
的 神气 却 狠 作 和 匆忙 得 很 ,仿佛 它们 的 主人 人 一样， 有 许多 事 要 办 似 的 ， 
一 分 钟 也 不 能 耽搁 。 


“ 洛 布 达 ， 洛 布 达 ! "我 听见 唤 它 的 声音 ， 那 是 魏 学 文 ， 他 已 在 我 
们 对 面 的 行人 板 上 跑 着 ， 招 呼 时 ， 并 且 回 我 望 了 一 下 ， 看 出 我 没有 恶 
意 ， 那 眼睛 仿佛 说 :“ 你 看 ， 你 们 家 的 狗 ， 部 和 我 混 熟 了 。” 洛 布 达 末 
真 哄 内 着 车 辆 横 罕 过 街道 ， 在 他 吴 侧 跳 中 着， 又 然 苋 赛 似 的 ， 向 前 跑 
去 ， 而 且 越 过 他 ， 离 开 他 丈 把 路 ， 又 跳 下 行人 板 ， 去 迎 阻 另 一 辆 农 车 
旁 的 村 狗 了 。 


—"\ 
—"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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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 条 西 大 街 在 这 元 俱 有 呈 城 的 西城 门 外 ， 是 最 老 盛 的 一 条 街市 。 那 
些 屯 落 来 的 农 车 多 数 都 在 这 里 俘 炊 ， 不 释 牲 口 ， 束 在 它们 项 下 放 开 草 
料 口 袋 ， 任 赁 它们 站 在 那儿 吃 。 车 主 就 在 附近 的 年 货 摊 上 观看 货 
车 上 留 着 个 罕 新 衣服 的 小 孩子 守望 着 ， 有 的 是 打扮 得 挺 新 的 少妇 ， 这 
可 以 想象 到 她 和 车 夫 不 是 夫妻 吏 是 邻居 。 至 于 那些 屯 落 的 大 粮 户 的 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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倚靠 着 马 衣 ， 眼 睛 注视 着 行人 而 神色 一 无 所 见 似 的 ， 现 出 在 那里 痢 思 
下 想 的 样 季 ， 不 用 说 那 时 他 且 用 一 只 腿 站 着 的 ， 另 一 只 的 胁 蜘 曲 肴 ; 
或 是 倒 在 车 上 用 毯子 囊 住 身子 睡觉 。 他 们 都 多 少 喝 了 点 酒 ， 说 是 抵挡 
寒气 。 这 一 类 车 辆 的 牲口 ， 比 前 一 类 就 肥 得 多 了 ， 极 少 是 下 口 老 的 ， 
多 半 的 毛色 光 润 生 辉 ， 可 见 它们 的 口 料 不 只 是 干草 ， 而 那 车 辆 的 零件 
也 无 一 不 讲究 ， 无 一 不 完美 。 帮 是 路 程 远 的 车 辆 ， 天 晚 才 赶 进 城 来 


的 ， 全 在 东 门 外 的 大 店 里 停 葡 ， 目 然 经 过 这 里 也 不 落脚 。 现 在 我 们 过 
见 的 正 是 这 类 农 车 ， 而 两 芳 空 道上 遗留 着 牲口 次 和 和 零散 的 干草 ， 表 示 
日 落 以 前 这 里 还 停 过 车 马 ， 如 今 那 些 车 辆 早 离 城 一 二 十 里 路 了 。 街 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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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 大 玻璃 里 的 摆设 了 ， 门 前 的 那 块 街道 发 日 ， 积 雪 都 失去 色泽 了 。 那 
征 日 本 商店 联 井 居 ， 橱 窗 虽 陈列 着 各 种 小 巧 的 日 用 品 、 工 忆 品 、 儿 童 
玩具 、 糖 果 ， 主 要 营业 却 是 酸 酒 。 路 过 时 我 望 见 一 个 中 国 店 友 ， 在 那 
儿 探 当中 的 玻璃 栖 。 另 外 还 听见 一 种 口哨 声 。 面 对 着 蔷 井 居 是 一 个 视 
胡同 ， 直 通红 旗 河 。 在 这 里 我 斌 听见 那些 在 一 二 十 里 外 奔驰 闭 的 车 辆 
和 牲口 项 铃 、 串 铃 的 交 委 了， 此 外 十 汶 汶 作 啊 的 声音 ， 那 是 发 目 蔷 井 
居 的 汽 灯 。 又 有 一 种 绿 缉 的 哈 南 声 ， 这 里 的 冬 夜 是 多 么 寂静 啊 ! 偶尔 
还 可 听见 街 上 的 警察 步行 声 ， 他 们 古 罕 着 有 铁 钉 的 短 简 皮 靳 。 那 夜空 
洋 洲 着 的 愉快 的 声波 逐渐 明 衣 ， 使 我 的 精神 顿 然 焕发 。 


A RR Se) EE OE 2 


于 是 我 们 跑 起 来 。 这 里 的 雪 又 内 光 了 ， 我 们 眼前 失去 汽油 灯 的 内 
光 。 周 围 微 尖 ， 而 西 墙 上 有 半边 月 色 ， 东 墙 在 阴影 里 ， 是 合 记 油坊 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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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 。” 仿 佛 他 是 洛 布 达 的 小 主人 一 样 。 


我 们 看 见 衣 同 口 的 尽 端 ， 一 道 横 英 在 月 色 下 的 红旗 河 了 。 河 上 铺 
着 雪 息 ， 对 岸 有 三 五 株 矮 松 枝叶 上 全 垂 挂 着 雪 块 ， 同 南 无 尽 止 地 伸 
展开 去 的 雪原 ， 在 月 亮 下 发 着 银 日 的 光辉 ， 河 身 越 来 越 广阔 。 现 在 我 
们 是 跑 出 胡同 口 ， 立 刻 看 见 两 组 短小 的 墨 影 子 ， 中 间 只 距离 一 二 十 步 
远 ， 彼 此 保持 着 互 不 越界 相 侵 的 秩序 ， 各 目 成 队 地 在 那儿 打滑 刺 溜 


儿 ， 河 冰 在 他 们 的 脚下 内 着 两 道 黄色 的 金光 ， 从 南岸 到 北岸 。 听 远 一 
些 的 下 游 ， 也 有 一 组 小 的 黑 影 ， 不 过 他 们 在 日 的 冰 面 上 ， 是 从 东 到 西 
顺 着 河面 来 往 飞 内 ， 围 巾 痢 在 他 们 的 背后 允 拌 着 ， 可 见 有 和 多么 迅捷 
了 ， 他 们 是 些 脚 踏 滑冰 鞋 的 红旗 河 的 骄子 。 有 的 远 在 一 里 以 外 滑行 。 


金 锁 儿 市 领 着 他 的 同伴 ， 欢 呼 着 跑 下 岸 去 了 。 一 到 河 边 ， 他 们 束 
形成 一 串 飞 内 过 去 ， 那 已 不 是 走 ， 而 是 滑 。 仿 佛 有 帆 的 船 ， 有 种 行驶 
在 顺风 的 急流 里 那 种 殴 然 的 韵尾 。 洛 布 达 却 在 河 冰 的 边缘 上 哎 叫 着 ， 
一 会 子 俯 蜡 咒 冰 ， 一 会 子 沿 着 河岸 跑 ， 仿 佛 急于 要 找到 有 土路 的 地 方 
走 过 去 ， 终 于 没 找到 ， 回 顾 着 我 发 出 袁 哆 。 我 同 东 ， 它 也 追 到 东 面 迎 
我 ， 我 同 西 ， 它 又 从 西边 来 迎 我 。 又 用 爪子 扑 我 的 膝 了 一 ， 想 要 酥 醋 我 
的 手 ， 很 容易 看 出 它 这 种 媚 我 的 姿态 ， 是 祈求 我 把 它 市 过 去 ， 至 少 也 
苹 表 示 怕 我 把 它 孤 单 地 撤 在 岸上 。 我 那 时 束 扬 脚 跑 它 ， 因 为 它 阻 接着 
我 的 路 ， 我 的 注意 完全 集中 在 那些 球 内 的 小 黑 影 上 了 。 又 急 欲 要 笑 试 
这 宽阔 河面 上 渭 冰 的 滋味 ;， 又 胆 慎 地 时 时 担心 河 冰 受 不 住 重信 而 下 
陷 。 目 己 都 顾 不 过 来 ， 哪 还 有 余 心照 料 洛 布 达 呢 ! 


“不 要 紧 ， 快 来 呀 ! ”我 听 出 是 魏 学 文 的 声音 ， 而 且 已 经 踏 脚 在 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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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 。 走 出 不 远 ， 我 也 就 小 步 跑 着， 平展 两 壁 滑 过 去 。 一 直 顺 大河 流 的 
和 斜 度 渭 过 去 ， 将 近 一 组 渭 冰 者 ， 我 才 听 出 发 目 那 些 高 丽 孩 子 的 喧闹 。 
现在 想来 ， 这 是 有 趣 的 儿童 心理 。 红 旗 河 是 那样 宽 ， 为 什么 儿 时 的 同 
伴 和 高 丽 孩子 却 都 集中 在 距离 很 近 的 冰 面 上 玩 ， 仿 佛 彼此 有 着 某 种 吸 
引力 ， 而 实在 又 是 第 第 斗 踊 。 为 什么 不 上 下 游 分 开 ， 一 如 这 里 的 冰 面 
特别 宝贵 似 的 。 越 是 嫉 视 ， 每 夜 越 古 束 近 来 往 ， 找 碚 儿 打 架 。 当 时 我 
想 驾 开 那 些 高 丽 孩 子 ， 从 他 们 育 后 滑 过 去 ， 这 得 统一 个 圈 儿 ， 很 明显 
地 会 让 那些 高 丽 孩子 看 出 我 的 规避 。 残 违 育 目 己 的 意 旧 ， 从 他 们 的 滑 
行 阵列 中 打 横 穿 过 去 ， 心 又 胆 愤 ， 又 不 服 软 ， 明 明知 道 这 将 立刻 引起 
所 打 。 那 时 我 巴 望 金 贷 儿 能 注意 我 ， 但 他 十 穿着 滑冰 鞋 癌 上 游 迅 捷 地 
肚 过 去 了 ， 那 神气 是 从 他 一 离 河 岸 承 所 记 我 了 一 般 ， 也 二 记 他 率领 来 


的 没有 沸 冰 圣 的 同伴 ， 引 起 他 注意 的 只 是 下 游 那 些 飞 内 的 黑 影 ， 在 这 
儿 用 钉 有 铁 钉 子 的 木板 “鞋底 ”滑冰 的 集团 ， 全 失去 了 意义 。 只 听 夜 空 
Dake Fa: “还 有 谁 呀 ! ” 那 是 金 锁 儿 的 声音 ， 他 追随 着 一 个 转 
日 围巾 的 影子 间 。 他 们 前 后 相距 两 丈 远 ， 都 征用 一 只 脚 在 冰 上 曲线 形 
飞 内 着 ， 一 会 子 癌 南 弯 ， 一 会 子 回 北 这 。 我 嘴 里 连声 喊 着 : “人 金 锁 
JL! ?实在 他 离 我 半 里 远 ， 明 知 听 不 见 ， 不 过 一 半 是 为 了 回 那 些 高 丽 孩 
子 表示 我 不 只 是 一 个 人 ， 一半 是 想 唤 起 那 群 中 国 孩 子 的 注意 。 那 时 有 
一 个 头 戴 日 帽子 的 高 丽 孩 子 ， 侧 身 正 挡 住 我 的 路 线 ， 他 站 在 那儿 户 着 
我 ， 我 却 不 敢 望 他 ， 怕 眼光 相 触 ， 更 容易 促成 据 斗 。 罕 过 他 面前 时 ， 
我 放弃 了 滑行 ， 勿 促 地 走 起 来 ， 防 备 他 趁 我 消 行 时 给 我 暗 亏 吃 。 


“ 金 锁 儿 ! ”我 巴 望 魏 学 文 能 听见 我 的 招呼 。 因 为 我 逐渐 走 近 那个 
戴 日 千 帽 子 的 高 丽 孩子 了 。 而 且 他 同伴 的 滑行 阵列 现在 散 了 ， 并 停止 
了 哈 笑 ， 顿 然 号 静 ， 表 一 块 儿 围 拢 ， 拥 护 着 那 戴 日 帽子 的 高 丽 孩 子 阻 
拦 我 似 的 ， 都 集 立 在 他 背后 ， 他 们 的 眼睛 都 灼 灼 发 光 ， 珊 着 挑战 的 神 
气 。 念 佛 剖 在 说 :“ 不 许 你 通过 ， 你 要 是 不 改 路 子 ， 想 从 我 们 冰 道 通 
过 ， 束 授 你 。” 他 们 的 喘 量 都 比 我 高 ， 有 的 古 十 五 六 几 ， 他 们 全 戴 着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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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A! ” 那 时 洛 布 达 已 经 在 河 冰 的 雪上 走 着 了 ， 还 闻 串 什么 ! 听 我 一 喊 ， 
束 欢 声 哎 着 跑 来 ， 我 正 想 去 迎接 它 ， 实 在 是 借 机 绕 过 ， 而 魏 学 文 跑 来 
了 ， 用 英勇 的 气势 说 : “还 怕人 他们 怎么 的 。? 我 奇怪 他 的 两 手 怎 么 还 是 
插 在 裤 简 里 。 我 走 过 去 的 步伐 缓慢 ， 那 姿态 是 很 怕 背 后 着 一 拳 似 的 警 
戒 着 。 经 过 戴 日 帽子 的 高 丽 小 学 生 面 前 ， 沉 得 围巾 擦 了 一 下 我 的 手 
痛 ， 它 是 垂 在 他 胸 前 的 ， 还 微微 拌 动 厦 ， 夜 空 仿佛 有 点 风 。 走 过 来 我 
又 回头 望 了 望 ， 他 们 之 间 互 作 声 色 ， 声 色 之 间 是 埋怨 他 们 失去 这 所 打 
的 机 会 似 的， 而 且 纷 纷 同 魏 学 文政 视 厦 ， 不 久 也 就 散 开 ， 又 恢复 他 们 
ART HIB 


后 来 魏 学 文告 诉 我 : “大 老 崔 没有 来 ， 寿 是 他 在 场 ， 刚 才 一 定 打 得 
落花 流水 的 。 我 已 经 市 来 七 世 结 了。 ?还 说 他 吏 用 铁 链 般 的 七 节 革 做 裤 
腰 市 。 到 现在 我 才 知 道 ， 为 什么 他 的 两 手 老生 插 在 入 筒 里 了 。 勾 说 大 
老 信 是 个 高 丽 泗 商 的 儿子 ， 最 霸道 。 我 也 说 我 们 天 井 后 的 大 院落 有 个 
密 嘉 ， 我 和 他 打 过 两 三 次 架 。 我 说 这 话 的 意 轧 ， 并 不 是 向 他 讨好 。 实 
在 呢 ， 私 心 也 真 感激 他 ， 那 种 感激 束 像 痛 作 招呼 说 布 达 时 那 种 要 类 的 
程度 相等 。 


谈话 时 我 们 俩 手 拉手 装着 ， 我 们 都 感到 未 曾 有 的 愉快 。 我 们 都 议 
酬 在 这 友谊 里 了 。 他 告诉 我 ， 再 过 五 年 他 殉 高 等 小 学 毕业 了 ， 要 去 考 
讲 武 党 ， 或 是 去 投 军 ， 将 来 出 征 去 讨伐 。 我 非常 疲 苔 他 ， 就 说 : “我 明 
年 也 要 入 学 校 了 。? 我 朵 愧 目 己 说 不 出 将 来 的 志愿 ， 因 为 我 没有 这 些 名 
识 ， 殉 连 法 学 院 毕 业 可 以 做 推 事 官 都 不 知道 。 


“我 的 寒假 作业 还 没 做 呢 ， 寒 假 瑟 快 要 完了 。” 魏 学 文 低头 望 厦 脚 
Ui, “WEES T° RATE OR, “你 看 ， 那 惑 是 我 们 的 


学 校 。 


我 们 部 停 住 了 。 北 岸 展开 一 片 清楚 的 城市 的 夜景 。 我 不 知道 什么 
时 候 ， 月 竞 葛 来 到 我 们 涉 上 了 。 星 空 明朗 ， 展 在 我 们 眼前 的 ， 是 远 处 
的 城墙 。 那 城墙 的 域 口 ， 一 个 个 排列 着 。 墙 外 是 块 黑 森森 的 树林 ， 梳 
叶 间 挂 着 委 ， 墙 里 望 得 见 一 两 根 神 直 的 旗杆 ， 再 远 一 些 就 是 一 个 误 符 
的 红 灯 了 ， 念 佛 巷 在 半空 的 气球 一 样 。 魏 学 文 手指 的 方向 是 城 东 北角 
沙 ， 一 片 掩 盖 着 日 雪 的 屋顶 。 那 些 屋 顶 的 烟 身 ， 黑 影 倒立 ， 有 长 有 
短 。 隐 在 这 片 日 屋顶 的 末端 ， 古 几 株 排 立 的 日 杨 树 尖 ， 那 么 鸳 远 ， 近 
乎 夜 的 天 降 了 。 魏 学 文 说 有 日 杨 树 的 地 方 ， 整 古 县 立 高 等 小 学 的 院 
子 ， 排 列 在 课室 两 以 外 的 。 帮 十 落雪 日 子 ， 他 们 整 不 到 操场 去 作 朝 
会 。 束 站 在 有 日 杨 树 这 个 院落 的 两 廓 排队， 校长 束 站 在 两 排 日 杨 树 夹 
峙 的 石 铺 走道 上 训话 。 最 后 我 们 发 沈冰 道上 已 经 没有 一 个 人 影 了 。 而 
我 们 还 没 离开 红旗 河 ， 束 听见 东城 传 来 的 教堂 的 钟 声 。 


次 布 达 在 我 们 前 面 跑 厦 。 等 分 手 ， 魏 学 文 对 我 说 :“ 明 天 来 找 你 们 
哪 ! >” 


“你 在 后 天 并 喊 我 一 声 就 行 ， 可 别 在 前 院 喊 ， 怕 我 妈 听 见 。” 我 
说 。 


这 晚 留 在 我 脑 里 最 深 的 印象 是 “ 讲 武 党 “寒假 作业 ”“ 朝 会 "这 些 子 
眼 儿 ， 以 及 立 在 城 东 北 的 白杨 的 排列 ， 那 些 高 丽 孩子 集聚 一 起 的 威胁 
ARIE ° 


四 


我 估 在 后 天 井 的 板 壁 上 轻 轻 招呼 了 一 声 ， 和 价 婆 就 悄悄 打开 门 ， 低 
声 说 : “怎么 这 样 晚 才 回来 ， 要 是 你 召 知 道 ， 又 该 受罚 了 。” 


“ 姥 女 ， 我 告诉 你 。” 她 就 把 耳 示 全 在 我 的 嘴巴 前 。 我 整 秘 密 地 告 
诉 她 到 红旗 河 去 了 。 


“这 孩子 可 不 得 了 ..… 洛 布 达 昵 ? ” 


我 知道 她 有 点 吃惊， 答 声 :“ 在 后 边 。” 束 连 实 市 跳 地 跑 开 了 。 我 
征 非 凡 的 愉快 ， 还 没 进 符 屋 ， 昕 见 母 杀 愉 快 的 声音 ， 从 那 声音 里 可 以 
AE Soo EME TT, OOK REID, BR PS AGE hth ee) LE | 
K-PHA, RARER ACME, RRM ADFOT, SFIS 
一 个 手指 ， 站 在 那儿 学 走路 。 我 不 目 主 地 叫 了 声 : “ 妈 ! ”仿佛 我 有 要 
紧 的 事情 吐露 似 的 ， 及 至 母亲 同 我 注目 ， 我 又 不 敢 说 了 。 母 亲 的 眼睛 
也 仿佛 注意 到 我 的 脸色 是 异样 的 兴奋 ， 说 道 :“ 又 和 谁 玩 去 了 ? ” 


说 话 的 声音 很 喜欢 ， 我 知道 母亲 今 晚 的 心情 是 愉快 的 ， 在 这 时 候 
忠 是 做 错 了 什么 ， 也 不 会 受 责 鹿 。 她 询问 时 ， 只 注意 我 ， 两 手 依然 很 


高 地 举 着 ， 那 神气 是 一 听 我 说 完 束 依旧 教导 殉 克 走路 的 。 那 时 候 洛 布 
DBR, APRA, SSB, tere 
人 述说 这 次 愉快 的 旅行 似 的 。 


这 是 我 第 一 次 对 母 杀 没有 说 出 想 要 说 的 话 ， 要 保守 着 上 自己 的 秘 
， 而 且 我 的 愉快 埋 在 心里 ， 那 时 又 是 多 么 难受 哇 ! 小 三 点 在 这 年 冬 
， 整 日 耻 估 在 色 里 ， 或 是 盘 暴 在 厨房 的 灶 口 芳 取 暧 。 有 太阳 的 晴 
, EVA, MERA AR, EMS, PAARL ME ERS 
TERA HAKe, Reema: “US! 次 布 达 醋 小 
点 的 耳 林 呢 ! 怎么 小 三 点 不 愿 和 它 玩 了 ? 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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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 时 和 母 杀 把 殉 克 放 在 膝盖 上 ， 义 叫 我 靠近 去 ， 要 查看 我 是 轮 冻伤 
的 部 分 ， 说 是 : “再 硅 是 从 外 边 走 进来 ， 别 烤 火 。” 母 杀 虽 是 这 么 说 ， 
眼睛 却 注 意 地 户 着 我 的 面部 ， 鹿 着 我 的 眼睛 。 她 那 眼 光 充 满 了 爱抚 。 
口 里 还 人 妃 嘱 :“ 听 到 没有 ? ” 却 用 手 把 我 的 额 发 癌 后 拢 去 。“ 长 这 么 大 
了 ， 回 到 海南 去 ， 你 姥 女 看 见 该 多 么 襄 欢 哪 ! "Nut, “alo, RAS 
AUD... BiB TG...” 


“ 妈 ! 小 三 点 怎么 没 长 大 束 老 了 呢 ?” 

“小 三 点 吏 是 那么 大 ! BER AFA BE 
“ 洛 布 达 呢 ? ” 

“ 洛 布 达 刚 四 妇 。” 


“= AUR? ” 


“小 三 点 八 九 多 了 。 "母亲 放 开 手 说 , “ARR aA ° ” 


我 在 母亲 说 话 时 ， 束 书简 在 蚁 上 了 ， 两 手 环抱 痢 她 。 现 在 我 坐 起 
来 ， 两 腿 爱 在 臂 后 ， 那 时 候 ， 突 然 传 来 喊 门 声 ， 我 惑 高 声 应 着 说 : “来 
T ° "BE RRL © 


回来 的 是 父亲 ， 戴 着 高 装 的 狐 皮 围 领 ， 进 门 解 开 它 就 吁 出 一 口 
气 。 那 吁 气 声 是 父亲 从 严寒 的 外 面 走 进来 时 ， 我 所 常 听 到 的 ， 尤 其 是 
落雪 的 日 子 。 


“都 十 点 钟 了 ， 你 这 个 公子 ， 还 不 去 睡觉 。” 父 亲 第 一 句 话 束 是 问 
我 说 。 说 话 时 ， 有 眼光 疝 我 咽 笑 地 注视 。 


我 望 望 母亲 ， 意 思 是 母亲 能 代 我 说 话 ， 然 而 母亲 的 脸色 ， 在 父亲 
初 进 屋 那 瞬间 ， 吕 变 作 冰 冷 。 仿 佛 暖 气 给 父亲 融 进 的 风 吹 散 了 ， 并 且 
不 向 父亲 看 ， 尽 是 低 着 头 同 殉 克 说 :“ 怎 么 ? 还 想 玩 。” 那 口气 也 就 疲 
PEAKE T° 


我 记 起 来 ， 父 亲 和 母 亲 为 了 居留 的 问题 ， 很 久 束 不 交谈 了 ， 彼 此 
从 早 到 晚 都 不 打招呼 。 这 天 晚上 ， 父 亲 罕 着 深蓝 色 库 维 面 的 狼狗 皮 
#2, ID bia NSS, Etre UL LS o MK 
UES SK AE SHEA MDA TSR: EWE? 睡 了 吗 ? ”在 这 时 
(Re, HEETERR IY ee (EE AY ° BERRA ADEE Aah, Fl emE RAL, 
(Re hi EEE L © SCOR ASE Sh ALAR A a, WP: “你 看 
看 ， 你 娘 多 人 么 会 装模作样 啊 ! ”就 说 :“ 连 儿 ， 把 袍 子 给 爸爸 挂 起 来 | 
RAB xe (EZ PR | 不 认识 吗 ? ” 


我 把 袍 子 接 过 来 ， 眼 睛 还 是 望 痢 父亲 ， 和 觉得 父亲 十 喝 醉 了 ! 他 是 
很 少 望 着 我 笑 的 。 往 日 ， 除 了 阴沉 ， 还 是 阴沉 ， 并 且 只 注意 他 日 常 不 
离 手 的 水 烟 袋 ， 其 他 任 什么 全 都 望 不 见 似 的 ， 任 什么 都 失去 了 存在 的 
意义 似 的 。 可 是 现在 他 满 脸 洋 汶 着 红 光 ， 仿 佛 阴云 日 久 的 天 空 ， 顿 然 
变 成 晴空 万 里 的 春季 似 的 ， 太 阳 放 光 了 ， 我 也 束 像 墙角 落 的 小 革 ， 受 
着 这 阳光 的 沐浴 欣欣 然 了 。 


“你 几 岁 了 ? ”父亲 两 手 拉 过 我 的 两 手 去 。 

“8 |” 

“七 岁 了 蚜 ! 人 家 七 岁 都 上 学 校 读 书 了 ， 你 呢 ? » 
“我 也 要 。” 


“你 要 什么 ? 你 要 和 洛 布 达 作 页 伴 哪 ! 不 是 吗 ? 你 要 蹲 灶 口 帮 着 老 
信 烧 火 呀 ! 你 也 知道 要 读书 吗 ? ” 

“知道 。” 我 补充 着 说 , “Bebe Tb, BLA, ROR AEB 
HATER! ” 


“哎呀 ! 你 真 不 得 了 呢 ! 还 想 带 军队 呀 ! 真是 了 不 起 ， 了 不 
起 。” 父 杀 说 话 时 问 母 亲 望 了 三 次 ， 仿 佛 让 母亲 听 听 我 的 志 辣 。 实 在 
We! 父亲 想 和 母亲 讲 和 了 ， 只 从 他 那 望 母亲 的 神色 上 ， 融 可 以 看 出 父 
亲 之 所 以 和 我 谈 着 玩 儿 ， 完 全 是 有 意 取 悦 母 亲 。 可 是 母亲 做 出 完全 没 
有 感觉 的 神气 ， 既 不 同 父 杀 看 ， 也 不 同 我 望 。 


“了 不 起 ， 了 不 起 。” 父 亲 重 复 着 义 说 一 裔 ， 仍 然 没 得 到 母 杀 的 注 
视 ， 束 结束 道 ,“ 明 年 一 定 送 你 到 学 校 去 ， 到 炼 上 睡 去 吧 。” 然 后 抽 着 
水 烟 ， 开 始 朵 母亲 说 话 了 : “你 看 不 愿意 回 海南 家 ， 咱 们 融 在 这 里 落户 
吧 ! 明年 送 连 儿 入 学 ， 唱 们 住 在 这 里 也 不 合适 ， 你 知道 咀 们 这 几 间 临 
街 房子 卖 挥 了 ， 以 后 得 租 人 家 的 房子 住 了 。” 


直到 现在 母亲 才 回 父亲 望 了 望 ， 仿 佛 不 明日 他 所 说 的 话 一 样 。 


“ 咀 们 有 万 把 块 钱 金 票 的 债 呀 ! POOR UL, “你 想 明 年 开春 还 得 一 笔 
大 亚 子 开 文 ， 我 想 让 人 金 乘 涯 到 墨 顶 山 去 经 管 曼 苑 ， 那 里 离 着 高 丽 近 ， 
一 过 图 们 江 束 是 高 丽 屯 子 ， 多 招 高 丽 地 户 开 殴 ， 三 年 不 要 租 ， 还 得 供 
他 们 吃 粮 。 这 得 多 大 一 笔 现 款 癌 里 填 哪 ! 用 是 跨 们 回 海南 去 呢 ? 把 那 


JL AS, REI TAB A, ARES 
千 亩 地 的 财主 吗 ? 你 想 .…… 


母亲 说 : “人 金 乘 湖 傍 晚 来 过 ! ” 


“来 了 吗 ? "父亲 得 不 到 回话 又 说 , “你 还 孩子 气 呢 ! 你 说 怎么 样 
吧 ! 我 听 听 。” 


“我 是 不 想 回 去 。 你 们 分 儿 俩 愿意 怎么 的 束 旦 么 的 ， 我 不 管 ， 也 不 
原意 让 人 家 管 。” 


“不 回去 怎么 样 呢 ? 在 这 关东 住 一 奉子 吗 ? ” 


“ 住 一 辈子 。” 
“你 呢 ? 公子 ! ” 
“我 和 妈 住 在 一 块 儿 ! ” 


“好 吧 | ”父亲 笑 着 说 , “你 们 娘 儿 俩 住 在 这 儿 吧 ! 给 你 们 留 下 那 块 
莞 地， 你们 经 营 去 吧 ! 我 可 不 想 操 心 。 我 一 个 人 到 青岛 去 住 了 。 就 这 
样 ， 睡 去 吧 ! 去 ! 你 还 坐 在 我 旁边 做 什么 ， 坐 在 你 娘 身边 去 吧 ! ” 那 时 
举 婆 走 进来 了 ， 她 每 晚 就 究 前 来 安置 别 列 器 的 底火 ， 就 是 说 加 入 大 块 
的 煤 ， 再 用 灰 埋 培 起 来 ， 那 样 就 能 使 炉 火 的 温度 保持 到 黎明 。 父 亲 就 
问 她 说 : “ 崔 婆 你 呢 ? >” 

“我 那 不 是 者 猪 杂 碎 吗 9 * 崔 婆 的 耳 洒 有 点 重 听 ， 这 是 半年 前 的 事 
青 ,，“ 烧 了 有 1 普 特 沁 木 样 子 ， 刚 从 锅 里 捞 出 来 。 今 天 晚上 若是 变 天 


气 ， 还 想 做 肉 冻 ， 也 不 知 明 年 是 什么 年 成 ， 腊 月 底 了 反而 暖和 起 
来 .….. 老 财 东 又 是 喝 了 酒 ， 笑 我 嘴 轨 啦 。” 


“年 嚼 咕 都 预备 好 了 吧 ! ”父亲 说 。 


一 = 


“都 预备 好 了 呀 ! RACE > SE, ANAS, BAY 
aA °c BULA DAR, TLTILT, CRORE TILT, AR 
RAIL SAFE! BT, RIN JL ar AAR Eth a 
水 泡 上 了 ， 可 十 我 没 买 鲤鱼 呢 ! 在 明 们 前 边 摆 鱼 摊 子 的 老 方 ， 过 人 小 年 
还 不 送 三 尾 五 尾 的 。 虽 没 见 他 那样 的 人 ， 送 礼 早 束 该 送 了 。” 


“你 就 是 这 样 ， 不 该 管 的 也 管 ， 自 己 买 几 条 好 了 吧 ! > 
“真是 老 财 东 说 的 。” 岩 小 笑 着 ，“ 我 看 着 这 些 说 大 话 使 小 钱 的 人 就 


生气 ， 要 是 咀 们 租 给 谁 ， 哪 介 香 纸 摊 呢 ! 除了 租 银 还 得 送 挂 小 鞭 给 连 
JURE! 这 可 倒 好 ， 租 钱 不 要 ， 连 鲤鱼 也 不 送 一 尾 来 .2 


“你 不 是 型 好 炉子 了 吗 ? BARBIE! BT AML o "BER UE 


“Aa SG, AGN, SORA RO te MARE Toc "eee 
走出 去 的 时 候 ， 辐 我 示意 ， 赶 快 到 厨房 去 。 我 播 了 播 头 ， 表 示 爸 爸 见 
BOR OL EIB A ° 实际 我 想 睡 觉 了 。 可 是 义 奇 怪 汶 效 想 叫 我 到 局 
房 去 做 什么 呢 ? 还 听见 赃 姿 在 外 间 张 逐 将 布 达 的 声音 。 终 于 耐 不 住 ， 
BLT ETE PWT ° 


原来 金 乘 调 送 给 能 交 十 尾 青鱼 ， 一 把 烟叶 ， 三 块 高 丽 年 糕 。 因 为 
他 们 是 有 着 债 主 和 贷款 人 的 关系 ， 按 照 中 国 习 惯 ， 着 年 过 节 是 少不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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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。 我 进 屋 时 ， 她 吏 说 : weIANZ, RT UCR T° "HF APSE 
开 ， 还 得 眼 望 着 我 吃 完 ， 又 用 手巾 把 我 嘴角 和 手指 的 油 用 氛 净 ， 才 等 
心地 说 : “AME! 乖 孩 子 。 "我 感觉 到 那 眼 光 是 怎样 地 看 着 我 ， 仿 佛 我 
离开 厨房 ， 她 还 会 定 定 地 望 着 空间 ， 一 如 我 的 背 同 着 她 正 往外 走 一 
样 。 


1.， ”年 鄙 咕 ， 东 北 过 年 时 准备 的 各 式 美 味 佳 厦 。 一 -编者 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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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章 


除夕 夜 的 挑战 


年 前 那儿 天 叉 闫 寒 起 来 ， 母 杀 履 室 的 玻璃 窗 上 整 天 结 着 一 层 逢 ， 
院外 的 任 什么 景色 都 望 不 见 。 这 样 的 天 气 ， 我 吏 越 发 寂 介 ， 坐 在 迷 上 
不 是 在 玻璃 窗 上 画 字 玩 ， 吕 是 陪伴 区 区 嬉戏 。 在 玻璃 窗 上 用 指甲 不 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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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 结 为 一 层 霜 ， 因 为 室外 太 寒 冷 了 ， 而 室内 的 煤 炉 又 太 暧 ， 融 是 把 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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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亲 终日 忙 着 针线 ， 大 部 分 是 殉 克 过 年 的 穿戴 ， 目 然 没 有 工夫 障 
我 玩 机 。 只 有 克 克 睡 了 的 时 候 ， 我 稍微 一 挪动 ， 母 杀 束 小 声 说 :“ 别 辜 
着 她 ， 她 刚 睡 。” 正 如 一 般 忙 针线 的 母 杀 那 样 珍 贯 孩子 的 睡眠 时 间 ， 为 
的 是 那 一 刻 珍 贯 的 安静 。 当 我 一 个 人 玩 肛 了 的 时 候 ， 束 搬出 我 的 香烟 
卡 图 的 至 库 ， 一 张 一 张 地 排列 在 蚁 上 ， 挑 选 情调 相同 的 摆 在 一 起 ， 尽 
如 “烟台 海景 "和 "“ 姑 苏 夜 航 ? 配 成 对 ,“ 红 拂 夜 磷 ”和 ?多 多 拜 月 " 放 在 一 
起 。 


父亲 回来 了 ， 市 着 一 个 俄国 商人 ， 这 商人 走 刘 不 林 斯 基 的 助手 ， 
跟着 刘 不 林 斯 基 来 过 一 次 。 父 亲 说 ， 房 产 已 经 卖 给 他 ,今天 是 来 点 收 
家 具 的 ， 凡 是 店 里 的 物件 全 编号 ， 贴 上 有 俄国 字 的 标记 。 那 俄国 人 体 
格 魁 格 ， 叉 罕 着 尼 古 拉 制 的 军 洲 冬 大 衣 ， 胸 前 两 排 铜 扣 ， 后 背 开 被， 
腰 以 下 很 宽阔 ， 这 注 酒 的 逆 束 ， 们 然 是 一 个 英俊 的 退伍 轻骑 兵 。 他 不 


断 地 和 父 杀 谈 着 话 ， 我 清楚 地 听见 他 们 在 窗 室 前 的 门市 部 里 的 走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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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亲 的 神色 不 安 ， 仿 佛 我 们 的 家 产 是 给 刘 不 林 斯 基 查 抄 了 似 的 ， 
时 时 停 下 剪刀 来 。 这 时 内 婆 悄悄 进来 了 ， 从 她 的 脸色 上 看 出 这 是 一 件 
不 幸 的 交易 。 


“是 来 点 收 的 吧 ? "她 小 声 问 « 
FUE! 问 什么 ? "母亲 仿佛 忌讳 说 这 些 似 的 。 
“不 知道 那 架 类 水 过 可 也 归 在 里 头 没有 ? ， 


母 杀 不 说 话 ， 脸 色 微 日 ， 尽 目 低 头 裁 着 克 克 的 化 布衣 料 。 我 知道 
储 效 问 的 是 那 把 红 铀 的 煤 水 壶 。 那 煤 水 壶 是 纯粹 俄罗斯 式 的， 高 狠 ， 
圆 简 型 ， 三 只 脚 ， 一 个 融 开 关 的 目 来 水 式 壶 嘴 ， 上 端 是 壶 兰 打 开 可 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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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 井 那 间 厢 屋 里 了 ， 还 有 母亲 的 您 化 盆 ， 以 及 从 前 住 韩 四 娘 大 院落 
时 ， 布 置 客 室 的 贯 重 家 具 。 汲 效 走 出 去 还 说 : CAUCE Rit, ABA 
铜 水 壶 带 到 山东 去 ， 街 坊 邻居 有 个 红 白 形 喜 事 的 时 候 ， 用 用 ..….…... 那 铜 
料 是 多 厚 哇 ! 有 一 块 详 钱 厚 呢 ! ” 


等 她 走出 去 ， 我 发 觉 母 亲 的 眼睫毛 间 有 泪 光 了 。 
<a, | » 


“做 什么 ? ” 


我 瑟 角 多 到 母亲 的 膝 上 ， 和 母亲 抚摸 着 我 的 头发 说 :“ 上 靠 着 我 做 什 
A? 到 那 边 去 玩 。 去 把 香烟 牌子 拿 出 来 ， 刚 才 你 不 是 在 那 摆布 吗 ? ” 母 
亲 说 话 的 声音 是 柔和 的 。 我 当时 不 知道 母亲 的 眼 睫 间 为 什么 有 泪 ， 以 
为 我 们 穷 了 ， 会 给 刘 不 林 斯 基 赶 出 来 了 。 可 是 后 来 才 知 道 ， 我 们 的 商 
店 部 出 去 得 到 一 万 二 千金 票 ， 这 笔 球 束 古 用 来 文 付 开 盟 黑 顶 山 那 些 高 
丽 农 户 的 用 费 的 ， 而 且 家 业 一 点 没有 损失 ， 不 知道 母亲 当时 有 什么 感 
触 。 那 时 母 杀 依旧 藤 着 布 ， 仿 佛 不 知道 眼睫毛 间 挂 奢 泪 ， 等 到 泪珠 儿 
旋转 欲 往 了 ， 才 用 握 衣 的 手 育 控 去 。 我 听见 父亲 和 刘 不 林 斯 基 的 助手 
走出 去 了 ， 束 义 匆 匆 地 来 到 窗台 前 。 辣 玻璃 窗外 望 ， 只 见 父亲 的 旱 子 
敏 厦 ， 我 看 出 那 症 由 于 院子 的 气 奶 寒冷 ， 神 气 则 却 内 炊 着 一 种 愉快 和 
兴 盏 的 混合 感 。 


“ 妈 ! "我 伏 在 玻璃 上 说 , “他们 到 三 屋 堆栈 里 去 了 .…… 鹤 姿 给 他 们 
开锁 了 。” 


母 杀 不 作 声 。 确 乎 思索 什么 似 的 ， 现 着 深思 的 人 连 外 界 的 存在 都 
乐 记 的 神气 。 虽 然 蔓 布 的 声音 味 味 作 啊 ， 我 相信 母亲 那 瞬 间 似 乎 也 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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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妈 ! 我 们 还 住 在 这 儿 吗 ? » 
“ 住 在 这 儿 。， 
“那么 爸爸 说 把 房子 卖 挤 了 。， 


母亲 应 声 : “ 呵 ! ” 
我 又 问 :“ 卖 把 了 我 们 不 搬 吗 ? ” 
chil 


“ 搬 到 哪儿 去 ? ” 


“小 孩子 老 是 问 什么 ? ”母亲 说 ,， “你 不 好 好 温习 你 的 功课 ， 你 爸爸 
办 完事 ， 又 该 责备 你 背 不 熟 书 了 。” 


“ 妈 ! 咱们 过 年 回 山 东 去 吗 ? ” 
母亲 望 了 我 一 眼 阅 : “你 跟着 你 爸爸 回去 吧 ! 我 和 克 死 留 在 这 


里 
“不 o 3 


“RARE! "母亲 每 当 我 这 样 表示 时 ， 眼 睛 里 殉 内 着 微笑 ， 而 且 
这 微笑 是 那么 慈爱 。 从 我 的 话 里 母亲 得 到 了 最 大 的 安奈。 母亲 放下 于 
让 我 过 去 说 : “我 问 问 你 ， 你 爸爸 让 你 去 呢 ? ”我 不 去 。” 又 让 我 再 说 
iid EMRE EE SWE? 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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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 算 在 里 边 了 。” 


“ 算 在 里 边 就 算 在 里 边 吧 ! 反正 那些 花 身子 已 经 早 本 死 了 。* 母 亲 
又 拿 起 针线 来 说 ，“ 你 别 跟 在 他 们 背后 转 来 转 去 呀 ! ” 


“我 没有 ， 我 是 给 他 们 开门 ; 厨 屋 里 还 有 些 鸡 泡 ， 想 做 鸡 冻 ， 哪 有 
闲 至 跟着 转 呢 ! ” 伏 效 说 这 话 的 口气 ， 又 恢复 往日 那 种 健康 人 的 啊 亮 声 
音 了 , “眼看 快 到 大 年 晚上 啦 ! 又 得 搬家 动 灶 的 ! ” 


她 是 想 引 母亲 说 几 句 话 ， 想 知道 确实 迁 动 的 日 期 ， 然 而 母亲 没有 
作 声 。 


这 一 天 的 晚上 ， 父 杀 和 母亲 又 吵 嘴 了 ， 这 征 年 前 第 二 次 的 吵 嘴 。 
开始 的 时 候 ， 父 亲 有 是 很 愉快 的 。 他 告诉 母亲 ， 所 有 的 家 具 连 母亲 心爱 


的 布置 客厅 的 时 几 什 么 的 全 疯 出 手 了 。 这 愉快 不 只 是 由 于 实现 父亲 回 
家 乡 的 愿望 ， 又 除去 一 层 障碍 ; 还 由 于 他 今天 得 到 机 会 温习 了 一 次 俄 
国 话 ， 正 像 一 个 运动 健将 ， 别 离 球场 已 经 日 久 年 深 ， 一 旦 有 机 会 再 显 
身手 ， 而 且 觉 得 目 己 的 技 乙 并 没有 生 朴 的 人 一 样 ， 那 愉快 是 从 心 的 深 
处 大 放出 来 的 。 可 征 母 亲 并 不 去 听 他 那 愉 快 的 叹 电 。 她 以 前 听见 花 盆 
Tr AATEC LA FE PEAR, EERE TR tt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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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 杀 已 答应 她 在 这 城市 里 落户 ， 现 在 连 布置 客厅 的 什 物 都 元 出 去 了 ， 
可 见 他 完全 是 戏 谈 ， 一 点 久居 的 意思 都 没有 。 


“把 那些 家 私 兑 出 去 做 什么 ? "母亲 说 ， 眼 区 做 出 不 了 解 的 神气 ， 
可 是 我 看 出 母亲 是 气 钳 的 ， 所 以 问 的 口气 这 样 平淡 ， 为 的 是 加 重 她 准 
备 的 第 二 句 话 的 口气 。 


“做 什么 ? ?父亲 讽刺 地 笑 着 说 , “你 问 的 倒 古 怪 ， 不 竞 出 去 留 着 做 
HA? 你 还 想 在 这 里 住 一 辈子 吗 ? ”老实 说 ， 我 不 满意 父亲 那 种 讽刺 性 
的 笑容 。 我 是 更 和 母亲 接近 了 ， 我 喜欢 母亲 反抗 。 大 是 别人 对 我 母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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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亲 说 “我 不 愿意 和 你 说 话 了 。 你 欢喜 怎么 样 就 怎么 样 ， 你 欢喜 
回 海南 家 去 ， 你 就 把 孩子 们 都 带 去 ， 那 套红 木 家 具 可 得 给 我 留 下 。" 当 
父亲 进来 时 ， 母 亲 为 了 听 父 亲 说 什么 ， 曾 经 把 裁 克 克 衣 兹 的 剪刀 放 
下 ， 现 在 就 又 拾 起 来 ， 表 示 她 已 经 不 再 在 这 问题 上 争执 了 ， 这 问题 已 
经 解决 了 。 


父亲 还 是 微笑 地 望 厦 母 亲 ， 那 眼光 仿佛 说 : “什么 使 你 那么 气 呢 ? 
你 看 我 并 没有 看 重 你 的 层 怒 ， 我 是 愉快 的 ! ?当时 我 觉得 父亲 对 母亲 一 
护 也 不 仁 珑 ， 为 什么 还 气 母 亲 呢 ?和 母亲 是 最 痛 屎 这 种 微 突 的 ， 也 整 埋 
着 眼睛 不 让 这 笑容 侵入 目 己 的 视觉 里 。 我 是 深 深 地 爱 着 母亲 ， 我 不 知 
道 怎 么 摸 弄 起 母亲 的 手工 来 。 母 亲征 那么 历 声 地 说 : “你 乱 动 什么 ? 睡 


去 ! ”声音 是 那么 震 耳 ， 我 不 由 得 全 里 一 颤 。 念 佛 母 杀 也 党 到 我 惊 您 异 
常 的 脸色 了 ， 接 着 说 :“ 老 的 给 我 气 受 ， 小 的 也 给 我 气 受 。” 这 话 的 语 
气 市 着 合 泪 的 成 分 ， 又 目 语 似 的 说 :“ 殉 克 长 大 了 ， 就 古 卖 给 人 人 家当 
头 ， 也 不 做 偏 房 1 ”接着 ， 母 亲 用 手绢 蒙 住 了 眼睛 。 我 束 抓 住 母亲 的 手 
辟 向 下 拉 ， 让 母 杀 的 双手 离开 眼睛 ， 当 时 我 只 能 这 样 宽 慰 。 我 还 小 声 
呼唤 着 “ 妈 ”， 而 且 声音 也 含 着 泪 了 。 


父亲 说 ; “去 拿 来 你 的 《论语 》 。” 


我 不 知道 父亲 为 什么 侦 在 这 时 候 ， 让 我 育 书 。 又 说 : “你 望 着 我 做 
HA? 你 听见 没有 ? 拿 《论语 》 去 ! ” 


到 现在 我 才 知 道 为 什么 和 人 呈 立 小 学 以 后 ， 我 束 不 愿意 在 家 里 逗留 
一 刻 钟 了 。 不 只 古 外 面世 界 的 诱 恶 ， 不 只 是 有 着 使 我 乐 而 起 返 的 同学 
做 伙伴 ， 主 要 的 还 是 我 的 家 庭 里 没有 温暖 气 ， 无 论 兴致 怎样 好 ， 一 回 
到 家 就 给 败坏 了 ， 正 像 床 上 有 个 病人 的 屋子 一 样 ， 不 管 你 是 怎样 的 一 
个 不 懂事 的 孩子 ， 只 要 站 在 这 屋子 里 ， 你 说 话 的 声音 也 不 得 不 放 低 ， 
脚步 不 得 不 缓慢 ， 这 肃 静 的 气氛 是 深 深 地 妨碍 着 心情 的 舒 放 ， 可 是 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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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 这 样 。 

因此 我 的 整个 脑子 义 给 《论语 》 占 据 去 了 。 临 睡 前 ， 我 还 得 认 熟 


三 页 新 的 课程 。 我 蹲 在 窗 的 一 角 ， 默 诵 着 ， 不 久 束 打上 脐 睡 了 ， 这 晚上 
父亲 对 母亲 说 过 什么 ， 我 网 没有 注意 了 。 


第 二 天 ， 和 母 杀 的 脸色 可 是 冰冷 的 ， 而 父 杀 的 面容 也 不 再 是 嬉笑 的 
了 。 父 亲 的 计划 是 遭遇 到 一 个 严重 的 阻碍 了 。 一 个 风趣 的 司机 ， 几 次 
发 现 他 载重 汽车 的 发 动机 有 毛病 了 ， 儿 次 都 是 吹 厦 口哨 ， 完 全 有 把 握 
能 很 快 地 修理 起 来 ， 再 遇见 它 停 止 转动 的 时 候 ， 还 会 说 名 俏皮话 :“ 你 
征 有 意 和 我 揭 乱 哪 ! ”可 是 当 他 发 现 ， 这 次 是 超 乎 他 的 修理 能 力 了 ， 他 


得 望 痢 它 转圈 于， 一 切 变 成 被 动 了 的 时 候 ， 他 那 眉 额 也 束 产 重地 扭 结 
起 来 ， 而 且 激 恼 了 。 


父亲 就 是 这 样 激 恼 着 的 ， 相 反 和 母亲 倒 很 平静 ， 可 以 看 出 母 杀 对 目 
己 的 主意 是 多 么 坚决 。 她 平静 地 指挥 促 效 把 货 栈 里 的 家 用 木 套 点 清 
楚 ， 堆 在 院 中 心 。 又 命令 雇 的 短工 先 一 日 搬 到 外 院 那 个 有 大 院落 的 洋 
章 房 于 里 去 ， 就 古 密 嘉 隔壁 ， 从 前 收容 过 白 俄 住 答 的 洋 草 顶 的 房子。 
在 以 前 又 做 过 谷 仓 ， 这 房子 是 和 密 嘉 的 房子 相通 的 ， 在 我 们 搬 过 去 之 
后 ， 才 知道 古 分 隅 开 两 个 小 院落 了 。 


父 杀 在 母 杀 指挥 搬 动 家 具 的 时 候 ， 一 直 站 在 屋子 中 心 网 外 望 厦 。 
我 在 院 心 清 清 楚楚 看 见 玻 璃 窗 里 的 父亲 的 面 影 ， 那 脸色 是 肃 静 的 。 父 
杀生 望 厦 站 在 院 心 的 母亲 ， 而 母亲 几 次 转身 都 不 同窗 里 注意， 但 那 是 
故意 避讳 ， 仿 佛 母 杀 实 在 也 望 见 窗 里 的 那 激 恼 而 又 严肃 的 面 影 了 。 


储 姿 对 母亲 说 话 ， 市 着 讨好 而 谨慎 的 口气 。 每 次 母 杀 对 父亲 生气 
的 时 候 ， 瞧 小 都 是 用 这 样 意 慎 的 口气 向 母亲 说 话 的 ， 而 平常 她 是 站 在 
RANGE, IER SILER A, OF RUT GEARS 
把 主妇 放 在 其 次 的 地 位 ， 可 征 遇 到 主妇 目 主 地 做 某 一 件 事 ， 而 又 明知 
道 这 是 和 主人 的 意见 相 违 背 的 ， BORAT ASI, the ie 
听从 主妇 的 指使 了 。 和 从 小 那 时 候 说 :“ 今 天 天 气 还 好 ， 一 个 下 半 阿 就 扳 
完了 。” 广 说 :“ 窑 是 今 晚上 那 边 没 和 人 住 ， 还 得 找 把 锁 ， 锁 门 。” 她 是 那 
么 小 心地 观察 着 母 杀 的 神色 ， 而 又 装 作 她 并 不 知道 父亲 和 母亲 吵 过 
嘴 ， 痛 作 她 所 知道 的 是 这 迁 动 完全 出 于 父亲 的 和 意思， 母亲 仅仅 辅助 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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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 具 。 好 久 ， 才 说 : “这些 灰尘 ， 得 用 毛巾 沾 着 水 擦 干 疤 再 搬 。” 那 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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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 又 作弄 洛 布 达 做 什么 ? ”父亲 的 眼光 和 怒气 移 到 了 我 的 号 上 。 


“ 它 老 是 想 朝 外 跑 。” 我 说 。 
“ 放 开 它 ; 让 它 跑 吧 1 » 


我 是 怎样 的 颓 起 啊 ! 我 已 经 阻截 了 好 儿 次 ， 才 把 它 赶 进 大 茶 箱 做 
的 久 里 去 的 ， 现 在 整 这 样 轻 易 地 把 阁 布 达 放 走 了 ， 它 在 院 心 摇 摊 着 尾 
巴 ， 向 空 跳跃 了 一 下 ， 叉 拌 拌 身上 的 草 叶 ， 就 跑 到 门 外 去 了 。 


储 普 那 时 在 厨房 1] 口 尝 毛 巾 ， 她 十 准备 换 一 金水 来 氛 木 右 的 。 我 
望 见 她 回 脸 同 我 盯 一 上 腿 ， 意 思 是 让 我 县 开 父 杀 到 她 那儿 去 。 然 而 我 望 
着 她 ， 一 点 也 不 挪动 ， 还 是 项 素 地 站 在 大 茶 箱 卷 边 。 


“你 在 那儿 做 什么 ? ORS... IR! ”父亲 问 我 奔 过 来 ， 我 突然 放 
MBAR BMA, , kes AMARA A EM ! 没有 一 个 人 次 
爱 我 ! 

仿佛 父亲 和 母亲 的 激 恼 ， 完 全 是 由 于 我 的 存在 ， 仿 佛 我 是 多 余 的 
素 资 似 的 。 


年 除夕 吏 在 这 不 愉快 的 情形 下 降临 了 ， 又 因为 元 宵 节 前 得 搬 到 后 
面 那 所 大 院落 里 的 新 居 去 ， 所 以 在 这 宅 子 里 过 年 除夕 ， 更 是 人 心 不 
T° RABB—T AIL BINARIES, Foe a EA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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肉 ， 神 位 上 的 区 额 用 红 绸 子 扎 着 彩 球 ， 锡 制 的 蜡 台 插 着 金字 红 烛 ， 一 
切 布 置 得 和 大 庆 的 吉日 似 的 。 


储 效 这 天 罕 上 新 的 灰 布 单衣 ， 料 子 还 是 便 性 的 ， 一 走路 入 子 束 发 
出 相 摩 擦 的 一 种 啊 声 。 而 且 这 屋子 里 也 只 有 这 种 衣料 的 啊 声 ， 那 吓 多 
么 沉寂 呀 ! 我 也 换 上 了 那 件 新 的 蓝 色 缴 子 的 长 饮 ， 这 是 早晨 我 目 己 问 
母 杀 要 的 ， 母 杀 那 时 的 脸色 冰冷 。 递 给 我 的 神气 类 似 说 : “你 目 己 去 
穿 ! ”再 加 上 汰 姿 那 种 机 和 警 的 眼色 〈 她 是 让 我 到 她 跟前 去 ) PAE, 
生怕 触犯 了 母亲 的 荡 气 似 的， 这 一 切 也 都 使 我 磊 臣 了。 父亲 的 休 已 室 
里 所 有 的 家 具 全 是 鲜明 的 ， 等 待 着 吉 辰 降临 的 姿 候 ， 然 而 这 屋子 里 缺 
少 两 样 东 西 ， 缺 少 着 愉快 的 面容 和 笑 声 。 


信 效 在 那 布置 供 桌 的 时 候 ， 脸 色 坪 平静 的 ， 举 止 里 市 着 警戒 性 ， 
U5 ROCK ve TEE IEE on A) ° SESRWE! 父亲 坐 在 迷 泊 上 抽水 烟 ， 也 
确 乎 逆 作 这 屋子 里 只 有 他 一 个 人 的 模样 ， 驮 姿 的 一 举 一 动 并 没有 惊扰 
他 肃 静 而 又 庄严 的 神气 。 那 时 我 伏 在 母亲 宁 室 的 门口 ， 从 门 帷 颖 中 同 
外 望 着 ， 我 不 敢 在 父 杀 面前 露面 。 到 底 父 亲 也 感受 到 这 沉 息 气 姑 的 不 
愉快 了 ， 尤 其 是 俯 交 走动 时 衣料 的 摩 探 声 。 我 想 父 亲 一 定 不 耐 听 ， 可 
苹 始 终 也 不 见 他 癌 罕 婆 看 一 上 腿 。 父 亲 从 壁挂 上 摘 下 狐 反 围 领 来 ， 我 吏 
回头 向 母亲 望 着 ， 想 偷偷 地 说 : “爸爸 要 出 去 了 1! ”可 是 母亲 并 不 注意 
AK, WER Soc KE, FESS, BRET een RB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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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妈 ! 多 和 爸 出 去 了 。” 我 跳 着 ， 跑 到 和 母 杀 身边 去 欢呼 着 。 


“出 去 就 出 去 吧 ! ”母亲 说， 说 话 时 并 不 同 我 望 ， 她 的 注意 全 集中 
Aste EF, MV) EPR EHTS ERAS, BLE HEE AEA SEO, 
(5EBE SR RHE 28 HH FOR 2 Re BAB IME ° “EERO | 痛 死 啦 一 一 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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崔 婆 确 乎 也 感到 轻松 ， 我 一 走 到 她 跟前 ， 她 就 愉快 地 说 : “ 连 哥 几 
你 敢 不 敢 放 著 炮 ， 现 在 别 动 ， 等 半夜 辞 岁 的 时 候 再 放 。” 


我 忙 从 她 手 上 和 村 过 来 ， 实际 上 我 也 不 想 放 ， 只 想 捡 出 零散 的 一 些 
RPAH, PAT EH. “ 连 哥 儿 ， 连 哥 儿 ! ”仿佛 
一 沾 我 手 束 会 毁坏 了 似 的 。 


“你 又 在 那儿 做 什么 呢 ? ?母亲 扬 声 问 。 我 那 时 束 对 汶 奖 怀 着 恶 
感 ， 我 想 她 是 故意 让 母亲 听见 她 的 招呼 声 的 ， 仿 佛 她 不 呼唤 我 ， 我 融 
做 出 什么 危险 的 事情 来 。 


PERAK: “ 连 哥 儿 和 我 玩 呢 ! 没有 疝 。” 并 且 悄 悄 
回 我 招手 ， 拿 起 一 块 绿豆 糕 来 。 那 旦 供 神 用 的 ， 我 也 殉 慢 慢 癌 她 走 过 
去 了 。 然 而 不 管 怎样 ， 不 管 母 杀 生 我 的 气 ， 还 是 我 和 举 婆 发 生 小 的 不 
快 的 纠纷 ， 总 是 愉快 地 突 着 。 大 是 一 听见 父亲 的 脚步 声 ， 这 些 心情 束 
会 全 部 瓦解 了 ， 屋 子 立 刻 涡 静 下 来 ， 那 时 候 我 惑 悄悄 跑 进 母亲 的 究 宇 
里 去 。 帮 是 父亲 偶尔 到 母亲 究 室 里 来 取 什 么 东西 ， 还 厄 作 母亲 并 不 存 
在 的 神气 ， 母 杀 的 脸色 也 立刻 束 端 庄 了 ， 仿 佛 抵抗 可 能 来 的 侵犯 一 
样 。 


半夜 包 秤 儿 饺 子 的 时 候 ， 父 亲 进 来 点 纸 煤 ， 母 亲 的 脸色 束 是 这 样 
的 。 然 而 ， 父 亲 那 时 候 是 和 次 地 问 : “还 有 多 少 ? 好 点 晓 烛 了 吧 ! ” 手 
里 还 握 关 江浙 式 的 水 烟 袋 。 问 话 的 口气 ， 古 不 择 对 象 的 ， 母 杀 阁 是 说 
Tate lA, BORE ER , BBA SAP ix a ell EY © 


“点 也 好 点 啦 ! ”到 属 是 上 举 婆 说 了 ,“ 快 了 ..….…... 我 还 得 去 看 看 灶 


火 。 


父亲 吕 走 出 去 ， 我 伏 在 门 帷 颖 上 望 见 父亲 吹 着 纸 煤 ， 点 着 神 位 前 
的 金字 烛 ， 然 后 退回 先 几 劳 去 。 本 来 点 纸 烧 是 为 了 抽烟 的 ， 现 在 倒 把 
TKMASBUE ARLE T , FP ANAK T ARR, FR PR RE EI Hee ce FBR YY AD 
的 ， 畅 声 说 :“ 连 儿 ， 冤 香 。” 


我 立刻 也 快活 了 ， 中 g 在 椅 上 去 取 香 。 父 杀 的 嘴角 义 有 讽刺 性 的 微 
笑 出 现 了 ， 说 :“ 你 敬 神 ， 得 先兆 手 哇 ! TRA — LAGE Mes © ” 


房间 里 的 香火 气 ， 像 在 神殿 里 似 的 。 这 种 特殊 的 气味 ， 极 容易 使 
我 想到 神秘 而 染 高 的 上 天 诸 神 。 不 久 ， 在 夜 冬 人 前 的 气氛 中 ， 整 传 来 
街 上 的 甘 炮 声 了 。 谁 家 首先 迎 神 了 。 


酝 终 的 吉 辰 降临 了 。 父 亲 的 面色 更 加 愉快 了 ， 递 给 我 一 挂 鞭炮 ， 
还 说 : “你 可 别 先 放 啊 ! 接 神 的 时 候 才 放 呢 ! 我 去 换 换 衣 繁 。” 


“用 什么 点 呢 ? ”我 也 跟 进 屋 去 。 


“你 不 会 再 点 一 支 香 吗 ? 我 的 衣 移 昵 ? 找 出 来 ! "父亲 望 着 母亲 
说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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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FR EAGAN (RRIF AYLI HBR, WOR: “你 看 我 是 要 和 她 讲 
和 和 了， 可 是 她 倒 身 价 百倍 地 说 ‘让 他 自己 找 去 *， 若 不 是 年 除夕 ， 我 真 
要 间 间 他’ 是 指 谁 呢 ! ” 


母亲 的 眼睛 也 有 喜 意 ， 这 种 欢喜 还 是 埋 潜 在 端庄 的 脸色 下 ， 不 过 
那 种 端庄 神气 已 经 组 和 了 。“ 左 首 那 个 立 杜 。” 义 这 样 指示 佬 效 ， 可 见 
父亲 的 求 和 ， 母 亲征 接受 了 。 


街 上 的 鞠 炮 声 又 一 阵 啊 起 来 。 平 芝 日 子 这 个 城市 所 有 的 那 种 哈 
疝 ， 现 在 是 绝 灰 了 〈 可 以 想象 城市 的 居民 全 休息 了 ， 一 年 终了 的 休 
上 县， 所 有 的 人 都 在 年 夜 准备 着 敬 神 ) ， 这 上 鞠 炮 声 就 格外 来 得 清楚 ， 可 
以 昕 出 这 十 从 二 里 外 西 大 街 的 住宅 区 那个 方向 传 来 的 。 帮 不 是 火药 保 
持 着 干燥 性 ， 爆 裂 声 也 就 没有 这 样 响 亮 。 又 可 以 想象 到 外 面 的 天 气 是 
和 皇 样 的 好 ， 一 点 风 也 没有 。 冬 季 日 子 所 有 的 寂静 的 夜 呀 ， 街 上 偶尔 有 
一 个 人 走路 ， 都 可 以 清 清 楚楚 地 听 得 出 那 种 匆匆 的 脚步 声 。 行 人 是 绝 


少 的 ! 屋子 里 也 是 一 色 新 气象 ， 火 炉 的 光辉 失色 了 ， 窗 台 、 家 神 案 子 
各 有 一 排 明亮 的 红 烛 。 父 亲 站 在 迷 下 回 母 杀 问 : “ 罕 哪 件 好 ? 狐 皮 罕 不 
住 ， 那 件 槐 的 人 花丝 锡 长 袍 呢 ? ” 


“不 是 在 格子 底下 吗 ? ”母亲 说 。 


我 是 高 兴 的 ， 心 想 父 杀 和 母 杀 完全 和 好 了 了， 不知 为 什么 ， 要 笑 ， 
而 且 要 笑 出 声 来 ， 束 用 手掌 埋 着 口 。 我 望 见 崔 婆 的 脸色 也 红润 了 ， 两 
类 逐渐 内 出 老年 人 愉快 的 区 来 ， 而 且 望 见 我 ， 立 刻 受 了 我 的 是 惑 般 舌 
HEART, FFARR GUL: “你 看 连 儿 笑 的 。” 


到 旗 我 笑 出 声 来 了 。 那 舌 声 是 有 股 怎样 的 传染 力 呀 ! 父 杀 最 先 应 
和 着 我 快乐 地 笑 了 ， 念 佛 我 扬 罕 了 他 们 的 秘密 似 的 。 和 母亲 也 受 了 感 
染 ， 笑 着 说 : SKF, KITA? ”我 束 更 畅快 地 笑 起 来 ， 可 古 不 说 笑 
的 理由 ， 实 在 我 也 不 知道 为 什么 那样 快活 。 到 现在 想起 来 ， 还 不 知道 
征 由 于 那 一 种 局 发 ， 竞 突 得 那样 畅快 。 


父亲 开始 改变 气氛 ， 说 道 : “好 迎 神 了 吧 ! ”又 走 到 母亲 面前 去 
说 : “你 看 这 件 还 合适 ! NE RIL? ”父亲 的 号 体 是 比 前 一 年 胖 了 。 
这 次 说 话 的 脸色 ， 束 完全 失去 了 仅 余 的 一 点 萎 持 气 了 。 


母亲 还 是 保持 着 端庄 ， 不 过 口气 是 温和 的 ， 仅 仅 说 : “还 好 ! 反正 
在 家 里 穿 ! 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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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 ， 香 火 和 迎 神 鞭 炮 我 完全 准备 好 了 ， 只 是 还 没有 把 贱 炮 挫 到 挑 杆 
上 “。 我 是 要 亲手 放 鞠 炮 的 ， 准 备 接受 那 爆裂 声 给 我 的 震撼 和 快感 。 第 
一 次 招呼 父 杀 的 时 候 ， 他 正在 那儿 和 和 母 杀 说 话 ， 我 招呼 第 二 授 才 想起 


要 找 个 挑 杆 来 。 这 时 我 让 父亲 把 落 炮 给 我 挂 在 杆子 尖 上 ， 又 听见 街 口 
传 来 的 爆竹 声 ， 我 是 多 么 激动 啊 !“ 快 一 点 吧 ! 真是 ! ”我 的 眉头 一 定 
eae, ORME IG Heal, PREPARE MEM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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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去 戴 上 帽子 。” 父 亲 站 起 来 说 。 


我 们 是 在 临街 的 车 门洞 口 迎 神 。 街 上 彼 静 ， 很 远 很 远 的 一 器 仅 有 
一 个 灯 沉 的 隐约 光辉 ， 其 次 是 附近 燃 过 鞭炮 纸 导 所 有 灰 炊 里 的 火星 
了 。 空 气 是 说 不 出 的 平 藤 、 和 缓 ， 全 不 像 是 冬天 ， 可 是 父 亲 足 在 地 上 
供 香 的 时 候 ， 可 以 看 出 烟 日 色 的 曙 轧 ， 这 又 是 只 有 冬天 才 有 的 现象 
ESA LT sc ARS ROR, ANA Je | 我 问 着 父亲 是 不 是 
ADC Too RR ARES ARRAN REE, PRIM IX ce OR HE 
的 ， 帮 是 我 握 挑 杆 的 手 距 离 太 远 了 ， 另 一 只 手 就 不 够 长 ， 距 离 近 了 ， 
SC TA MMe Inj ERR ° ACHR: “还 是 我 给 你 点 吧 ! ?我 说 : “不 。 BIER 
给 我 点 着 了 ， 一 股 火药 气 上 县 立刻 味 荡 起 来 ， 我 是 一 直 算 着 脸 不 敢 正 祝 
的 ， 只 听见 激烈 的 爆裂 声 ， 一 连 串 继续 着 。 一 切 寂 静 了 ， 我 就 埋 在 灰 
气 的 烟 色 里 了 。 那 时 候 ， 父 亲 一 直 望 着 我 ， 念 佛 很 有 兴趣 似 的 ， 实 际 
上 我 又 是 那么 紧张 ， 现 在 就 发 出 胜利 的 微笑 来 。 


父亲 和 愉快 地 说 :“ 跪 下 回 空 中 肪 个 头 吧 ! ”父亲 目 己 却 蹲 在 那儿 不 
移动 。 三 文理 是 插 在 街 石 空 除 里 的 ， 香 前 货 了 一 堆 锡 稍 和 纸钱 。 我 且 
过 头 以 后 ， 父 亲 说 : “ 接 神 回 家 啦 ! ”I 临 走 又 在 灰 炊 周 围 浇 黄 了 三 杯 
酒 。 


一 切 是 这 样 和 谐 。 父 亲 和 和 母亲 在 那 时 候 是 互相 宽恕 了 ， 由 于 这 帘 
想 ， 年 除夕 这 个 大 庆 的 夜晚 ， 束 变 成 双 倍 的 愉快 了 。 父 亲 和 母 杀 相 互 
地 祝福 ， 仿 佛 接 神 去 的 父亲 和 迎 神 回 家 的 父亲 是 两 个 人 ， 一 个 是 旧 
的 ， 一 个 是 新 的 增加 了 一 多 的 人 了 ， 过 去 日 子 中 的 欢快 或 是 不 如 意 完 
全 清除 了 ， 每 个 人 的 命运 都 是 重新 开始 了 。 


RR HE LE, SCR MIRC RRS aS, MIRE 
小 碗 ， 作 为 供 神 用 的 。 当 这 一 切 供奉 到 神 案 上 去 以 后 ， 又 焚化 了 一 批 
足 纸 ， 纸 灰 内 着 火星 飞升 到 屋子 的 上 空 ， 义 纷纷 蒜 荡 着 ， 落 在 供 琳 
上 ， 落 在 餐桌 上 ， 挂 在 墙壁 上 ...... 这 完全 是 神秘 的 、 玄 虚 的 一 种 景 
AR, KAN ERM, Bea eK ERT ESN HAR, 8 
IAAMES PIERS, TEEEIRIRT , OEM MMS @...... Abe 
种 怎样 不 可 解释 的 神秘 的 快感 哪 ! ACR TE PSR BT ZT ET ANS 4 
了 。 这 有 是 拜 候 三 代 守 杀 的 家 神 ， 再 一 次 是 对 财神 的 参拜 。 而 我 ， 在 两 
次 且 礼 之 后 ， 束 给 父亲 拜年 了 。 按 照 中 国 北方 的 习俗 ， 母 亲 在 拓 神 前 
只 作 担 殉 算 尽 礼 了 ， 然 后 又 接受 我 的 用 礼 ， 母 杀 说 : “你 又 长 了 一 尹 
啦 ! ”她 的 微笑 是 含 着 祝福 的 意思 ， 并 赏赐 给 我 一 块 有 吉 运 象征 的 压 岁 
银 洋 。“ 给 你 姥 娟 拜年 ， 行 个 鞠 秧 礼 吧 ! BE: “新入! 新 人 局! 
EAR, BRE! ” 


“KATE! 大 家 新 局 ! PSR EHO, Mee) 
烦琐 礼仪 完毕 之 后 的 宽慰 ， 又 有 食欲 旺 发 的 意义 。 


在 用 神 的 时 候 ， 汰 效 是 沉静 地 站 在 神 案 稼 边 的 ， 她 已 经 准备 好 了 
年 夜 饺子 ， 只 等 肌 礼 完毕 网 父亲 进 贯 了“。 那 时 候 她 的 神色 焕发 ， 这 不 
只 征 由 于 新 年 的 吉 夕 ， 主 要 的 还 是 父亲 和 母亲 和 好 ， 她 是 这 样 善 民 而 
仁慈 地 望 独 他们， 那 眼 睛 充满 了 快乐 。 在 这 时 候 ， 她 已 经 和 初 来 我 家 
的 时 候 不 同 了 ， 她 的 天 性 开始 内 光 ， 脸 上 全 不 像 最 初 那 种 隐蔽 目 己 创 
伤 所 有 的 冷酷 气 。 现 在 想来 ， 从 那 时 起 ， 她 一 定 也 宽恕 了 实 榴 和 那个 
侮辱 过 她 的 屠 户 的 女儿 。 


TER ASK > WEEE > FOL > FAK SORA CYA, BORA 
TFT URS IK T OR ° SR ae SEER, MUA ERS BUC 
BORE ES ° URED IR MELT SOC oR eta Ik AE, Weta aie 
BLA ° Abas By MGR ERCP TPAIESEE, Meo RI A 
HET HP ER ERR ° PATE BR Ke RAS 4, 


还 十 在 这 里 落户 的 核心 问题 的 口 风 。 念 佛 父母 还 是 各 执 已 见 ， 而 在 这 
大 庆 的 吉 夕 有 意 地 互 不 触犯 。 


当 母 杀 说 她 的 布 望 的 时 候 ， 我 又 望 见 父亲 的 嘴角 内 出 瑟 视 的 笑 ， 
不 过 母亲 征 有 意 地 避 开 父亲 眼睛 的 ， 仿 佛 那 笑容 是 不 活 的 。 总 之 ， 大 
家 吃 得 很 愉快 ， 父 亲 还 用 一 种 喜欢 的 眼色 ， 注 视 疹 我 的 用 和 撩 姿态 。 我 
ANCE ABA BEAL A BY AG, FRB AEE, ae RRA EG TT SL A 
fe] ° FCA A BUR EER, SEES AAB PE ALT SU, ee Be 
ihe CATT, SCR RUE HOR TRZER, Fete, AE 
BLK Be A LAR AREZ ERA, A BF, TRY On SCR ee A IRE 
近 ， 父 亲 是 爱 我 的 ， 而 且 我 也 觉得 父亲 又 年 轻 又 英俊 ， 全 不 像 以 前 所 
给 我 的 那 种 不 可 近 的 又 庄严 又 苍老 的 印象 。 实 在 这 是 我 望 见 父亲 最 后 
的 一 点 乐天 的 天 性 了 。 尤 其 是 这 晚上 胡须 修得 又 整齐 ， 更 加 重 那 年 轻 
的 印象 。 


现在 鞭炮 声 分 三 处 连 串 地 爆 啊 ， 这 阵子 我 瓯 听 不 清楚 汶 袭 和 母亲 
谈话 的 声音 了 。 只 和 帝 得 这 三 处 哈 疝 的 声音 刚 有 一 处 低 帝 下 去 ， 殉 又 出 
现 了 一 个 “ 迎 神 ?的 方向 ， 而 且 立 刻 混 成 一 请， 分 不 清楚 那 原 有 的 两 处 
征 不 是 仍旧 继续 着 ， 还 生 退 出 而 又 新 增加 了 另外 区 域 的 办 炮 。 一 片 测 
涌 的 海 涛 那样 广阔 而 无 休止 的 爆竹 声 啊 ! 我 望 见 败 姿 已 经 停止 谈话 
了 ， 苹 杀 的 眼睛 众 促 我 快 些 吃 ， 我 不 知道 目 己 半途 竞 集 住 税 子 了 。 匡 
炮 一 直 没 有 间断 ， 啊 声 稀 芷 的 时 候 ， 听 见 有 鸡 啼 的 声音 和 突起 的 几 声 
AK, RMBs T° SOR MIDE: “FP, aiS—_E Ss EBB Pie 
PME | 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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吕 在 这 时 候 ， 来 了 第 一 批 贯 客 。 立 刻 沉闷 的 气 电 ， 又 给 传染 上 活 
跃 的 色彩 了 。 仿 佛 一 堆 将 焊 的 火 误 ， 又 增加 了 正 吐 着 火焰 的 木 荣 一 
样 。 崖 婆 去 开门 时 ， 我 就 坐 起 来 了 。 


进来 的 是 超 字 油 坊 的 财 东 一 一 于 之 超 十 一 示 、 采 木 公 司 的 鸿 发 介 
伯 、 陆 协理 。 鸿 发 们 伯 台 是 在 我 年 幼 跟随 父亲 参加 某 次 宴会 遇 到 的 那 
个 市 着 小 银色 卷 毛 狗 的 老人 。 今 天 他 们 全 罕 着 新 衣服 ， 新 床 的 涉 。 陆 
协理 的 下 须 刊 得 精光 ， 鸿 发 伯伯 的 山王 须 整 齐 地 下 垂 着 ， 看 来 他 们 的 
气色 是 这 样 新 鲜 、 笠 福 。 于 之 超 十 一 叔 还 没 走 进 院 子 丈 高 声 喊 :“ 九 
哥 ， 九 媳 ， 给 你 们 拜年 来 啦 ! ”进来 时 ， 他 们 三 人 同 声 地 说 : “发财 ， 
发 财 ， 见 面 发 财 ! ?说话 时 都 拱手 作 拇 。 


“大 家 发 财 ， 大 家 发 财 ! ”父亲 迎 着 说 ,， ORB EL, HE! ” 
“总 得 给 老 的 号 个 头 哇 ! ?于 十 一 叔 说 。 


“ST, AY! ?父亲 说 ,“ 现 在 是 民国 了 ， 新 派 的 人 都 不 讲究 这 些 
*LiB J °” 


“可 是 我 们 还 是 旧 派 的 人 哪 ! 连 哥 儿 你 说 是 不 是 ? 我 们 是 老 脑筋 
| 你 没有 进 学 堂 啊 ! 过 来 给 我 鞠 个 射 吧 ! > 


他 是 一 个 养 交 际 的 富商 ， 所 以 和 我 说 话 ， 为 的 是 让 父亲 有 余力 去 
和 鸿 发 伯伯 周旋 。 他 们 相互 地 说 :“ 年 除夕 的 天 气 真 平稳 哪 ! 一 点 风 都 
没有 。” 今 年 的 年 景 管 保 古 个 丰收 年 。” 诸 如 此 类 的 话 ， 而 且 坐 五 分 钟 
束 走 了 。 他 们 还 有 几 家 杀 友 要 去 拜 足 呢 ， 临 走 主 客 间 又 征 一 次 阻拦 和 
搜 执 ， 为 的 是 把 压 岁 银 洋 北 到 我 的 手 上 。 

第 二 批 痪 客 是 天 亮 时 候 来 到 的 。 有 的 罕 痢 西式 毛 绒 大 衣 ， 有 的 戴 


着 眼镜 。 全 有 是 政府 机 关 的 人 员 ， 他 们 的 举止 都 有 一 股 文 质 彬 棚 的 姿 
仿 ， 而 且 称呼 父 杀 作 “ 会 办 ， 称 母 杀 为 “站 太太 ”。 还 有 不 同 的 束 是 不 


说 < 见面 发 财 "， 而 说 < 共 贺 新 禧 ”。 他 们 的 脸色 同样 地 新 鲜 、 幸 福 ， 只 
不 过 掩饰 一 些 ， 不 尽量 发 港 他 们 过 分 的 快乐 而 已 。 而 且说 话 也 竭力 做 
出 平淡 的 样子 ， 可 是 脸 上 总 有 着 笑 的 光辉 ， 仿 佛 体质 内 有 种 强烈 的 力 
量 ， 时 时 要 进发 出 笑容 。 


母亲 指 着 那个 戴 眼 镜 的 对 我 说 : “过 来 见 见 关 校长 。” 又 向 关 校 长 
说 : “什么 时 候 开学 呀 ? 我 想 送 他 去 读书 ， 不 知道 你 们 收 不 收 ? ” 


“SLE T? ”天 校长 说 , SOR, SAEs? > ttt CHE ek ET 
地 说 , “哈哈 ! 一 定 挺 闫 皮 吧 ! IEA OPPO A eek, SPATE 
么 不 收 呢 ? 去 读书 吧 ! 那里 有 许多 小 朋友 和 你 玩 。” 


父亲 始终 没有 表示 一 点 意见 。 他 在 和 穿 毛 绕 大 衣 的 质 客 说 什么 。 
然而 当 母 杀 和 关 校 长 说 话 时 ， 他 望 了 母亲 一 眼 ， 又 似乎 他 是 非常 注意 
母 杀 的 行为 的 。 


送 客 回来 ， 父 亲 的 脸色 又 庄严 了 。 说 是 母亲 不 该 在 接待 室 的 门口 
露面 ， 因 为 那 都 症 些 官 面 儿 上 的 人 ,不 十 熟 交 。 实 际 上 那 种 庄严 可 以 
想象 到 征 从 母亲 那 不 可 动 播 的 久居 的 决心 而 来 的 。 母 杀 也 受 了 感染 ， 
重新 恢复 那 种 端庄 气 了 ， 而 且 彼 此 不 交 一 语 ， 视 线 也 不 相 犯 。 尽 力 避 
开 见 面 的 机 会 ， 父 亲 在 休 筷 室 抽烟 ， 和 母亲 束 在 寝室 里 什么 也 不 望 地 深 
Ae 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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亲 打 孩子 的 一 个 可 爱 的 佳节 呀 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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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 宵 世 我们 是 在 新 居 里 过 的 。 


这 融 生 把 大 院落 横 规 为 前 后 两 部 分 的 那个 换 了 洋 铁 过 的 平 式 毛 
子 ， 从 前 收留 过 由 俄罗斯 境内 越界 的 白 军 ， 以 后 又 作为 合 仓 的 宅 子 。 
墙壁 的 外 部 全 刷 成 云 灰色 ， 然 而 疝 南 的 那 一 面 ， 却 只 刷 了 一 半 殊 停工 
Tc KERR AST LEA, VRID) Ba ce BER Moy MS Je TAY, 
TEBICR AW SOR AIA, Die EAA TE aE PAAR, ACR IRA 
为 是 别人 存放 的 。 可 见 母 亲 久 居 的 意志 是 多 么 坚定 ， 她 要 在 这 里 修 贷 
一 个 新 的 板 墙 院 落 ， 把 密 嘉 的 家 一 一 那个 高 丽 住户 ， 隐 到 板 壁 外 去 。 
那 时 候 ， 这 座 县 城 已 经 有 了 日 本 的 领事 馆 ， 中 国 房 主 是 没有 权力 驱 隶 
一 个 不 愿 退 租 的 高 丽 房 户 的 。 所 以 密 嘉 家 走 前 | ]， 那 门口 正 朝 临街 的 
大 和 车门， 而 我 们 进出 全 走 同 南 的 后 门 ， 妥 到 前 院 得 穿 过 居 扰 西 壁 的 第 
二 进 车 门 。 以 后 ， 我 再 来 叙述 密 嘉 的 父亲 一 一 这 个 高 丽 绅士 是 操 痢 使 
人 怎样 异 亚 的 营业 ， 以 及 环绕 在 他 四 周 高 丽 居民 的 情况 。 


父 杀 在 没 迁 大 以 前 ， 古 没有 到 这 所 正在 粉饰 涂 刷 的 空 宅 子 里 来 
过 。 整 天 的 时 间 都 消耗 在 元 旦 以 后 那 一 连 串 庆祝 新 年 的 妥 会 上 ， 有 时 
整 夜 在 外 边 ， 那 多 半 是 被 留 在 友人 为 新 年 款待 宾客 而 设 的 赌 台 上 了 。 
那 是 这 一 小 县 城 里 怎样 狂欢 的 日 子 呀 ! 所 有 的 商店 没有 不 案 赌 的 ， 而 
且 不 管 十 地 方法 院 的 推 事 、 和 警察 厅 的 警官 ， 全 在 这 庆 视 新 岁 的 假期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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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 个 莽 俱 的 城市 了 ， 现 在 他 之 所 以 又 投入 那些 幸福 的 士绅 富商 的 宴会 
上 ,不 是 牛 庄 酒 、 仍 子 、 赌 注 的 诅 惑 ， 父 杀 已 经 度 过 他 的 黄金 日 子 
了 ， 一 个 五 十 四 多 的 老人 了 ; 唯一 的 原因 ， 坪 想 避 开 母 亲 。 哪 有 一 个 
丈夫 能 在 不 愉快 的 家 庭 里 面 对 痢 端庄 不 欢 的 年 轻 太 太 人 入 坐 着 的 呢 。 在 


家 性 里 ， 父 亲 是 狼 持 的 ， 一 个 主人 感受 到 他 的 权威 将 要 月 虹 ， 这 种 锥 
持 是 很 目 然 的 ， 时 时 警戒 着 他 的 周遭 ， 怕 有 一 点 损伤 他 权威 的 征兆 ， 
内 心 的 深 处 越 是 这 么 战 战 况 头 地 警戒 看 ， 外 形 的 姿态 越 是 庄 居 、 对 
重 。 现 在 想起 来 ， 这 些 日 子 我 是 怎样 敏感 地 注意 着 父 杀 的 眼神 哪 ! 我 
ABER Stee AAAI! 只 要 父亲 望 我 一 上 腿 ， 我 束 知 道 目 己 站 的 位 置 不 
当 ， 或 是 不 该 背 从 着 墙 ， 像 个 狱 中 的 因 犯 那样 ， 丈 一 声 不 啊 地 退回 
来 。 父 杀 变 成 可 人 的 人 了 。 


所 以 当 着 迁居 的 第 一 天 ， 父 杀 的 脸色 正 因 为 正月 的 阳光 而 明快 的 
时 候 一 一 又 加 上 小 三 点 那 匹 告 兰 种 的 小 狗 ， 唤 起 了 父亲 壮年 时 候 的 愉 
快 。 现 在 想来 父亲 当时 确实 是 有 着 某 些 幸 福 的 感触 的 ， 因 为 他 跨 在 院 
子 里 抚摸 着 它 是 那么 亲切 ， 完 全 没 注意 到 他 是 蹲 在 一 个 怎样 的 位 置 。 
从 他 育 后 癌 外 抬 木 鼠 的 雇工 都 不 得 不 停 下 来 ， 无 语 地 相互 递 着 眼色 ， 
等 竺 父亲 感觉 到 目 己 挡 着 门口 才 离开 一 两 步 路 。 


N= HERE HA RUS! 眼睛 里 充满 了 倦 妃 ， 所 有 正月 的 阳光 ， 
次 布 达 的 跳 距 、 咖 叫 和 院 心 喧闹 的 搬 动 家 具 的 气氛 ， 全 不 能 给 它 任 何 
的 反应 ， 它 的 步伐 是 迟缓 的 ， 现 在 站 在 父亲 的 膝 前 ， 垂 着 头 ， 垂 着 三 
角形 的 大 耳 东 ， 王 着 尾巴 ， 束 是 尾巴 尖 也 一 点 微弱 的 播 摆 力 都 没有 似 
的 。 而 在 父亲 抚摸 它 的 前 额 时 ， 它 的 眼睛 现 出 湿润 的 泪 光 ， 仿 佛 主 人 
这 种 亲切 的 抚摸 已 经 和 它 离 别 六 七 年 了 ， 实 际 上 几 年 来 父亲 也 确实 把 
它 遗 弃 在 注意 之 外 了 ; 又 仿佛 小 三 点 感觉 到 上 自己 的 衰老 而 预知 这 是 主 
人 最 后 的 恩惠 了 ， 知 道 不 久 要 和 这 个 久 处 的 家 庭 长 别 了 。 它 是 在 元 宵 
节 以 后 的 第 三 天 死 的 ， 汲 姿 发 现 它 的 时 候 ， 号 体 已 经 冻 得 石头 一 样 坚 
Sa 


“小 三 点 老 得 这 个 样子 了 。 连 儿 把 它 抱 过 去 吧 ! ”当时 父亲 感叹 地 
望 着 它 ， 到 旗 发 觉 目 己 足 的 地 方 碍 路 了 ， 吏 站 起 来 说 ,，“ 搬 哪 ! 怎么 售 
下 来 啦 ? ” 


父亲 束 跟 随 这 一 伙 雇 工 到 后 面 那 个 大 院落 去 ， 路 上 还 问 我 说 :“ 到 
新 毛子 去 看 看 ， 你 妈 在 那儿 忙 什么 呢 ? ”可 见 当 时 父亲 确 是 愉快 的 。 


望 见 涂 作 云 灰色 的 墙壁 ， 父 杀 的 脸色 束 严 肃 了 。 他 在 母亲 这 一 做 
法 上 灰 到 威胁 ， 感 到 他 回 故 乡 的 计划 遭 到 抵抗 ， 虽 然 这 抵抗 是 微弱 
的 ， 然 而 这 说 明了 和 母 杀 久居 的 决心 。 等 到 罕 过 第 二 进 车 |]， 户 见 窗 下 
那些 新 锯 的 木板 ， 望 见 在 短 株 上 涂 刷 灰 水 的 泥水 匠 和 侧 着 木板 的 两 个 
木工 ， 父 杀 束 厉声 地 说 :“ 谁 让 你 们 来 做 的 ? AB, Sy Eo UBS 
A? oR TAS BREEN TRAY Te, Mu: “ee BE! 给 他 们 工钱 了 没 
有 ? TED B DBD BD, ANBED 25 HI BUT A? 叫 你 停 ， 你 
听见 了 吗 ? ” 


re A ass 


“你 还 辩 什 么 ? 我 说 不 刷 石 灰 ， 束 不 刷 了 。” 父 亲 又 用 缓和 的 口气 
说 ,“ 今 天 不 做 了 ， 等 两 天 要 粉刷 的 时 候 ， 再 叫 你 们 。” 


那个 泥水 匠 戴 着 鸭 嘴 帽 ， 脸 色 墨 瘦 ， 不 过 也 十 为 了 元 且 新 剃 过 
头 。 他 还 说 要 把 灰 水 刷 过 玻璃 窗 束 停 手 ， 可 征 父亲 束 连 这 一 点 也 不 
准 。 

“这 多 么 难看 哪 ! 大 市 日 下 ， 半 面 窗 的 墙 是 灰 的 ， 半 边 是 日 的 。” 

“ 叫 你 集 工 ， 你 避 ® 信 好 了 。” 父 杀 帮 助 他 把 灰 水 桶 子 挪 开 ， 又 把 靠 


窗 的 长 帅 放 到 桶 子 旁边 去 ,“ 等 过 两 天 表 找 你 们 。” 像 哄骗 孩子 一 样 义 
Bi, “FERRET HRA, A TTA! BRERA KR, BE! ” 


仿佛 驱逐 出 一 些 不 洁 的 乞 儿 ， 连 他 们 的 使 用 工具 都 有 传染 什么 病 
证 的 可 能 似 的 。 


从 父 杀 驱赶 他 们 的 最 初 一 瞬间 ， 我 束 望 见 窗 玻 璃 里 的 母 杀 的 面 
影 ， 正 像 年 前 母亲 指挥 搬家 具 时 候 ， 站 在 玻璃 窗 里 的 父亲 的 面 影 一 


样 ， 不 过 只 一 刻 殉 隐 逝 了 。 


母 杀 对 这 件 事 一 直 没 有 反应 ， 仿 佛 她 根本 没有 感觉 到 父亲 征 给 她 
久居 意志 一 个 损伤 ， 仿 佛 父亲 所 做 的 完全 是 适当 的 ， 或 者 是 和 她 完全 
无 和 天 的 。 符 婆 古 一 句 内 嘴 也 不 加 入 ， 她 是 那么 目 然 而 本 分 地 挪移 着 桌 
椅 ， 和 和 母亲 商 酌 着 安放 的 位 置 ， 和 和 母 杀 的 姿态 一 样 ， 装 作 漳 不 相关 ， 
只 是 神色 间 透 露 厦 一 种 审慎， 一 种 走 进 有 未 爆炸 的 火药 的 街道 ， 警 戒 
目 己 的 触发 一 样 。 


父亲 单独 在 西 间 那 些 零乱 的 红木 家 具 之 间 的 靠 椅 上 坐 了 很 人 入。 那 
间 房 子 是 有 南北 两 铺 小 的 上 暖 蚁 ， 作 为 客室 的 ， 正 对 着 母亲 的 铸 室 。 中 
间 是 供 神 的 穿 笔 ， 神 位 后 是 一 小 间 厨 屋 。 那 时 候 各 间 的 门口 还 没有 挂 
IME, FORE RRR AL SSS, THT RES DL es A, 
BRS CRAY EAR BS Re ° Sea SHA IC, SCaR SK EA BCH E AY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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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 只 肥 润 的 手指 交错 地 扣 着 ,眼睛 里 埋 潜 着 一 种 深思 的 气质 。 


“你 这 是 做 什么 ? ”母亲 路 过 我 身 旁 就 拿手 指骨 节 向 我 头 上 稚 了 一 
下 ，*“ 去 温习 你 的 功课 去 ! ” 


EB AREER Bt | 我 并 没有 妨碍 到 谁 ， 我 只 是 在 那里 
音 宁 父亲 的 动静 而 已 ， 我 做 了 什么 坏事 情 吗 ? 我 是 这 样 伤心 ， 我 在 新 
TE RLSC TREK AY — EX ° HCA IR, SAME ER, Aa 
角 的 位 置 ， 埋 着 眼睛 财气 了 。 这 有 是 我 不 欢 时 的 习惯 ， 我 不 喜欢 这 个 惨 
淡 不 欢 的 家 庭 ， 我 幻想 着 将 来 ， 终 有 一 天 我 会 抛 开 它 投 号 到 军队 里 
去 ， 束 是 打败 了 会 ， 受 了 重伤 ， 死 在 外 省 也 不 再 回 这 个 家 庭 了 。 我 的 
眼前 束 现 出 一 个 将 军 的 影子 来 ， 他 戴 着 日 手套 ， 回 我 说 : “你 是 一 个 英 
雄 ， 可 古 如 今 你 受伤 了 ， 还 古 回 家 养伤 去 吧 ! 我 派 卫 队 送 你 回去 。” 我 
BRK eth: “TORRE, ARRAN! wie He Fl Pd Ee 
好 。” 将 军 说 : “你 是 一 个 最 勇敢 的 有 功 的 孩子 ， 我 们 怎么 忍心 抛弃 你 
We! "RL Ra: “ 寿 是 把 我 送 回去 ， 还 不 如 死 了 好 。” 将 盏 最 后 


感动 了 ， 把 我 市 到 他 的 将 军 府 上 去 ， 并 且 收 留 下 我 这 个 孤儿 ， 我 吏 永 
远 不 再 回来 了 。 谁 又 知道 十 年 之 后 听见 父亲 患 病 的 消息 ， 我 又 那么 急 
HAMM, ATER, MESSER Me, FMT 
五 天 五 夜 的 海轮 ， 经 朝鲜 半岛 赶 回来 呢 。 


母亲 前 一 两 天 ， 隋 准备 着 元 宵 节 的 贾 礼 了 。 这 征 汉 人 传统 的 妇女 
间 的 交际 节日 ， 为 我 们 中 国 北 方 的 妇女 所 珍爱 的 一 个 日 子 。 生 长 在 民 
国 初 年 的 妇女 古 这 样 的 不 幸 ， 那 年 代 她 们 就 是 连 西欧 或 者 俄罗斯 城市 
妇女 那 种 抛 头 露面 的 场合 部 没有 ， 即 使 是 一 个 在 吉林 高 等 师范 读书 的 
女生 回来 度 寒假 ， 也 是 避讳 着 经 过 大 街 上 的 道路 ， 要 走 背 人 的 胡同 
的 。 谁 也 不 敢 违 背 这 城市 里 为 山东 移民 所 市 来 的 习俗 ， 这 征 以 后 我 入 
呈 立 两 级 小 学 读书 的 时 候 ， 发 生 了 两 个 新 派 的 男女 教师 并 痢 肩 在 城 外 
散步 ， 受 了 校长 的 警告 而 辞职 的 事情 以 后 ， 才 逐渐 了 解 的 。 刚 刚 在 这 
城市 住 了 两 天 ， 他 们 就 义 回 到 哈 尔 演 那个 目 由 的 都 市 里 去 了 ， 所 以 我 
没有 得 到 个 见面 的 机 会 。 从 这 里 殊 不 难 知道 妇女 们 是 怎样 珍爱 这 个 市 
日 7。 而 且 这 个 驻 福 的 日 子 ， 也 扩展 到 上 流 的 满 训 土著 家 性 中 了 。 


母亲 是 到 于 之 超 会 办 的 家 里 做 嘉宾 去 的 。 


于 之 超 是 父 杀 的 同乡 ， 一 个 日 手 起 家 的 芭 发 户 ， 经 营 着 一 座 远 近 
有 和 名 的 油坊 ， 不 只 秋季 是 收购 大 豆 的 首 户 ， 主 要 的 还 是 超 字 油坊 的 豆 
饼 都 是 运输 到 大 连 去 的 ， 从 那里 又 分 批 载 到 青岛 以 及 南方 的 大 市 场 上 
海 ， 而 超 字 油坊 的 豆油 供应 给 延边 四 县 的 全 部 居民 ， 这 只 是 占 超 字 豆 
油 产 量 的 五 分 之 一 ， 五 分 之 四 的 豆油 是 批发 到 哈尔滨 和 吉林 去 的 。 超 
字 油 坊 的 门市 ， 束 在 父亲 出 兑 的 那个 参 庄 的 隔壁 ， 房 子 又 陈旧 又 十 
老 ， 屋 顶 的 茅草 有 阴 湿 的 绿 谷 的 斑点 。 不 及 父亲 出 部 的 那个 参 庄 门市 
完整 、 健 壮 。 我 和 母亲 路 过 这 里 的 时 候 发 现 几 个 泥 木 工 正在 拆毁 这 座 
停业 的 商店， 屋顶 的 茅草 全 部 清除 了 ， 帮 不 是 还 有 几 根 树 子 ， 束 全 首 
露天 了 。 那 个 刘 不 林 斯 基 的 代理 人 ， 还 是 罕 着 那 件 标 志 性 的 军装 大 
衣 ， 站 在 行人 板 上 指挥 着 ， 他 只 有 站 在 这 儿 才 能 望 见 屋顶 的 拆 房 工 。 


(HIB Ke ies, BURMA TLS tL, HAS 
只 大 手 退 到 板 下 去 ， 等 母亲 一 走 过 去 ， 他 整 义 回 映 退 到 行人 板 上 向 工 
于 喊 说 什么 了 。 一 个 中 国 泥 工 的 脸 上 全 是 灰尘 了 ， 我 望 着 他 束 不 由 得 
KR: AR: MARKT RRB! ” 正 因 为 那 房 子 的 主权 从 前 
征 为 父亲 所 有 的 ， 母 亲 才 有 这 样 的 微 词 。 


ih: “外 国人 是 什么 吉利 也 不 讲究 的 ! ” 


MSHA leah), SEAN], Beit. “ 推 呀 ! 癌 里 一 
推 融 开 了 “。? 屋 里 的 店 伙 正 在 赌 牌九 ， 赌 更 中 央 划 着 煤油 灯 。 仿 佛 是 夜 
晚 七 点 钟 的 情景 似 的 。 一 发 觉 进 来 的 是 母 杀 ， 那 些 环 绕 着 赌 台 子 的 店 
伙 束 问 后 退 开 ， 坐 在 内 圈 的 财 客 也 都 站 起 来 了 ， 回 母亲 笑 着 ， 有 个 人 
从 里 边 排 开 环 立 的 人 走出 来 说 : “ 女 财 东 过 年 过 得 好 哇 ! ” 


“是 程 远 吗 ? 一 年 没 见 长 得 这 样 高 了 ! 你 们 玩 吧 ! 你 们 玩 吧 ! 我 是 
到 后 院子 去 看 兆 祥 他 妇 的 。” 母 杀 实 着 说 , “你 过 年 过 得 还 好 吧 ! 你 们 
人 多 义 热闹 。 没 有 接 到 山东 来 的 家 信 吗 ? ” 


“腊月 初 收 到 来 信 ， 说 是 海南 去 年 的 收成 蛮 好 呢 ! ”在 这 以 前 ， 王 
程 远 就 招呼 一 个 年 轻 的 店 伙 说 : “领路 到 后 院子 去 。” 他 是 这 样 干练 
了 ， 硕 不 是 母 杀 招呼 他 的 名 字 ， 我 绝对 不 会 认识 的 。 他 的 整个 面部 ， 
现 出 一 种 将 要 成 熟 的 鲜明 气色 ,而且 黑色 的 衣 幅 都 是 新 的 ， 滴 人 持 不 染 
的 活 美 。 瓜 皮 帽 上 的 红 顶 内 着 光 。 他 是 那么 快活 地 同 母 亲 笑 着 ， 说 
征 :“ 连 哥 儿 也 长 高 了 许多 ! ”可 是 没有 回 我 说 话 ， 那 时 他 的 手 里 还 握 
着 两 只 牌九 电 ! 


“一 年 没 见 ， 长 得 那么 大 了 。* 母 亲 走 出 后 门口 还 自 语 似 的 说 。 
油坊 的 院落 有 一 南 地 宽广 ， 两 边 是 豆 仓 的 排列 ， 那 些 仓库 全 是 林 


料 的 建筑 ， 屋 榴 属 下 有 一 排 鸟 桌 的 圆 形 小 门 。 实 在 领路 的 那个 小 店 伙 
主要 的 任务 是 护 卫 宾 客 ， 不 让 院子 里 的 四 条 狠 狗 惊吓 着 我 们 。 开 始 确 


实 古 使 我 害怕 的 ， 那 些 狗 又 硕 强 又 壮实 ， 仿 佛 两 百年 没有 见 到 过 陌生 
人 似 的 。 那 小 伙计 连声 呼唤 着 :“ 黑 盟 子 ， 好 好 欢 着 去 。”“ 来 宝 ! 来 
至 ! OTA? 听话 ! ”直到 他 用 脚 踢 了 一 只 黄 狗 ， 才 见 它们 的 尾巴 播 哆 
起 来 ， 表 示 它 们 是 理解 来 客 所 怀 的 闭 意 了 。 


我 们 在 院 心 停 了 两 分 钟 才 又 放心 地 回 前 走 。 我 看 见 一 个 小 孩子 跑 
HORT, mPa eT UI OR PRES AY) © CL TET AY) ef HE te HB 
一 个 中 年 妇 人 的 面 影 。 这 是 靠近 我 们 那个 有 洋 铁 副 住宅 的 茅草 顶 的 居 
屋 ， 它 的 东 壁 和 我 们 那些 大 院落 的 第 二 进 车 门 相隔 一 道 土 墙 。 


这 房子 的 东 壁 是 油 作坊 ， 当 中 只 有 通过 一 辆 四 轮 车 的 走道 。 现 在 
征 假 期 ， 铀 坊 的 门 前 捡 着 几 亚 标致 的 马匹 ， 它 们 在 这 样 好 的 天 气 ， 又 
PRS ARIZA, Ur DUR ETE SPE A eR eS A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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迎接 我 们 的 那个 孩子 ， 就 是 兆 祥 ， 罕 着 绸 面 的 年 服 ( 那 是 多 么 新 
的 袍 子 呀 ! ) ， 没 戴 巾 和子 ， 从 那 头 发 上 我 就 看 出 他 是 县 立 小 学 的 学 
生 。 他 就 站 在 两 壁 之 间 的 走道 口上 ， 一 句 话 也 不 说 。 我 们 走 近 ， 他 就 
倚靠 着 土 墙 而 且 低 着 眼睛 控 起 壁 上 的 泥土 来 。 


“ 那 不 是 兆 祥 吗 ? 见 了 我 也 不 叫 一 声 ‘ 大 妇 e'! "和 母 杀 说 话 的 工夫 ， 于 
WH AE HE GE POR To UT aD ARM, FB a 
独特 的 另 一 块 小 天 地 。 


于 二 一群 说话 的 声音 是 那么 高 ， 五 里 以 外 都 能 听 得 很 清楚 。 她 
说 :“ 今 天 什么 风 啊 ， 把 你 给 吹 来 了 ! 新 年 过 得 好 哇 ! 兆 祥 他 九 大 分 
We? 没 出 去 赌钱 吗 ? ”她 差不多 一 口气 说 的 ， 同 时 还 抚 看 我 的 类 
说 : “ 连 儿 今天 得 给 你 十 一 妨 拜 个 晚年 哪 ! SCH Es “你 老人 家 越 
来 越 年 轻 力 壮 了 ， 过 了 这 个 年 有 六 十 了 吧 ? ” 


“六 十 一 啦 1 " 鹤 婆 很 幸福 地 说 。 


“ 快 进 屋 吧 ! 怎么 还 市 着 这 许多 东西 呀 ! 像 走 亲 似 的 ， 兆 祥 快 接 过 
去 。 你 看 ， 见 了 你 大 根 怎么 连 个 礼 也 不 行 ， 越 念书 越 不 懂 礼 道 了 。 你 
看 你 兄弟 多 么 出 妃 。” 实 在 我 一 直 也 没有 作 声 ， 不 过 不 像 兆 祥 那么 性 滁 
地 扭 着 脸 ， 埋 着 眼睛 而 已 。 


JERE ALE EEA BER EBA, FZ BER SY FUR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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候 我 还 没有 出 生 ， 和 母 杀 刚 来 这 个 郭 储 的 山城 不 久 。 她 比 母亲 年 龄 大 ， 
RR AE TE, IRE AEA, POLAR, SES 
征 由 于 父亲 的 年 龄 高 过 于 之 超 。 


晚餐 过 后 的 攀谈 里 ， 母 亲 说 : “我 现在 想起 来 ， 不 知道 年 轻 时 候 怎 
么 那么 老实 ， 什 么 也 不 知道 ， 完 全 听 人 家 摆布 。 大 是 如 今 ， 距 是 下 了 
轿 ， 我 知道 还 有 个 原 房 ， 束 古 离 娟 家 五 十 里 路 ， 我 也 会 当天 走 回 去 
的 。 试 试看 ， 谁 敢 拦 ? 如 今 ， 如 今 束 是 八 人 大 轿 来 返 ， 我 也 不 回 海南 
去 了 ， 在 他 那个 村 子 里 我 没有 一 个 亲人 。” 说 话 时 ， 还 是 充满 了 翌 民 的 
气势 ， 母 杀 已 逐渐 癌 中 年 的 生命 之 路 上 迈进 了 。 


这 次 攀谈 的 主要 目的 ， 是 希望 于 之 超 十 一 权能 给 我 办 理 入 学 手 
续 ， 开 学 那天 ， 让 兆 祥 去 邀 我 。 这 个 目的 ， 母 亲 是 达到 了 。 


上 晚上， 还 要 留 母 杀 斗 纸牌 ， 母 亲 推 荐 了 ， 因 为 克 克 还 留 在 家 里 。 


正月 底 ， 我 入 县 立 两 级 小 学 二 年 级 做 插班 生 了 ， 改 了 学 名 叫 作 姜 
步 足 ， 这 是 级 任 郎 一 松 教师 临时 给 我 起 的 名 字 。 


学 校 的 庭院 宽广 ， 大 门口 有 条 石 铺 的 大 路 直通 正面 问 南 的 校 务 
室 。 窗 下 有 两 块 标 石 夹 峙 的 旗杆 。 而 走道 两 旁 分 列 立 着 两 排 白 杨 ， 树 
尖 比 旗杆 高 出 五 扩 开 外 。 看 起 来 较 在 红旗 河和 遥望 的 高 度 超越 两 倍 了 ， 
而 且 挺 拔 、 标 直 。 那 时 候 树 校 还 是 秃 的 ， 在 高 空 给 风 播 撼 着 的 时 候 ， 
AM PMT RAS, REM EER KH, LA ZA Te 
抽 革 了 ， 尤 其 是 我 们 坐 在 课室 里 安静 地 听讲 时 ， 这 种 声音 更 显著 。 第 
一 学 期 的 印象 ， 只 有 这 一 点 我 是 记得 最 深刻 。 有 了 时 日 杨 树 校 则 的 静 桌 
上 有 一 只 喜 葛 在 嘻 嘻 地 叫 ， 我 束 不 由 得 面向 玻璃 窗 往外 宏 望 ， 我 是 注 
意 天 色 ， 猜 想 是 不 是 该 下 课 了 。 因 为 上 午 教室 里 还 阴冷 ,一 下 课 ， 我 
们 束 可 以 跑 到 操场 上 去 晒 太 阳 。 这 有 是 在 学 校 里 最 幸福 可 贯 的 一 刻 了 。 
操场 是 在 校 务 室 表面 的 ， 征 一 片 足 有 半 亩 广 的 平地 ， 场 中 心 ， 南 北 各 
有 两 株 捡 球 网 的 木 桩 。 北 端 是 城墙 的 一 部 分 。 春 寒 的 日 子 ， 那 族 土 墙 
苹 瘟 暧 的 ， 染 满 黄 金色 的 阳光 ， 我 们 整 在 那儿 互相 拥挤 着 ， 谁 部 想 背 
靠 着 它 ， 面 阳 取 暖 。 操 场 的 三 分 之 二 是 在 阴影 里 ， 阴 影 边缘 若是 有 小 
影 蠕 动 ， 那 么 校 务 宝 的 屋 有 上 一 定 有 铅 子 走动 了 。 


我 的 答 友 ( 忆 当中 ， 金 锁 儿 是 最 使 我 钦佩 的 ， 同 学 间 也 以 他 的 穿戴 
最 讲究 。 他 的 春季 制服 显 出 他 英俊 的 风度 ， 袖 口 露 出 毛 内 衣 的 绿 边 
缘 。 诱 惑 人 的 毛 织物 哇 ! EAB Ce me ERY T° KAS 
春季 制服 ， 可 是 罕 在 他 身上 束 显 得 又 紧 义 小 ， 因 为 那里 边 还 套 着 短视 
例 ， 我 面 对 着 他 ， 时 时 担心 他 胸口 那 排 纽 子 会 突然 爆 开 来 。 而 且 兆 祥 
也 不 及 金山 儿 能 干 、 有 生气 。 最 初 领 我 报名 的 时 候 ， 他 那么 迁 组 地 老 
EREVAN Ba, tise: “等 着 ， 他 们 报 完了 再 进去 。” 而 金 锁 儿 
人 碰见 我 却 欢呼 痢 跑 过 来 ， 排 开 许多 学 生 ， 把 我 拉 进 去 ， 和 是 那么 迅捷 地 
代 我 办 完了 入 学 手续 。 他 十 那么 愉快 ， 又 得 教师 们 的 欢心 。 然而 今年 
他 是 降级 了 ， 本 来 比 我 高 一 班 ， 现 在 和 我 同 野 上 课 了 。 他 十 那么 欣喜 
地 表示 他 能 和 我 同 级 是 怎样 愉快 ， 我 们 的 感情 顿 然 增加 了 “。 后 来 对 兆 
祥 ， 我 又 敬重 起 来 。 他 十 用 功 的 ， 教 师 们 也 很 爱护 他 ， 可 是 又 总 不 及 
对 金 锁 儿 那么 亲切 ， 那 么 心 欢 兴 浓 地 谈 笑 。 在 学 校 里 ， 我 和 兆 祥 是 不 
常 碰面 的 ， 因 为 他 是 三 年 级 学 生 ， 可 是 一 出 学 校 ， 就 是 我 们 三 个 人 的 
世界 了 。 


这 正 是 初春 的 好 天 气 。 城 外 的 北 郊 ， 痢 鲜明 目 ， 球 散 着 醉人 的 土 
塘 所 有 的 和 否 气 。 海 升 各 戏院 子 那 座 高 厦 的 屋顶 玻璃 窗 反 射 厦 炫 目的 阳 
光 。 辽 远 的 黄色 田野 ， 现 着 金色 水 光 。 五 里 外 的 北面 山岭 ， 还 有 日 日 
的 积 雪 ， 可 是 也 有 金色 的 水 流出 现 了 。 星 期 天 傍晚 ， 我 们 束 在 这 块 地 
方 挖 小 寻 业 。 这 是 礼拜 六 就 邀 好 了 的 ， 男 外 还 有 魏 学 文 ， 那 个 用 七 放 
著 侯 腰 市 的 木匠 的 儿子 。 


我 们 各 人 这 着 一 个 柳条 编 的 小 篮子 ， 一 柄 锅 名 。 我 是 育 着 母亲 在 
信 奖 手 里 抢 来 的 。 她 站 那么 仁慈 地 低 声 招呼 着 ， 说 是 要 告诉 母亲 ， 我 
可 是 径 目 欢 叫 着 ， 逃 开 了 。 

当 我 们 一 走 过 海 升 系 戏 院子 的 左 侧 的 空地 ， 了 眼前 束 现 出 稠密 的 坟 


地 来 。 这 和 海 升 系 戏院 子 育 后 的 坟墓 不 同 的 ， 坟 土 全 作 长 方形 ， 而 且 
有 木 制 的 十 字 架 ， 和 那些 坟 一 样 地 稠密 。 我 们 就 全 在 十 步 以 外 立 住 


了 。 我 们 也 不 知道 为 什么 集 住 了 。 还 记得 当时 我 是 审视 着 金 锁 儿 的 神 
色 集 下 来 的 。 我 们 差不多 全 以 他 的 举止 为 标志 的 。 那 时 他 的 两 辟 在 身 
后 抓 着 柳条 仅 ， 我 也 那么 做 了 。 


他 说 :“ 这 古 些 犯罪 人 的 坟 。” 说 话 时 注意 着 那些 陈旧 的 十 字 架 。 
魏 学 文 问 : “十 砍 关 死 的 吗 ? ” 


“这 里 有 无 头 风 ! 快 跑 哇 ! ” 金 锁 儿 下 欢呼 着 跳 开 去 了 。 我 也 束 不 
由 得 逃 开 ， 只 跑 了 五 步 路 ， 回 头 殴 望 见 兆 人 祥和 殊 学 文 还 站 在 那里 望 厦 
我 们 。 焰 祥 脸 上 现 出 不 明白 我 为 什么 那么 跑 的 神气 。 殊 学 文 古 那 么 镇 
静 ， 而 且 不 悄 注意 金 锁 儿 那 种 故 作 的 辫 虚 似 的 ， 至 于 兆 祥 ， 束 是 连 这 
么 一 点 反应 都 没有 ， 完 全 目 然 地 、 一 无 所 感 地 走 来 了 。 我 就 立刻 目 情 
起 来 。 那 是 一 个 无 因而 胆 惰 的 孩子 所 有 的 羞愧 ， 嘴 里 还 装着 名 无 其 事 
Mink: “ROR! "RT Lae BULK: “POR! 我 找到 这 么 一 片 
哪 ! ”他 是 指 大 小 寻 呈 说 的 。 我 们 的 习惯 是 谁 完 找到 一 块 小 嫩 业 多 的 地 
方 ， 谁 苞 有 独占 的 权利 。 在 这 工夫 ， 我 才 发 觉 原来 他 在 那些 长 方形 坟 
天 前 停 下 ， 有 是 故意 愚弄 我 们 。 束 想 和 兆 祥 联合 ， 另 外 找 地 方 ， 根 本 惑 
不 到 他 所 占 的 地 方 的 附近 去 。 


魏 学 文 就 说 ，“ 荆 以 文 什么 也 不 懂 ， 净 驴 人 ， 那 是 日 俄 战争 时 候 ， 
阵亡 的 俄国 兵 的 幕 地 ! * 


“ 谁 说 的 ?” 
“于 兆 祥 说 的 。” 他 又 问 兆 祥 ，“ 是 吗 ?” 
“那些 十 字 架 是 基督 教 的 记号 。 只 有 俄国 人 才 信 基 督 教 ， 他 们 死 


了 ， 坟 上 束 插 上 这 个 记号 。” 于 兆 祥 说 , “我们 快走 吧 ! 好 地 方 部 叫 荆 
Dee fe? 


我 又 对 于 兆 祥 怀 着 崇敬 的 友爱 了 。 觉 得 金 锁 儿 一 点 学 问 也 没有 ， 
而 且 是 个 降级 生 。 我 听见 魏 学 文 在 他 身后 叫 ; “你 挖 了 多 少 了 ? "他 正 
向 他 那 面 跑 。 


“从 这 里 到 那 松 树 底 下 都 是 我 的 地 方 ! ” 金 锁 儿 防 戒 魏 学 文 侵犯 他 
的 边界 似 的 。 寿 是 他 对 我 说 ， 我 一 定 不 理 他 了 ， 可 征 魏 学 文 还 要 望 户 
他 的 柳条 篮 和 子 ， 看 看 他 控 了 多 少 。 


金 锁 儿 望 见 我 望 他 的 眼睛 异样 了 ， 融 癌 我 招手 : “过 来 呀 ! ” 


RRM IEE UL: “咱们 不 去 。”* 正 在 距 踏 工夫， 听见 老 远 传 来 了 呼 
声 : BR! ”这 是 从 对 面 那 块 蜗 地 上 传 来 的 。 我 们 之 间隔 看 一 条 车 
道 ， 这 车 道 古 通 疝 北 大 营 的 ， 现 在 正 有 一 些 大 兵 陆续 地 疝 回 走 着 。 他 
们 消磨 了 这 一 天 的 假日 ， 是 带 着 满怀 的 愉快 欧 谈 着 ， 听 声 ， 离 我 站 的 
地 方 只 有 二 三 十 步 ， 话 声 很 清楚 ， 可 是 望 不 见 人 ， 因 为 我 们 也 十 在 高 
地 上 。 那 条 路 是 夹 在 两 旁 高 地 之 间 的 低谷 当中 ， 又 加 路 两 边 的 三 五 丛 
古老 的 松林 答 立 着 ， 先 前 对 面 高 地 上 早 就 有 一 伙 按 小姑 沫 的 ， 可 没有 


注意 到 招呼 我 的 是 袁 家 宝 。 我 们 在 海 升 大 舞台 已 经 有 过 一 次 面 缘 ， 在 
校 里 又 是 同 级 生 ， 可 是 并 不 怎么 接近 。 


金 锁 儿 突然 走 到 我 面前 来 ， 脸 色 激 香 ， 手 锭 上 还 挂 痢 淫 的 泥土 ， 
癌 我 说 :“ 连 儿 ! 不 要 过 去 。 搭 理 他 们 做 什么 ， 咱 们 目 己 有 地 界 。” 他 
现在 是 那么 杀 昵 地 挟 着 我 的 璧 膀 ， 叉 向 兆 祥 说 :“ 咀 们 在 一 块 挖 ， 来 
呀 ! ”我们 立刻 又 亲昵 地 聚 在 一 起 了 。 


因为 袁 家 至 是 满族 旗 忆 的 孩子 。 在 学 校 里 ， 移 民 子 弟 和 当地 学 生 
征 分 作 两 派 的 ， 而 且 各 不 相 犯 。 在 校外 这 种 敌视 的 界限 惑 明 显 了 ， 他 
们 喊 我 们 “山东 棒子 ”“ 烘 发 户 ” 我 们 叫 他 们 "大麻 哈 ” 破 落户 ”， 因 为 他 
们 大 多 数 是 出 身 于 八旗 的 旺 族 ， 他 们 高 贯 的 家 寿 从 清末 宣统 退位 才 开 
人 惨败 下 来 。 满 汉 间 相互 敌视 的 风气 有 着 极 远 的 源 果 ， 在 大 清 一 统 的 
那些 年 代 ， 任 何 一 旗 旦 族 子 第 ， 都 可 以 随便 侮 厨 “ 民 人 ”学 生 ， 一 九 一 
一 年 蔷 亥 时 命 ,“ 民 人 ?子弟 才 得 到 报复 的 机 会 ， 承 由 这 延续 下 来 ， 直 
到 现在 还 是 相互 侮 乱 的 。 我 很 容易 接受 了 金山 儿 的 命令 ， 完 全 十 育 目 
的 ， 只 知道 他 们 有 是 满洲 旗 户 而 已 。 实 际 上 人 金 锁 儿 之 所 以 嫉 视 他 们 ， 完 
全 是 由 于 他 们 对 降级 生 的 嘲笑 。 


魏 学 文 还 向 囊 家 宝 喊 ， 两 手 做 着 传 声 简 的 样子 “你 们 那 多 不 多 
wR? ， 


那 时 候 ， 金 锁 儿 就 向 他 望 了 一 下 ， 有 眼色 中 舍 着 按 不 和 责怪 ,仿佛 
魏 学 文 震 继续 和 他 们 讲话 ， 束 要 把 他 张 赶 开 去 。 我 也 恶意 地 招呼 他 的 
名 字 :“ 魏 学 文 ， 你 乱 喊 什么 ? ”我 想 他 目 己 不 赶快 控 ， 为 什么 老 是 注 
意 人 家 控 的 多 少 ， 却 不 是 九 视 他 和 训 家 宝 打 招呼 。 


不 久 松 林 有 男 眉 的 鸣叫 声 了 ， 声 音 钙 那么 清楚 ， 附 近 是 那么 客 
静 。 现 在 陪伴 我 们 的 只 有 附近 的 直到 和 古老 的 松林 了 。 天 气 突然 瞳 下 
来 ， 我 首先 望 见 西边 的 一 块 马 云 ， 逐 潮 扩展 着 。 松 林 的 风 涛 吗 鸣 ， 罕 
气 已 有 潮湿 味 儿 ， 服 看 倾 金 大 雨 束 要 降临 了 。 我 们 都 跟随 金 锁 儿 跑 到 


松林 奈 下 去 。 金 锁 儿 跑 的 当 儿 ， 畅 声 高 叫 着 ， 我 也 立刻 高 声 欢 呼 ， 气 
思 顿 然 愉快 起 来 ， 仿 佛 我 们 给 大 雨 淋 一 场 ， 是 最 幸福 的 一 样 。 


“我 们 回 不 去 家 了 吧 ? ”是 魏 学 文 的 声音 。 
“ 听 ! PRL, “礼拜 香 打 钟 了 ， 四 点 了 。” 


我 静 静 地 立 在 松树 背后 ， 突 然 感 觉 到 天 色 黑 得 可 怕 。 我 想 : 坟 地 
里 若是 突然 有 个 鬼 出 来 ..….. 又 想 这 时 候车 是 在 家 里 ， 有 了 暧 蚊 、 有 煤油 
灯 ， 是 多 么 安 适 呀 ! 


双 然 传 来 巨大 的 一 声 爆 响 ， 西 方 的 天 隆 鸣 雷 了 ， 接 着 雷 声 友 稀 地 
滚动 不 休 。 二 次 闪电 ， 大 雨 就 倾盆 落地 了 ， 远 近 一 片 猛烈 的 雨 声 ， 这 
是 春天 第 一 次 雨 。 我 们 的 四 周 现在 全 是 一 片 雾气 。 只 在 绿色 的 闪电 
下 ， 可 以 看 见 坟墓、 十 字 架 林 .…… 

“ 金 锁 儿 哥 ! "我 小 声 招呼 。 

“做 什么 ? ” 

“你 在 哪儿 呢 ?” 

“在 这 里 。” 金 锁 儿 也 小 声 说 ，" 我 们 今 晚 上 回 不 去 了 。” 


“这 里 一 定 会 有 胡子 。” 浪 伞 低 声 说 , “去 年 束 在 不 远 ， 有 一 个 人 给 
HOES 。” 

我 们 立刻 拥挤 在 一 起 。 魏 学 文 用 青 抵 着 树 ， 环 抱 着 我 ， 我 的 胸口 
前 是 兆 祥 。 天 色 完 全 半 了 ， 人 金 锁 儿 挤 在 我 们 和 旁边 ， 每 一 次 内 电 ， 我 都 
望 见 他 的 眼睛 盯 视 着 那 些 坟墓 间 的 十 字 织 出 神 ， 而 且 他 的 脸色 苍白 ， 
雨水 从 他 的 头发 上 淋 注 地 滴 流 着 。 


“你 别 回 那 边 望 ! ?我 小 声 求 他 。 


他 突然 向 我 们 一 扑 ， 我 们 就 尖锐 地 一 声 狂 呼 ， 那 是 怎样 的 一 声 狂 
叫 哇 ! 等 到 金 锁 儿 说 给 脚 展 下 的 石头 滑 了 一 下 ， 我 们 束 又 沉默 了 ， 似 
乎 逃脱 出 一 个 可 怕 的 关口 。 这 时 雨 何 了 ， 可 是 我 们 依然 站 在 那里 相互 
卫 护 着 。 我 们 的 眼睛 你 怖 地 望 着 黑 的 筋 气 ， 睡 得 可 怕 地 大 ， 念 佛 我 们 
四 周 随时 会 跳出 一 个 可 怕 的 人 来 。 真 的 ， 不久 我 们 听见 一 种 声音 了 。 


“什么 ? ” 


“ 别 | 呵 ! ” 
“有 鬼 ! ” 魏 学 文 说 。 


忠 在 那 时候 我 们 听见 训 家 宝 的 喊 声 了 了。 我 们 的 面前 出 现 了 模糊 的 
灯光 ， 一 团 薄弱 的 光辉 ， 立 刻 使 我 们 镇 静 下 来 。 


cote? RRM! ” 


“BPR! Wenner es, “他 们 在 这 儿 呢 ! ”他 是 对 背后 的 
大 人 说 的 。 


“ 连 哥 儿 ! 你 们 这 些 孩 于 ， 怎 么 天 要 下 雨 了 还 不 赶快 往 家 跑 ， 寿 不 
是 家 宝 回去 说 ， 你 们 不 得 在 这 淋 一 夜 ! 我 就 想 你 们 不 会 走 嘛 ! 这 是 谁 
家 的 孩子 ? 你 驳 不 知道 怎样 着 急 呢 ! CA eH), Ale NA 
楚 他 的 脸 。 


等 到 街 口 ， 我 才 知 道 他 束 是 韩 四 叔 的 亲家 袁 世 彬 。 我 一 声 不 啊 地 
离开 他 了 。 他 说 : “好 好 地 走 哇 ! 别 心急 。 到 大 街 上 啦 ! 还 怕人 什么? ” 


“好 ! ”我 就 这 么 应 一 声 。 而 且 淋 得 浑身 全 是 水 ， 却 不 知道 是 怎么 
湿 的 。 在 松林 里 我 是 一 点 也 没有 感觉 到 我 浑身 被 雨水 淋 湾 了 。 


我 也 不 知道 什么 时 候 和 兆 祥 分 的 手 。 仿 佛 我 们 谁 也 没 想 到 谁 ， 束 
各 目 低 着 头 回 家 了 。 


我 的 手 里 还 提 痢 湿 淋 亲 的 制帽 ， 束 那么 踊 踊 地 迈进 上 门口 ， 我 完全 
把 丢 在 松树 下 的 柳条 人 包子 和 手 镜 起 记 了 。 我 的 脸色 一 定 是 没有 血气 
的 、 青 日 的 ， 我 的 衣服 全 湿 透 了 呀 ! 每 走 一步 ， 鞋 子 融 发 出 哪 哪 的 水 
声 。 我 听见 母 共 在 父亲 休 忌 室 里 的 谈话 声 ， 仿 佛 谈 得 正 热 烈 、 正 起 
神 ， 而 我 的 出 现 ， 就 把 那 热 烈 的 攀谈 停止 了 。 者 不 是 母亲 正在 愉快 而 
兴 理 的 气氛 里 ， 我 一 定 要 受 责 问 的 。 可 是 现在 母亲 只 惊 呼 独 : “你 快 看 
看 你 兄弟 吧 ! ike AEA AA Ma): “这 是 在 哪儿 淋 
的 ? RAR POR, VER RE UR ZS He SEM! 玩 迷 了 ， 下 大 雨 也 不 知道 
短 。” 从 母亲 的 第 一 句 话 里 ， 束 听 出 母亲 的 惊 呼 里 市 着 欢喜 ， 我 也 束 突 
了 ， 并 不 说 出 在 北 郊 那 可 怕 的 遭遇 。 


RRB EEN SL, (ARO SIL © HA ee eG, 

母 杀 却 叫 他 的 乳名 二 宝 。 他 刚 从 山东 来 ， 浑 映 一 色 乡 土气 。 罕 着 新 的 
粗布 棉 认 ， 腰 上 结 着 监 布 腰围 于 ， 腰 围 于 上 挂 着 组 伦 的 烟 口袋 。 他 的 
吴 体 健壮 ， 有 着 一 个 将 军 所 有 的 骨骼 ， 面 部 的 前 额 宽 广 ， 惧 宇 间 的 气 
质 是 肾 磷 的 。 他 的 育 后 坐 着 一 个 矮小 的 媚 妇 ， 坐 次 很 端 肃 ， 然 而 却 很 
妖 ,， 一 户 她 的 脸 ， 首 先 束 注意 到 她 那 黑 黑 的 两 个 朝天 蜡 筷 。 最 初 我 望 
她 的 时 候 ， 她 就 癌 我 微笑 ， 仿 佛 我 一 进门 她 束 户 着 我 ， 准 备 好 她 的 微 
笑 似 的 。 可 古 我 不 向 她 笑 。 


等 我 换 好 衣裳 ， 惑 跑 到 母亲 号 前 ， 让 她 给 我 结 纽 子 。 父 亲 说 : “给 
你 二 哥 二 媳 鞠 躬 。 过 来 ， 站 在 这 边 ， 我 看 看 你 进 学 符 了， 十 不 是 学 会 
行礼 啦 ! ”父亲 这 是 第 一 次 表示 他 对 我 入 学 的 欢喜 。 母 亲人 包 黑 我 : “过 
去 ! 到 你 爸爸 那 去 呀 ! ”可 是 到 底 我 给 推 丘 了 ， 几 次 望 厦 父 亲 想 走 过 


去 ， 终 于 还 是 伏 在 母亲 的 腿 上 ， 低 着眼 睛 装 作 什么 也 没 听 见 。 痿 学 礼 
在 那 时 候 也 停止 了 说 话 ， 向 我 注视 着 。 


“那么 你 和 狗 呢 ? ”母亲 和 痿 学 礼 又 恢复 对 谈 了 。 


交 学 礼 说 : “我 们 当 小 的 ， 他 坪 老 的 ， 我 们 又 能 说 什么 。 束 这 样 我 
驳 把 奶 所 剩 下 的 家 底 ， 都 所 过 去 了 。 反 正 我 女 是 埋 到 土 里 去 的 人 啦 ! 
她 又 不 会 再 给 我 们 争 理 。 老 大 家 的 又 会 哄 ， 若 是 我 女 手 里 有 两 再 体 已 
地 ， 也 管 保 从 驳 手 里 哄 去 了 。 我 们 弟兄 不 分 家 ， 日 子 吏 过 不 下 去 了 。 
还 没有 分 ， 老 大 家 的 束 把 持 着 ， 什 么 也 不 能 过 问 。 娘 子 ! 你 不 信 问 问 
你 侄 媚 妇 ， 古 不 是 大 嫂 从 厦大 哥 要 分 的 ? ” 


她 就 说 “反正 我 是 听见 他 们 两 口子 说 过 ， 早 一 天 各 立 门 灶 ， 早 一 
天 过 安静 日 子 。” 


“你 向 二 嫩 子 说 说 大 媳 在 我 背后 ， 说 过 些 什 么 话 吧 ! » 
“说 什么 话 ? 还 不 是 说 ， 咱 们 亏 着 她 ! ” 


“是 呀 ! ”才学 礼 说 , “你 倒是 说 她 怎么 说 的 呀 ? 一 名 一句 地 说 给 二 
PUTO |” 

“反正 她 说 过 不 中 上 听 的 话 。 娘 死 的 那 几 天 ， 她 趁 着 人 多 手 杂 的 ， 就 
背 着 人 把 一 口袋 麦子 往 莲 叶 她 大 田家 里 送 。 她 早 就 存心 ， 女 一 死 就 分 
RT, MRE ME! ” 


“ 那 为 什么 你 早 不 说 ? ? 22474 IA] 
“ 嘻 说 ， 你 还 得 听 ! 女 病 重 的 时 候 我 不 古 说 过 ， 她 慷 记 着 那 两 口 老 


衣柜 呢 ! 可 是 你 还 得 听 啊 ! 那天 我 亲眼 看 见 莲 叶 在 咱 娘 发 暴 的 时 候 去 
开锁 ， 我 向 你 说 ， 你 就 是 那么 一 句 老 话 ，: 不 会 呀 '! ” 


交 学 礼 在 这 时 候 融 叹 了 一 口气 ， 仿 佛 说 :“ 当 时 我 真 糊涂 哇 ! 如 今 
什么 话 也 不 要 阅 了 。? 低 着 头 ， 在 绣花 烟 口 袋 里 用 短 柄 烟 管 攻 起 烟 来 。 
在 他 问 老 效 的 时 候 ， 他 的 脸色 十 激动 的 ， 仿 佛 气 恼 她 在 那样 紧要 的 天 
玉 尽 说 些 废话 ， 这 时 候 那 种 不 欢 的 神色 是 消解 了 ， 从 头 到 尾 赞叹 起 他 
的 老 交 来 ， 仿 佛 目 己 完 全 不 如 她 有 远见 似 的 。 


当 净 学 礼 夫 妻 问 对 的 时 候 ， 母 杀 一 直 注 意 听 着 的 ， 并 且 我 望 见 母 
杀 时 而 同 父 亲 望 一 下 ， 时 而 癌 驮 姿 望 一 下 。 前 一 种 眼神 是 有 审 察 性 
的 ， 想 知道 父亲 对 这 事件 的 态度 ， 后 一 种 眼神 是 不 层 昕 的 意思 。 这 种 
不 导 听 的 姿态 是 同情 净 学 礼 夫妻 的 ， 似 乎 说 : “你 看 看 老大 这 人 多 坏 
呀 ! 这 样 欺 侮 他 兄弟 。” 日 后 ， 我 才 知 道 母 亲 所 以 对 伯父 抱 着 反感 ， 坪 
由 于 伯父 在 母亲 婚礼 仪 程 正 进 行 的 当 儿 ， 曾 经 主张 母亲 该 拜见 父亲 的 
原配 妻子 的 ， 那 束 古 说 应 该 遵守 上 古训 以 妆 礼 员 拜 。 母 杀 中 年 以 后 
说 : “幸而 那 时 候 才 家 庄 上 还 有 些 懂事 的 明日 人 人， 说 是 民国 不 兴 来 这 一 
套 。 亏 得 他 主持 大 局 的 大 伯 说 出 口 来 ! "对 大 房 姜 学 义 夫 妻 ， 母 亲 也 是 
收视 的 ， 因 为 第 一 次 进 见 母亲 的 时 候 ， 称 呼 母亲 作 * 小 妨 儿 ”， 当 时 母 
亲 就 质问 : “这 是 谁 教 你 们 的 .……” 从 这 里 就 可 以 知道 母亲 为 什么 嫉 视 
海南 岸 的 家 乡 ;为 什么 坚持 着 在 这 块 满 汉 俄 韩 杂居 的 城市 久居 了 。 


父亲 一 直 是 不 关心 姜 学 礼 夫妻 当时 的 对 谈 的 。 不 知道 父亲 为 什么 
那样 愉快 ， 当 他 们 谈话 的 声音 充满 屋子 的 当 儿 ， 父 亲 就 拉 着 我 的 手 ， 
故意 小 声 说 : “你 到 哪儿 玩 去 了 7? ” 

不 告诉 你 。” 我 也 小 声 说 。 

“怎么 不 告诉 我 呀 ?” 


我 就 一 支 腿 路 在 父亲 的 膝 上 ， 附 在 父亲 的 耳 边 说 “我 到 城 外 乱 莫 
岗子 背后 那 块 高 地 去 过 。” 


父亲 现在 就 同 母 杀 说 :“ 好 哇 .…...” 


“ 妈 ! 你 不 要 听 。? 我 急忙 资 。 而 且 立 刻 投 号 在 母亲 怀 里 ， 极 力 干 
扰 痢 母亲 的 广 意 。 


SOR AME BOE AR SK AER ZC, BIER ASR: “你 不 管 管 
他 呀 ! 跑 到 乱 葬 岗子 去 了 。” 

“不 是 乱 匡 岗子 。? 我 辩 日 着, SEAL, ARLE bE 
背后 的 高 地 上 。” 


母 杀 也 没有 听 清 楚 ， 母 杀 当 时 以 为 父 菜 和 我 作 页 呢 ..…... 她 目 己 正 
HE ae ARSE a] SEA SLR, MAPS Rh: “到 一 边 玩 儿 去 ! ”我 
想 ， 母 杀 那 时 束 是 听 到 ， 也 不 会 责问 我 的 ， 她 的 注意 完全 集中 在 净 学 
LABRET ° 


“分 家 以 后 ， 连 时 她 爷爷 在 什么 地 方 吃饭 呢 ? ” 


“轮流 着 ， 一 家 五 天 。"” 净 学 礼 说 , “我们 走 的 工夫 ， 交 代 给 和 营 权 家 
的 学 仁 了 。 我 们 分 到 手 那 两 南 半 洼 地 ， 就 是 押 给 学 仁 家 的 ， 寿 不 这 
He, TER Ale! FT Am AR, BA, ZAM MANE, WA 
他 家 担负 了 。” 


“海南 还 太平 ? ”父亲 改换 了 另外 的 话题 。 显 然 他 是 不 愿 听 下 去 
Te 


ha, ACLU OE eal o ENE, HIEK 
/\\, @BBGIL TALAES °e ILA, ILBRT, WILAMBRT 全 及 有 一 
天 不 过 兵 的 。 说 到 这 儿 ， 他 就 把 短 柄 烟 管 从 口 里 拿 出 来 了 ， 可 见 这 一 
话题 义 是 他 所 人气 惯 的 : “晚上 还 得 轮班 打 更 。 那 些 军队 夜里 利 利 出 来 割 
FERRIRS, 2PM, CA, RUUD REI! pce TEM EEE 
两 天 ， 河 边 的 树 束 得 给 他 们 砍 倒 两 三 标 。 他 们 军队 用 不 了 这 些 烧 荣 
的 ， 拆 两 三 根 大 核子 也 够 了 ， 都 是 外 庄 人 借 痢 因由 来 偷 着 砍 的 。 去 年 


一 年 ， 肥 正明 们 庄子 上 的 树木 ,多 了 没有 ， 十 三 四 棵 大 树 是 偷 着 砍 
了 。 和 守夜 的 吧 ! 听 到 动静 ， 只 能 老 远 喊 喊 ， 谁 敢 走 过 去 呀 ! 反正 大 是 
外 村 人 来 偷 着 割 庄 称 ， 也 有 当 作 军队 放任 着 的 ， 胆 小 的 呢 ， 听 见 喊 声 
束 跑 了 ， 心 想 这 是 外 庄 人 ， 人 退 赶 上 去 吧 ， 跑 不 几 步 就 听见 枪 声 了 ， 谁 
敢 上 前 哪 ! 外 庄 硅 是 有 军队 过 夜 呢 ， 咀 们 庄子 上 也 有 人 去 趁 火 打 动 
的 ， 真 是 鬼 介 人 ， 人 得 鬼 的 年 月 。 大 是 南 军 在 庄 和 于 上 住 就 安顿 一 点 ， 
听见 动静 奶 上 去 ， 十 之 八 九 是 外 村 的 人 偷 树 。 因 为 南 军 还 规矩 ， 不 管 
动 什么 都 问 老 百姓 一 声 。 二 叔 那 块 打 专 场 角 上 ， 不 是 有 块 老 树 根 吗 ? 
他 们 问 过 娘子 才 刨 出 来 .…2” 


父亲 问 : “ 哪 块 老 树 根 ? ” 
“就 是 二 权 打 麦 场 西 墙角 上 的 那 块 。” 
“怎么 ? 那 棵 槐 树 砍 了 吗 ? ” 

“Hi Ty! ” 


“这 是 谁 的 主意 ? EMR ERE ET POR, BURST, BIA 
PAS Tete T° PY BAVRUME— “ATT Ay, RARE TUE? ” 


“eM ASE, MARL ANALIE T° ”县 学 念 小 声 说 。 
“做 什么 砍 的 ? ” 
“AN RU Te aH oe So Be ache Bh RM BS PB...” 


母亲 用 鼻子 哼 了 一 声 说 : “ 整 年 的 收成 ， 就 是 大 把 向 外 扬 ， 一 个 人 
也 扬 不 完 哪 ! 还 不 让 她 娘家 哄 去 了 。 反 正 她 一 个 人 守 着 那 二 十 雷 地 过 
去 吧 ! 还 管 这 么 一 棵 树 两 棵 树 的 做 什么 1 ” 


父亲 束 实 着 说 :“ 二 宝 ， 你 来 得 正 合 你 娘子 的 心 。 她 要 在 关东 安家 
久 住 啦 ! 我 可 是 什么 也 不 管 ， 你 问 问 你 娘子 有 什么 打算 吧 ? ”又 问 母 杀 
说 : “说 说 ， 你 怎么 安排 你 侄子 和 你 侄 召 妇 吧 ! 我 听 听 你 的 打算 。” 


EER SET, Ul: “我 横 从 有 地 方 安排 他 们 ， 融 不 用 你 操 
iE © ”3 


“那么 说 呀 ! ” 


我 望 见 母 杀 的 笑容 ， 心 里 也 了 就 觉得 喜欢 父亲 。 又 望 见 崔 姿 也 愉快 
地 微笑 着 ， 她 是 靠 门 站 着 的 ， 显 出 环 神 的 样子 ， 一 动 也 不 动 地 望 厦 父 
亲 的 脸色 。 


母亲 说 : “ABA, LE BSS SE i A ABR By 
ny? 


“你 的 主意 ， 我 怎么 知道 呢 ? ” 

“我 这 不 是 和 你 商量 吗 ? ” 

“我 头 一 回 听 见 你 有 什么 事 和 我 商量 。” 父 亲 舌 着 说 ,“ 俯 姿 你 说 旦 
Ne? 真 古 有 能 为 ， 我 什么 都 不 知道 ， 连 儿 束 戴 上 制帽 了 。 还 说 和 我 


商量 啦 | ” 


“和 你 商量 你 还 得 听 啊 ! ”母亲 避 开 脸 ， 仿 佛 避 开 一 种 不 愿 见 的 东 
西 。 


父 杀 的 脸色 是 浴 福 的 ， 就 是 这 有 训 说 意味 的 话 也 是 出 自 善 意 的 。 
交 学 礼 用 另外 一 种 眼神 望 厦 母 杂 ， 虽 然 望 见 父 亲 的 笑容 也 笑 突 ， 可 是 
那 种 笑 的 方式 ， 表 示 他 走 注 意 着 不 同 的 问题 ， 和 他 的 命运 有 切 吴 关联 
的 问题 。 学 礼 嫂 却 是 完全 融化 在 父亲 和 母亲 的 笑容 间 了 ， 移 前 她 说 话 
的 时 候 ， 满 脸 人 怀恨 似 的 ， 而 且 听 见 她 丈夫 说 到 “老大 家 的 ”那个 词 ， 怒 


气 台 加 倍 了 。 除 了 笑 的 时 候 ， 她 的 嘴 永 远 是 财 着 ， 仿 佛 她 的 一 生 所 史 
尽 和 是 些 完全 不 如 意 的 迫害 。 

现在 父亲 站 起 来 ， 不 胜 疲 倦 地 伸 着 臂膀 。 同 时 说 : “BUSES 
MAE +, BABRVE? "口气 念 惰 思 睡 的 样子 。 


“让 他 全 家 去 经 管 澡 顶 子 山 那 个 色 棚 好 了 。 划 给 他 十 吉 地 ， 给 他 开 
欧 日 种 不 好 吗 ? ” 


“也 好 ! ” 父 杀 最 后 说 , “你 们 就 在 这 屋 睡 一 夜 吧 ! Be EZ HEC HE 
安排 地 方 。” 


这 天 晚上 ， 我 很 久 不 能 入 睡 ， 想 着 遗 失 在 乱 葬 岗子 的 松树 的 下 的 
手 久 和 柳条 篮 ， 想 着 喜 家 至 ， 我 起 初 不 知道 袁 世 梢 殉 是 他 的 父亲 。 人 入 
和 久 不 能 入 睡 的 另外 原因 ， 征 窗外 的 月 亮 很 日 ， 远 处 的 屋 胜 上 有 一 只 黑 
狂 在 轻 缓 地 走 痢 。 月 下 还 有 一 两 声 峙 吗 ， 这 是 春 天 第 一 次 峙 吗 。 而 且 
东 间 社交 和 学 礼 夫妻 的 谈话 声 ， 老 是 无 休止 地 传 来 ， 夹 着 低 低 的 叹 奶 
和 压制 着 的 低 低 的 惊 呼 ， 她 是 入 神 地 听 关 乡土 的 一 些 消 居 呢 ! 而 那 低 
呼 是 妆 学 礼 重 浊 的 声音 ， 我 还 清楚 地 听 到 几 个 字 , “怎么 ? 关东 山 夏天 
蚊子 也 不 进 屋 ， 真 是 怪事.…...” 


[l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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忠 雇 工 重新 修理 住所 ， 在 门窗 前 面 筑 立 起 一 个 整 涪 的 小 院落 来 。 每 次 
我 放学 回 家 ， 都 看 见 父 亲 在 院 心 里 ， 不 是 监工 ， 驳 是 用 脚 把 石子 收集 
到 一 起 ， 招 呼 入 姿 用 艇 短 倒 出 去 ， 那 是 父亲 内 心 充满 了 舒适 而 安静 的 
表现 。 所 以 另 立 院 落 ， 为 的 是 按 除 那 位 高 丽 住户 招引 来 的 烦 扰 。 


这 位 高 丽 邻 居 的 家 主 叫 朴 斗 实 ， 是 一 个 有 历史 的 高 丽 侨民 了 “。 日 
本 没有 在 我 们 县 城 设 领事 馅 以 前 ， 他 是 来 往 图 们 江 两 岸 秘密 贩运 烟 土 
的 私 贩子 ， 而 且 有 着 朝鲜 庆 源 府 大 日 本 外 务 特派 员 的 头衔 ， 很 快 地 村 
斗 实 束 变 成 吴 城 所 有 的 汉 满 吝 家 里 所 欢迎 的 外 宾 了 “。 大 清 帝 国 还 没有 
月 毁 时 ， 朴 斗 实 驳 拥有 一 两 万 金 票 的 财产 了 ， 而 且 脱 控 了 高 丽 乡绅 所 
罕 的 日 色 长 饮 ， 换 了 中 国 绅士 的 狠 束 。 而 且 从 图 们 江西 市 来 他 的 姿 容 
妈 好 的 年 轻 太 太 和 和 密 嘉 。 现 在 朴 斗 实 是 四 十 岁 开 外 的 人 人 了， 面容 经 营 
内 着 有 礼 铝 的 笑 意 ， 有 眼睛 却 是 狭 上 昧 的 ， 在 他 突 的 时 候 仿佛 说 : “你 们 中 
国人 就 要 亡 了 。 我 们 快 一 样 了 。” 他 是 以 领事 饰 高 丽 通 事 的 映 份 ， 调 解 
着 中 国 和 高 丽 居 民 的 诉讼 和 纠纷 的 ， 背 后 依然 是 秘密 经 营 烟 土生 意 。 
所 以 每 天 来 往 找 他 的 高 丽人 特别 多 ， 而 且 不 走 前 门 ， 都 绕 过 我 们 住所 
的 背后 ， 从 我 们 窗外 走 过 去 。 每 一 个 经 过 的 人 ， 老 不 多 都 癌 我 们 窗子 
里 血 探 一 下 ， 母 杀 一 直 担心 终 有 一 天 会 失 盗 的 。 


那 时 候 ， 这 座 县 城 里 每 年 春天 ， 束 必定 有 成 群 结伙 的 可 怜 的 高 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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蝶 、 妻 子 的 嫁妆 柜子 .…… 妇 女 用 头顶 顶 着 ， 男 人 束 用 育 育 着 ， 从 朝鲜 
成 北道 ， 从 庆 源 奉 ， 从 徘 海 的 清 津 ， 像 澳 退 的 灾民 一 样 降临 了 。 他 们 
投奔 这 里 的 高 丽 民 会 ， 不 久 束 来 癌 朴 斗 实 乞 求 了 。 朴 斗 实 是 认识 每 一 
个 中 国 地 主 的 ， 经 过 他 的 奔走 ， 成 群 结 队 而 来 的 高 丽 农民 ， 分 发 到 四 
乡 去 了 。 代 理 父亲 经 管 寅 棚 的 金 乘 调 ， 最 初 束 是 朴 斗 实 通 事 官 存 举 给 
父亲 的 。 而 且 不 管 哪 家 商店 的 财 东 太太 ， 手 里 有 多 少 私 著 ， 一 到 春 
季 ， 都 找 朴 斗 实 问 外 放 。 她 们 都 是 追随 丈夫 跑 过 瀚海 北岸 来 求 财 训 
的 ， 她 们 的 下 口 比 她 们 的 丈夫 还 要 旺 。 她 们 用 十 块 金 票 批 一 石 豆 子 ， 
春天 那些 从 旨 鲜 咸 北 境 出 亡 的 高 丽 灾 农 是 抢 着 借贷 的 ， 交 秋 束 得 把 二 
十 八 元 金 票 一 石 的 大 豆 向 债主 门口 用 牛 车 送 了 。 朴 斗 实在 这 城市 有 着 
怎样 的 威望 ， 读 者 是 不 难 想 象 的 ! FRA RSE, ETD SL RA Be 
= 


而 且 那 时 候 ， 中 国 的 地 方 警察 莹 和 日 本 领事 饶 的 警 务 课 是 互相 剖 
突 的。 中国 地 方 警察 缉捕 高 丽 的 烟 土 犯 ， 日 本 警察 束 出 面 干涉 。 按 照 
领事 裁判 权 ， 中 国 逮 捕 任 何 一 个 高 丽 侨民 犯 都 得 转 解 日 本 领事 筷 ， 而 
AAS HERR ST, Pe PRT BR ihe, Pa A 
本 警察 所 痛恨 的 高 丽 独立 党 。 从 前 在 屯 落 里 ， 到 处 都 有 中 日 警察 火 并 
案件 发 生 。 在 城市 里 ， 就 变 成 日 本 普通 学 校 学 生 和 满 汉 两 级 学 校 学 生 
间 的 所 打 。 


原来 县 城 里 除去 中 心 大 街 和 西城 大 街 两 条 街道 以 外 ， 痢 是 高 丽 居 
民 区 的 。 他 们 的 经 营 多 半 是 “下 窒 屋 "和 有 着 艺 仪 的 花 酒馆 。 他 们 的 顾 
客 是 私 盐 贩 子 、 偷 税 的 布匹 贩子 和 青鱼 败 子 ， 西 城 外 还 有 着 高 丽人 麻 
集 的 粮食 市 场 。 普 通 学 校 束 是 建立 在 粮食 市 场 的 西端 的 。 城 东 大 街 有 
高 丽 的 正式 往 店 ， 可 以 容纳 车 辆 和 牲口 ， 因 之 整 条 街道 有 高 丽 的 铁匠 
IP, WOU RPA, ABCA, ARITA TRIES ba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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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昏 里 缓慢 地 啊 起 来 ， 这 是 它 和 城 里 的 非 教 民 的 满 汉 居 户 唯 一 的 关 
系 。 可 见 这 里 高 丽 居民 是 较 比 有 “教养 ?的 。 而 这 一 区 域 里 的 男女 孩 
子 ， 每 天 早晨 都 是 去 城西 普通 学 校 上 课 的 。 


中 国 的 两 级 小 学 呢 ， 是 在 市 中 心 大 街 和 城 东 大 街 之 间 的 拐角 处 ， 
于 是 住 在 城市 中 心 的 中 国学 生 每 天 必定 和 普通 学 校 的 高 丽 学 生 在 大 街 
上 过 见 两 次 ， 互 相 为 着 争 走行 人 板 而 万 打 。 


为 中 心 的 沙 筑 街路 经 党 有 噩 丽 农 车 和 中 国 式 的 四 轮 车 来 往 奔 
驰 ， 目 然 也 有 拉 座 接客 的 俄国 式 篷车 。 尤 其 是 春秋 两 季 ， 进 城 的 农 车 
特别 多 ;， 而 冬季 的 日 子 就 古来 往 延 吉 、 下 春之 则 的 长 还 运 货 的 四 轮 商 
车 了 。 此 外 还 有 从 深山 载 毛皮 、 木 材 而 来 的 两 轮 马 车 。 所 以 街道 两 劳 
的 行人 板 是 有 着 它 存在 的 价值 的 。 其 实 街中 心 束 是 没有 车 辆 ， 完 全 空 
无 一 物 ， 而 且 我 们 零散 地 在 地 板 下 走 着 ， 大 是 望 见 迎面 有 普通 学 校 的 
高 丽 学 生 了 ， 我 们 就 会 立刻 机 警 地 跳 上 行人 板 ， 准 备 着 走 到 近 前 用 肩 


膀 相抵 了 。 这 里 所 说 的 我 们 ， 古 我 和 金 锁 儿 、 魏 学 文 、 于 兆 社 ， 还 有 
一 些 路 上 会 集 起 来 的 同学 。 而 金 锁 儿 他 们 是 每 天 早晨 来 约 集 我 和 于 兆 
祥 的 ， 不 是 他 们 到 窗外 招呼 我 ， 就 古 我 伏 在 墙 上 呼喊 邻 院 的 兆 伞 ， 金 
锁 儿 他 们 一 定 在 那里 等 着 了 。 人 金 锁 儿 那 时 候 已 经 在 我 们 迁居 之 前 搬 到 
西城 外 的 参 鲜 居民 区 的 边界 上 了 ， 和 殊 学 文 很 近 ， 因 之 到 学 校 去 必定 
从 我 们 住宅 前 的 街 上 路 过 ， 他 癸 之 所 以 和 我 们 结伴 ， 不 只 古 心 意 相 
投 ， 主 要 的 还 是 结合 的 人 多 ， 路 上 碰见 高 丽 学 生 威 势 也 大 。 


震 征 高 丽 学 生 人 数 超过 我 们 ， 而 且 有 高 级 生 在 内 ， 我 们 只 征 在 经 
过 他 们 喘 边 时 用 肩 相 掩 一 下 就 算 了 ， 即 使 有 人 反 人 被 撞 到 行人 板 下 ， 大 
家 也 不 理会 。 大 是 我 们 全 体 都 给 撞 下 去 ， 而 且 有 魏 学 文 所 收视 的 大 老 
俯 在 内 ， 我 们 束 两 手 又 着 腰 走 近 他 们 的 面前 ， 用 眼睛 回 他 们 挑战 。 我 
在 二 年 级 束 完 全 熟悉 这 一 挑战 方式 了 。 而 大 老 崔 立刻 会 排除 其 他 同 
学 ， 独 目 走 出 来 ,起初 总 是 笋 学 文 先 低 声 同 他 诉 加 的， 大 老 崔 整 会 推 
开 我 ， 完 全 不 注意 我 的 激怒 ， 走 近 魏 学 文 。 到 现在 我 还 记得 那 时 的 气 
愤 ， 是 由 于 受 谍 视 而 引 起 的 ， 我 古 怎 样 想 就 近 找 块 石 尖 和 他 作战 哪 ! 
金 锁 儿 往往 厉声 地 阻止 我 ， 对 魏 学 文 ， 他 反而 倒是 从 厦 厦 : “TT, 
打 .……” 魏 学 文 那 时 候 会 突然 跳 开 去 ， 从 腰 市 里 抽出 七 地 车 挥 打 起 
DR ° “GRIF! SRIF! ?他 会 这 么 呼喊 着 ， 本 来 我 想 助 他 打 的 ， 到 这 时 候 
ELIT T° 而 这 时 兆 祥 还 是 两 手 叉 腰 站 在 行人 板 上 ， 起 初 我 还 议 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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筷 视 金凯 儿 ， 同 时 我 又 利和 营 阻挡 魏 学 文 出 头 了 ， 我 想 为 什么 让 金 锁 儿 
唆 弄 呢 ! 因 之 三 年 级 的 下 半 季 ， 我 们 这 一 级 和 普通 学 校 的 学 生 殴 打 的 
事件 逐渐 少 了 ， 而 且 有 一 个 时 期 ， 我 和 金 锁 儿 互 不 交谈 ， 在 那 时 候 ， 
魏 学 文 也 不 到 我 家 里 来 约 我 了 。 可 是 于 焰 祥 和 他 们 在 墙 兴 上 喊 我 ， 四 
个 人 仍然 是 一 起 去 学 校 的 。 


四 


和 普通 学 校 的 高 丽 学 生 在 街 上 所 打 的 事情 ， 有 一 次 给 学 校 发 党 
了 “。 然而 不 知道 小 事 的 是 哪个 同学 。 


那 时 候 正 要 放学 ， 我 们 都 按照 着 回 家 的 路 线 排列 成 两 队 ， 一 出 校 
i] ， 两 队 就 分 东西 两 路 相 背 着 走 的 。 值 日 教师 是 体育 教员 ， 名 叫 妇 采 
光 ， 爱 用 拳头 打 学 生 的 后 贷 ， 然 而 和 我 以 前 完全 没有 关系 ， 正 如 其 他 
教师 和 我 完全 也 没有 关系 一 样 ， 仿 佛 我 根本 不 存在 他 们 的 眼 里 。 我 们 
现在 都 盼望 着 即 采光 老师 吹 哨子 ， 我 们 已 经 唱 完 夕 会 歌 ， 往 时 夕 会 歌 
一 唱 完 ， 司 仪 的 高 级 生 束 喊 < 同 左 转 ， 开 步 走 ”的 口令 。 现 在 司仪 的 高 
级 生 有 眼睛 注意 着 妓 采光 老师 的 嘴唇， 我 也 移 目 同 妇 采 光 老师 了 。 刀 采 
光 老 师 的 脸色 永远 似乎 不 愉快 ， 永 远 像 都 市 里 的 交通 警察 那么 注意 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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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知道 又 有 人 该 受 责 如 了 “。 我 们 也 随 着 他 回 左 右 巡视 起 来 ， 仿 佛 犯 过 
的 同学 在 队伍 里 一 定 有 特别 标志 似 的 。 


“今天 早晨 谁 在 大 衔 上 和 普通 学 校 的 高 丽 学 生 打 过 架 ， 谁 吏 走 出 
来 ! " 即 宋 光 老 师 巡 视 着 说 ， 说 话 的 时 候 表 着 手 ， 脚 跟 上 下 地 动 着 ， 仿 
佛 很 安然 目 得 似 的 。 


同学 们 相互 探索 的 眼光 立刻 找到 标志 似 的 ， 都 转 回 瑶 学 文 了 。 殊 
学 文 仿佛 还 低 声 和 丑 旁 的 人 讲 什 么 ， 他 是 那么 起 人 昼 ， 全 然 不 觉得 映 外 
的 变化 。 等 到 他 发 现 同 学 们 的 眼光 向 他 瞩 视 时 ， 立 刻 束 肃 静 地 向 好 采 
光 老 师 望 了 。 在 这 以 前 ， 他 还 惊异 地 回 周围 的 眼光 里 探索 一 回 。 


“ 目 己 走出 来 吧 ! 看 什么 ， 束 旦 你 。 还 有 谁 ? ”又 对 魏 学 文 说 ,“ 走 
得 近 一 点 ! ”口气 异样 地 温和 ， 仿 佛 只 有 他 疼爱 魏 学 文 似 的 ;而 笋 学 文 
还 迟疑 一 下 ， 似 乎 必定 得 遵从 他 的 命令 ， 束 回 前 走 了 一 步 ， 望 一 即 采 
光 ， 叉 向 前 走 了 一 步 ， 最 后 终于 走 到 他 面前 了 。 艺 采光 问 第 二 裔 “不 有 
谁 ” 的 时 候 ， 魏 学 文 还 同 后 观望 ， 他 的 眼睛 束 和 我 的 眼光 相 触 ， 似 乎 
问 : “什么 事 呀 ? ”当时 我 所 以 向 他 注目 ， 只 是 避 开 周围 的 视线 ， 我 已 
经 觉得 同学 们 的 眼光 现在 回 我 集中 了 ， 仿 佛 那些 眼光 都 问 外 排 拒 我 似 
的 ， 我 不 知道 为 什么 觉得 那些 眼光 是 这 样 有 力量 ， 到 确 我 给 推出 来 似 
的 离开 队伍 。 那 天 晚上 我 们 各 人 的 手心 摊 了 十 式 尺 ， 我 们 谁 也 没有 现 
出 泪 光 ， 也 没有 喊叫 。 只 是 每 打 一 式 尺 ， 即 采光 老师 说 :“ 玫 获得 高 一 
点 ! ”而 且 到 了 五 板 就 说 :“ 男 一 只 手 ! ”我 很 平静 ， 听 到 他 说 “归队 >”， 
束 低 着 头 回 来 了 。 仿 佛 受 您 式 的 不 有 古 我 ， 回 队 时 还 户 见 笋 学 文 同 我 探 
问 的 眼睛 ， 似 乎 在 说 : “怎么 一 回 事 呀 ? ”现在 只 有 这 双眼 区 的 印象， 
记得 最 深刻 了 。 在 这 以 前 ， 学 校 里 给 我 的 印象 ， 只 十 庭 前 的 两 排 日 
杨 、 宽 大 的 操场 ， 至 于 课本 和 教师 反而 完全 和 我 痢 不 相关 似 的 。 


然而 从 这 以 后 ， 教 师 们 注意 到 我 了 。 不 管 是 在 操场 上 还 是 在 课室 
里 ， 只 要 我 的 神情 一 松懈 ， 束 听见 教师 喊 :“ 委 步 长 ! ” 壁 如 目 修 时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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眼 "， 而 且 多 半 我 那 时 确 平 没有 安静 地 坐 在 书 案 子 前 面 的 。 辟 如 我 们 在 
操场 上 ， 那 是 课 后 十 分 钟 的 休 思 时， 多 么 至 贯 的 幸福 的 十 分 钟 啊 ! 同 
学 们 追逐 着， 跳 看 ， 有 时 面 对 痢 城 场 ， 距 离 十 步 ， 回 前 跑 着 ， 一 脚 路 
上 城墙 ， 一 脚 临 空 站 两 分 钟 ， 而 给 值 日 教师 碰 到 的 时 候 就 喊 “ 姜 步 
上 车"， 仿 佛 只 有 我 ， 其 余 的 同学 全 是 本 分 的 。 有 一 次 于 焰 祥 正 同 前 疾 步 
跑 着 ， 而 我 只 不 过 站 在 十 步 以 外 等 候 着 ， 值 日 教师 还 是 喊 : “BOR, 


又 是 你 ! ”于 焰 祥 束 背 着 墙 站 在 那儿 ， 明 明 值 日 教师 户 见 他 跑 动 了 ， 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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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静 下 来 。 


在 我 和 人 金 锁 儿 互相 不 说 话 的 那天 ， 我 受 了 第 二 次 的 您 斑 。 


北方 的 夏季 ， 昌 天长， 夜晚 短 ， 校 里 照例 要 放 午 学 的 。 因 为 县 城 
里 的 中 国家 几 痢 吃 三 餐 了 。 不 回 家 的 同学 束 留 在 诬 室 里 午睡 ， 有 的 整 
偷 痢 爬 到 城墙 后 去 玩 。 那 时 候 正 是 午后 第 一 时 上 课 铃 播 过 不 久 ， 金 锁 
儿 嘴 吁 着 跑 进 课室 里 来 了 。 我 束 问 邻 座 同 学 “这 等 上 什么 读 ”， 以 前 我 
在 任何 一 笔 课 之 前 两 秒 钟 ， 都 是 癌 金 锁 儿 探听 ， 现 在 我 主要 的 是 避 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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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 们 到 乱 匡 岗子 瓜 地 去 丛 了 些 瓜 。” 金 锁 儿 小 声 告 诉 我 , “这 有 是 你 
Hy!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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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 去 。 我 是 那么 羞愧 。 又 想 : ASA CE PRAY MG HH Sod Ee th B24) 
我 ， 我 为 什么 吃 他 的 瓜 呢 ! 那天 确实 我 找 了 他 们 许久 没有 找到 ， 我 正 
在 气 民 厦 ， 我 的 眼睛 埋 厦 ， 洲 着 看 书 的 样子 ， 其 实 我 还 不 知道 有 没有 
拿 错 书 。 金 锁 儿 很 快 地 又 用 手 推 过 来 ， 仿 佛 那 是 我 的 东西 而 妨碍 到 他 
一 样 ， 实 际 上 他 的 眼光 也 表示 出 他 没有 约 我 同 去 的 歉意 了 ， 我 第 二 次 
用 肘 推 开 去 ， 当 金 锁 儿 开始 播 动 我 的 臂膀 时 ， 不 知 我 怎么 那样 用 力 地 
一 抵 拒 ， 实 际 我 只 是 摆脱 着 不 收纳 那 两 个 香瓜 ， 不 想 香瓜 残 从 金 锁 儿 
手 上 飞 出 去 ， 我 还 听见 香瓜 滚动 的 声音 ， 可 见 谍 室 里 是 怎样 的 肃 静 。 
就 在 那 时 候 ， 我 听见 一 声 : ea! 又 是 你 ! ”原来 教师 在 门口 出 现 
了 。 我 仍然 埋 着 眼睛 ， 从 口音 里 我 知道 这 征 级 任 马 亚 明 老师 。 只 要 坪 
马 亚 明 老 师 的 读 ， 上 课 铃 一 播 ， 课 宇 吏 立刻 会 沉寂 下 来 ， 五 分 钟 之 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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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马 亚 明 老 师 和 即 宋 光 老 师 同样 欢喜 用 戒 矿 的。 我 之 所 以 没有 注意 ， 
完全 是 由 于 和 人 金 锁 儿 纠缠 。 同 学 们 全 都 发 出 驻 灾 乐 昼 的 哄笑 声 。 这 陵 
笑 声 表示 他 们 老 早 以 前 就 预料 到 号 亚 明 老师 会 撞见 我 的 不 规 行动 ， 而 
且 战 战 闷 头 生 念 我 会 预 早 发 觉 而 又 避 开 似 的 。 及 至 采 然 事情 是 按照 他 
们 所 硕 望 的 实现 ， 束 愉快 地 、 满 足 地 哄笑 了 ， 当 时 我 是 怎样 的 气 惯 这 
种 哄笑 哇 ! 现在 想起 来 ， 他 们 在 那些 只 知 望 着 课室 里 的 空气 讲话 的 教 
师 的 面前 也 够 寂寞 无 聊 了 ， 融 是 我 目 己 这 时 遇 到 别 的 同学 径 目 争 责 而 
不 知 教师 已 经 站 在 他 的 身 侧 ， 也 会 随 之 喧 笑 的 。 沉 闷 空 气 里 ， 这 是 唯 
一 的 乐趣 了 。 


“去 ! 捡 起 来 ! "在 同学 们 吐 突 声 中 ， 马 亚 明 老师 说 。 


我 就 从 座位 上 站 起 来 了 。 我 想 : 为 什么 让 我 去 捡 呢 ! 不 管 什么 都 
找到 我 ， 可 是 这 次 不 是 我 的 过 错 。 他 明明 看 见 古 金 锁 儿 扰 周 我 ! 


AUF! 捡 起 来 ! "我 望 见 马 亚 明 老 师 在 没 说 话 以 前 ， 下 资 咬 着 上 
辱 ， 说 完 以 后 上 齿 咬 着 下 唇 ， 同 时 氮 着 我 的 耳 条 ， 仿 佛 他 非常 地 自 
de! 去 失 起 来 ! ” 


震 不 是 那 恶 意 的 笑容 ， 奉 不 是 他 揪 痢 我 的 耳 东 强 盟 ， 我 也 许 束 接 
受 他 的 命令 了 。 然 而 我 那 时 候 想 ， 为 什么 揪 我 的 耳 示 呢 ! 我 想 : 我 父 
亲 也 没有 这 样 虐 待 过 我 ， 而 且 马 亚 明 老师 还 以 为 这 种 虐待 的 本 吴 是 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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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ENE! ” 马 亚 明 老 师 用 戒 尺 在 我 户 上 砍 着 。 在 他 思索 课本 上 难 
解 的 课题 时 常用 铅笔 融 着 他 的 手掌 。 现 在 他 束 用 那 种 姿 容 ， 上 商 哎 着 
下 层 。 他 砍 击 得 很 痛 ， 正 中 我 的 肩 骨 ， 然 而 我 也 像 是 他 在 用 铅笔 融 我 
似 的 ,一 点 不 露出 痛楚 的 样子 。 我 也 不 知道 那 时 的 不 受 力 怎 么 会 那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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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去 。 同 学 们 这 时 更 沉寂 ， 我 清 清 楚楚 听见 号 亚 明 老 师 挽 袖 口 的 声 
首 。 他 的 举止 是 很 从 容 的 ， 而 且 珍 惜 着 这 最 后 一 秒 钟 的 恰 快 似 的 ， 念 
佛 早 一 秒 钟 贡 谭 ， 避 3 很 可 惜 ， 束 会 减少 了 一 部 分 恰 快 。 我 昕 到 他 夹 明 
地 说 :“ 拿 那个 长 式 尺 去 ， 这 个 太 宽 了 。” 又 听见 有 人 跑 出 走廊 ， 又 听 
见 邻 院 噩 丽 孩 子 快乐 的 歌声 以 及 金 锁 儿 悄悄 挨 书 页 的 动静 。 我 的 视线 
完全 缩小 了 ， 我 只 望 见 马 亚 明 老 师 握 戒 太 的 手掌 和 那 金光 内 烁 的 戒 


指 。 
“ 伸 出 手 来 ! ” 


我 不 知道 为 什么 轻而易举 的 去 拾 香瓜 的 命令 不 遵从， 伸手 挨打 反 
而 迅速 地 接受 了 。 我 是 那么 咬 着 牙 ， 了 眼泪 不 由 得 跳出 来 ， 在 我 嘴角 上 
挂 看 ， 我 却 一 声 不 啊 ， 到 下 课 ， 我 一 直 低 着 头 ， 一 动不动 ， 束 那么 站 
着 ， 没 有 上 昕 清 翁 马 亚 明 老师 讲 的 什么 ， 也 没有 听见 铃声 。 等 同学 们 转 
扰 来 ， 而 且 课 宇 充 满 骚 动 了 ， 我 才 用 手背 擦 眼泪 。 我 仍然 站 在 那儿 ， 
低 着 头 ， 一 声 不 啊 。 我 听见 有 人 说 : “你 擒 起 来 不 是 什么 事 也 没有 了 
AB ”又 听见 有 人 说 : “ 怪 斌 以 文 ， 那 也 不 是 他 掷 的 ! ”这 话 立 刻 触 到 我 
的 要 害 ， 我 融 突 然 坐 下 放声 大 炎 了 。 我 是 这 样 的 伤心 ， 觉 着 没有 一 个 
教师 卫 护 我 ， 我 变 成 最 可 恶 的 学 生 了 “。 我 依然 望 见 金 锁 儿 的 眼睛 ， 是 
负 徘 的 、 胆 导 的 ， 站 在 我 吴 前 望 着 我 ， 那 种 望 我 的 神气 像 距离 三 十 步 
以 外 似 的 。 在 我 大 慌 一 通 之 后 ， 吕 从 臂 上 抬 起 头 来 望 着 空气 对 他 
说 :“ 你 去 吧 ! 我 也 不 生 你 的 气 。? 那 时 候 播 给 了 ， 同 学 们 都 问 外 跑 出 
去 ， 我 听见 体育 老师 的 哨子 声 。 我 的 脸 又 埋 在 腹 辟 上 ， 继 续 吗 咽 着 ， 
还 听见 于 焰 祥 在 玻璃 上 融 着 招呼 :“ 姜 步 眼 ! 到 操场 来 蚜 ! ”他 是 四 年 
级 生 ， 我 想 这 一 课 一 定 古 三 四 年 级 一 起 上 体育 课 。 然 而 我 却 没 有 想 帮 
苹 扩 名 不 到 ， 又 该 受罚 了 。 我 是 那么 坦然 而 平静 地 伏 在 案 上 。 


教室 里 只 有 我 一 个 人 了 。 五 十 三 个 座位 完全 空 着 。 两 壁 的 四 肩 玻 
璃 窗 ， 两 局 透 进 阳光 ， 两 情 埋 在 阴影 里 ， 能 够 望 见 窗外 的 白杨 树干 和 
对 面 融 级 教室 里 的 墙壁 ， 屋 消 阴 影 和 阳光 各 占 上 下 一 半 。 多 勾 静 的 夏 


日 呀 ! 能 够 清楚 地 听见 各 室 里 教师 的 讲话 声 ， 念 佛 是 在 幽静 的 树林 里 
听 到 的 伐 树 声 那 么 清楚 。 有 阳光 的 两 情 窗 向 西 ， 窗 外 古 一 具 篇 爷 两 根 
柱子 ， 全 给 率 牛 伦 的 腾 葛 掩盖 了 人 。 叶 葛 稠 密 ， 时 而 飞 过 一 两 只 册 册 内 
绚 的 蝴蝶 。 寿 是 天 气 问 热 的 时 候 ， 打 开 窗 多 好 哇 ! 我 想到 ， 有 一 次 是 
史 国 俊 教 师 的 课 ， 每 次 临 到 他 ， 我 们 全 室 束 悄然 无 声 ， 不 久 束 睡意 沉 
沉 了 。 史 国 俊 讲 书 的 声 首 里， 有 着 一 种 催眠 力 ， 他 自己 也 似乎 龙 检 一 
ARITA o AME RF, BAM ARES AREA! 那 一 次 史 国 
俊 老师 例外 地 说 :“ 打 开 窗 ! "窗子 立刻 打开 来 ， 整 个 屋子 充满 了 夏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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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 起 沉闷 的 教 课 声 是 那样 的 可 爱 呀 ! Bee ST ce CH AS, 
在 我 的 听 感 上 也 比 那 些 教师 大 声 的 话音 美 而 有 价值 、 有 意义 。 我 就 探 
索 这 只 宇宙 间 涉 小 的 音乐 师 。 同 学 们 也 都 转动 着 头 探索 ， 他 们 的 眉眼 
都 是 生 趣 普 然 的 。 融 听见 说 : “sear RS) ”我 们 立刻 在 这 一 个 代名词 下 
安然 正 坐 了 。 不 久 义 要 睡 气 沉沉 的 了 ， 我 往往 在 那 时 就 用 书本 迟 住 
脸 ， 这 古书 本 对 我 唯一 有 用 的 价值 ， 我 可 以 目 由 地 打上 且 。 这 样 想 着 ， 
我 真 的 要 打上 师 了 。 


“Bea Fe! ”我 听见 一 声 招呼 ,，“ 即 老师 叫 你 到 操场 去 ! ” 


我 立刻 吃惊 自己 的 大 胆 ， 竞 敢 不 出 操 ， 躲 在 课室 里 。 我 的 脸色 一 
定 是 白 的 。 因 为 来 招呼 我 的 人 说 : “ 快 去 吧 ! 别 怕 ， 刚 点 名 ! ” 


他 走 我 们 三 年 级 级 长 ， 名 叫 周子 仪 ， 一 个 回族 人 。 在 课室 里 是 最 
有 人 缘 的 ， 又 安静 又 本 分 ， 教 师 们 都 敬重 他 ， 然 而 和 我 是 一 点 关系 也 
没有 的 ， 我 们 处 在 正 相 反 的 两 个 境界 里 。 我 跟着 他 走 进 体育 场 ， 低 声 
咱 疝 的 同学 们 又 突然 安放 了 ， 他 们 正 排 成 对 立 的 两 了 从 ， 排 头 各 抱 一 个 
球 ， 这 是 接送 竞赛 ， 我 从 他 们 那 观望 陌生 人 的 神气 里 ， 知 道 又 要 受 责 
ce: 


“你 做 什么 呢 ! 呵 一 一 ” 即 宁 光 厉 声 地 说 。 说 话 时 用 歹 斥 指 着 我 的 


下 


St 


i: “Aut, BET...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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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。 没 话说 ， 伸 出 手 来 。” 他 抓 住 我 的 手腕 子 。 我 的 两 手 就 紧 紧 握 住 ， 
INET Bt FAIA TE, Both: “老师 ， 我 再 不 敢 了 ， 饰 过 我 
这 一 次 ， 寿 是 我 再 犯 过 ， 老 师 再 打 我 ， 只 这 一 次 。” 什 么 样 的 脓 情 的 
话 ， 我 全 说 得 出 来 ， 在 我 素 奶 当中 ， 两 手 已 给 即 采 X 光 老师 分 开 ， 他 把 
下 斥 挟 在 腋 下 ， 两 手 扼 得 我 的 爱 骨 极 疼 ， 我 用 力 择 脱 着 说 : CAIN, be 
怨 我 这 一 次 吧 ! ” 


“你 说 你 做 什么 不 上 谋 ? 呵 一 一 你 以 为 我 上 次 打 你 不 对 是 不 是 ? ” 


“他 上 一 课 挨打 了 ， 马 老师 罚 他 站 了 一 点 钟 .…..” 不 知 是 谁 说 的 ， 
仿佛 是 魏 学 文 的 声 首 。 我 是 怎样 感谢 这 一 援助 哇 ! 立刻 殊 有 许多 人 拥 
护 这 一 声援 了 人 ， 声 首 喧 杂 ， 听 不 清楚 说 的 是 些 什么 。 不 过 女 采光 老师 
的 脸 上 现 出 述 疑 的 样子 ， 又 户 着 两 队 的 同学 问 了 一 这， 等 到 清楚 了 ， 
束 说 :“ 那 么 站 在 那 边 墙角 上 去 ， 不 许 你 参加 游戏 ! PC CEE Hh wh TE 


感谢 即 采 光 老 师 这 次 的 处 加 ， 当 我 站 在 城墙 角 的 时 候 听见 一 种 强 
而 有 力 的 哪 哪 声 ， 我 是 怎样 的 高 兴 啊 ! 我 是 那么 小 心地 侦 听 着 ， 这 是 
战斗 性 弱 的 师 师 所 叫 不 出 来 的 声音 ， 潜 亮 有 力 ， 五 分 钟 之 后 ， 我 立刻 
忠和 偷偷 地 背 着 妇 采 光 老 师 把 它 捕 到 了 。 只 有 人 金 锁 儿 同 我 这 边 偷 着 户 ， 
那 眼神 十 喜欢 的 ， 表 示 他 知道 我 所 到 一 个 什么 东西 了 。 实 在 呢 ， 他 是 
在 和 我 示 好 ， 而 且 喜 欢 中 多 少 市 着 同情 和 怜 悦 。 


五 


署 假期 间 十 我 最 幸福 的 黄金 日 于 。 没 有 突然 而 来 的 招呼 “ 雪 步 
县 ”的 威吓 了 ， 没 有 可 忌 疑 的 脚步 声 在 我 正 兴 致 淋漓 的 欢乐 中 出 现 了 ， 
没有 任何 障碍 。 我 欢喜 扳 着 一 只 脚 在 院 心跳 ， 就 扳 着 一 只 脚 在 院 心 
BE; BOK STE! ac ibe we A be ee ek, RTE a, BP 
AMI, UDO PEPER, MAT 158 HA fait a ye CR OCA AR ° ith 8 
古 四 罗 的 女孩 了 ， 那 时 候 她 的 眼神 会 从 愉快 侦察 突然 变 成 恕 惧 ， 有 时 
又 因为 找 不 到 我 而 尖 了 。 确 实 我 往往 在 那 时 候 ， 吗 手 踊 脚 地 汐 出 去 ， 
这 是 我 唯一 的 到 我 自由 的 外 界 去 的 时 刻 了 “。 父 亲 在 休息 室 里 午睡 ， 母 
亲 在 室 里 打上 师 ， 还 有 什么 比 这 夏 日 正午 的 阳光 更 能 激发 一 个 孩子 的 
生命 力 呢 ! 而 且 父亲 只 要 是 醒 着 ， 束 看 《三 国 演 义 》， 永 远征 那 一 部 
书 ， 我 呢 ， 就 得 和 他 坐 一 个 迷 几 上 习 大 字 ， 换 习 功 课 ， 这 是 多 么 残酷 
TT! 窗外 的 阳光 又 古 那 么 金 内 内 的 ， 夏 日 的 晴空 又 是 那么 蓝 ， 
一 种 北方 所 特有 的 纯 赣 ， 和 柔和 的 监 色 呀 ! 圣洁 的 监 色 呀 ! 怎样 地 诱惑 
人 。 我 仿佛 望 见 那 蓝 天 下 面 ， 红 旗 河 的 站 站 水流 ， 我 仿佛 听见 一 些 游 
水 孩子 的 欢呼 。 


ir Re Ke Rt TAS SIN eR, eR REA TIT 
来 、 干 亲子、 二 豆角 .…… 一 切 都 在 晒 阳 区 啊 ! oe IA LE HE BA ot HB He 
Ba AMM, BERS RE Bat RAE BGA ° BETES OA eS 
Ae, — ADE RIID HERE, — ADEE RR AP BEAT , Weta 
抗 不 了 午 日 醉人 的 睡眠 哪 ! 


这 个 时 刻 是 我 所 独 有 的 。 整 个 院子 是 沉寂 的 ， 微 风 吹 过 ， 了 栖 衣 碎 
上 的 衣 竹 束 会 发 出 微细 而 优美 的 声音 ， 整 个 城市 是 涡 条 的， 偶尔 会 传 
来 公鸡 的 午 鸣 ， 那 是 怎样 综 绢 而 幽 远 的 声音 啊 ! 克 克 是 不 理解 的 ， 我 
的 世界 是 日 益 广阔 了 ， 克 匈 永 远 和 我 距离 一 段 长 长 的 路 程 。 两 年 以 前 
我 的 伴侣 将 布 达 ， 对 我 已 经 失去 它 的 吸引 力 了 ， 它 在 春天 就 脱毛 ， 现 
在 还 没有 脱 兆 ， 毛 色 也 似乎 失去 生命 美的 光泽 ， 青 春 的 光泽 ， 它 已 经 
向 莫 年 迈进 了 ， 不 再 围 着 我 欢快 地 喀 叫 了 ; 不 再 用 前 脚 抓 扑 着 我 的 胸 
Wea RUE T° TRAM RAGE Et, Goals Re = A AA 


cH AE XW! DAA, RAW RAAT ATi, Wee 
六 月 的 入 伏天 ， 城 北 的 高 粱 林子 掩 没 大 人 的 肩膀 了 。 屋 榴 稚 的 窝 里 正 
有 嘻 喇 得 哺 的 锥 儿 ， 燕 子 也 正 忙 看 哺育 ,我们 县 立 初 级 小 学 的 学 生 
呢 ， 束 到 红旗 河 去 游 水 ， 正 午 还 在 城南 ， 傍 晚 义 许 在 城北 出 现 了 。 


一 出 院 门 ， 就 是 我 目 由 的 畅 所 欲 为 的 世界 。 隔 着 墙 痛 ， 就 望 见 超 
字 油 坊 的 大 院落 和 于 兆 福 家 宅 的 两 司 后 窗 。 只 要 进 宝 或 是 黑 蜡 子 突然 
癌 我 露 尖 处 奔 逐 过 来 ， 于 焰 祥 束 会 悄悄 地 溜 出 来 ， 一 个 小 偷 似 的 贴 着 
墙 走 来 。 我 们 打 个 手势 ， 小 声 地 交换 一 两 人 句 谁 也 听 不 清楚 的 话 ， 在 街 
上 会 合 了 。 于 是 我 们 惑 找 斌 以 文 ， 路 上 我 跳 着 、 唱 着 。 于 兆 祥 只 是 
走 ， 只 是 笑 ， 他 的 吴 子 举重 ， 仿 佛 不 会 跳 ， 慢 慢 地 我 吏 心 焦 地 催促 
了 ， 和 他 在 一 块 儿 玩 ， 只 这 一 点 束 不 顺心 ， 不 合 担 。 


HAMA AMEE FREY) DAP, BMS A ASSL ee 
二 条 问 南 的 胡同 。 胡 同 口 两 边 ， 一 个 是 荆 以 文 父亲 的 吉 东 采 木 行 ， 一 
个 是 高 丽 业 主 的 汉 京 痪 油 业 组 合 。 胡 同 直通 红旗 河 河沿 ， 两 边 多 半数 
ERIE RNS RET, Rela PAF LOCA EE IRE, 
Axel LeyHAHY ° RANA, Bem MRT, RAE] 
HUMP, —FTRALE, ARLE, AAW AE > KiNAwix 
里 就 小 心 了 ， 谁 敢 担保 不 遇见 一 个 有 贫 降 的 普通 学 校 的 初级 生 。 望 见 
UMN El JOA, FAR a eo AGERE HAY, RAE REZ 
饱 过 一 次 似 的 ， 细 腿 ， 长 肋 ， 见 了 陌生 而 结实 的 狗 ， 总 是 尾巴 来 到 后 
腿 间 ， 有 眼光 丑 恢 的 ， 见 到 我 们 可 是 两 眼 锐利 ， 品 嘿 不 休 的 。 可 也 不 想 
认真 地 来 咬 ， 我 们 总 十 一 句 话 不 说 ， 各 人 左右 回顾 着 ， 走 到 荆 以 文 家 
门口 才 据 下 手 里 的 石 涉 。 


往 时 开门 的 总 是 石 茶 道 大 盟 ， 一 个 满口 胶东 口音 的 善良 老头 子 。 
嗜 酒 ， 又 懒 尽 。 一 年 有 八 个 月 是 在 城 外 内 得 的 ， 不 是 在 梅 化 大 或 书场 
的 隐蔽 角落 里 欢 着 抽烟 ， 避 ® 是 在 海 升 泵 戏院 的 低级 座位 里 打上 且 ， 表 不 
束 古 蹲 在 红旗 河 边 上 看 高 丽 普通 学 校 的 高 等 生 和 钓鱼 ， 直 蹲 到 河 边 上 的 


人 走光 才 离开 。 另 外 四 个 月 就 解 下 厨 裙 ， 打 扮 得 像 个 商店 的 账 房 似 的 
下 地 去 收 租 了 。 过 年 也 到 我 家 去 拜 锅 ， 称 我 父亲 作 “ 姐 夫 ”。 


冬天 ,， 荆 以 文 迁 居 以 后 ， 从 一 九 二 一 年 开始 ， 他 的 父亲 和 我 的 父 
亲 两 家 的 政 对 状态 无 形 之 间 缓 和 了 “。 元 且 荆 以 文 被 派 来 给 父亲 用 头 侦 
言 ， 我 也 被 派 去 给 旗 太 仪 鞠 影 唤 豆 ， 母 菜 始 终 十 坚持 着 不 许 我 给 荆 太 
仪 伯 父 中 头 的 。 我 管 金 锁 儿 父亲 叫 “ 七 大 和 爷 ”， 金 锁 儿 管 我 父亲 叫 “ 九 
叔 ”， 可 是 老 哥 儿 俩 ， 依 旧 避 不 见面 。 


荆 太 仪 伯 父 是 一 个 出 身 农 家 而 不 融 一 点 乡土 气 的 老人 ， 完 全 是 生 
长 在 城市 里 似 的 。 他 没有 受过 一 点 教育 ， 而 且 主 要 的 财富 是 两 条 街 
道 ， 包 括 高 丽 住宅 区 的 全 部 房产 ， 却 被 选任 为 县 农垦 会 的 会 办 。 他 终 
年 英 在 婉 上 ， 因 为 他 患 了 半 侧 脑 充 血 的 病 ， 北 方 唤 作 半身 不 遂 的 一 种 
症候 ， 访 客 因 之 特别 多 ， 不管 十 税 务 官 、 地 政 官 、 日 本 领事 衙门 的 通 
事 ， 以 及 朴 斗 实 也 常常 出 入 的 。 主 要 的 是 由 于 荆 太 仪 伯父 的 客室 里 有 
三 芋 烟 灯 和 全 副 高 贯 的 烟具 ， 随 时 可 以 点 起 来 ， 而 且 烟 土 都 古 纯 粹 热 
河 产 义 用 草 参 水 潭 过 的 。 荆 太 仪 伯父 的 映 子 高 着 ， 面 形 顾 长 ， 有 两 只 
大 而 圆 的 眼睛 ， 没 有 光辉 而 阴沉 ， 大 是 恰 快 的 时 候 ， 嘴 导 像 草 甘 从 间 
的 花 示 似 的 ， 眼 睛 可 是 没有 笑 意 ， 由 阴沉 变 作 坚 定 了 。 他 的 太太 比 他 
小 十 多 ， 晚 要 的 原因 十 中 年 才 发 迹 。 每 次 她 见 了 我 总 是 说 :“ 走 近 一 
点 ， 大 妇 和 你 说 几 句 话 。” 并 且 握 着 我 的 手 问 :“ 你 移 在 家 做 什 
A? “你 娘 呢 ? ”又 慈爱 义 温 善 ， 是 二 十 世纪 初中 国士 绅 家 庭 里 典型 的 
主妇 ， 内 着 ， 自 己 用 纸牌 消 遗 或 是 给 孩子 们 讲 讲 典故 ， 丈 夫 的 事务 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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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情 是 好 的 ， 一 过 年 老 的 哥哥 这 么 顶撞 ， 妹 妹 束 会 突 着 说 :“ 你 看 你 要 
号 人 似 的 ， 金 锁 儿 去 看 看 ， 你 大 田 的 酒 瓶子 是 不 是 空 了 ? ” 


夏 日 的 正午 ， 这 所 宅院 同样 是 静 的 。 这 是 睡觉 的 甜 类 时 间 哪 ! 我 
们 只 在 板 壁 外 一 招呼 ， 荆 以 文 束 跑 出 来 了 。 


“到 红旗 河 呀 ? ” 
“好 


找 魏 学 文 去 呀 ? ” 


PIXE Ew ry PLAY, Pa Ea; TL es WS 
FORAY, Wi, APAREMAA, MRE AF ° ral Ra MY i 
渡 过 去 ， 投 奔 红 旗 河 那个 夏 日 的 乐园 去 了 ° 


胡同 口外 是 块 古 募 式 的 高 地 。 大 家 说 声 “ 看 谁 跑 得 快 ”， 我 们 束 登 
上 高 地 之 航 ， 十 丈 的 峭壁 之 下 束 是 红旗 河流 水 ， 左 右 的 平 岩 ， 数 不 尽 
的 日 色 木 排 ， 对岸 一 片 绿 色 的 阔 野 ， 尽 端的 远 山 排列 顿 然 似 乎 矮 了 一 
半 ， 因 为 远 山 近 水 之 间 的 高 梁 林 子平 地 一 丈 高 了 。 


“BRA BEAL FAW! ” 金 锁 儿 说 , “我 们 那 有 一 个 窜 棚 。” 
“我 们 那儿 也 有 一 个 离 棚 。 多 远 哪 ? ” 

“有 一 百 里 地 呢 ! 那 边 束 靠近 俄罗斯 的 边界 了 。? 于 兆 祥 说 。 
“是 吗 ? ”我 问 。 

“地 理 课本 上 讲 的 ， 那 里 还 有 界碑 .…...” 

“看 ， 一 只 老鹰 。” 


“ 捉 小 鸡 的 一 一 快 跑 吧 ! ” 金 锁 儿 最 移 跑 下 来 了 ， 我 们 随后 追随 
着 ， 发 出 尖 笑 和 怪 叫 。 


“ 虽 们 打 马 鸦 去 呀 ! ” 魏 学 文 说 。 


我 们 束 集 下 来 ， 商 量 一 下 ， 到 城西 去 。 红 旗 河 没有 一 点 钓 饵 诱惑 
我 们 ， 束 是 说 没有 高 丽 小 孩子 游 水 ， 也 没有 中 国 小 孩 游 水 。 任 什么 东 
西 也 没有 ， 都 午睡 了 。 仿 佛 这 夏 日 的 正午 ， 正 是 冬天 的 夜半 。 只 有 登 
畅 的 水 流 声 ， 只 有 树木 偶发 的 细 语 ， 三 十 分 钟 听见 一 声 燕子 的 呢喃 ， 
五 十 分 钟 听 见 一 声 公 鸡 的 午 哆 ， 这 又 有 什么 趣味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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寺 ， 到 那 去 得 经 过 高 丽 普 通 学 校 、 日 本 领事 馆 。 


“Hi eM LAKE BNE? ”我 说 。 
“DOF! Fos Sao!” 


MET he EI SNZT AME! esha aes, MR BA, Nat 
古 种 高 粱 的 注 地 吗 ? ” 


我 们 又 顺从 了 于 兆 祥 。 和 奔走 疲倦 了 ， 我 们 又 各 目 加 家。 者 是 在 高 
架 林 子 里 打 乌 鸦 碰 不 见 一 个 看 守 人 来 叫 着 追捕 ， 这 天 吏 觉 着 又 空虚 又 
寂寞 。 


1 稚 友 ， 指 熟悉 的 朋友 。 一 一 编者 注 


第 四 章 
山 间 夜行 


一 九 二 五 年 元 旦 市 后 第 二 天 ， 姜 学 礼 夫妻 从 骆 罗 河 子 来 给 父亲 次 
年 。 所 以 来 得 这 样 晚 ， 是 因为 上 一 次 的 元 旦 下 ， 净 学 礼 对 父亲 说 : “我 
AASB El RMAC, SULA! ?父亲 顺口 说 : “再 过 一 年 
吧 。 他 还 小 昵 ! CARR, SCRA IEW RHR: “MBSE 
年 ， 即 过 头 ， 融 赶快 回来 呀 ， 你 大 和 爷 和 你 二 哥 今 天 来 。” 当 时 我 还 不 知 
道 父 亲 所 说 的 大 和 爷 指 的 谁 。 委 学 礼 夫妻 的 晚 来 ， 曾 引起 父亲 不 少 的 忧 
虑 和 不 吉 的 推测 ， 汶 奖 也 热烈 地 巴 望 着 ， 不 住地 审查 着 父亲 的 脸色 
Ui: “BUBROSEIC? ”父亲 本 来 推测 : 或 许 翻 了 和 车， 或 许 半 途 遇 见 高 丽 
独立 和 党。 然而 过 到 入 效 也 怀疑 的 时 候 ， 束 说 : “没有 什么 呀 ， 今 天 不 
来 ， 明 天 会 来 的 。” 则 知 净 学 礼 夫妻 来 得 所 以 晚 ， 完 全 为 了 父亲 上 一 次 
那 句 话 ， 要 接 我 下 屯 去 住 一 些 日 子 ， 给 我 两 天 的 工夫 去 给 父 杀 的 友和 车 
拜年 。 因 为 妆 学 礼 夫妻 在 城 里 只 能 住 一 夜 ， 痢 年 大 正月 ， 来 往 父 杀 门 
上 茶 蛋 的 宾客 多 ， 目 觉 住 下 来 不 方便 。 父 杀 可 是 把 那 口 约 环 记得 干 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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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 的 合奏 和 车 夫 的 吃喝 了 ， 声 音 粗壮 ， 可 以 听见 由 于 对 于 旋 舞 所 市 起 
的 尖 哨 啊 声 ， 念 佛 结实 的 小 鞭炮 爆 诛 声 似 的 ， 确 平 那 是 妆 学 礼 赶 车 的 
特征 ， 一 到 第 二 进 车 门 ， 我 就 和 妆 学 礼 的 四 轮 农 车 碰面 了 。 


“大 兄弟 长 得 这 么 高 了 呀 ! ” 雪 学 礼 老 效 坐 在 车 上 高 声 呼叫 着 ， 似 
乎 是 要 让 南 院 子 的 人 也 听见 似 的 。 那 时 候 ， 净 学 礼 说 : “GRIT, GRIT, 
让 车 过 了 和 车门， 你 再 上 来 。" 我 知道 一 过 车 门 ， 大 车 束 会 停 下 来 ， 我 还 
想 多 坐 一 会 儿 呢 。 我 是 急于 要 攀 上 车 外 辐 ， 在 车 没 集 以 前 坐 一 会 儿 
的 。 我 之 所 以 听见 车 声 就 欢 叫 着 跑 出 来 迎 ， 不 是 为 了 委 学 礼 ， 完 全 是 
想 坐 坐车 。 可 是 我 不 得 不 退 避 开 ， 因 为 墙壁 和 车 轮 之 间 还 有 一 条 壮实 
的 黄 狗 。 我 一 艇 开 ， 那 黄 狗 融 受惊 的 老鼠 似 的 跳出 车 门洞 口 ， 经 过 我 
腿 旁 叫 了 一 声 〈 在 狗 望 见 不 怀 好 意 的 孩子 手 里 有 石头 ， 是 这 样 叫 
的 ) ， 反 而 把 我 吓 了 一 跳 。 这 时 农 车 已 经 在 院 门口 停 下 来 ， 前 套 有 三 
匹 马 并 排 着 ， 它 们 的 尾 后 就 是 一 匹 畦 马 。 它 们 的 蹄 子 不 安 地 移动 着 ， 
耳 东 竖立 ， 眼 睛 惊 收 ， 不 知道 它们 的 主人 是 不 是 以 为 它们 停 立 的 位 置 
妥当 。 完 全 是 些 庄 稼 帘 棚 的 健壮 牲口 ， 不 过 没有 油坊 那些 马匹 的 毛色 
光 润 ， 而 辟 部 也 不 圆润 ， 可 是 烈性 ， 靠 近 我 的 这 匹 灰色 马 时 时 斜 耳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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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次 退回 来 。 我 想 敬 上 和 车 去 ， 始 终 却 不 敢 从 它 头 前 通过 。 那 些 马匹 的 
须 紧 修剪 得 整整 齐 齐 ， 耳 属 有 几许 长 毛 ， 挫 着 过 年 的 红 布 ， 尾 上 也 有 
两 三 条 红 布 。 车箱 前 有 新 年 的 对 联 ， 我 全 认识 ， 还 记得 是 “车 行 干 里 
路 ， 人 马 保平 安 ”。 每 匹 马 套 绳 上 的 铜 环 ， 都 是 擦 得 极 洗 将 ， 大 不 是 这 
天 没有 阳光 ， 那 些 铜 环 以 及 党 头 上 大 小 铜 圈 一 定金 光 炫 目 。 现 在 它们 
的 蜡 姑 烟 似 的 味 腾 着 ， 看 得 极 清楚 。 每 匹 牲 口 顷 上 ， 挂 着 双 铃 : 一 个 
皮 套 每 面 都 有 二 十 四 对 小 铃 的 串 铃 ， 一 个 是 红 组 色 围 着 的 杯 形 的 独 头 
VER, BCAA HOY PRES AY © EE Mee ri, SERRA ee BPAY 
山田 ， 无 其 是 冬天 走 夜 路 ， 五 里 以 外 的 狼 群 ， 一 听见 远 处 唾 然而 驰 的 
奔腾 声 ， 台 会 逃 问 它们 的 来 处 一 一 和 森林 里 去 了 。 可 见 这 些 铃声 的 威 努 
之 大 了 。 这 是 日 后 委 学 礼 告诉 我 的 。 当 时 我 还 注意 不 及 去 探听 它们 的 
用 途 。 我 唯一 的 欲望 是 想 统 过 马 头 ， 到 左 首 去 ， 因 为 败 效 在 那儿 可 以 
抱 我 疏 上 车 去 。 那 时 我 背后 突然 又 有 可 局 的 声音 ， 原 来 那 条 来 自视 桶 
的 大 黄 狗 挺 然 地 站 在 阁 布 达 身 前 ， 昂 站 让 后 者 闻 咒 ， 同 时 露 着 牙 众 ， 
那 可 怕 的 声音 就 发 日 它 的 蜡 孔 。 我 只 好 从 车 屋 绕 过 去 ， 心 口 久 久 还 跳 


着 ， 因 之 牵制 了 我 全 部 的 注意 ， 我 也 没有 听 清 楚 净 学 礼 老 交 说 的 什 
么 。 举 效 的 眼睛 区 ® 有 泪水 了 ， 可 是 还 笑 着 说 :“ 去 年 年 压 才 接 到 一 封 家 
信 ， 说 是 孩子 想 妈 妇 。” 提 了 把 曙 涕 之 后 又 说 : “我 从 天 和 兴 汇 了 两 百 
块 大 洋 给 他 们 一 一 我 可 没 心 回 去 看 刀 妇 的 脸色 。” 


那 时 我 还 不 明日 “妈妈 ”的 确实 意义 ， 后 来 回 到 渤海 南岸 父亲 的 故 
乡 ， 才 知道 “妈妈 ”就 古 祖 母 ， 我 们 当地 叫 作 奶奶 的 。 她 们 两 人 说 话 的 
声音 低沉 ， 仿 佛 父亲 站 在 她 们 里边 妨害 了 她 们 的 目 由 。 父 杀 这 时 面色 
不 欢 地 叹 恩 厦 说 :“ 我 还 等 着 你 侈 来 ， 我 们 老 第 见 癸 哟 趾 酒 呢 ， 还 给 他 
留 着 两 尾 冻 鲤鱼 ， 两 对 海 盘 一 一 进 屋 吧 ， 上 暖和 上 暖和 再 秋 牲 口 。 他 不 
来 ， 殉 是 咱们 分 俩 的 份 儿 了 ! ” 


和 学 礼 说 :“ 色 棚 里 有 他 的 吃喝 呀 。 我 还 给 二 卜 市 来 十 二 对 野鸡 在 
车 上 呢 。? 他 的 声音 洪亮 。 这 天 穿着 新 的 黑市 布 羊皮 袍 了 于， 前 钳 扎 在 腰 
围 里 。 手 里 提 痢 短 鞠 子 ， 像 提 着 钓鱼 竿 一 样 。 说 话 面 对 着 父亲 的 和 有 
育 ， 进 院子 之 后 还 听见 他 高 声 招 呼 : “娘子 ， 给 你 拜年 来 啦 ! ” 母 杀 所 
以 不 出 来 ， 还 以 为 我 的 伯父 在 车 上 ， 前 一 革 里 我 已 经 说 过 ， 母 杀 和 伯 
父 不 上 漆 ， 这 时 我 只 是 想 着 父亲 所 说 的 话 ， 还 不 知道 伯父 完 葛 是 什么 样 
B® 


俯 奖 和 过 学 礼 老 效 还 站 在 院 门 口 ， 后 者 的 大 手 抚 着 车 治 木 。 她 打 
扮 一 新 ， 手 指 上 还 戴 着 有 浴 玉 的 银 戒 指 。 那 手 痛 有 着 操作 的 祈 纹 ， 询 
纹 污 尖 ， 肌 肉 通红 。 我 当时 想 ， 我 们 怎么 有 这 样 的 亲 威 呢 。 


BEREAN AA AM: “不 是 还 有 这 个 孩子 ， 我 也 想 秤 工 
回 海南 了 。 再 过 一 年 连 儿 毕业 了 ， 我 也 算 尽 了 一 份 心 事 。” 当 她 手掌 按 
在 我 头顶 上 时 ， 我 仰 脸 望 了 望 她 ， 知 道生 说 我 ， 束 靠近 她 ， 同 时 抓 住 
她 的 和 手指， 向 后 扯 着 。 和 觉得 她 是 这 么 仁 珑 ， 这 么 疼爱 我 ， 奉 是 长 大 
了 ,一定 孝敬 她 。 向 后 扯 着 的 意思 十 让 她 进 院 子 ， 实 际 上 古 不 欢喜 关 
学 礼 老 姿 那 屯 落 女 人 的 过 年 打扮 ， 而 且 那 掌 肉 又 厚 、 指 节 又 粗 的 手 多 
难看 哪 。 


午餐 是 非常 丰富 而 热 凋 ， 有 火锅 子 ， 餐 时 上 排 满 了 生 切 牛肉 、 羊 
肉片 、 鸡 肉 、 绿 豆 粉 丝 、 海 市 ， 吃 的 时 候 我 们 都 现 着 幸福 的 笑容 ， 大 
人 说 些 吉利 话 ， 脸 色 浮 着 狐 年 和 佳 餐 所 有 的 双 们 愉快 。 晚 间 赃 效 和 净 
学 礼 老婆 在 厨 屋 里 ， 转 着 炉 火 谈 到 更 深夜 静 ， 这 一 晚上 给 我 最 深刻 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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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 ， 有 时 痿 学 礼 老 效 的 半 个 面 关 埋 在 黑 影 里 ， 然 而 她 们 谈 的 内 容 我 却 
没有 注意 ， 反 而 注意 到 父亲 休 妨 室 里 传 出 来 的 一 句 话 :“ 老 的 ， 终 客 是 
老 的 ， 不 管 老 的 得 子孙 怎么 不 好 ， 小 的 可 不 能 慢 每 了 。” 


这 一 晚 母 亲 招 呼 我 两 笛 ， 我 还 是 坚持 着 不 去 睡 。 神 案 前 我 得 烧 
和 否 ， 院 子 里 又 有 四 匹 牲 口 的 嘲 哆 和 足 子 唤 只 声 ， 征 多 么 热闹 而 又 有 趣 
的 一 晚 哪 。 只 有 处 在 骑兵 队 的 野战 营 中 ， 要 大 会 战 的 军士 才能 体味 到 
这 种 叭 啉 的 喧闹 所 市 给 我 的 快感 。 

最 后 母亲 走出 来 说 :“ 你 们 谈 什么 谈 得 这 么 入 迷 ， 时 候 不 早 了 呀 。 
二 宝 媳 妇 明 天 还 要 起 早 呢 1! ”说话 时 还 笑 着 ， 对 我 束 改 口气 了 ， 温 和 里 
伟 严 肃 ， 小 声 说 : “还 不 去 睡 ， 听 话 ， 明 天 你 驳 不 是 说 去 给 你 大 和 爷 损 
吗 ? 快 去 睡 ! ” 


“BATA? ” 


“你 爸爸 的 哥哥 ! ”母亲 厉声 说 。 


我 没有 再 说 什么 ， 因 为 我 怜 司 伯父 的 感情 ， 胜 过 对 他 的 胆 忧 ， 想 
象 中 仿佛 他 坪 一 个 袁 弱 的 失去 目 卫 力 的 老虎 一 样 。 


本 书 开 首 说 过 ， 地 近海 参 左 港 口 〈 日 俄 成 后 地 理 课本 作 日 本 海 
IR) ， 冬 季 多 筋 。 这 天 下 半夜 的 浓 筋 ， 一 直到 第 二 天 正午 才 逐 源 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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似 的 ， 可 见 屋子 里 的 人 是 怎样 消沉 ， 要 出 去 的 也 不 能 出 去 。 深 夜 在 候 
车 宇 里 ， 等 五 小 时 之 后 才能 开 来 客车 就 有 这 种 感觉 。“ 大 筋 之 后 出 太 
了 肯 ”， 这 是 居住 近海 城市 所 熟知 的 一 句 谚 语 。 下 午 一 时 ， 我 束 坐 在 四 轮 
农 车 上 出 发 了 。 阳 历 是 二 月 初 五 。 


阳光 鲜 丽 的 时 候 ， 正 是 大 筋 之 后 ， 又 加 我 是 生平 第 一 次 坐车 ， 妞 
着 街道 上 移 过 去 的 炫目 的 玻璃 窗 ， 望 见 倒流 的 一 株 株 路 灯 柱 和 电线 杆 
子 ， 而 且 坪 置身 在 三 扩 以 上 ， 同 时 乐趣 洋 海 地 望 厦 行 人 。 心 想 ， 寿 是 
这 时 候 ， 大 街 上 有 个 县 立 小 学 的 同窗 碰见 我 ， 他 该 是 多 么 开幕， 而 我 
又 是 多 么 骄傲 哇 ! 只 见 两 边 街道 的 商店 全 关闭 着 门窗 ，1] 窗 部 十 黑 
的 ， 贴 着 红 纸 对 联 。 街 上 行人 密 究 ， 到 处 是 爆竹 的 碎 悄 ， 反 而 觉得 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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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外 给 人 一 种 有 旋律 的 美感 。 


骆驼 河 子 离 城 有 二 十 里 路 程 。 走 到 天 主教 笃 的 大 []， 马 车 抛 弯 台 
直 问 东城 门 大 驰 了 ， 那 天 主教 特 唯 一 的 标志 是 高 草 空 中 的 钟 罗 ， 钟 上 
有 护 顶 ， 仿 佛 是 屋 有 那样 使 钟 借 避风 雪 ， 钟 下 垂 肴 五 丈 长 的 拉 绳 。 大 
门口 的 顶 空 立 着 黑色 十 字 架 ， 我 回 脸 望 着 那 十 字 架 ， 立 刻 想 起 城北 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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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大 兄弟 ， 你 望 的 那 是 什么 ? "AE RRB, ARA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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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 教徒 是 高 丽 居民 。 


“哪个 ? ”过 学 礼 也 回 过 号 子 来 ， 等 知道 是 天 主教 蔓 了 ， 台 说 ,“ 那 
征 高 丽 的 礼拜 蔡 ， 二 道 沟 里 也 有 这 么 一 个 。” 这 话 是 他 背 对 着 我 说 的 。 


我 想 于 兆 祥 说 过 俄国 兵 的 坟墓 上 才 插 十 字 架 ， 怎 么 会 是 高 丽人 的 教堂 
了 ， 又 想 ， 我 和 一 个 无 知识 的 庄稼 人 辩论 什么 。 等 到 姜 学 礼 老 小 
il: “什么 ? “我 就 推 说 :“ 听 不 清楚 。* 实 在 马 奔 铃 鸣 的 声音 也 确实 是 
沸腾 的 。 而 且 这 条 街道 ， 我 们 已 经 知道 是 些 高 丽人 的 商业 区 ， 每 家 商 
店 的 门 外 都 靡 集 着 许多 人 ， 他 们 也 为 中 国人 过 年 的 风 习 所 感化 而 休息 
起 来 了 ， 就 在 竺 两旁 靠 墙 晒 着 太阳 。 街 两 旁 的 杂 语 声 ， 是 相当 喧 亲 
的 。 姜 学 礼 老婆 发 现 许 多 高 丽人 向 她 注目 了 ， 也 就 正 襟 端 坐 ， 正 像 以 
后 我 在 哈尔滨 遇见 走 过 中 国 街道 的 欧美 少妇 一 样 ， 不 过 她 们 是 坐 着 有 
篷 的 俄国 马车 。 


东城 外 的 近 闻 ， 又 现 出 中 国 式 的 茅草 农 任 了。 这 是 县 城 仅 有 的 一 
部 分 散居 近郊 的 满洲 土著 ， 几 户 沫 农 。 现 在 他 们 的 染 围 还 是 一 片 蕊 状 
的 黄土 ， 有 一 个 健壮 的 好 女 ， 坐 在 矮人 党 上 ， 靠 近 门 口 ， 多 半 古 晒 太 阳 
吧 。 嘴 里 含 着 一 根 烟 管 ， 足 有 一 扩 二 才 长 。 她 却 不 望 我 们 ， 只 征 招呼 
她 的 防 家 狗 。 那 狗 颈 挫 着 铁 链 儿 ， 链 儿 端 扣 在 铁丝 上 ， 顺 着 铁 链 儿 ， 
那 狗 可 以 有 三 十 步 的 来 往 距离 。 现 在 它 已 经 把 铁 链 儿 拉 直 了 ， 距 离 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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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 ， 也 多 归 在 过 路 的 车 马 身 上 一 样 。 


到 了 近 前 ， 农 车 随 着 马匹 的 脚步 缓慢 地 回 前 移动 了 。 妆 学 礼 愉快 
地 向 我 注视 一 眼 ， 那 眼睛 似乎 说 : “ 跑 这 一 段 路 跑 得 怎么 样 ? HEE 
El“ ” 


“二 哥 ， 怎 么 不 中 了 ? ” 


“ 城 里 的 路 到 底 平 ， 车 轮子 像 在 冰 道 上 一 样 一 一 找 出 我 的 烟 口袋 
来 ， 我 抽 口 烟 。” 前 一 句 话 古 恰 快 的 目 语 ， 后 一 句 话 古 同 他 老婆 说 的 。 
又 说 :“ 让 它们 慢 慢 软 着 走 。 反 正 不 等 黑 天 束 到 家 了 。” 说 话 也 不 望 
我 ， 装 烟 时 也 不 望 烟 口袋 ， 面 向着 广阔 的 二 月 的 原野 ， 心 里 义 像 是 回 
味 着 父亲 的 家 庭 所 给 他 的 愉快 一 样 。 


SF ME EY A SFA, RR ok: “好 好 坐 住 哇 ! 别 跌 到 车 下 
去 。” 农 车 是 长 方 的 副 子 形 ， 没 有 驭 夫 台 ， 姜 学 亿 坐 在 车 盘 沿 上 ， 两 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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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 过 来 目 己 试 试 当 驶 的 本 领 ， 可 又 不 敢 说 ， 反 而 著作 坦 静 无 欲 的 姿 
仿 ， 钠 着手 ， 微 微 跑 着 脚 ， 鞋 尖 几 乎 碰 到 辐 马 尾 。 姜 学 礼 并 没有 注意 
我 ， 仍 然 望 着 前 套 的 马 耳 似 的 ， 嘴 里 频频 吐 着 烟 ， 似 乎 烟 气 都 售 弃 
了 ， 最 后 的 一 口 烟 不 见 出 来 ， 和 久久 才 从 他 星 孔 里 呼出 。 


“ 汶 效 怎 么 样 ? ”志学 礼 问 。 问 时 眼睛 依然 癌 前 望 着 马 耳 ， 听 不 见 
他 老 奖 的 反应 ， 那 时 候 ， 妆 学 礼 回 过 脖子 来 ， 她 注意 了 ， 可 是 还 不 清 
楚 。 姜 学 礼 又 说 : “FUL, MWR AR? ” 


“pee ”过 学 礼 老 姿 在 那 以 前 面色 沉寂 ， 现 在 活 焕 了 ,“ 汰 效 年 前 
问 家 汇 去 二 百 块 大 洋 。” 
“她 还 想 回 海南 家 吗 ? "RAAB BES, MASH To 


“ 虽 可 不 好 说 什么 ! 她 还 没有 受 够 气 ? 海南 家 里 有 什么 好 的 。 咱 可 
asap S| ”她 说 。 


“人 家 那个 老婆 子 有 儿子 孙子 ， 不 回去 还 葬 在 关东 山 。” 


“反正 她 是 手头 有 几 个 钱 了 ， 她 儿子 媚 妇 又 往 回 里 哄 她， 你 当 十 想 
她 ， 还 不 征 想 她 手 里 积 抠 下 的 几 个 钱 。 寿 是 中 ， 回 去 融 回 去 。 不 是 想 
人 吗 ! 融 回 去 人 给 他 们 看 ， 可 是 别 想 让 我 拿 出 钱 来 。 她 可 拿 不 定 主 
意 ， 接 到 封 家 信心 束 软 了 。 早 怎么 不 想 呢 ， 十 多 年 又 想起 女 来 啦 ! ” 


志学 礼 望 着 马 耳 东 不 禁 叹 轧 了 ， 仿 佛 很 佩服 老 姿 的 意见 高 明 ， 目 
愧 不 如 似 的 。 农 车 走 得 很 慢 ， 旷 对 的 驿 路 上 又 挺 宁静 ， 他 们 的 话 声 不 
用 提高 ， 听 得 很 清楚 。 


“ 老 姿 子 哪里 积 下 那么 些 钱 呢 ? ” 


“ 虽 也 没 问 ， 还 不 是 放 在 金 秉 湖 手 上 癌 高 丽 农户 批 豆 子 。” 息 学 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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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老 了 没有 不 想 回 海南 的 ! ” 姜 学 礼 说 着 就 跳 下 车 去 。 


现在 农 车 到 了 A 形 的 中 心 点 了 。 向 东 的 道路 无 限 地 延长 下 去 ， 并 
且 古 追随 红旗 河上 游 。 那 红旗 河 在 比 驿 路 低 五 尺 的 洼地 之 滨 ， 沿 顺 驿 
路 向 西 并 行 的 。 到 这 里 河 映 就 向 南 直 折 ， 原 来 我 们 的 农 车 先前 也 是 和 
河 号 并 行 ， 不 过 当中 有 五 里 远 一 块 庄稼 地 的 间距 。 农 历 正月 的 红旗 河 
还 是 结 着 冰 ， 映 大 阳 光 晶 至 可 爱 。 隔 岸 的 密林 ， 细 校 粗 干 ， 这 是 冬天 
脱光 叶子 的 姿态 ， 赤 裸 裸 的 ， 一 片 红 铜 色 。 三 贫 路 口 有 个 售 酒 铺子 ， 
在 三 里 以 外 就 望 见 屋 榴 前 高 杆 挑 着 的 酒 刚 子 了 ， 那 是 一 只 无 栅 的 小 酒 
章 ， 塌 底 蕊 着 一 块 尺 长 的 红 布 ， 大 过 酒 痰 足 有 四 信 。 涉 学 礼 高 声 
说 : “ 老 柳 头 儿 ， 从 城 里 给 你 帝 回 橘子 来 了 ! ” 


那 酒 铺 有 一 门 两 窗 ， 窗 户 全 是 用 纸 糊 的 。 屋 里 不 见 人 影 ， 仿 佛 在 
赌 纸牌 ， 只 听见 说 : “二 东家 进来 川 ! ” 


我 们 的 农 车 把 凄 学 礼 遗 留 在 背后 径 目 疝 南 走 过 去 了 。 远 处 有 一 座 
小 山 ， 从 西方 延 旨 到 我 们 迎面 的 地 方 截止 了 。 两 旁 全 是 亦 裸 裸 的 地 
芍 ， 可 以 看 出 是 种 过 谷子 或 是 种 过 玉 蜀 徐 ， 因 为 地 人 上 遗留 着 一 从 从 
合 荐 ， 或 十 独 株 植物 的 根部 ， 它 们 痢 给 害 雪 侵蚀 得 腐朽 了 。 地 垄沟 阴 
还 有 残雪 ， 从 前 面 疝 远 望 是 一 片 的 黑土 垄 ， 从 后 面向 回 望 ， 义 是 一 片 
波形 的 日 雪 似 的 海面 。 


“还 有 十 里 路 ， 走 了 一 半 啦 1 大 兄弟 到 车 里 来 吧 ， 车 里 暖和 。” 


我 实在 想 睡 了 。 和 车 盘 里 铺 着 干 合 草 ， 大 张 的 熊 皮 。 妾 学 礼 老 竣 义 
给 我 盖 上 又 重 又 厚 的 棉 被 。 我 把 父 杀 的 猫 狸 皮 马 袖 脱 了 ， 这 件 东 西 义 
重 又 尝 压 得 我 的 两 衣 有 些 酸 疼 。 可 是 将 近 山 脚 ， 空 气 又 突然 阴冷 了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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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声音 ， 在 冷落 的 气息 里 听 着 幽 远 绿 继 的 牲口 大 铃 的 铃 竟 ， 渐 渐 睡 着 
了 。 当 惊醒 以 前 ， 记 得 我 已 经 醒 过 一 次 了 。 那 时 候 天 气 近 黄 冒 了 ， 还 
听见 站 学 礼 老婆 噩 声 说 :“ 我 他 老板 喝 醋 了 酒 哇 ! ETI RATE BS 
得 了 ， 他 能 记 住 晚上 把 那些 鸡 也 给 赶 进 坟 里 去 ? ” 


“还 有 老头 子 他 们 呢 ! * 
“老头 子 就 给 你 管 这 些 闲 事 。 看 看 你 美的 ! ” 


“TR! 你 放心 ， 狠 拖 不 去 呀 ! ”又 听见 鞭子 啊 ， 农 车 奔驰 得 更 快 
了 。 还 说 什么 我 没 听 清 条 ， 不 知道 是 由 于 有 瞳 睡 而 耳 钝 呢 ， 还 是 他 们 的 
话 声 殴 散 ， 因 为 农 车 是 释 役 然 地 急 驶 着 。 


现在 我 是 给 乌 的 啊 蜡 和 狗 员 声 惊 眠 的 。 马 匹 一 接近 熟悉 的 村 庄 ， 
尤其 是 天 半 了 ， 那 悠长 的 嘲 吗 足 能 够 传 到 三 十 里 以 外 去 ， 而 且 我 们 只 
要 想 想 吧 ! 在 村 子 里 守候 两 天 ， 发 现 主 人 或 是 主人 的 邻居 赶 车 在 这 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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热烈 的 欢迎 ， 还 有 故意 吓 狠 助威 的 意思 。 头 上 已 经 是 星斗 满 布 ， 仰 户 
依稀 可 见 四 围 案 山 峻 峰 的 边 绿 ， 我 们 的 农 车 似乎 是 奔 驶 在 深井 的 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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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 集 在 山脚 下 ， 我 只 望 见 一 两 点 灯火 ， 是 这 样 的 黑 呀 。 听 见 有 一 
个 女人 说 :“ 二 嫂子 ， 你 们 怎么 这 么 晚 才 到 哇 ! oA ae BO MAY 
FUG? 大 兄弟 ， 下 车 ， 到 家 啦 ! ”可 是 望 不 见 说 话 的 人 ， 我 束 给 入 抱 
下 车 来 。 


姜 学 礼 高 声 说 : “ 老 关 ， 来 卸 牲 口 哇 一 一 连 儿 向 后 去 。 老 二 呢 ? 老 
二 领 厦 兄弟 去 到 西屋 看 看 老头 和 于。” 并 且 给 我 穿 马 钳 ， 人 忙碌 之 间 纪 匆 地 
结 上 那 一 排 铜 扣子 。 


听见 说 : “ 回 这 边 来 ， 我 领 着 你 。” 我 把 手 伸 出 去 ， 在 黑 影 里 随 厦 
携 领 者 走 开 去 。 

我 湖 渐 望 见 火 辉 内 粮 的 一 大 堆 豆 埃 的 一 角 。 原 来 雪 学 礼 所 说 的 西 
屋 正 坐 落 在 农 车 停 处 的 前 面 ， 只 距离 二 十 步 远 。 门 关闭 着 ， 可 是 从 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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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 打 开 来 ， 就 见 屋 里 布 满 烟 气 ， 任 什么 也 看 不 见 。 火 堆 束 在 地 中 
心 的 土 坑 里 ， 用 粗大 的 树木 根 做 燃料 ， 烟 气 格外 地 浓烈 。 我 的 眼睛 不 
能 完全 用 开 ， 流 出 泪水 ， 而 且 咳 嗽 不 止 。 


“大 爷 ， 城 里 你 侄子 给 你 和 拜 年 来 了 。” 携 领 我 的 人 说 ,，“ 你 频 下 来 就 
好 了 ， 足 在 这 边 ， 你 大 爷 在 这 边 ! ” 


现在 我 完全 看 清楚 了 。 那 是 我 在 家 里 曾经 碰见 过 的 腾 老 的 老人 。 
他 届 膝 蹲 在 我 映 卷 ， 两 只 有 眼睛 望 厦 坑 火 哺 吴 地 说 :“ 束 没有 来 给 我 拜年 
的 ， 还 不 知道 给 谁 拜年 呢 ? 我 也 用 不 到 人 家 给 我 拜年 。” 说 话 时 还 用 长 
烟 管 的 铜 锅 授 着 木 染 。 那 块 木 染 钙 阻 碍 住 当中 的 火 孔 的 。 也 没有 辣 我 
望 。 领 我 进来 的 汉子 ， 是 曹 登 科 ， 正 月 里 还 是 过 冬 的 打扮 ， 短 的 庄 称 
AAR, BRAILES © XI SERBS TT, th: “EIR IEF...” 


ZeA ALE HER “PRAT Mt a SC ra ot HB A FP 
i: “GREEK... OP RAEMBAK, SEL 0 ULEAD 
音 高 亚 ， 可 走路 过 老头 子 身 旁 ， 像 路 过 一 块 石头 育 后 似 的 ， 他 的 眼光 
望 着 每 一 个 人 ， 可 十 那 老头 子 却 似 乎 并 不 存在 。 别 人 都 和 他 打招呼 ， 
只 有 那 老 头子 面 火 抽烟 ， 完 全 失去 听觉 性 能 似 的 ， 当 时 我 以 为 他 一 定 
耳 登 。 


“到 这 边 来 ! A PSU! 在 屋子 里 不 用 罕 了 。 你 看 和 质 上 的 这 些 
人 和 人， 你 认识 吗 ? ”地 学 礼 把 我 拉 到 他 身 旁 ， 望 着 我 的 脸色 这 么 说 。 


— 
—" 
— 


现在 我 们 再 来 认识 净 仰 山 们 父 ， 这 是 必要 的 。 


我 们 知道 ， 渤 海南 岸 的 山东 省 的 那 一 角 ， 每 年 春天 或 十 充 年 的 秋 
后 ， 束 有 些 肩 着 一 卷 薄 薄 的 破烂 行李 的 人 ， 携 着 五 六 风 的 孩子 ,眼睛 
沉郁 ， 一 天 赶 八 十 里 旱 路 而 不 觉 疲 乏 ， 他 们 驱 打 着 两 腿 酸 疼 的 孩子 ， 
一 百 过 地 说 :“ 再 赶 两 步 路 束 到 答 店 了 ! ”一 百 遇 地 威吓 : “你 不 走 ， 把 
你 留 在 这 块 元 无 人 烟 的 山沟 里 ， 让 狼 吃 了 你 。” 这 一 伏 人 里 的 德 襟 不 卉 
的 妇女 ， 驶 喊 着 说 再 也 抱 不 动 不 会 迈步 的 婴孩 了 。 用 柔和 的 声音 要 求 
丈夫 抱 抱 ， 要 求 坐 在 路 边 鞭 一会儿， 好 探寻 一 条 小 河 ， 哆 口水 。 她 们 
的 头发 蓬 医 乱 想 ， 满 脸 侍 沙 ， 满 脸 现 着 太阳 所 晒 的 红 铜 色 。 她 们 疲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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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 口水 ， 束 洗 起 孩子 的 尿布 来 。 靠 近 他 们 这 一 群 ， 三 步 远 殉 则 到 一 股 
浓烈 的 酸 气 了 。 每 有 一 串 长 途 货 车 路 过 ， 他 们 的 眼睛 惑 露出 沉默 的 光 
辉 ， 表 示 疲 乏 ， 表 示 球 革 ， 正 如 饥饿 的 流浪 人 望 见 玻璃 橱 里 的 面包 和 
香肠 似 的 。 而 他 们 的 家 长 必定 驱赶 他 们 的 妻子 儿女 ， 不 只 是 巴 鹿 早日 
投奔 到 久居 海北 的 杀 威 的 家 里 ， 主 要 的 还 十 副 缠 不 多 ， 他 们 是 计算 着 
腰 里 所 余 的 一 点 钱 ， 阔 气 乡绅 入 城 吃 一 顿 午餐 的 数目 一 一 他 们 要 维持 
全 家 两 天 ， 要 付 答 店 费 ， 而 他 们 目 己 又 得 吃 玉 项 稚 面 饼 ， 还 有 小 孩 
子 ， 每 移 必 定 得 给 他 买 块 咸 沫 ， 一 个 铜 子 作 一 枚 银币 用 啊 ! 他 们 和 那 
些 每 年 春天 在 城 里 出 现 的 高 丽 农民 同样 穷 盯 ， 同 样 地 像 充军 偏僻 省 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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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， 在 雄 基诺 登 岸 到 高 丽 半 鸟 的。 而且 在 家 乡 束 变卖 了 他 们 的 厨具 和 
宁 重 的 锅 碗 产 盆 。 


中 国 的 土地 十 辽阔 的 ， 然 而 中 国 的 中 原 已 经 按 弃 他 们 了 。 在 沿海 
的 广东 省 、 福 建 省 ， 那 些 被 按 痉 的 农民 ， 远 离 租 居 的 土地 ， 到 南 详 、 
到 美洲 ， 男 谋生 路 去 了 。 在 渤海 南岸 的 山东 省 ， 则 抛弃 了 但 医 和 四 五 
代 传 袭 下 来 的 古老 家 宅 ， 出 海 ， 到 俄国 、 到 关外 ， 这 完全 是 有 着 同一 


意义 的 。 中 国 不 能 容纳 它 的 人 民 了 吗 ? 是 的 ， 中 国 抛 痉 了 他 们 “。 那 年 
代 中 国 的 执政 者 ， 没 有 余力 照顾 那些 无 血 可 吸 的 广大 中 国人 民 了 。 他 
们 的 全 部 精力 集中 在 赌博 上 ， 有 直系 的 军队 ， 有 奉 系 的 军队 。 如 他 们 
所 说 : “有 南 军 ， 有 北 军 。 ”他们 得 郑重 地 押 下 他 们 政治 生涯 的 财 注 ， 
胜 的 是 吴佩孚 呢 ? 张作霖 昵 ? Eee? 孙 传 入 昵 ? 还 是 南方 的 单 命 
军 ? 网 在 这 块 人 所 共有 的 土地 上 ， 那 些 雇佣 军队 的 主人 ， 彼 此 炮 芝 、 
枪击 ， 谁 屠杀 的 人 多 ， 谁 就 是 这 块 土地 的 主人 。 这 和 那些 靠 庄 称 过 日 
子 的 人 完全 无 关 ， 如 净 学 礼 所 说 : “ 南 军 来 了 ， 要 粮草 ， 北 盏 来 了 ， 也 
征 要 粮草 。" 一 个 样 ， 都 是 头 戴 盏 帽 ， 手 握 着 枪 的 人 ， 都 是 一 样 管 人 民 
叫 “ 你 们 老百姓 ?的 人 ， 而 老百姓 们 给 他 们 的 总 称 说 是 “公家 ”。“ 公 家 要 
粮 税 了 ! ”“ 公 家 要 收集 喂 牲口 的 草料 了 ! ”“ 公 家 要 派 夫 子 了 ! ”“ 公 家 
要 征用 牲口 了 ! ”只 要 是 公家 ， 依 靠 两 三 和 干 年 的 习惯 ， 没 法 抗拒 ， 除 非 
是 变 心 了 ， 要 做 乱 民 。 痿 仰 山 的 晚年 ， 束 处 在 这 样 一 个 情况 之 下 ， 度 
着 他 的 痛 藻 而 忧郁 的 日 子 ,但 是 这 痛 藻 与 忧郁 义 是 和 公家 完全 无 天 
的 。 原 因 ， 那 是 公家 和 老 天 安 排 的 命运 ， 一 样 不 是 可 怨恨 的 对 象 。 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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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 于 了 。 整 个 过 家 庄 的 族人 ， 全 站 在 父亲 那 一 面 说 话 一 一 如 他 以 后 所 
说 : “你 侈 的 喘 后 有 成 堆 的 元 宇 。 谁 不 在 太阳 下 蹲 着 取暖， 没有 围 着 蚂 
火 虫 烤 火 的 。 孩 子 呀 ! 人 就 是 这 样 。 大 和 爷 上 告诉 你 吧 ! ”一 一 他 的 权限 只 
限于 他 的 家 庭 。 当 天 晚上 他 束 宣 布 了 命令 :“ 学 义 和 二 至 你 们 弟兄 两 个 
记 住 ， 大 征 我 看 到 你 们 哪 一 个 胆敢 到 你 二 叔 家 里 去 ， 小 心 我 融 断 你 们 
的 腿 。 弟 兄 分 家 如 路 人 ， 我 生 下 来 吏 没 有 什么 兄弟 。 咱们 不 是 穷 吗 ? 


老 天 在 上 ， 路 人 丢 块 金子 也 不 要 去 拾 ， 命 里 没有 ， 你 束 是 拾 起 来 也 变 
TERE OC: “大 是 路 上 碰见 你 们 那个 新 记过 来 的 寻 季 ， 记 住 ， 要 
叫 小 尹 ， 不 许 叫 二 娘 。? 又 遂 :“ 大 是 前 清光 绪 年 间 ， 小 老婆 死 了 也 不 
准 从 大 门 往外 抬 ， 得 走后门 。 听 见 老人 说 草 举人 的 杀生 奶 吏 是 小 老 
姿 ， 出 葡 的 时 候 ， 谁 让 她 的 柜 材 走 大 门 哪 ! 敢 走 大 门 ? 全 族 上 的 人 都 
拿 着 锋 头 锭 子 站 在 大 门 外 拦 独 ， 这 征 古人 留 下 的 礼 道 。” 他 说 到 这 里 融 
不 遂 了 ， 那 时 候 学 义 问 他 : “那么 怎么 出 殡 呢 ? ” 


“EA? BRERA KERN bin: CRBS, ia 
去 ! ' 这 才 没 法 挡 了 。 你 们 当 是 举人 老爷 束 不 得 了 吗 ? ee eh ETE 
上 ， 你 不 ， 束 抬 不 出 大 门 去 。” 这 是 净 学 礼 以 后 告诉 父亲 的 。 他 的 年 纪 
还 没有 到 达 知 道 这 话 重量 的 年 龄 ， 而 古 当 作 朵 谈 的 ， 也 不 知道 母亲 是 
用 怎样 的 脸色 去 听 这 话 里 的 意义 ， 于 是 母亲 和 伯父 间 的 坚固 的 墙壁 殉 
在 这 上 面 竖立 起 来 。 就 古 面对面 ， 也 仿佛 彼此 不 存在 。 不 管 在 哪里 ， 
那 道 望 不 见 的 墙壁 始终 隔离 在 他 们 之 间 。 而 且 由 于 父亲 欢喜 委 学 礼 ， 
ARSE OAR ILE RE DER EF, Poe Se ses 
ALOFT RRS To SRR EF OHA TORS 〈 因 为 姜 
仰 山 连 为 二 儿子 定 亲 的 钱 ， 都 是 借 的 高 利 俩 ) ， 伯 父 和 二 儿子 之 间 的 
不 欢 更 明显 了 。 


那 时 候 志 仰 山手 里 还 有 五 亩 祖 产 ， 这 是 和 父亲 分 拆 家 业 之 后 所 得 
的 ， 以 后 父亲 就 扫 别 家 乡 外 出 了 。 二 十 年 后 ， 姜 仰 山 还 是 那 五 亩 祖 
产 ， 可 是 人 口 增 多 了 “。 长 子 净 学 义 夫 妻 生 了 三 个 国 女 ， 大 的 九 少 了 。 
这 里 不 说 痿 仰 山 不 管 怎样 攻 碌 ， 怎 样 勤 递 ， 怎 样 把 雪 学 义 雇 出 去 当 短 
工 ， 怎 样 领 着 姜 学 礼 朝 出 晚 归 地 插 地 瓜 秧 ， 拔 麦子 ， 就 是 午餐 都 在 田 
崖 上 吃 ， 九 图 的 金 婵 每 天 正午 挑 着 饭 管 和 装 热 水 的 泥 饶 给 他 们 和 爷 儿 俩 
送 瞩 。 他 们 是 那么 珍惜 着 时 间 ， 以 便 匀 出 朵 工夫 来 ， 到 外 庄 做 短工 。 
那样 一 天 可 以 赚 到 十 二 个 制 钱 ， 因 为 麦 季 是 那么 忙 啊 。 尤 其 是 有 几 盏 
麦 地 的 定 户 ， 到 处 需要 短工 ， 到 处 部 是 男人 少妇 女 多 的 人 家 。 那 些 年 
轻 力 壮 的 全 到 俄国 去 背包 容 卖 绸 缴 和 人 花边 去 了 ， 全 到 关外 采伐 森林 或 


征 入 丙 号 做 学 徒 去 了 。 净 仰 山 征 拿 定 主意 不 育 乡 离 井 远 出 的 ， 我 们 知 
道 ， 他 已 经 说 过 : “ 命 里 没有 ， 殊 是 金子 到 手 也 变 成 铜 。” 他 不 相信 海 
外 束 有 不 劳力 而 俯 腰 整 到 手 的 黄金 和 日 银 。 他 第 说 :“ 束 是 授 地 金沙 
子 ， 我 也 不 稀罕 。” 他 还 有 着 另 外 的 理由 : “我 不 能 掷 了 祖 至 不 管 ， 人 
要 子孙 做 什么 ， 为 的 不 是 坟 前 有 个 烟火 吗 ? 清明 节 是 为 什么 传 下 来 
的 ? 不 是 要 让 后 奉子 孙 不 环 祖 坟 吗 ? ”于 是 麦 季 束 成 了 委 仰 山 一 年 里 布 
望 所 寄托 的 日 子 。 不 只 是 自己 的 五 再 田 ， 五 再 里 还 有 半 盏 地 扒 、 半 亩 
高 染 ， 那 又 有 多 少 富裕 的 出 产 ， 倒 是 麦 季 里 雇 出 去 ， 一 天 有 十 二 个 制 
钱 的 收入 哇 。 然 而 台 是 这 样 ， 妆 仰 山 三 年 所 灾 的 为 妆 学 礼 定 亲 的 高 利 
债 ， 还 古 不 能 偿 清 ， 每 年 夏季 所 得 只 足 付 清 债 本 的 利 尽 ， 避 ® 像 制 不 完 
的 青草 一 样 ， 不 管 你 走 么 久 除 ， 根 子 不 动 ， 一 年 义 有 两 膝 高 了 。 可 以 
想象 到 他 二 怎样 的 痛 百 ， 再 加 父亲 代 给 志学 礼 完 婚 ， 这 痛苦 吏 更 深 
了 ， 他 是 没 法 阻挠 父亲 的 。 虽 然 他 一 见 父亲 的 面 ， 颜 色 束 突然 冷峻 
了 ， 或 是 在 公众 场合 遇见 ， 就 提起 他 的 烟 荷 包 退 避 了 ， 然 而 父亲 依然 
古 微 笑 着 和 他 打招呼 说 :“ 大 哥 ， 大 哥 ， 这 义 何 必 昵 ?” 


“我 不 愿 见 你 。 别 和 我 说 话 。” 


父亲 越 是 向 他 微笑 ， 他 越 是 冷峻 ， 但 不 管 他 说 的 是 怎么 闫 重 :“ 我 
的 儿子 的 杀 事 ， 殊 不 用 旁人 管 。” 他 目 锁 “我 的 "和 “ 浓 人 ”两 个 名 词 用 得 
够 苛刻 了 ， 然 而 父亲 仍然 嬉笑 着 说 :“ 我 管 我 件 子 的 事 蚜 ?你 也 别管 我 
呀 。” 委 仰 山 钙 怎样 的 气 异 哪 。 他 连 主 罕 儿 子 结婚 的 主权 都 失去 了 ， 回 
家 就 郊 重 地 对 净 学 礼 说 : “Ce RATE BEG, ABA BRL 
BK 9 AR BOXMULT HY ° "See Al fa LE th ARMA RESE 
第 二 天 婚礼 之 前 ， 父 亲 连 派 三 个 族人 去 找 他 ， 他 坚决 地 推 拒 来 接受 新 
妇 的 用 拜 。 


“回去 对 二 宝 说 吧 ! 我 不 受 人 家 欺压 的 。” 他 说 。 


不 用 说 ， 在 进行 婚礼 的 几 小 时 之 内 ， 男 女 双 方 的 亲家 和 新 即 新 妇 
相当 混乱 。 妆 仰 山 伯母 ， 一 个 终年 患 次 钙 的 妇 人 ， 颤 声 说 : “老头 子 是 


发 疾 了 ， 在 这 大 喜 日 上 和 我 及 脾气 。? 她 是 欢喜 这 桩 婚事 的 ， 于 是 新 妇 
以 及 女方 的 亲家 才 得 到 一 些 安奈， 以 为 真 的 是 老夫 妻 吵 了 嘴 。 然 而 父 
亲 是 明白 的 ， 事 后 他 常 说 :“ 我 没 想 到 他 会 那样 ， 铬 是 知道 ， 无 论 怎样 
我 不 会 主持 这 场 婚事 的 。” 


妾 仰 山 从 图 女 家 回来 ， 拒 绝 父 杀 仙 罪 的 言 套 ， 而 且 拒 绝 见 新 过 门 
PLR, FS: “你 们 的 事 ， 以 后 我 不 管 ， 束 是 你 把 天 闭 塌 了 ， 我 也 不 
会 责备 你 一 句 ， 从 今 以 后 你 也 别 认 我 做 父亲 ， 我 也 认 作 没 有 你 这 么 个 
ye 


但 是 当 姜 学 礼 向 他 说 : “二 板 有 一 锭 银元 宝 交 给 我 ， 说 是 还 从 前 定 
杀 借 的 债 ， 让 我 问 问 你 。? 那 时 候 ， 净 仰 山 又 违 育 了 他 “不 管 ” 的 质 言 ， 
他 厉声 地 说 : “给 他 送 回 去 ， 我 们 目 己 的 债 ， 不 用 人 家 慷慨 ， 我 们 目 己 
全 网 


那 以 后 的 一 两 年 ， 父 子 间 昌 不 和 因 ， 还 是 共同 在 一 块 田 里 操作 。 
而 最 大 的 决裂 是 从 姜 学 义 家 里 继 三 个 闺女 之 后 生 了 一 个 男孩 子 开 始 
的 。 胺 仰 山 找 到 了 他 半年 的 安慰 以 及 欢乐 的 源 果 。 这 个 新 的 小 生命 ， 
完全 占有 了 他 。 最 使 委 学 礼 气 惰 的 是 ， 连 麦 季 雇 短 工 所 赚 来 的 零用 钱 
都 耗费 在 市 弟 身 上 了 。 仿 佛 直 到 那天 ， 他 才 知 道 目 己 父 亲 所 邓 荔 而 获 
得 的 一 切 ， 完 全 为 了 那个 新 降生 的 竖 孩 。 现 在 是 妆 学 礼 和 妆 学 义 哥 儿 
两 个 冲突 了 ， 那 些 琐碎 的 经 过 ， 我 们 从 学 礼 和 他 老 效 的 问答 中 已 经 多 
少 知道 一 些 了 ， 他 们 没 想到 一 年 之 后 ， 净 仰 山 携 领 着 长 子 长 媚 、 三 个 
朱文 和 一 个 孙子 ， 也 被 中 国 的 中 原 土 地 所 按 弃 了 。 他 们 没 想到 ， 妆 仰 
山 会 典 了 他 们 两 口 所 遗留 给 他 的 半 盏 养老 地 ， 典 了 分 拆 家 产 而 得 的 两 
间 祖 屋 ， 典 了 那 块 打 麦 场 ， 作 为 老少 七 口 的 盘 缠 到 海北 来 了 。 委 爷 山 
忠 古 那 一 群 拿 厦 一 个 铜 元 当 一 枚 银币 用 的 人 群 中 间 的 一 个 ， 一 百 裔 地 
哄 市 第， 说 是 “ 离 竹 店 不 远 了 ”。 一 百 通 地 威吓 市 第， 说 是 “你 不 快走 把 
你 拨 下 喂 狠 *。 计 算 着 腰 里 的 余 钱 赶路 一 一 一 顿 阔 人 午餐 的 钱 哪 ， 当 作 


全 家 两 天 的 食 栖 费 用 。 他 们 德 襟 的 衣 沈 ， 他 们 桔 瘦 而 疲倦 的 脸色 都 似 
乎 高 声 叫 着 :“ 穷 啊 ， 我 们 是 这 样 的 穷 啊 ! 老 天 。” 


交 学 礼 夫妻 起 初 惊讶 地 欢迎 他 们 : “ 留 在 这 ， 享 儿 天 福 。 至 于 大 
可 ,我 们 可 以 给 他 一 块 地 种 ， 和 暂时 就 住 在 西屋 磨坊 里 好 了 。” 


等 他 们 夫妻 知道 连 他 们 的 祖 屋 打 麦 场 都 典 给 和 人 家， 又 望 见 沉 第 胸 
前 垂 着 纯 银 的 麒麟 锁 ， 他 们 的 脸色 立刻 冷 下 来 ， 并 且 改 变 了 主意 : 老 
头子 可 以 留 下 住 ， 姜 学 义 夫妻 男 外 找 地 方 。“ 山 上 有 的 是 木材 ， 你 们 目 
己 盖 房 子 住 吧 。*” 姜 学 礼 老 婆 当 时 说 ,，“ 打 麦 场 都 给 部 出 去 ， 我 们 回 海 
南 家 怎样 过 呢 ? ”又 说 , “我 们 的 打 麦 场 典 出 去 了 ， 带 第 可 小 扮 起 来 
本 


ZS ALLA Ra: “ 算 了 ， 还 说 什么 。 反 正 是 祖宗 手 里 传 下 来 的 ， 
有 本 事 我 们 可 以 再 挣 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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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望 一 次 心爱 的 孙子 。 要 搬 过 去 住 吧 ， 他 们 借贷 的 吃 粮 只 能 文 持 到 开 
春 ， 他 又 怎么 能 忍心 去 住 呢 。 台 是 去 探望 市 第 ， 他 都 是 在 早晚 啤 之 间 
赶 回 来 ， 不 肯 消 耗 长 子 家 里 一 粒 米 。 现 在 是 他 寄居 姜 学 礼 篇 下 了 ， 我 
们 不 难 理解 他 蹲 在 火 坑 旁 那 种 姿态 ， 是 怀 着 一 种 怎样 的 心情 的 。 


四 


我 在 骆驼 河 子 视 棚 住 到 “一 月 二 ”。 十 俗 说 ， 这 天 是 “ 龙 抬头 ”的 日 
子 ， 新 年 衬 的 猪 ， 留 着 猪 尖 在 这 一 天 吃 。 往 年 居家 ， 母 亲 在 院 心 用 灶 
灰 画 上 三 五 个 大 轿子， 说 是 粮食 固 ， 各 圈 当 中 撒 把 粮食 ， 伯 社 这 一 年 
的 收成 好 。 在 这 里 也 是 一 样 ， 不 过 志学 礼 老 姿 和 母 杀 画 的 不 同 ， 母 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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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R, FORD, HEU: “中 啊 ! 不 过 应 应 卯 就 是 了 。” 另 外 就 是 腌 
的 小 菜 也 不 及 家 里 的 样 数 多 ， 家 里 有 是 次 ， 有 母 杀 手 腌 的 节 训 子 ， 有 
信 奖 炒 的 野鸡 本 黄瓜， 而 元 棚 里 一 天 两 餐 ， 全 是 一 色 猪 肉 炖 海 珊 ， 再 
加 一 上 扣 粉 条 儿 ， 除 这 一 种 正式 的 元 旦 广 日 一 直 延 续 下 来 的 正 末 ， 束 有 
一 样 大 和 瓯 和 豆瓣 效 ， 这 征 唯 一 的 小 菜 了 。 In RHE I Se LEE TH EL 
地 ， 每 天 一 定 打 两 个 向 包 蛋 ， 煮 得 蛋黄 都 结实 了 ， 撒 了 些 粗 盐 粒 ， 全 
不 像 往 姿 做 的 一 咳 就 流 计 ， 矶 子 里 总 是 预备 着 配 味 的 效 油 。 我 真 不 想 
吃 这 里 的 荷包 蛋 ， 而 且 心 里 老 是 气 ， 撤 了 那么 多 的 粗 盐 粒 ， 若 是 在 家 
里 我 束 赌 气 推 开 了 ， 可 是 在 这 里 ， 我 得 勉强 市 着 笑容 接 过 来 ， 并 不 以 
为 妆 学 礼 老婆 竺 我 好 ， 而 是 对 她 剑 厦 且 惧 。 因 为 日 天 痿 仰 山 每 次 进来 
聚 撩 的 时 候 ， 妆 学 礼 老婆 的 脸色 惑 希 铬 得 可 介 ， 大 声 地 台 鸡 逐 狗 ， 说 
征 : “装着 你 们 ， 什 么 事 也 不 做 。 光 知道 叶 ， 这 些 懒 种 。? 说 是 :“ 到 那 
里 偷 着 吃 去 。” 因 为 她 从 城 里 回来 的 那天 晚上 束 吵 着 说 过 ， 橱 里 的 猪肉 
丢 了 一 大 碗 ， 临 睡 前 我 还 听见 她 小 声 说 :“ 吨 ! 那 老头 子 .…...” 束 听见 
肥 学 礼 大 声 说 :“ 别 胡说 ， 不 怕人 家 笑话 。” 他 每 天 在 餐 蜗 上 可 古 不 声 
不 啊 的 ， 除 非 舌 学 礼 老 小 气 啉 叭 地 蝶 蔬 不止， 他 才 仰 脸 同 她 严正 地 注 
目 ， 只 要 她 望 见 丈夫 那 种 严正 的 脸色 ， 声 音 就 低下 去 了 。 


至 于 妆 仰 山 ， 和 我 初 见 时 一 样 。 不 管 他 的 声音 多 么 高 ， 总 像 一 个 
苞 汉 。 而 且 用 和 餐 时 ， 有 眼睛 只 注视 餐 蜗 ， 看见 一 点 侯 甫 的 面 浴 ， 束 收 到 
手 里 ,或 十 用 一 只 手指 葵 到 嘴 层 里 。 外 界 仿 佛 是 不 存在 的 ， 和 餐 吕 上 只 
有 他 上 自己 似 的 。 有 一 次 ， 他 破例 地 对 我 说 一 句 话 :“ 把 你 的 馒头 皮 吃 
了 。” 我 吓 得 一 拌 ， 正 像 一 个 独 目 坐 在 屋 里 的 愉快 人 正面 镜 深 思 ， 没 听 
见 脚步 声 ， 屑 头 殉 突然 给 人 拍 了 一 下 一 样 。 我 的 用 餐 习 惯 是 剥 掉 爆 头 
皮 的 BAC ANS AIA) ， 现 在 只 有 拾 起 来 放 到 嘴 里 。 那 时 候 ， 
交 学 礼 夫妻 都 不 同 我 望 ， 实 在 我 想 他 们 也 有 些 县 避 了 ， 大 是 他 们 回 我 
看 ， 一 定 发 现 我 眼睫毛 间 挂 着 钼 水， 而 且 我 预备 突然 跑 开 餐 蝎 到 外 面 
的 墙 边 去 大 居 一 回 ， 实 在 我 饱 莹 虐待 了 ， 那 老头 子 从 来 就 不 望 我 一 


眼 ..…… 可 和 是 净 学 礼 夫妻 既然 没有 注意 我 ， 不 一 会 儿 我 瓯 又 安静 地 继续 
用 和 餐 了 。 偷 偷 地 注意 着 兰 仰 山 伯 父 的 脸色 ， 若 是 有 一 块 馈 饰演 落 在 桌 
上 ， 也 学 他 的 样子 用 手指 基 起 来 送 到 嘴 里 。 望 见 雪 学 礼 偷偷 笑 了 ， 我 
也 残疾 起 来 。 束 是 我 们 相互 做 手势 ， 也 尽 可 一 无 顾 忌 ， 净 仰 山 伯父 旦 
绝对 不 会 望 见 的 。 他 用 和 餐 老 是 低 着 眼睛 。 那 晚上 委 学 礼 望 着 我 吃 傈 包 
蛋 的 时 候 ， 脸 色 格外 快乐 ， 又 一 明 问 我 : “老头 子 万 害 吧 ? ” 


BBV) Ui: “厉害 。” 


交 学 礼 望 着 我 吃 傈 包 蛋 ， 仿 佛 这 是 一 天 中 使 他 感到 最 大 快乐 的 事 
情 。 那 时 他 蹲 在 蚁 沿 上 抽 着 烟 ， 一 会 儿 问 我 :“ 吃 完了 没有 ? ” 


“没有 。” 我 说 。 
一 会 儿 又 问 我 : “我 看 看 确 里 还 有 多 少 ?。 
“还 有 一 个 1 
“我 看 看 ? ” 


他 以 为 我 是 珍惜 着 慢 慢 至 受 ， 实 在 我 是 咽 不 下 去 ， 盐 粒 吐 出 来 ， 
蛋 味 又 痰 。 不 管 怎样 ， 我 还 是 愉快 的 ， 这 愉快 完全 是 妆 学 礼 注视 着 我 
那 两 道 幸福 的 眼光 所 赐予 的 ， 我 不 是 在 吃 谷 包 和 ， 我 是 饱餐 才学 礼 愉 
快 而 善 恨 的 笑容 。 但 净 学 礼 老 奖 和 我 越 表示 亲昵 ， 我 越 旦 县 惧 她 。 她 
的 面目 丑陋 ， 融 是 不 收 脸 作 态 ， 我 还 是 时 时 担心 她 突然 会 和 我 变脸 ， 
一 个 羊 头 在 被 狼 喂 乳 的 时 候 也 不 会 比 我 更 担心 。 我 的 心性 现在 已 经 发 
展 了 ， 时 时 会 不 目 主 地 加 她 讨好 、 取 媚 。 有 一 次 当 她 说 “老头 于 ”的 时 
候 ， 我 也 说 “ 那 老 头子 .…….” 想 得 她 的 欢心 ， 净 学 礼 立 刻 做 出 贡 备 我 的 
lp, BRERA Aig JR: “你 怎么 也 这 样 叫 ， 那 不 是 你 的 婧 
亲 大 和 爷 吗 ?” 再 别 这 样 叫 哇 ! 人 家 笑话 呀 ! 别 跟着 你 二 嫂 学 ， 跟 她 学 整 
学 坏 了 。” 


“你 好 ， 你 好 。?” 委 学 礼 老 效 顶撞 着 。 净 学 礼 融 举 起 烟 管 来 做 着 蔽 
她 的 神气 。 


“你 看 你 那 缺 德 的 样 儿 。” 她 笑 着 叉 说 。 


于 是 夫妻 两 个 人 就 幸福 地 做 过 一 场 戏 似 的 笑 了 。 善 良 的 丈夫 和 猜 
用 的 太太 总 是 相处 得 比 两 个 都 是 善 民 的 夫妻 幸福 百倍 似 的 。 


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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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月 天 明山 脚 都 有 淹 潮 流动 的 渠 水 。 当 中 的 一 块 乎 原 仅 有 二 十 调 那 么 
大 ， 这 殉 是 父亲 指定 给 净 学 礼 种 的 地 ， 不 收 租 ， 作 为 经 管 人 的 报酬 。 
现在 都 呈现 着 一 种 枯黄 色 。 


一 出 过 学 礼 有 风 致 的 中 国 农舍 门 前 的 广大 打 豆 场 ， 束 是 一 条 车 
道 。 一 到 晚上 ， 我 束 沉 着 车 道 是 从 西方 来 的 ， 它 对 面 的 磨坊 是 居 东 ， 
可 是 日 天 太阳 却 从 西方 出 来 ， 原 因 十 我 团 了 方 癌 。 农 售 门 前 三 分 之 一 
的 平原 整 天 见 不 到 阳光 ， 上 晚上 我 还 是 当 作 宅 子 朝 南 。 为 什么 把 宅 子 建 
筑 在 阴森 的 南山 背 的 脚下 呢 ? 日 后 我 问 过 和 母 杀 ， 和 母亲 说 :“ 北 山 一 到 夏 
天 化 雪 ， 整 天 向 下 流水 ， 屋 基 不 是 三 两 年 就 给 冲 坏 了 吗 ?” 那 时 候 我 还 
没有 分 析 这 个 问题 的 智力 ， 只 觉得 夜晚 奇 寒 ， 每 次 穿着 我 的 过 年 棚 袍 
走过场 园 束 冻 得 发 拌 ， 不 怪 二 月 的 夜里 ， 妆 仰 山 所 居住 的 磨坊 里 还 是 
KAATRAN, THREADED, SIS PAGE, MIO RAK, 5é 
全 依 徘 屋 中 心 的 火 坑 ， 现 在 想起 来 ， 下 半夜 他 是 耐 不 住 寒冷 的 。 在 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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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es, (ReMi se, ASS ~ ASRS ee + SIE VLA 
CPST Le tt Te ae) Fa — PR Eo FY DAA Jd Fle EE TR 


了 ， 阅 历 已 经 在 他 灵魂 上 开 了 另外 一 道 大 门 ， 他 已 经 不 是 二 十 年 前 的 
交 仰 山 了 。 谁 又 能 相信 一 个 又 仇恨 又 穷 兰 的 老人 在 这 个 四 周 元 俱 的 麻 
坊 里 ， 深 夜 冻 醒 ， 久 入 深思 的 时 候 ， 一 百 个 思路 当中 不 会 有 一 个 拦路 
作 动 的 盗 菲 的 念头 出 现 。 然 而 我 那 时 候 只 知道 见 了 他 那 沉 郁 而 严肃 的 
In, waist, AeA eR KE RT 


最 快乐 的 十 每 天 上 午 跟 着 老 天 去 放 牲 口 。 这 正 古 农用 而 春草 刚 戎 
车 的 时 候 。 净 学 礼 有 四 亚 马 ， 两 匹 一 年 的 马 驹 子 ， 我 最 中 意 的 是 老头 
Fa EL AANA, OLA aE iS El, Soe SARI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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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 关 是 个 乐天 、 好 心肠 的 小 伙 子 ， 我 们 一 走 上 渐 入 山峡 的 高 地 ， 
号 鞭 马 奔驰 了 。 只 听见 风声 唱 虽 地 吹 过 耳 边 和 山 韵 反应 的 震荡 峡谷 的 
欢呼 。 实 际 上 这 峡谷 间 的 车 道 离 地 有 二 十 公 尺 高 ， 车 道 底 下 有 深 润 ， 
和 平原 一 般 平 ， 望 下 去 树木 森森 ， 只 见 一 株 株 都 缩小 了 十 倍 。 当 我 又 
仰 脸 上 盘 的 时 候 ， 我 是 怎样 的 吃惊 啊 。 两 侧 的 山峰 ， 几 千年 前 一 定 是 
TK, RA BAW AP MS PET, TERE TAR, AAS KIX 
样 的 深 润 和 峡 道 了 。 我 仰望 的 那 瞬间 , “太监” 驰 近 桦木 林子 的 边 了 ， 
ECE TA A a SBR, BAP CS ee, EE PERE ABE PY IRA 
ALF WE 。“ 太 监 ? 不 知 为 什么 忽然 停 了 下 来 ， 我 的 前 额 猛 地 撞 了 一 下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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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别 打 呀 ! BET EME! 你 这 个 小 优 瓜 ， 听 见 没有 ? ”听见 老 关 的 招 
呼声 。 


我 这 才 注 意 到 我 们 和 是 走 上 一 条 和 斜 的 山 侧 险 道 ， 越 过 一 块 岩 石 ， 那 
/MERLEI SHE, ROS PARA, BSR SwRI SHALE... Hk 
伏 痢 腰 全 号 的 力 都 用 在 环抱 马 项 的 两 营 上 了 “。 我 的 马 只 要 一 低头 ， 我 
号 一 秒 钟 也 不 能 支持 ， 会 滑 过 马 头 滚 下 二 十 公 尺 深 的 山脚 下 去 。 


SRA WR MMB atk, Mee Ae (ASAE ORE LUE 
了 ， 他 就 大 声 地 笑 起 来 :“ 多 险 哪 ! 一 失手 你 就 跌 碎 上 骨头 了 。 牲 口 走 下 
坡 路 ， 你 得 拉 紧 弘 绳 ， 越 蛇 ， 它 的 尖 也 越 拾 得 高 ， 你 的 映 子 得 疝 后 
仰 。” 他 是 满洲 人 ， 话 里 有 些 难听 的 土语 ， 这 里 所 说 的 难听 ， 就 是 绅士 
们 所 说 的 下 流 。 他 比 我 大 九 岁 ， 然 而 在 我 面前 老 是 效 作 大 人 似 的 
说 :“ 你 真是 城 里 的 孩子 ,我们 族人 八 岁 就 能 一 个 人 看 守 二 三 十 匹 牧 
口 。 哪 一 匹 性 子 最 野 束 骑 那 匹 ， 你 连 骑 过 树 下 把 胸 且 贴 到 与 痛 上 都 不 
懂 。 这 怎么 行 啊 ! 下 来 ! 小 伙计 。>” 


我 们 来 到 一 块 广阔 的 高 地 上 ， 阴 寒 的 山脚 附近 冰雪 依然 是 疡 冬 状 
态 ， 二 十 丈 以 外 的 土地 区 润 ， 积 雪 完 全 融 解 了 。 这 里 有 两 座 土 曹 ， 三 
株 柯 校 的 日 杨 ， 越 过 高 地 是 一 道 弯曲 的 河流 ， 远 看 一 片 广阔 的 平原 ， 
伸展 开 一 层 薄 的 详 草 ， 那 红 铜 色 坪 亲切 而 秀 类 的 。 我 奇怪 同一 地 有 界 ， 
只 隅 着 一 块 高 地 ， 却 分 作 两 个 季节 ， 这 里 是 初秋 ， 而 那里 是 严冬 。 这 
里 阳光 温暖 ， 高 的 枯草 术 上 有 愉快 的 画眉 在 鸣叫 ， 等 到 望 见 时 ， 束 迅 
捷 地 飞 开 去 了 。 到 处 有 悦耳 的 山 乌 的 短促 吗 叫 ， 到 处 是 金色 的 阳光 ， 
大 有 一 两 块 凌 影 在 这 块 广阔 的 平原 上 挪动 ， 那 么 天 空 一定 有 一 两 片 轻 
和 柔 的 游 云 *。 ARIS BAAR, BD ee 
门窗 上 的 红 纸 年 联 ， 这 是 关 里 移民 住宅 的 特有 标志 。 


“ 那 是 谁 家 的 ? ”我 问 。 
“ 那 是 你 大 哥 商 的 房子 。? 老 关 说 ,“ 快 下 马 吧 。 你 还 没 骑 够 哇 ! ” 


ALARA, PFS AE Te tht POR, Bec a 
SERA BH ° Heit: “我 能 这 么 挺 半 天 ， 不 会 用 手 磁 碰 你 的 ， 你 信 不 


2, BARRE? 你 可 不 行 ， 这 么 吊 一 袋 烟 工 夫 ， 你 的 用 辟 就 没 
有 力气 了 。 一 一 怎么 样 ， 不 行 了 吧 !” 


我 笑 着 ， 跳 到 地 上 “。 老 关 说 话 时 牵 过 “太监 "去 ， 用 马 笠 套 住 它 的 
两 只 前 蹄 子 ， 束 驱赶 开 去 。 那 蕊 的 两 只 后 腿 挪 近 两 只 前 蹄 ， 同 前 跳 
@, —Dkiize— Pi Raz e 


“为 什么 把 它 的 笼 头 解 下 来 呢 ? ” 
“有 人 偷 ! ” 
“那么 他 们 也 偷 马 了 ? ” 


“ 马 也 偷 ， 人 也 偷 。 来 ! 我 们 蘑 着 这 匹 查 黄 马 ， 我 领 你 到 一 个 地 方 
玩 去 ! ”他 先前 用 脚 踏 着 那 匹 马 的 强 绳 ， 现 在 就 拾 起 来 ， 把 解 下 来 的 牲 
口 党 头 搭 在 马 项 上 ， 又 把 我 抱 上 马 背 去 ， 抱 时 还 是 让 我 众 头 环 扣 着 他 
的 脖颈 ， 不 借 他 的 手 力 ， 他 走 那么 得 意 。 


“ 坐 好 哇 ! ”他 说 。 


那 马 咳 儿 哆 儿 电 鸣 着 ， 旋 转 着 后 尾 ， 又 怕 老 关上 来 ， 又 怕 凌 打 似 
的 竖 耳 爷 脖 。 我 紧 紧 抓 住 马 硝 前 的 陛 毛 。 到 底 老 关 跳 上 来 了 。“ 抱 住 我 
的 腰 哇 。” 他 说 。 


我 们 义 癌 回 跑 过 那 块 高 地 ， 现 在 望 见 我 们 罕 过 的 那个 山峡 口 ， 有 
座 石 筑 的 古老 确 堡 。 


“ 那 是 什么 呀 ? ”我 扬 声 问 。 
“ 那 是 早年 防 独立 党 和 胡子 的 。 你 好 好 抱 住 我 呀 ! 摔 下 来 我 可 不 


管 。” 他 高 声 说 。 


ART aR el re BORE, FIERA KS, RR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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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 。 只 听见 老 关 小 声 说 : “RR, BATES T ° "RMT F, BRE 
迅捷 地 跳 下 去 抱 我 。 


“你 在 这 做 什么 ? ” 姜 仰 山大 分 厉 声 地 说 ，* 回 去 。” 又 向 老 关 
说 ,“ 谁 让 你 领 出 来 的 ， 摔 下 来 呢 ? ” 


我 说 要 在 这 里 玩 一 会 儿 。 


“ 玩 什 么 ? 回去 ! ”他 的 眼睛 像 两 团 火 焰 一 样 ， 并 用 手 推 荐 我 的 肩 
膀 ,“ 回 去 ， 听 见 吗 ? » 


我 想 ， 我 目 己 也 会 走 ， 推 我 做 什么 。 我 是 那么 败 兴 ， 读 者 可 以 想 
象 到 那 时 我 的 脸色 是 怎样 的 难看 ， 重 头 形 气 地 走 在 妆 仰 山 伯 父 的 前 
边 ， 并 用 肩膀 摆脱 开 他 的 手 。 


半点 钟 之 后 ， 我 们 到 了 家 。 路 上 我 们 一 句 话 也 没有 。 


吕 在 这 一 天 上 晚上， 我 听见 痿 仰 山 伯父 一 月 当中 的 第 三 次 和 我 打 招 
呼 ， 从 来 我 没有 过 的 惊吓 ， 来 到 我 的 遇 上 了 “。 当 时 我 是 经 过 磨坊 的 窗 
前 ， 想 到 三 十 步 以 外 旷野 中 的 弟 屋 里 去 玩 的 。 那 第 屋 里 住 的 全 是 净 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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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 ， 而 且 以 挥 瞧 为 目 聚 ， 等 到 连 过 冬 的 衣物 都 作 赌注 抵押 完了 ， 这 才 
悄悄 回 到 他 们 所 亡 视 的 以 耕 种 为 正业 的 亲 威 所 掌管 的 山沟 里 来 。 用 他 
们 目 己 的 话 来 说 ， 融 是 “ 猫 冬 ”。 那 意义 和 化 师 入 性 做 一 样 解释 。 据 说 
在 这 严冬 的 季节 ， 蛇 是 口 里 伟 着 土 深入 地 层 内 部 去 潜伏 着 过 冬 的 ， 山 
熊 束 哄 在 树 六 里 靠 奢 醋 它 的 掌 过 日 子 。 外 办 的 天 地 ， 万 物 绝迹 了 。 整 


个 冬季 的 道路 都 症 埋 在 雪 底 下 ， 山 合 里 到 处 积 雪 ， 三 个 月 不 见 片 土 。 
那些 “ 猫 冬 ” 的 山 客 ， 束 在 旷野 上 的 茅屋 里 睡觉 、 下 棋 并 以 来 年 的 收入 
作 赌 注 去 押 牌 九 或 看 纸牌 ， 消 魔 他 们 的 日 子 。 AA EE SEY “Ta 
冬 ” 当 中 掉 来 年 所 计算 的 收入 的 两 倍 。 现 在 每 人 的 命运 都 安排 区 了 ， 他 
们 只 等 看 各 人 所 属 的 山 帮 消 乱 ， 准 备 随 时 出 发 ， 晚 间 再 也 听 不 见 他 们 
的 大 声 疾 呼 和 融 元 的 喊叫 了 。 现 在 他 们 围 着 松脂 油 制 的 木 棒 灯 讲 掌 
故 ， 我 每 一 次 出 现 ， 他 们 的 兴趣 殊 加 们 了， 他 们 是 那么 寂 偶 ， 给 我 用 
齐 制 由 帼 党， 给 我 变 戏法 ， 束 是 用 一 手 扼 腕 ， 胸 子 背 后 伸 出 一 只 手指 
按 住 手掌 上 的 棍子 ， 手 背 朝 我 。 而 我 奇怪 着 ， 为 什么 那 棍子 贴 在 手掌 
上 不 落 呢 ， 他 们 就 会 笑 个 大 半天 。 


现在 我 是 给 妆 仰 山 伯 父 那 一 声 * 连 儿 ! ”中 住 了 。 声 音 是 来 目 我 的 
育 后 。 我 的 腿 像 钉 在 土地 上 似 的 。 又 听见 一 声 : “到 这 儿 来 ! ”我 的 两 
条 腿 束 不 由 目 主 地 走向 那 呼声 的 来 处 了 。 随 时 要 想 集 下 来 似 的 那么 
慢 。 当 时 那 低 的 呼声 ， 使 我 的 心 激烈 地 跳动 看 ， 有 是 那么 机 密 的 一 种 声 
音 ， 不 群 的 声音 哪 ! 夜色 很 黑 ， 只 有 磨坊 窗户 上 所 映 的 一 团 红 辉 ， 表 
示 着 屋 里 的 坑 火 正 燃 烧 着 。 然 而 这 窗 纸 上 的 红 盗 ， 损 害 了 星夜 所 特有 
的 一 种 幽 明 ， 我 望 不 见 眼 前 的 任何 东西 ， 那 团 红 光 已 混乱 了 我 的 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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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为 它 和 我 家 里 往日 用 的 货 仓 锁 一 样 。 


“你 二 妃 在 屋 里 没有 ? "黑暗 中 伸 出 一 只 大 手 扼 住 我 。 
“在 屋 里 。" 我 说 。 


“你 站 在 这 里 ， 别 动 啊 ! Se ASCE BOR ED, “ete 
二 嫂 那 边 门 啊 ， 你 束 小 声 咳 嗽 一 下 一 一 你 还 十 到 门 里 来 站 着 吧 ! 


我 不 知 雪 仰 山 伯父 Axes TA » 
怖 、 紧 张 ， 尤 其 古 那 屋子 的 深 暗 角落 发 出 来 的 声 ae 
使 人 毛骨悚然 的 。 


终于 我 小 声 招呼 : “大爷 ， 我 怕 ! ” 


然而 听 不 见 净 仰 山 伯父 的 声音 。 我 束 退 缩 开 ， 反 而 转 入 屋 里 的 次 
黑 角 落 里 来 ， 我 不 知道 为 什么 那 时 不 跑 开 去 ， 一 种 滚动 的 声音 是 那么 
迅捷 地 内 过 我 的 脚 稼 ， 我 不 目 主 地 招呼 : “Aa, FTA” 


“你 招呼 什么 ， 那 是 耗子 。 有 我 在 这 儿 怕 什么 ? 到 门口 去 站 
着 。” 志 仰 山 伯父 的 声音 是 温柔 而 可 爱 的 ， 我 立刻 被 征服 了 。 他 说 话 的 
NR, AFT eH MBS RMR KS, WB el] 
HO, ERB, MMA TA, Se ae 
REIS ° BUSTER A IC EE BMA ED YR at BBB EE SF os 
望 我 的 姿态 。 它 的 两 眼 发 出 绿色 的 光 焰 ， 不 一 会 儿 又 突然 起 来 ， 悄 悄 
跑 进 仓 屋 里 来 了 。 只 有 它 知道 过 仰 山 伯 父 的 秘密 似 的 ， 它 十 分 不 安 ， 
AF th NIK © 


Se Be (MUA tea —-ORERRHK, RCE LT ° 


“去 吧 ! ”过 仰 山 伯 父 小 声 对 我 说 , FARE TE IK — ten, BY 
别 让 她 看 见 哪 ! ” 


我 想 我 出 现在 才学 礼 夫妻 的 究 室 门口 时 候 ， 脸 色 一 定 很 爷 日 。 我 
定 止 在 门口 前 ， 完 全 定 止 地 站 在 那儿 ， 我 浸 沉 在 灵 怖 当中 。 黑 瞳 的 仓 
屋 、 老 姐 迅 捷 的 脚步 ， 以 及 姜 仰 山 伯 父 异 乎 常 日 的 机 密 呼 声 和 大 黄 狗 
机 警 而 放 交 的 眼睛 ， 给 我 的 印象 太 深 刻 而 且 太 神 秘 了 。 这 些 都 我 从 
前 没 曾 有 过 的 一 种 可 怕 的 感觉 。 我 的 手 里 还 紧 紧 握 着 一 柄 钥匙 。 我 完 
苋 是 害怕 姜 学 礼 夫妻 发 觉 这 次 可 怕 的 事件 ， 而 人 在 门口 等 得 他 们 注意 


我 的 眼色 昵 ， 还 是 觉得 已 经 犯 了 大 的 徘 恶 而 不 敢 前 进 呢 ， 是 很 难说 清 
楚 的 。 忆 之 我 是 定 止 地 站 在 那儿 ， 完 全 是 一 个 答 审 的 小 因 徒 一 样 。 


“大 兄弟 呀 ! 你 怎么 不 声 不 啊 地 站 在 那里 呢 ?” 委 学 礼 老 婆 立刻 看 
出 我 异样 的 神气 了 ， 她 的 眼睛 有 种 惊异 的 光辉 内 出 来 ,，“ 怎 么 的 了 ， 看 
见 什 么 不 干净 的 ? ” 


“胡说 。” 姜 学 礼 阻止 了 她 。 在 她 说 第 一 句 话 的 时 候 ， 他 就 抬头 望 
着 我 。 我 进来 之 前 ， 他 是 促 着 一 膝 ， 坐 在 炳 上 抽烟 ， 他 的 那 只 促 着 的 
肤 就 至 在 闹 下， 说道“ 横竖 是 冻 的 ， 我 说 晚上 你 给 他 穿 上 杭 袍 ， 你 就 
是 不 听 一 冷 不 冷 ?” 


我 摇 摇 涉 ， 我 仿佛 不 会 说 话 的 哑巴 一 样 地 走 进 来 。 我 是 多 么 的 容 
拙 呀 ， 当 凄 学 礼 老 婆 问 我 手 里 握 住 什么 东西 的 时 候 ， 我 束 把 手 藏 在 背 
后 ， 我 不 知 目 己 的 脸色 有 者 某 种 表情 。 可 是 立刻 得 到 将 学 礼 夫妻 的 共 
同 反 应 了 。 他 们 是 那么 吃惊 地 互相 望 了 望 ， 脸 色 立 刻 严 重 了 。 


“过 来 ， 我 看 看 哪 ! "ZEAL RW 
我 远 远 地 倒 退 开 了 一 步 对 着 他 ， 不 说 话 。 


PCE RMP RMR, Kil: “到 底 大 兄弟 是 拿 着 什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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臂 下 部 望 厦 ， 我 立刻 把 有 有 染 贴 到 墙壁 上 。 就 是 把 我 的 头 打 碎 ， 我 也 靠 
住 墙壁 不 让 手臂 露出 来 的 ， 我 目 己 也 不 知道 为 什么 葛 这 么 坚决 地 护卫 
着 那个 秘密 。 我 准备 用 肩膀 抵抗 好。 幸而 雪 学 礼 给 了 她 一 个 申 斤 的 眼 
色 ， 她 才 垂 手 不 动 了 。 任 管 他 们 问 什么 ， 我 一 句 话 也 不 说 。 任 管 他 们 
变换 什么 口音 ， 任 管 他 们 变换 什么 问题 ， 我 始终 沉默 厦 。 最 后 他 们 彼 
此 相 告 诫 着 说 : “咱们 不 用 理 他 了 ， 以 后 再 不 喜欢 他 了 “。 让 他 束 站 在 那 
里 吧 。 到 明天 我 束 送 他 回去 。” 


“我 要 回去 ! "我 立刻 民 了 “。 有 眼泪 迷糊 了 我 的 眼睛 。 我 是 怎样 的 伤 
心 ， 我 失去 他 们 的 欢心 了 。 他 们 夫妻 俩 完全 像 是 高 丽人 似 的 收视 我 ， 
我 是 受 了 怎样 的 欺负 哇 ， 强 迫 着 让 我 献 出 我 所 不 愿意 献 出 的 东西 。 我 
两 肘 贴 墙 埋 着 脸 。 尺 管 委 学 礼 夫妻 怎样 地 说 喜欢 我 ， 我 也 不 转 过 里 
子 ， 而 且 拖 开 我 一 步 ， 我 勾 插 脱 了 依旧 伏 着 墙壁 吗 咽 。 我 不 知 什么 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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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 我 所 护卫 的 秘密 了 。 


但 是 我 始终 没 说 出 交 给 我 的 那个 人 来 。 尽 是 悲伤 地 鸣 咽 着 。 我 听 
见 他 们 夫妻 猜测 看 ， 疑 心 古老 关 偷 粮食 ， 又 疑心 穷 杀 县 偷 腊肉 。 但 古 
却 绝对 没有 疑心 他 们 的 父亲 ， 实 在 姜 学 礼 老婆 前 次 面 对 着 姜 仰 山 伯 父 
万 宇和 偷 肉 吃 的 人 ， 无 非 是 故意 伤害 他 ， 故 意 使 他 气 慑 ， 心 里 可 是 一 点 
也 不 怀疑 他 。 她 从 来 加 不 放弃 谨 竺 公公 的 机 会 ， 除 了 这 样 故意 诬陷 ， 
她 是 不 容易 找到 可 以 满足 他 俩 座 丑 的 机 会 呀 ! 而 且 不 如 此 又 怎样 在 亲 
不 面前 建立 损害 她 公公 的 威信 呢 ! 公公 和 儿子 、 儿 媳 间 的 仇恨 ， 是 深 
深 地 存在 着 。 


将 学 礼 老 奖 擎 镍 灯 ， 去 仓 屋 检点 东西 了 。 净 学 礼 融 问 我 : “Cae 
欢 你 ， 是 不 古老 天 叫 你 拿 的 钥 是 蚜 ? ” 


“我 要 回 家 去 。” 这 是 我 那 晚 上 用 来 回答 他 们 继续 不 断 地 问 我 的 一 
句 话 。 


实在 我 那 时 是 想念 我 的 母亲 了 ， 而 且 学 校 也 快 开 学 了 。 从 前 我 完 
全 环 记 了 的 家 庭 种 种 又 在 脑子 里 复活 了 “。 母 杀 安 静 地 给 我 制 衣 的 面 
容 ， 驮 姿 吃 酒 时 的 红色 脸面 ， 次 布 达 桶 老 的 步 态 ， 每 次 当 我 外 出 死 死 
YR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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趴 着 脚 要 人 退 随 我 的 叫喊 声 ， 煤 炉 的 温 暧 ， 窗 玻璃 在 夜晚 所 反映 的 灯 
， 是 怎样 地 诱惑 着 我 呀 。 


第 五 章 
北平 来 了 新 老师 


中 国 农历 二 月 三 日 ,，“ 龙 抬头 ”的 第 二 天 ， 我 在 站 学 礼 背 后 抱 着 他 
的 腰 ， 共 蘑 一 匹 马 ， 回 到 城 里 来 了 。 


治 布 达 在 院 门 口 播 尾 欢迎 着 我 ， 我 是 怎样 迫切 地 要 见 母亲 的 面容 
啊 ! 跑 进 院子 ， 离 屋 上 门口 还 有 七 八 步 路 ， 我 就 高 呼 起 来 。 还 依稀 地 塑 
见 玻璃 窗 上 突然 现 出 克 克 同 我 欢呼 的 脸 。 她 的 头发 上 还 结 着 红 绸 制 的 
伦 结 ， 又 听见 驮 效 说 话 的 声音 。 这 一 切 都 征 熟 悉 的 ， 而 且 又 和 我 的 幼 
小 的 灵魂 距离 很 还 ， 我 只 是 招呼 着 母亲 ， 婚 是 听见 父亲 在 他 的 休 尽 室 
里 高 声 说 “是 连 儿 回来 了 呀 ! 进来 ， 我 看 看 ”， 我 也 只 “ 呵 ” 了 一 声 ， 还 
是 问 母亲 的 艘 室 门 口 跑 。 正 在 那 时 ， 母 亲 掀 开门 肉 ， 辐 外 走 着 ， 她 的 
今 色 同 样 激动 而 发 着 欢喜 的 光辉 ， 并 且 是 匆 勿 地 往外 走 。 现 在 她 站 住 
了 ， 我 束 扑 过 去 ， 不 知 为 什么 葛 几 了 。 我 是 那么 高 兴 而 且 欢 心地 流 着 
甜蜜 的 泪 呀 ! 


“RITA, iF ° "母亲 俯 着 腰 说 ,“ 抬 起 头 来 ， 我 看 看 哪 ! ” 
OUT DL BaP: “ 连 哥 儿 可 结实 了 呀 ! ” 
“ES TIS? "母亲 望 着 我 的 眼睛 说 , “我 可 看 不 出 来 。” 


在 这 之 间 又 听见 父亲 召唤 我 的 声音 ， 而 且 净 学 礼 兄 然 地 走 进 来 
了 。 又 听见 母亲 回 他 说 : “他 还 住 得 惯 ? 怎么 这 样 久 才 送 回来 呀 ? 我 真 
担心 ， 学 笔 都 开学 个 把 月 了 。 ?又 听见 父亲 说 : “他 大 和 爷 没 进 城 来 
呀 ? ”仿佛 在 匆匆 地 穿 鞋 ， 准 备 走 出 来 。 我 那 时 只 望 着 殉 克 ， 她 已 经 是 
五 尹 的 女孩 子 了 ， 忆 膀 贴 在 门口 上 欢快 地 望 着 我 ， 她 的 手 里 抱 着 一 个 
AANA SARE, HEREC, WRITE © WADA 
青 似乎 说 : “你 抱 一 会 儿 ， 你 看 ， 我 对 你 多 好 哇 ! ”我 播 了 插头。 


“ 快 擦 干 眼泪 到 你 爸爸 那 去 ， 让 你 爸爸 看 看 ， 连 儿 是 不 是 又 长 高 
了 。” 母 亲 俯 在 我 肩 上 说 。 

父亲 走出 来 了 。 浓 须 掩 没 了 嘴唇， 一 边 说 :“ 我 看 看 哪 ， 连 儿 是 长 
结实 了 吗 ? ”显然 这 是 他 在 屋子 里 听 到 的 ， Me Bin: “去 给 牲 
CAFE Bee!” 


ZeF RITA EEE RNB BA, BOR SOB ETERS 
后 走出 来 。 手 里 还 提 痢 一 柄 高 丽 式 的 短 革 于。 现在 说 : “我 还 到 街 上 去 
打 个 转 束 回来” 


“ 束 要 吃 午饭 了 呀 ! BEBE LE 
“知道 哇 ! ” 


“你 到 哪 去 这 么 急 ? 号 了 饭 再 去 还 耽误 了 ? ”父亲 说 。 他 已 经 走 到 
我 跟前 了 ， 现 在 又 给 才学 礼 把 注意 力 牵 扯 过 去 了 。 那 时 候 区 殉 回 我 招 
手 ， 我 束 从 母亲 掌握 中 插 胶 了 手 ， 跟 随 她 走 进 母亲 的 寝室 里 去 。 可 见 
父亲 在 我 的 感情 上 十 占 着 怎样 的 位 置 了 。 


“ 妈 在 这 里 给 你 留 了 一 箱子 冻 梨 。” 克 克 望 着 我 说 ,“ 就 在 桌子 底 
下 看 上 


我 却 发 现 暖 蚁 上 一 个 在 和 寝 匀 中 的 帮 孩 ， 正 像 从 前 死 克 在 我 最 初 的 
记忆 中 一 样 。 我 惊奇 地 伏 身 膝 行 地 跪 坐 在 质 上 ， 也 没有 脱 鞋 。 


“ 妈 从 红旗 河 边 的 沙滩 上 拾 来 的 孩子 。* 克 克 告 诉 我 说 。 
“什么 时 候 拾 来 的 ? ， 

“你 走 了 不 几 天 。 还 有 那么 些 红 鸡蛋 ， 都 是 人 家 送 来 的 。” 
“我 不 信 。” 


“EN ° ate Ah EE HG ERROR, “tie aK WE Ra T 
匹 小 号 ， 还 用 火 给 它 烤 呢 ! 像 洗 布 达 那 么 高 ， 那 才 小 呢 ! 我 们 去 看 看 
哪 ， 在 板 颖 上 就 能 望 见 。” 


我 束 跳 下 来 。 脸 上 作 闭 欢笑 ， 可 古 没 有 发 出 声 来 。 我 们 彼此 用 有 眼 
睛 警告 着 ， 一 前 一 后 悄悄 地 回 外 走 。 实 在 我 们 是 太 高 兴 了 ， 高 兴 到 故 
意 做 作者 目 恕 。 还 没 走 到 门口 ， 我 们 束 迅 捷 地 老鼠 似 的 内 避 在 门 后 ， 
因为 听见 父亲 走 近 门 肉 了 。 


Oe tr en 父 杀 说 着 走 进 来 ， 突 然 改 口 
问 ,，“ 连 儿 呢 ?，? 


“ 连 儿 不 是 刚才 进来 了 吗 ? "母亲 随后 走 进来 又 说 , “REE DL te 
又 跑 出 去 了 吗 ? ” 


我 和 克 克 就 欢笑 起 来 ， 制 止 不 住地 欢笑 出 声 来 了 ， 而 且 突 然 瓯 跳 
出 来 ， 大 不 是 母亲 小 声 说 “惊醒 了 小 妹妹 ”， 我 们 还 会 大 声 笑 一 阵 于 
WE o BRE, Bee FES, FRAT . 那 种 允 笑 的 姿态 
又 诱惑 着 我 禁不住 要 全 K 声 爆发 了 。 


我 束 走 过 去 。 父 杀 在 我 脸 上 杀 了 一 下 。 那 胡须 十 极 柔 软 的 。 我 望 
见 母 杀 注 神 地 观察 着 父亲 的 笑容 ， 极 其 欢喜 似 的 。 


“对 爸爸 说 ， 你 大 爷 疼 你 不 疼 你 ? ” 
“ 疼 ! "我 自己 也 不 知道 为 什么 这 么 说 。 
“你 没 让 你 大 爷 进 城 来 玩 吗 ?” 

“没有 。” 


“这 孩子 ! 告诉 你 什么 你 总 记 不 住 ， 我 教 你 说 的 什么 你 都 乐 了 ? 你 
看 ， 你 站 也 没有 站 相 ， 直 起 腰 来 ， 听 见 没有 ? ” 


母亲 束 说 :“ 快 脱 下 衣 赞 ， 换 一 换 。 在 祝 棚 里 住 ， 他 们 也 不 给 你 换 
AK, SER! 你 看 看 ， 衣 袖 都 黑 了 。 一 住 束 是 一 个 月 ， 你 也 不 
叫 你 二 哥 送 你 回来 ， 怎 么 住 那 么 久 ? ” 


“还 是 昨 晚 上 我 说 要 回来 ， 才 送 我 回来 的 。?" 我 说 , “他 们 还 要 留 我 
EWE! ” 

父亲 幸福 地 叹息 一 声 说 : “赶快 去 换 衣 党 吧 ! ” 

我 就 连 跑 带 跳 地 去 找 鹤 婆 。 嘴 里 连声 喊 着 :“ 姥 娘 ， 姥 女 ! ” 

fe Hy Sl BAVA, MAB bea a Lee ay DE AK 
车 门 。 那 时 密 嘉 提 着 一 个 酒 瓶 向 车 门 走 去 。 我 喊 着 :“ 密 嘉 ! ee 


见 久 别 的 这 个 小 邻 拓 ， 就 顿 然 生出 一 种 从 未 有 的 亲切 感 来 。 仿 佛 要 使 
他 知道 我 是 回来 了 ， 及 见 他 回头 找寻 招呼 他 的 声音 那 种 惊 疑 神气 ， 才 


立刻 想起 我 们 是 彼此 仇视 的 ， 我 融 很 迅捷 地 炭 开 窗户 。 一 分 钟 之 后 ， 
我 又 伏 在 窗 上 探望 ， 密 亮 已 经 走 到 大 车 门口 了 。 


那 时 和 俯 姿 给 我 准备 好 水 ， 并 且 关 上 [| 门 ， 坐 在 矮 觉 上 了 ， 一 手 拿 着 
毛巾 辐 我 说 : “ 快 过 来 ， 等 会 子 水 激 了 。 ?我 脱 得 苑 光 地 站 在 洽 盆 当 
中 。 汶 姿 在 给 我 洗浴 的 时 候 ， 问 我 : “你 二 媳 竺 你 大 爷 好 不 好 ? ”回话 
时 还 来 一 句 :“ 你 好 好 地 站 直 了 呀 ! ” 


“不 好 。” 我 突然 想起 那 晚上 的 灵 饰 来 说 ,“ 姥 妇 ! 我 告诉 你 一 件 
事 ， 你 可 别 对 谁 说 呀 ! RTE eA ok Ei: “我 亲眼 看 见 我 大 
分 偷 粮食 呢 ! ”离开 她 的 耳 示 又 说 :“ 你 可 别 告 诉 谁 呀 ! ”我 真 不 知道 为 
什么 当晚 那么 郑重 地 替 他 卫 护 着 秘密 ， 而 现在 义 这 么 轻易 地 癌 举 婆 兴 
种 了 。 从 这 里 可 以 知道 誉 婆 在 我 小 小 的 心灵 里 ， 是 有 着 起 样 密切 的 
爱 。 对 她 ， 我 是 任何 秘密 都 可 以 吐露 的 。 


“你 说 这 话 可 不 得 了 哇 ! " 害 婆 吃惊 地 说 ,“ 你 二 哥 和 你 二 嫂 知 道 
不 ? ， 


“不 知道 。” 


“可 别 乱 说 呀 ! 你 知道 他 们 待 你 大 哥 不 好 ， 你 大 哥 没 有 粮食 吃 
OF» 


PARADE LA BBY? ” 


“ARUBA EKA, URANAUTE RACE AIT Zt EAN ER A 
吗 ? ADE MENT, UE HEMEA, TAT PIAA S RIRZA IK 
二 哥 寓 去 两 袋子 详 面 ， 送 给 你 大 哥 家 过 节 的 。” 


“我 怎么 没有 看 见 呢 ? ” 


“ 铺 在 大 车 的 干草 砌 下 ， 你 怎么 会 看 见 了 。” 


“我 爸爸 为 什么 不 接 他 来 住 哇 ? 我 大 爷 不 是 爸爸 的 哥哥 吗 ? ” 
farang 
=F 


“你 还 是 小 孩子 呀 ， 什 么 也 不 懂 ! 好 好 地 念书 吧 ， 等 大 了 就 明白 
啦 ! >” 


克 克 在 门 颖 里 叫 道 : “哥哥 ! 密 嘉 家 的 小 马 在 院子 里 跳 呢 ! 刚才 从 
板 壁 颖 伸 过 手 去 还 能 摸 到 它 的 路 巴 ， 快 出 来 呀 1 ” 


“来 了 。 "Bes th Wie eee REAR aS, SRT 
我 束 要 罕 衣 移 ， 没 等 罕 好 社 子 ， 我 束 要 罕 鞋 。 


“ 快 来 蚜 ! ” 
RT 2? 


BEB: “你 目 己 去 看 吧 ! 你 哥哥 还 没 罕 好 衣 千 束 来 催 魂 似 的 
HY, RI Tt! ”又 叶 喃 着 说 : “ 玩 一 会 儿 束 又 吵架 了 .…… 我 没 
见 到 一 匹 小 马 又 有 什么 好 看 的 .……….” 


没有 结 胸 前 那 排 衣 扣 ， 我 就 跑 到 院 心 了 。 克 克 回 脸 欢 叫 看 充满 快 
活 地 跳 厦 脚 。 正 像 一 个 五 岁 的 孩子 从 墙 锋 里 寺 见 稀奇 物件 那么 欢喜 。 
望 见 我 走出 来 ， 就 又 蹲 下 去 ， 她 是 从 最 低 一 叶 板 颖 里 舌 视 的 。 我 跑 过 
去 ， 连 着 换 了 三 个 位 置 ， 还 是 望 不 见 小 马 站 了 立 的 位 置 。 等 我 遵从 克 殉 
的 意 则 ， 也 蹲 下 来 ， 准 备 侧 头 从 膝盖 上 帘 望 的 时 候 ， 克 克 埋 怨 地 
说 :“ 都 跑 进 马桶 里 去 了 ， 叫 你 足下， 你 老 是 不 昕 。” 


我 扬 声 说 : “我 不 喜欢 看 ! ?就 又 跑 进 屋 里 投 到 汶 姿 跟前 去 。 她 在 
FATT AS, MUTE: “FOL AAR? 连 哥 儿 ! .………. ”她 招呼 到 第 二 
声 束 引起 母亲 的 呼声 来 。 


现在 母亲 说 :“ 你 向 外 跑 什 么 ? 要 吃 午饭 了 。，” 


本 来 我 还 想到 院外 的 西 墙 跟 上 去 招呼 于 兆 祥 的 ， 现 在 只 有 等 待 午 
餐 以 后 再 说 了 ， 并 且 母 亲 说 兆 祥 已 经 上 学 去 了 ， 未 见得 在 家 。 及 至 午 
餐 过 后 我 招呼 了 两 声 ， 兆 祥 束 应 声 了 。 因 为 这 天 十 礼拜 日 。 我 们 是 那 
么 高 声 欢 叫 着 ， 又 匆匆 地 各 目 辣 街 上 跑 ， 在 街 口 我 们 碰面 了 。 于 兆 祥 
Fe AIRS AMR, Ue PRN ZIM THE. “你 们 四 年 级 的 级 任 是 
个 刚 从 北 泵 来 的 ， 才 上 课 不 久 ， 还 担任 我 们 高 级 班 的 绘画 。” 


那天 我 们 兴奋 地 谈 着 ， 义 去 找 金 锁 儿 ， 回 来 时 已 经 晚 十 点 了 。 睡 
着 以 前 在 我 脑子 里 出 现 的 ， 是 高 挺 的 日 杨 、 宽 广 的 体育 场 。 


第 二 天 到 学 校 去 ， 我 高 兴 得 像 去 赴 一 个 盛会 。 草 以 文 在 我 的 左 
边 ， 于 兆 祥 在 我 的 右边 ， 他 们 完全 给 我 欢快 的 脸色 所 感染 了 。 我 们 一 
路 谈 着 :作为 四 年 级 的 教室 ， 现 在 是 让 给 我 们 了 ， 于 兆 祥 已 经 逢 入 对 
面 那 排 挂 着 高 级 班次 标记 的 课室 里 去 了 。 我 们 谈 着 日 全 野 级 任 ， 荆 以 
文 说 他 是 北京 大 学 刚 毕 业 的 学 生 ， 于 兆 祥 就 说 他 是 慈 幼 院 出 喘 的 孤 
儿 ， 义 说 孤儿 束 是 私 孩 子 。 他 们 在 路 上 争执 不 休 ， 并 且 我 也 在 乡 拓 的 
生活 上 撒 痢 说 ， 说 是 我 骑 在 马上 打 过 一 次 猎 ， 他 们 听见 这 话 ， 望 我 的 
ARG me EEA Aen | 我 目 己 也 骄傲 得 仿佛 一 个 将 军 ， 私 心 把 他 们 当 
作 我 的 卫兵 。 寿 十 遇见 高 丽 普通 学 校 的 学 生 ， 我 相信 他们 真 的 会 为 了 
各 显 勇 敢 而 保卫 我 呢 ， 


HER], UTE REAR PAE iS, CAA ea 
新 鲜 的 春 寒气 电 。 人 久别 了 呀 ! 一 切 都 是 入 别 了 呀 ! 魏 学 文 第 一 个 跑 过 
RAIL, VSR ARR ee aM ODN HA, Heed, Mehl 
不 休 。 我 又 变 成 了 一 群 瑞 皮 孩 子 的 核心 。 


一 切 都 是 久别 了 蚜 ! 当 啊 亮 的 课 铃 声 过 后 ， 教 室 里 是 这 么 突然 地 
我 静 下 来 。 我 望 见 玻 璃 窗外 的 篇 管 和 半 块 和 天空， 而 且 又 听见 日 杨 树 证 
传 来 的 喜鹊 声 ， 这 束 是 我 的 学 校生 活 最 重要 的 一 部 分 ， 孕 育 着 我 童年 
灵魂 的 一 部 分 ， 我 是 这 么 杀 切 地 感受 着 。 帮 是 我 在 乡间 曾 想 念 起 学 
BC, ABA wie ek EE I] Bat IM I] PRAT ORAS Ae TK TEE 
落 曾 怀 恋 过 学 校 ， 那 么 就 是 怀 恋 看 正厅 背后 的 操场 ， 以 及 操场 上 的 阳 


然而 当 我 一 坐 下 去 的 时 候 ， 我 内 心里 波动 的 一 切 又 全 条 丈 了 。 我 
想起 和 罕 婆 说 过 晚上 有 一 顿 韭菜 馅 儿 馈 子 吃 。 二 月 里 百草 都 没 出 土 的 日 
子 ， 能 吃 到 暧 室 养 的 新 鲜 韭 采 ， 是 多 么 诱惑 骨 口 的 美味 呀 ! 


当日 全 野 进 来 时 ， 我 正 翻阅 荆 以 文 新 书 里 面 的 插图 ， 我 们 还 小 声 
说 着 话 。 听 见 班 长 莹 南 冠 的 呼声 ， 我 才 吃 惊 地 随从 起立 敬 礼 ， 我 必须 
说 ,日 全 时 老师 癌 我 注目 的 眼光 使 我 不 安 。 这 是 我 从 来 没有 受到 过 的 
一 种 眼光 。 假 在 他 是 像 马 亚 明 老 师 那 么 上 齿 咬 着 下 展 ， 我 敢 说 ， 我 是 
安然 的 ， 假 大 是 像 妇 采光 老师 那么 严肃 地 用 眼睛 威胁 我 ， 我 也 会 处 之 
坦然 的 ， 避 3 是 向 我 招呼 :“ 胺 步 鞭 ， 又 是 你 。” 至 多 我 也 十 和 别 的 同窗 
一 样 地 笑 笑 ， 我 已 说 过 ， 那 句 话 在 我 听 来 已 经 是 安静 两 字 的 代词 。 然 
而 白 全 野 老 师 的 眼光 一 点 恶意 也 没有 ， 和 平静 得 使 我 感到 一 阵 波 动 的 不 
Ze; 而 且 他 的 面容 是 那么 出 乎 我 意外 的 柔和 ， 一 个 喜欢 幽静 的 人 所 有 
的 面容 。 日 后 ， 我 们 熟悉 了 ， 我 也 没 听见 过 他 的 一 次 大 笑 ， 而 且 他 从 
来 也 不 发 怒 ， 说 话 声 首 始终 是 低 低 的 ， 而 且 每 句 话 都 是 深入 肺脏 的 ， 
使 听 的 人 历久 不 倦 。 


这 天 他 罕 着 黑 呢 大 衣 ， 阔 房型 的 ， 那 上 还 有 一 条 腰 市 。 他 的 头发 
没有 涂 油 ， 却 有 一 种 目 然而 整洁 的 风韵 。 脸 色 苑 日 ， 举 止 文雅 。 


“你 叫 什么 名 字 ? ”这 是 他 问 我 的 第 一 句 话 。 


“ 委 步 眼 。” 我 站 起 来 回答 着 。 四 年 的 学 校生 活 ， 这 是 教师 第 一 次 
在 教室 里 注意 问 我 蚜 ! 我 的 胸口 任性 路 着 ， 不 知 为 什么 发 音 那 么 低 ， 
连 我 自己 也 听 不 清楚 ， 以 至 于 昌 全 野 走 到 我 身 前 了 。 当 时 我 还 不 自主 
地 牌 了 焉 头 ， 这 是 我 的 习惯 ， 每 次 教师 走 近 我 ， 他 们 的 手 上 都 是 提 痢 
式 尺 ， 而 且 和 问 话 的 声音 同时 ， 在 我 肩 上 拍 一 下 的 。 仿 佛 我 的 屑 膀 是 
个 案 角 ， 而 且 那 么 有 力 地 击 一 下 也 不 算 贡 列 。 


我 永远 不 起 的 微笑 ， 在 白 全 野 嘴 层 上 出 现 了 。 他 的 微笑 里 有 说 不 
出 的 一 种 优美 ， 而 且 我 从 他 的 眼睛 里 ， 发 现 我 目 己 是 得 到 他 的 欢心 
了 。 我 的 脑子 忽然 有 电光 一 内 ， 我 知道 这 柔和 的 两 道 眼光 是 怎样 的 珍 
贯 ， 而 且 使 我 完全 偶然 地 生出 一 种 目 草 心 来 。 有 一 种 声音 ， 发 目 我 的 
内 心 ， 那 就 十“ 我 要 做 个 好 学 生 ”。 同 时 我 觉得 课室 里 所 有 的 眼光， 都 
集中 在 我 届 上 了 。 日 全 野 问 我 :“ 为 什么 开学 这 样 久 了 才 来 ? ” 问 我 所 
去 的 乡下 离 城 多 远 ,“ 是 不 是 有 许多 森林 和 野兽 ”? 


“有 。" 我 说 ，“ 一 到 半夜 就 听见 狼 啤 声 和 成 群 奔跑 的 犯 子 了 。” 


我 并 没有 说 错 了 什么 ， 然 而 整个 教室 发 出 一 种 哄笑 。 从 那 哄笑 声 
中 ， 可 以 昕 出 他 们 是 等 每 好 久 而 且 准 备 多 时 了 。 读 者 可 以 知道 平日 我 
在 同窗 们 眼中 是 处 在 怎样 一 个 闫 劣 的 地 位 ， 帮 是 真 的 在 平日 我 听见 这 
种 笑 ， 一 点 反应 也 不 会 有 的 ， 然 而 现在 我 觉 着 这 对 我 精神 上 是 个 大 的 


损害 ， 我 不 只 是 听 出 他 们 内 心 对 我 的 度 视 ， 而 且 意 识 到 日 全 野 老师 会 
给 这 哄笑 所 感染 而 对 我 换 上 夯 一 种 看 法 了 。 


日 全 野 环顾 着 ， 他 的 神色 是 怀疑 的 ， 他 不 知道 这 哄笑 的 原因 ， 还 
以 为 有 谁 在 有 恶作剧。 两 分 钟 之 后 ， 整 个 教 宇 勾 肃然 无 声 了 ， 日 全 野 整 
说 : “稳步 胰 ， 把 书 讲 一 和 ， 大 点 声 一 一 第 十 四 读 。? 说 话 时 望 着 他 的 
教科 书 ， 脸 上 现 出 的 神气 是 说 : “刚才 是 闲谈 ， 现 在 可 正式 上 课 了 。” 


我 目 己 在 尝 迷 的 状态 中 ， 我 是 过 分 兴奋 了 呀 ! 我 不 知道 讲 的 是 些 
什么 ， 讲 完了 吏 准 备 受 申 斤 地 低下 头 来 。 


然而 我 听见 日 全 野 老 师 的 低 低 声 音 说 : “ 讲 得 不 错 呀 ! 很 聪明 。” 


我 是 怎样 感激 呀 ! 他 把 这 个 幸福 的 字句 加 在 我 的 关上 了 ， 而 且 我 
真 的 惊奇 起 目 己 的 智力 来 。 当 时 我 想 ， 原 来 我 和 芭 南 冠 一 样 啊 ! 很 聪 
明 啊 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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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 ， 他 也 不 一 定 说 得 这 么 肯定 的 。 他 是 知道 一 句 很 普通 的 话 ， 在 一 个 
长 久 被 侮 度 的 学 生 的 小 小 灵魂 上 起 痢 怎 样 的 作用 ， 小 学 生 们 是 这 样 珍 
惜 着 他 们 所 敬仰 的 教师 的 言语 呀 ! 我 相信 若是 他 现在 还 活 在 世上 ， 有 
机 会 听见 我 的 叙述 ， 他 一 定 很 吃惊 ， 而 且 或 许 根本 环 记 他 当时 确 是 说 
有 人 


不 用 说 ， 我 在 全 级 的 地 位 突然 提高 了 。 一 下 课 束 有 许多 平日 不 相 
投 的 同窗 围绕 着 我 ， 问 我 是 不 十 寒假 在 家 里 读 过 那 一 诬 。 我 的 内 心里 
也 充满 了 骄 做 和 目 信 。 

从 这 以 后 我 幼小 的 灵魂 和 日 杨 告 别 了 ， 和 玻璃 窗外 的 监 色 天 空 告 


别 了 ， 和 春暖 时 候 的 蜜蜂 的 喻 鸣 ， 以 及 篇 管 上 的 总 亚 告 别 了 。 夏 日 也 
LAER EH!) T° 


尤其 是 当日 全 时 老师 的 绘画 那 一 课 的 时 候 ， 我 开始 用 脑子 了 ,十 
年 来 第 一 次 真 的 用 脑子 了 。 我 回想 着 种 种 景致 ， 三 次 两 次 地 换 底 稿 ， 
调 色 彩 ， 主 要 的 是 在 取悦 他 ， 只 要 他 说 “不 错 "， 我 束 觉 看 幸福 了 ， 那 
一 天 我 的 生活 也 就 充满 了 愉快 。 而 且 时 第 找 机 会 到 他 的 力 宇 里 去 ， 从 
前 只 有 华南 冠 是 有 这 个 光 汞 的 ， 现 在 我 代 奉 了 人 他， 而且 只 要 有 时 间 我 
束 跑 进 日 全 野 的 履 宇 里 去 了 ， 尤 其 古 星 期 天 ， 我 还 有 跟随 日 全 野 到 城 
郊 去 写生 的 机 会 。 我 在 入 学 的 第 一 天 束 和 荆 以 文 过 去 的 友谊 告 别 了 ， 
他 已 不 在 我 眼中 占据 着 有 价值 的 位 置 了 。 我 以 能 插 进 那些 满族 子弟 之 
间 的 小 组 交游 为 采 粮 。 因 为 那些 满族 子弟 ， 说 话 市 着 重 独 土 音 的 小 学 
生 ， 多 半 是 优秀 生 ， 他 们 是 一 向 莽 视 移民 子 第 的 ， 虽 然 他 们 的 罕 戴 村 
BR, BRA EN RE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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妇 况 赤裸 着 全 身 ) ， 我 依然 是 尊敬 他 的 。 他 已 经 村 得 了 我 的 心灵 ， 我 
在 他 值 日 的 日 子 ， 从 来 走路 不 跳 一 步 ， 说 话 不 市 怪 叫 ， 我 是 那么 齐 
慎 ， 处 处 想 讨 他 的 好 。 然 而 一 回 家 ， 我 号 又 得 到 解放 了 。 


随 之 失败 而 来 的 是 成 功 ， 然 而 幸福 之 后 ， 和 常常 撑 脱 不 开 悲 受 的 人 退 
aa 


在 我 得 到 白 全 野 老师 赏识 的 第 一 天 ， 不 用 说 ， 我 把 这 狂欢 带 到 了 
我 的 家 里 去 。 我 的 身子 轻 得 像 一 片 树叶 那样 ， 不 是 跳 进 门口 ， 而 是 飘 


进去 的 。 我 是 那么 忙 ， 连 母亲 的 说 话 也 没有 听 清 楚 ， 向 岑 婆 抛 过 去 书 
包 ， 我 加 又 跳出 门口 ， 因 为 在 进 院 门 的 时 候 ， 我 融 听 见 东 板 壁 外 有 高 
丽人 谈论 什么 。 那 吓 密 嘉 的 父亲 朴 斗 实 的 院落 ， 而 且 我 的 敏感 的 耳 直 
听 出 一 种 小 蹄 子 在 地 上 跳跃 的 动静 。 


“没有 到 哪 去 ! ”我 高 声 回 答 着 母亲 ,“ 束 在 院子 里 。” 


一 分 钟 之 后 ， 我 束 悄 悄 走 近 板 壁 ， 为 的 古 怕 密 嘉 有 所 警觉 而 故意 
来 阻止 我 的 视线 。 帮 是 他 知道 我 器 他 的 院落 偷 堪 或 许 他 束 会 从 板 颖 里 
伸 出 草 棍 来 刺 我 ， 也 或 许 针 对 着 我 的 眼睛 偷偷 吐 一 口 唾沫 ， 这 是 我 们 
之 间 和 有 的 现象 。 


我 的 两 手 伏地 ， 不 如 此 十 找 不 到 一 个 容 我 颖 望 的 孔 除 的 。 我 的 眼 
前 出 现 了 一 块 草绿 色 的 东西 ， 等 我 挪移 着 视线 ， 这 才 望 清楚 ， 原 来 朴 
斗 袖 正 育 靠 板 壁 站 着， 我 望 见 的 是 他 脚下 的 纱 宾 。 他 穿着 日 本 式 的 胶 
鞋 ， 扎 了 一 副 日 腿 珊 儿 ， 只 在 靠近 他 的 脚 育 处 ， 现 出 一 只 小 马 的 腿 
来 。 那 腿 细 致 而 小 巧 ， 毛 色 涪 日 ， 义 像 柔 软 的 筷 绕 ， 我 淘 望 着 摸 摸 ， 
谁 见 了 这 么 柔美 的 毛色 不 想 用 手 去 措 措 呢 ! 


“你 在 这 做 什么 ? 一 个 野 孩 子 似 的 ， 那 征 什么 下 贱 相 ? ”父亲 站 在 
我 面前 说 。 


我 不 知道 为 什么 父亲 没有 揪 我 的 耳 东 。 父 亲 的 气质 完全 变 了 ， 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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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 。 父 杀 的 面色 也 改 成 红润 的 ， 而 且 身 体 肥 硕 ， 完 全 十 一 个 健康 老人 
的 肥 硕 ， 并 不 显得 胱 肿 仿 懈 。 这 是 我 现在 才 注 意 到 的 ， 也 许 去 年 冬 
天 ， 父 杀 的 体态 已 经 起 着 变化 了 ， 我 整 天 看 见 却 没 意 识 到 。 许 多 人 都 
征 在 久别 重逢 后 才能 更 清楚 地 发 现 亲 人 体态 上 入 已 进行 着 的 某 种 变化 
的 ， 而 我 初 见 反而 没有 注意 到 ， 却 在 现在 注意 到 了 。 我 站 起 来 ， 俯 着 
脸 ， 擦 着 自己 手 上 的 尘土 。 


“你 的 手绢 呢 ? ” 
“ 姥 娘 洗 去 了 。” 
“ 噶 ! 把 我 这 块 给 你 ， 可 别 丢 了 呀 ! "父亲 说 。 


我 走 过 去 接 的 时 候 ， 完 全 意外 地 父亲 不 即刻 把 手绢 给 我 ， 反 而 让 
我 伸 出 手 来 ， 他 杀 目 给 我 拱 干 净 后 才 交 给 我 。 给 我 控 手 的 时 候 说 : “你 
入 学 这 么 迟 ， 老 师 没有 责备 你 ? ” 


“没有 。” 我 说 , “我 们 学 校 来 了 个 好 老师 ， 从 北 泵 来 的 。” 


“什么 叫好 老师 ， 不 读 四 书 五 经 哪里 会 有 好 老师 。 今 年 毕业 了 ， 稳 
爸 给 你 在 山东 请 个 好 老师 上 来 ， 你 要 欢喜 读书 ， 好 老师 有 很 多 。” 


铬 是 说 这 话 的 是 母 杀 ， 我 一 定 闪 日 全 时 辩护， 我 一 定 让 爱 我 的 人 
也 敬重 我 所 仰 莫 的 人 ， 然 而 这 古 父 亲 说 的 ， 我 束 没 有 作 声 。 因 为 父 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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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 狗 叫 的 ， 这 叫 书 ! RAT, RRMA CAAA YT , OE Aa 
我 在 学 校 里 也 是 受 诚 视 的 ， 自 然 和 成 视 课 本 有 着 互 为 因果 的 作用 。 可 
古 现 在 我 心里 不 平 ， 不 过 只 是 因为 日 全 野 也 在 父亲 的 莽 视 之 内 而 已 。 
以 至 于 父亲 重新 问 我 : “给 你 在 山东 请 个 先生 来 ， 好 不 好 ? ?我 惑 
说 :“ 好 。? 实 在 是 因为 父亲 刚才 没 贡 区 我 而 取悦 他 ， 当 时 根本 没有 理 
解 父 亲 所 说 那 话 的 意义 。 


母亲 这 时 也 走出 来 了 。 
父 杀 说 : “ 吃 完 饭 再 种 不 好 吗 ? ” 


母亲 说 : “ 趁 着 有 太阳 种 下 去 就 算 了 ， 吃 完 饭 种 ， 还 得 点 着 灯 浇 
il” 


这 是 指 痢 种 黄瓜 说 的 ， 原 来 妆 学 礼 市 下 来 半 两 瓜 种 ， 母 杀 在 窗 下 
eI TRY, tie MARS A DMG EIS RA GR, 而且 还 能 
日 吃 到 新 鲜 荣 , “AE IER PBA TE ARE EP AR” © SCOR ETE CE AAT 
RF EBA HUST. AA ULSSFUL SEM: “你 还 要 在 冬天 种 麦子 
Ne? "ARATE, tie: “反正 有 很 多 瓜 种 ， 目 己 也 用 不 了 这 许多 ， 
种 上 试 试 ， 关 十 冻 死 了 ， 表 等 清明 种 第 二 裔 。” 这 是 委 学 礼 昨 天 还 在 
午餐 座 上 说 的 话 ， 并 且 临 走 他 还 帮忙 和 淮北 搭 完 反 架子。 不 想 今 天 我 
在 学 校 的 大 半天 工夫 ， 和 母亲 履 室 的 窗 下 居然 侧 了 丈 方 那么 大 的 一 块 
+, 而 且 土 块 都 用 手 挫 碎 了 。 


SOR Bs UL BES A Ee BEI RAE SC: OM SACL ICI | 还 没 
有 打 春 雷 ， 天 气 也 没有 变 ， 你 们 区 ® 种 起 菜 来 了 ， 这 可 不 是 人 的 力量 能 
顶 模 的 。” 又 对 我 说 :“ 寿 是 你 妈 当 了 女 呈 ， 我 看 连天 都 能 翻 过 来 给 虽 
们 看 看 。” 


母亲 就 笑 着 说 ; “天 可 不 能 ， 天 上 有 老 佛爷 。 可 是 三 月 里 叫 它 长 庄 
艾 可 不 算 稀奇 ， 怎 么 海南 家 冬天 麦苗 埋 在 雪 里 ， 还 冻 不 死 川 ! 不 是 一 
样 地 长 ?” 


“怎么 会 一 样 。” 父 亲 说 ,，“ 海 南 的 地 气 不 同 啊 ! 谁 见 过 海南 的 三 月 
AFR A? TIX EMRE BRK BE? 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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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。 既 看 不 出 她 是 赞同 父亲 ， 叉 看 不 出 来 她 十 赞同 母 杀 。 现 在 她 才 
Ui: “在 明海 南 家 里 可 征 过 了 谷雨 节 才 种 庄稼 。” 


在 这 谈话 当中 ， 我 一 直 站 在 父 杀身 劳 。 我 是 巴 望 着 一 个 机 会 ， 再 
能 够 伏 在 板 颖 上 望 望 密 嘉 院子 里 的 小 马 ， 并 且 回 殉 区 吸 嘴 。 她 是 伏 在 
窗 玻 璃 上 的 ， 我 望 见 她 明朗 的 眼睛 ， 她 立刻 懂得 我 的 意思 了 ， 面 有 影 从 
玻璃 衣 后 消逝 ， 一 会 儿 她 现 吴 在 门口 ， 又 悄悄 从 母亲 育 后 溜 到 父亲 育 
ja, KAA PRES UE o 


“在 院子 里 呢 ! "五 分 钟 后 ， 我 听见 她 在 背后 癌 我 小 声 招呼 。 


不 想 母亲 在 那 时 让 我 进 屋 去 取水 标 。 等 我 回 到 院 心 ， 克 克 已 经 投 
在 母亲 人 怀 里 喃 喃 着 : “OTR T WS... WB CRIS © ” 


“也 梨 叫 你 哥哥 去 给 你 拿 。” 父 亲 站 在 院 心 说 ,“ 过 去 吧 ! ” 
“ 进 屋 可 别 慰 醒 你 小 妹妹 呀 ! BEDE UE 


有 积 号 ， 我 们 就 什么 都 专 了 。 屋 里 只 有 我 们 两 个 人 。 我 把 一 倪 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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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 “ 表 ”， 我 们 又 回 到 院子 里 去 % 不 过 已 经 起 记 邻 院 的 小 马 了 。 


第 二 天 早晨 于 兆 祥 和 剂 以 文 来 约 我 上 学 ， 当 我 们 走出 门口 ， 我 突 
然 想起 它 来 ， 并 且 悄 悄 把 这 消息 告诉 了 他 们 ， 又 领 着 他 们 俩 到 板 壁 底 
去 探望 。 首 移 是 我 望 见 的 ， 那 是 一 匹 纯 黑 的 马 驹 ， 毛 卷曲 着 ， 两 只 蹄 
子 是 白 的 ， 伸 出 马 懂 门 外 来 。 它 的 眼光 机 警 、 敏 捷 、 活 泼 ， 挺 立 着 侦 
听 什 么 ， 又 随时 会 跳 开 去 似 的 担心 。 草 以 文 低 声 催促 我 让 位 给 他 宁 
探 ， 我 束 摇 手 示意 ， 怕 它 吃惊 ,我 相信 它 即 刻 会 跳 到 院 心 来 ， RAE 
全 不 昕 母 马 的 低 唤 而 跳出 来 了 。 我 让 位 给 荆 以 文 并 小 声 嘱 咯 他 不 要 作 
啊 。 第 三 个 该 轮流 到 于 兆 伴 了 ， 草 以 文 却 同 它 发 出 低 声 的 马 鸣 ， 我 请 
楚 地 听见 一 阵 小 故 似 的 逃奔 声 ， 一 切 义 客 然 了 。 


于 兆 祥 露出 抱怨 的 眼色 ， 还 想 伏 着 身子 等 待 ， 只 听见 败 奖 大 声 
说 : “你们 还 没 走 哇 .…...” 


我 们 整 像 受惊 的 山 斑 一 样 欢笑 着 跳出 院子 。 这 天 的 天 气 ， 温 暧 如 
春 ， 只 十 天 空缺 少 燕 子 ， 墙 脚下 也 没有 青草 。 可 是 气 奶 是 柔和 的 。 晚 
上 放学 ， 我 唯一 的 念头 是 一 到 家 门口 束 脱 掉 制服 里 的 辛 毛衣 ， 我 目 己 
舰 得 脸 上 热 烘 烘 的 ， 不 时 用 手 去 试验 ， 同 窗 们 的 脸色 多 数 都 是 红润 


的 ， 现 着 玫瑰 色 。 确 实 快 到 挖 小 嫩 菜 的 日 子 了 。 商 店 里 的 店员 大 半 都 
收藏 起 三 耳 皮 帽 ， 换 上 扑 皮 帽 了 。 


一 进 大 | 口 ， 我 束 疝 后 院 跑 去 。 我 容 过 前 面 天 井 ， 那 里 静 悄 悄 地 
不 见 一 个 人 。 我 是 怎样 的 欢 路 呀 ， 当 我 在 第 二 进 车 门口 发 现 密 嘉 家 那 
匹 纯 黑 色 的 小 马 驹 子 在 那儿 慰 慢 地 探索 某 种 声音 的 时 候 。 也 许 它 还 找 
不 到 声音 的 来 同 ， 也 许 它 的 眼力 还 不 及 我 的 跳跃 迅捷 。 它 的 贷 背 和 前 
额 结 着 红 绸 的 布 条 儿 ， 一 个 上 午 ， 我 已 经 态 记 了 它 ， 现 在 是 出 乎 我 总 
外 地 遇见 一 个 最 亲切 的 小 朋友 那么 同 它 跳 过 去 。 我 是 曾经 渔 望 着 要 摸 
摸 它 软 柔 的 蹄 毛 的 ， 现 在 我 要 拥抱 它 了 ， 那 瞬间 ， 它 是 吃惊 了 ， 按 理 
该 拔 腿 飞 跑 ， 可 十 它 的 四 蹄 钉 在 那里 似 的 ， 只 是 膝 兰 弯曲 了 一 下 ， 捏 
着 优美 的 小 贷 ， 做 出 欲 跑 不 得 的 姿势 。 而 且 同 时 筑 部 后 陷 ， 我 清楚 地 
望 见 它 腋 下 肌肉 的 颤 拌 ， 它 是 过 度 慰 恕 了 呀 ! 驯 顺 地 让 我 把 膀子 抱 
住 ， 我 进而 把 它 的 整个 身子 抱 到 胸 前 ， 然 而 又 和 是 那 么 况 重 ， 现 在 才 筑 
出 的 沉重 。 到 搬 给 我 抱 起 来 了 ， 它 的 两 只 后 腿 还 拖 着 地 。 我 目 己 也 不 
知道 目 己 要 做 什么 ， 只 是 用 脸 贴 了 贴 它 的 前 额 。 我 又 放下 来 ， 还 想 把 
它 抱 到 我 家 院子 里 去 。 我 放 得 很 经 ， 然 而 它 的 四 腿 典 伏 看 ， 卧 在 那儿 
不 动 了 。 只 是 两 只 玲珑 的 大 眼睛 ， 露 着 吃惊 的 光 储 ， 我 还 蹲 在 它 的 类 
前 ， 轻 轻 摸 着 它 柔 美的 嘴巴 。 两 分 钟 之 后 ， 我 才 发 现 它 扬 厦 膀 颈 挣扎 
着 想 站 起 来 ， 义 古 怎 样 的 困难 。 起 初 我 还 帮助 它 ， 可 是 我 一 动手 ， 它 
有 反而 稳 卧 不 动 了 。 末 后 就 古 扶 起 它 的 前 半截 映 子 ， 它 的 两 只 后 腿 还 是 
蹲 坐 式 地 固定 在 原 位 上 。 


我 立刻 仿 惯 了 。 仿 佛 荐 了 巨大 的 灾祸 。 四围 依然 古 静 悄悄 的 ， 一 
个 人 也 没有 。 我 望 见 它 鼻孔 不 正常 地 哗 吁 ， 还 在 倾倒 中 挣扎 ， 就 悄悄 
地 逃 到 目 己 的 院子 ,书包 也 没有 凶 下 来 ,匆匆 天 了 院 门 ， 我 的 心跳 得 
那么 厉害 ， 背 靠 着 院 1 站 立 了 许久 ， 想 听 听 外 面 的 动静 。 现 在 我 所 最 
担心 的 是 性 有 人 发 现 我 曾经 从 它 号 和 并 路 过 了 。 


“到 哪 去 玩 过 ? "母亲 在 我 一 进门 融 问 , “怎么 额 上 那么 些 计 也 不 知 
道 擦 擦 。” 


母 杀 古 到 父 杀 日 常 睡 午觉 的 客室 里 去 的 ， 我 也 就 跟 过 去 。 我 还 听 
见 有 客人 的 说 话 声 ， 可 是 没有 昕 出 那 是 朴 斗 实 的 口音 ， 读 者 可 以 想象 
到 当时 我 的 脸色 为 什么 谷 日 起 来 。 


我 完全 没有 听 明 白 朴 斗 实 对 我 说 些 什 么 ， 只 望 见 他 的 笑容 。 


朴 斗 实 是 给 父 杀 建议 改 种 称 田 的 。 当 时 父亲 还 在 兴奋 地 说 什么 ， 
没有 注意 我 。 然 而 上 罕 婆 偷偷 把 我 招呼 出 去 ， 说 是 锅 里 给 我 留 的 年 料 ， 
那 是 朴 斗 实 家 里 办 喜事 送 的， 说 是 还 给 小 马 挂 了 彩 。 


Ae SRA, MARNE BA, Elle eA tL FB 
包 ， 我 是 随时 担心 朴 斗 实 发 现 小 马 的 挫伤 而 会 忽然 招呼 我 。 


区 克 跳 下 迷 来 迎接 我 ， 我 也 不 去 注意 ， 俯 姿 问 我 是 不 是 感冒 了 ， 
我 也 不 说 。 我 站 在 那里 ， 什 么 也 漠不关心 ， 只 是 觉得 心口 跳 。 听 见 父 
亲 说 : “时 地 也 没有 见 到 多 少 租 ， 改 了 稻田 种 粮 米 也 好 。” 


“旱地 十 不 能 改 的 。 不 管 坚 么 说 ， 我 们 每 年 夏天 还 能 有 几 天 吃 到 新 
鲜 的 包 米 棒子 ， 再 说 ， 时 地 改 了 水 田 ， 你 让 那些 老 地 户 到 哪里 去 。 震 
征 他 们 愿意 开 药 ， 把 充 地 改 水 田 ， 那 么 束 招 收 他 们 ， 反 正 殉 着 也 是 殉 
着 ， 愿 意 改 什么 束 改 什么 。 我 们 也 吃 不 悍 粳米。 大 是 你 等 几 天 下 屯 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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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 一 趟 ， 让 他 给 我 预备 两 间 房 于 。” 


“好 哇 ! ” 朴 斗 实 的 声音 , “ 女 财 东 放 心 ， 管 保 我 给 你 传 到 。 实 在 我 
们 高 丽 的 庄 乏 人 够 苗 了 。 整 年 钠 地 都 须 向 外 批 豆 子 ， 一 到 秋天 收 账 的 
fee a ee 


“可 不 能 这 么 说 。" 母 亲 的 声音 ，" 我 问 你 ， 是 地 租 重要 呢 ， 还 是 借 
的 债 吃紧 ? 得 先 让 人 家 地 东 收 了 租 哇 ! 那 是 在 我 的 地 里 长 的 庄稼 ， 外 
人 谁 敢 说 先 收 账 ， 说 得 好 听 ， 地 户 不 管 在 谁 手 里 向 外 批 的 豆子 ， 我 若 
是 不 看 你 朴 某 人 的 面子 ， 我 谁 也 不 叫 他 们 到 我 的 地 户 家 里 去 动 动 粮 
f° 


朴 斗 实 的 声音 : “AFRAFNASRMOIK, Wexa eae ay 
东 去 私下 里 收 哇 ! 当时 我 可 说 明日 的 ， 你 家 宽裕， 我 .….….” 


“Khe RAL SE! "母亲 的 声音 ,“ 你 把 他 们 一 年 所 收 的 粮食 ， 都 
讨 来 了 。 到 了 春天 种 地 的 时 候 ， 他 们 来 向 地 东 借 吃 粮 ， 你 可 不 作 声 
了 ， 单 等 夏天 批 豆子 ， 你 当 我 还 不 知道 ? ” 


朴 斗 实 吏 啊 亮 地 笑 了 。 一 个 狭 肥 的 人 ， 给 人 当面 把 奸 谋 揭穿 之 
后 ， 是 有 这 种 笑 的 。 之 后 又 说 : “好 了 ， 口 信 我 管 傈 市 到 。 至 于 改 水 田 
的 问题 ， 我 还 是 等 财 东 的 回信 。” 叉 小 声 说 :“ 财 东 们 不 知道 ， 那 些 人 
BE! 他 们 刚 从 我 们 本 国威 北 境 来 ， 有 一 些 我 介绍 到 龙井 村 去 了 ， 
有 一 些 我 介绍 给 荆 太 仪 会 办 的 久 棚 里 去 了 。 留 下 来 的 ， 部 是 勤 的 ， 顶 
好 、 顶 规矩 的 庄 称 人 。 你 就 想 ， 好 吃 懒 做 的 ， 我 还 会 介绍 给 老 会 办 。” 


“好 了 ， 好 了 ， 就 这 样 .….. 再 商量 吧 ! > 


母亲 走 进来 ， 目 语 着 说 : “还 商量 ? 也 不 知道 还 有 什么 商量 的 ， 那 
A ere 


我 是 完 完 全 全 放心 了 ， 朴 斗 实 没有 提 到 我 一 个 字 。 然 而 我 始终 沉 
着 我 刚才 是 营 了 祸 ， 时 时 想 知道 那 小 马 驹 是 不 是 我 走 后 就 他 起 来 了 ， 


HE 
可 又 不 敢 出 去 ， 怕 移 帘 到 目 己 身上 。 


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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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每 一 句 话 ， 都 会 发 出 久久 反 啊 着 的 被 锤 击 的 回声 。 虽 然 她 们 只 是 为 
着 发 泄 谈 欲 而 找 来 的 话题 。 我 是 十 分 虔诚 地 默 情 着 它 那 小 小 生命 的 安 
人 全。 然而 又 一 直 摧 在 屋 里 ， 害 怕 走 出 门口 会 听见 隔 邻 的 任何 关于 小 马 
的 惊叹 ， 而 且 又 阻止 着 母亲 : “不 要 老 是 说 话 了 ， 人 家 怪 饿 的 。” 实 在 
我 伯 听 在 我 耳 前 谈 它 的 任何 语句 。 我 相信 ， 只 有 一 个 诬 杀 者 面 对 着 谈 
被害 人 的 情形 ， 才 有 这 种 不 安 又 想 避 讳 的 心情 。 


第 二 天 放学 我 才 不 避嫌 疑 地 伏 在 壁 克 的 颖 里 重新 癌 邻 院 探 看 ， 然 
而 院子 里 没有 什么 ， 只 望 见 一 志 干 稻草 的 一 角 和 马帮 门口 之 间 的 一 块 
空地 ， 有 一 只 母 鸡 和 两 三 只 麻 人 省 在 那 空虚 的 走道 上 站 立 着 。 它 们 的 耳 
末 古 敏感 的 ， 听 见 我 的 呼吸 了 吗 ? 都 仰 着 小 小 的 头 部 在 空气 里 侦 听 什 
么 。 我 不 久 听 见 一 种 母 马 刨 蹄 子 的 声音 ， 并 且 发 出 亲切 的 低 唤 * 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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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 感受 。 然 而 我 自慰 着 ， 也 许 两 三 天 以 后 ， 它 会 重新 健康 了 。 然 而 是 
不 是 已 经 死 了 呢 ? 我 急切 地 想 知道 。 又 想 听 见 人 说 “ 它 完全 好 了 ”。 


当 我 在 门口 听见 密 嘉 在 他 的 院子 里 吹 口哨 的 当 儿 ， 我 是 那么 迅捷 
地 跑 到 板 壁 前 ， 向 板 壁 裂 妖 叫 道 : “ 密 嘉 ， 安 妮 亢 盖 马 力 ， 病 大 利益 
2? 起" 我 忘记 了 我 们 之 间 过 去 的 仇恨 ， 忘 记 了 我 们 一 向 是 不 招呼 
的 ， 我 忘记 了 过 去 的 一 切 。 


密 嘉 最 初 吃 惊 地 望 着 板 壁 ， 一 手 插 入 链 袋 里 ， 一 手提 了 一 个 打 乌 


的 弹 写 。 终 于 他 确定 是 我 的 呼声 了 。 他 走 近 来 ， 而 且 发 现 我 的 眼睛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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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CMTC m a)? PRI, “SEMIS? RUT AH? ”我 说 第 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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头 ， 做 出 死 的 姿势 。 他 并 不 怀疑 目 己 的 中 国语 言 ， 不 是 为 了 辅助 语言 
而 作 仿 ， 他 完全 是 目 娱 而 娱 人 的 那么 作 态 。 


我 小 小 的 灵魂 开始 负 着 一 块 罪恶 的 黑 影 了 。 我 目 问 并 没有 存心 损 
害 它 ， 反 之 我 是 那么 喜爱 它 ， 然 而 它 却 因为 我 的 拥抱 而 卧 倒 而 死亡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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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什么 我 在 学 校 里 潜心 在 书本 上 的 男 一 个 原因 ， 而 且 友 谊 上 逐渐 和 荆 
WAM Hii T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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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 此 开始 了 友情 的 来 往 。 直 到 我 们 是 县 了 立 高 等 小 学 同学 了 ， 一 直 束 没 
有 瑰 远 过 。 由 于 这 个 新 获得 的 友谊 ， 那 些 天 我 的 精神 稍微 有 所 慰藉 
了 ， 最 初 我 曾经 时 常 给 天 亡 的 小 号 驹 于 的 幻影 折磨 过 。 我 的 家 性 和 许 
多 中 国 的 古老 家 星 的 习俗 一 样 ， 尊 染 看 佛教 。 尤 其 是 母亲 ， 每 逢 初 一 
十 五 必定 斋 式 。 而 我 目 幼 所 受 的 轩 奉 神 见 的 是 染 ， 当 时 在 我 幼小 的 灵 
魂 上 立刻 起 着 深刻 的 反应 了 。 我 曾经 想到 小 马 骆 的 阴魂 在 税 罗 王 前 的 
至 告 ， 据 中 国 的 轮回 说 的 教 守 的 意思 ， 冀 类 也 是 人 脱胎 的 ， 由 于 他 前 
世 不 可 饶 想 的 徘 似 ， 并 且 我 目 拟 着 答 词 为 我 目 身 辩护 ， 我 仿佛 是 在 弥 
界 里 站 立 在 疝 罗 王 面前 ， 说 我 是 剑 着 怎样 的 喜爱 才 去 拥抱 它 的 。 那 时 
候 ， 和 母 杀 发 现 了 我 党 注目 空中 沉思 ， 那 几 个 晚上 临 睡 前 ， 和 母 杀 必定 擎 
灯 照 照 我 ， 并 说 : “你 想 什 么 ? 怎么 还 不 睡 ， 明 天 早晨 好 早 些 起 来 上 
学 。? 她 担心 地 几 次 追问 :“ 有 是 不 是 这 几 天 号 上 不 舒服 ? ” 


我 始终 十 保持 着 这 个 秘密 ， 任 谁 也 没有 透露 。 和 这 同时 在 我 脑子 
里 出 现 的 ， 又 有 委 仰 山 伯 伯 的 幻象 。 他 神秘 性 的 招呼 ,深入 仓 屋 畸 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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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 .……. 给 我 的 印象 是 这 么 的 深刻 。 我 时 常 目 问 : “是 不 是 我 走 后 ， 他 们 
发 现 净 仰 山 伯 伯 那 晚上 盗 米 而 打架 呢 ?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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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许多 幻想 世界 了 。 


等 到 那 匹 黑色 小 马 驹 给 我 的 忧郁 淡 下 去 了 ， 我 就 觉得 在 自己 家 庭 
的 幸福 了 。 我 的 父亲 对 我 一 天 比 一 天 慈爱 ， 而 且 绝 口 不 提 回 山东 的 事 
了 ， 只 是 常常 怀念 着 姜 仰 山 伯 父 。 我 的 母亲 现在 是 主持 家 务 和 地 产 的 
中 年 妇 人 了 ， 整 日 可 以 昕 见 她 爽朗 的 发 自 健康 体质 的 笑 声 。 尤 其 是 发 
现 种 的 瓜子 芽 没 露 土 就 完全 冻 枯 了 的 时 候 ， 她 笑 得 是 那么 响亮 ， 且 自 
me: “我 还 当 是 靠 墙根 的 地 ， 隔 墙 就 是 暖 壳 ， 哪 会 冻 得 瓜 苗 露 不 出 土 
束 死 了 ! >” 


“你 的 能 耐 不 是 大 吗 ? SOR A], “我 当 是 你 种 的 ， 腊 月 的 
种 子 也 能 吐 芽 呢 ! 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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岸 的 故乡 了 。 她 那 被 损害 的 灵魂 ， 已 经 由 于 年 龄 ， 由 于 最 近 儿 年 温暖 
的 饮食 嗜 饮 的 生活 完全 补养 好 了 。 一 个 年 迈 的 老人 ， 到 了 这 个 时 候 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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念 着 实 榴 的 初生 子 喜 了 于。 临 走 的 前 两 天 ， 还 走 了 几 家 商店 ， 为 了 给 喜 
子 置 买 一 顶 帽 和子， 作为 祖母 的 赠 物 ， 结 果 没 有 一 个 中 意 的 帽子 可 买 ， 
而 且 她 又 不 知道 喜 子 的 头 是 大 是 小 ， 又 介 戴 上 不 合适 ， 这 有 她 最 大 的 
忧虑 ， 到 撒 母 亲 让 她 在 我 所 戴 过 的 旧 帽 子 里 挑选 了 一 顶 ， 才 重新 愉快 
起 来 。 过 后 ， 母 杀 说 她 当时 还 想 讨 双 鞋 ， 可 是 她 推脱 了 “。 母 杀 虽 治 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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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 贴 喘 用 过 的 物件 ， 给 外 人 踏 在 脚底 下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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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天 离开 跟前 ， 早 一 天 省 心 。 可 是 临 到 要 分 别 时 ， 突 然 又 难过 了 “。 到 
奔 是 一 块 乡土 生长 的 人 ， 而 且 在 母 杀 忧郁 不 欢 的 那些 年 月 ， 她 是 从 这 
位 目 己 女 家 的 亲族 身上 得 到 许多 珍贵 的 宽慰 的 。 又 遂 :“ 那 时 候 ， 这 个 
小 的 也 长 大 了 ， 会 认 人 了 。 连 儿 和 克 克 还 会 筷 了 是 你 侍奉 起 来 的 ? ” 


BBM: “大 是 退回 两 年 去 ， 你 用 鞭子 赶 我 出 去 ， 我 也 不 动 
啊 ! ?她 的 眼 睫 间 含 着 泪 ， 为 母亲 的 话 所 感动 了 。 可 是 还 装 作 愉快 的 笑 
容 说 :“ 连 儿 是 不 会 坪 了 我 这 个 孤 塞 老婆 子 的 ， 是 不 是 ? "接着 又 幸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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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连 儿 ，* 母 亲 说 ，“ 你 姥 娘 要 回去 了 ， 你 心里 舍得 她 走 ， 不 让 她 久 
下 ?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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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 试题 卷子 了 ， 又 有 绘图 的 课 ， 那 是 我 每 星期 最 感 趣味 的 一 小 时 ， 所 
以 说 话 时 口 不 应 心 。 而且 我 现在 的 世界 更 宽 益 了 ， 一 天 一 天 觉 着 六 效 
和 我 距离 和 了 ， 正 像 我 所 舍弃 的 幼 时 爱 友 洛 布 达 一 样 ， 奉 是 汶 效 三 年 
前 要 走 ， 或 许 我 会 大 声 活 着 不 肯 人 省 ， 束 是 母亲 威胁 ， 也 会 抱 着 她 两 腿 
不 放 开 。 时 间 是 可 怕 的 分 散 厦 人 们 的 杀 友 。 


SI Ree: “ 姥 妇 回 家 等 着 你 呀 ! 等 你 回 海南 成 杀 的 时 候 ， 我 给 
你 主持 喜事 ， 那 时 可 别 把 酒肉 仓 门 的 铀 是 交 给 别人 哪 ! ” 


BER LT RIS TS: “ 那 还 得 十 年 八 年 的 呢 ! ” 


“在 明 家 哪 有 这 人 么 晚 概 亲 的 ， 再 待 五 六 年 殉 中 了 呀 ! 真 的 ， 我 还 想 
给 连 哥 儿 保 个 媒 呢 ! 我 们 庄 上 举人 家 的 孙女 儿 不 知道 有 主 了 没有 ， 上 比 
连 哥 儿 八 成 大 三 四 岁 吧 ! RBA EET MASS T° Ae...” 


“ 那 还 远 着 呢 ， 我 是 不 打算 给 他 很 小 束 订 了 的 ， 我 也 不 想 落 孩子 的 
埋怨 ， 那 是 他 一 幸子 的 事情 ， 等 他 大 了 目 己 相 吧 ! 反正 关外 十 时 兴 这 
样 的 风气 ， 姑 奶 没 过 门 束 能 和 女婿 家 来 往 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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夜 人 们 谈天 所 有 的 那 种 不 高 的 声音， 思 前 想 后 地 谈论 不 休 。 次 日 ， 我 
起 得 很 时 ， 和 伏 交 一 起 出 门 的 ， 父 亲 那 天 也 例外 地 早起 了 。 那 时 鸡 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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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车 店 里 去 了 ， 约 好 黎明 在 临街 的 车 门口 等 车 。 那 是 些 长 途 运 货 的 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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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计划 呢 ! 而 且 朝 鲜 庆 源 府 通 咸 北 境 钟 山 的 公路 也 没 修 次。 来 往 渤 海 
南北 的 人 们 有 的 就 搭 这 种 长 途 货车 去 延吉 ， 从 营口 出 海 。 


母 杀 送 着 罕 姿 ， 路 过 临 窗 的 瓜 棚 还 说 :“ 表 婕 ， 你 看 看 你 种 的 瓜 都 
MEST, ARBRE! 你 整 不 想 再 等 些 日 子 吃 了 瓜 再 走 ? ” 


信 效 说 :“ 连 儿 号 瓜 的 时 候 ， 不 筷 了 我 ， 束 是 我 念佛 修 的 了 。 ?又 
说 : “你 不 用 送 了 ， 这 汶 味 怪 叫 人 难受 的 ， 还 不 知道 货车 什么 时 候 走 过 
来 呢 ! ”又 小 声 说 :“ 连 儿 他 驳 想 家 呢 ! 我 看 过 几 年 收拾 收拾 家 产 回 海 
南 吧 ! 不 管 这 里 怎样 至 福 ， 到 悦 古 海外 一 一 我 可 是 生来 的 穷 命 ， 整 想 
那 块 黄土 地 呢 ! ” 


这 天 父亲 起 得 很 早 ， 却 没有 出 来 ， 只 送 到 院 门 口 ， 说 了 声 :“ 帮 是 
你 在 家 里 儿 媚 还 给 你 气 受 ， 再 上 来 吧 ! ”仿佛 只 是 为 了 这 人 句 话 才 起 得 这 


人 么 早 似 的 。 


Ea 


在 车 门口 ， 崔 婆 氛 着 我 的 脸 说 : “ 姥 娘 再 看 看 连 儿 的 脸 ! ”她 的 眼 
睫毛 有 泪 滴 了 ， 又 笑 着 向 母亲 说 :“ 连 儿 若 是 回去 ， 他 亲 姥 爷 看 见 不 喜 
欢 得 什么 似 的 。” 


母亲 以 前 是 久久 沉思 着 ， 现 在 说 : “我 不 愿意 听 提 到 他 的 话 ， 我 也 
没有 妇 家 .…… 帮 是 娟 家 门 上 有 一 个 人 杀 我 ， 还 不 会 在 这 块 二 三 月 不 见 
一 根 绿 草 的 天 东山 过 日 子 呢 ! 你 临 走 ， 我 还 不 给 他 们 带 点 稀罕 东西 
去 ， 可 是 呀 .,.;. 让 他 们 等 着 去 吧 ! ” 


“ 老 的 终归 是 老 的 。 连 儿 他 女 ， 你 束 记 恨 在 心里 一 达 了 于 ， 他 们 当初 
还 不 是 为 了 这 边 的 门户 好 ..……... 一 时 糊涂 ， 信 图 这 边 的 富贵 日 子 ? ” 


“车 来 了 。* 母 亲 突然 扬 脸 侦 听 着 ， 街 的 东 端 果然 有 一 捉 长 途 车 友 
肥 然 行驶 而 来 的 响声 。 那 时 街道 还 是 寂 无 行人 的 ， 听 来 格外 地 震 耳 。 
时 间 越 是 急促 ， 事 情 也 就 越发 多 了 “。 崔 婆 突然 想起 我 的 衣服 ， 那 是 前 
两 天 洗 后 晒 干 收 在 信 橱 底下 的 ， 这 时 交代 给 母亲 ， 还 说 给 克 克 做 的 裤 
子 也 放 在 那 衣 党 的 一 到 里 。 母 亲 也 突然 想起 昨夜 给 崔 小 预备 的 鸡蛋 ， 
还 在 壁 栖 的 盆子 里 。 

当 我 跑 回去 找到 那些 者 熟 的 鸡蛋 时 ， 父 亲 还 在 他 的 客室 里 问 我 < 找 
什么 "， 我 是 匆忙 的 ， 竞 找 不 到 一 个 适当 的 东西 来 装 它 ， 到 底 还 是 用 了 
父亲 送 给 我 的 那 块 白手 绢 包 起 来 ， 提 到 手 里 了 。 


信 效 已 经 坐 到 装 满 豆 弃 的 四 轮 运 货车 上 ， 那 车 的 前 前 后 后 全 是 拉 
载 的 车 辆 ， 因 而 声音 很 喧 曾 。 和 车 夫 带 给 她 的 时 候 ， 她 正在 检 皮 目 己 的 


行李 ， 以 致 我 所 说 的 话 她 都 没 听 见 ， 把 我 的 手绢 也 市 走 了 。 


那 时 我 和 母 杀 站 在 大 | ] 口 目送 她 ， 那 辆 货车 离开 二 三 十 步 远 了 ， 
还 望 见 她 癌 母 亲 扬 手 。 母 亲 小 声 说 着 : “知道 了 呀 ! ”我 也 不 知道 母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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亲 早 些 进 院子 ， 不 必 站 在 那里 目送 似 的 。 可 是 直到 最 后 一 辆 货车 内 过 
去 了 ， 和 母 杀 依然 站 在 那里 ， 在 那 重新 寂静 下 来 的 气 奶 间 ， 鹿 见 了 渤海 
南岸 的 景象 似 的 ， 直 到 我 说 : “ 妇 ， 都 走 完 了 呀 ! WaT Al PARA 
正面 说 : “你 上 学 去 吧 ! ”神色 还 似乎 没有 清醒 过 来 ， 幻 想 着 什么 。 似 
乎 那些 长 途 货车 载 走 了 母 杀 的 魂 灵 一 样 。 


足 足 有 三 四 天 ， 父 杀 和 和 母 杀 又 各 日 沉思 着 ， 不 如 往日 愉快 了 。 同 
时 ， 秆 婆 走 后 才 显 出 她 是 怎样 地 使 人 怀 候 。 从 前 ， 我 放学 回来 ,不管 
TA, ABATED, BERS GEER, AAA BEY ° NORER 
REDE CHAR, ARYA ees — re, Wee THOR To Mea TCIZ 
力 是 黎 有 的 健康 ， 以 至 于 养 成 我 直到 现在 还 是 随手 丢 随 手 还 的 习惯 。 
而 且 这 年 夏天 降临 ， 和 母亲 没 有 能 够 及 时 地 改 狠 铁 纱 的 门窗 ， 因 而 厨房 
里 一 直 有 儿 只 苍蝇 ， 没 能 驱赶 干净 。 母 茶 唯一 的 精力 ， 全 注意 到 经 营 
两 个 氏 棚 的 产业 上 去 了 ， 并 且 预 备 着 秋收 ， 亲 里 去 屯 落 视察 地 再 ， 顺 
便 收 租 。 


1。 大 意 为 那 匹 马 病 好 了 吗 ? ” 


